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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前世原為男性的才貌雙全櫃台小姐──伊莉亞‧休魯茲，今天也同樣於公會聯盟琉聶威魯分部辛勤工作。在競技場的竣工祭典意外遭遇魔物襲擊的幾天後，伊莉亞和分部長法蘭克，一同接待了拉鐸維斯塔教的司祭和教徒──伯納德與蘇菲婭。和蘇菲婭的久別重逢，固然令伊莉亞相當開心，但是站在一旁的伯納德，不知為何卻已遭到邪神附身──發跡於「成為小說家吧」網站的異世界職場奇幻小說，萬眾矚目的正篇第三卷於此登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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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章　提議


		自城門建設期間舉辦的競技場竣工祭典結束後，已經過了幾天的琉聶威魯。


		由於訪客絡繹不絕，競技場持續滿座，進行大規模清掃及整備等工作而休場的日子，也開始舉辦將棋等等大會。


		在這種充滿血腥味的地方舉辦這類活動沒問題嗎？伊莉亞如此心想。不過，對於定期舉辦大會一事，參賽者表達感謝的聲音比較大，而且讚譽有加。


		再來，就是從先前的事件所顯露的──事先捕捉魔物的危險性。


		「與魔物對戰」原本是為了洗脫之前在競技場發生的打假賽形象，因而由公會聯盟總部所提出的方案。不過，受到之前事件的影響，在重新向因此蒙受危險的琉聶威魯居民說明旨趣及對策，並且以住民投票決定接下來的實施方針以前，他們決定先暫時擱置這個沒有發生假賽餘地的雜技表演。


		由於這個競技場名義上是由所屬公會聯盟直轄，因此最高責任者是琉聶威魯分部長法蘭克，不過他在考量分部的現狀後，決定僱用其他人員負責經營。


		至於巡警隊，也沒有受到先前事件的影響，繼續發揮功用，所以琉聶威魯在競技場開場後，並沒有發生什麼問題。


		就公會分部來說，工作內容並沒有出現什麼變化，而伊莉亞則根據幾天前離開琉聶威魯的前副分部長狄倪斯的忠告，開始對普人至上主義者的舉動保持警戒。


		就在這時候，有客人來訪了。


		「各位好像已經認識了，不過我還是再介紹一次。祭司閣下，這位是在分部工作的伊莉亞。伊莉亞，這位是來琉聶威魯的拉鐸維斯塔教會赴任的伯納德•加魯托曼祭司閣下，以及教徒蘇菲婭小姐。」


		伊莉亞在分部三樓的會客室，朝著站在對面的兩人行禮。


		伯納德受到催請，再次坐回沙發上，蘇菲婭與伊莉亞則是站在各自上司的後方待命。


		見識過伊莉亞部分實力的蘇菲婭，對於她也跟自己一樣站在後方待命感到吃驚，不過伯納德倒是沒有覺得什麼不對勁，並沒有出現特別的反應。


		「呃呃……剛剛談到哪兒啦？」


		見到伯納德苦笑地歪起頭，蘇菲婭趕緊上前在他耳邊低語。


		「對對對……我們談到原本計畫進行的琉聶威魯教堂的建設，遭到停工的部分。」


		「我們在很早的階段就決定中止了……」


		導致建設停擺的原因在於當時盜賊公會橫行，因此法蘭克本人並沒有過失。儘管如此，他還是一臉難為情的模樣，這讓伊莉亞不由得心想：做人太過老實也是個問題呢。


		其實，法蘭克可以對自己的功績再感到自豪一點的。


		「說來真是丟臉……當時教會也亂成一團，我們是在很久之後才得知建設停擺一事，所以後來我和蘇菲婭便漸漸地在亞庫拉迪斯多王都的教會受到照顧。不過，在那之後，我們就開始在亞庫拉迪斯多王國四處傳教。」


		「所以，你們是在之前避難時來到隆德威魯的？」


		先前的騷動……神獸失控導致海平面一時上升，並掀起滔天巨浪，使得多數亞庫拉迪斯多沿海的居民全都遷往內陸避難。由於收容設施及糧食問題，鄰國隆德威魯也幫忙收容難民，以致有許多難民移居到琉聶威魯。


		受害的大多是面海地區，亞庫拉迪斯多王都並非臨海，而是位於連結大海的拉卡巴運河稍微上游的位置。


		雖說技術發達的水門可以在某種程度上控制水量，但還是傳出不少因海水上升所導致的災情。


		「不，當時由於許多人前去支援災民，我們便留在王都的避難所幫忙照護工作了。」


		那邊的工作已經告一段落，所以現在才移動到這裡來。


		說到這裡，伯納德將一路來到這裡的來龍去脈做了個總結。


		接著，一行人來到琉聶威魯街上，順便為伯納德與蘇菲婭兩人進行導覽，然後再前往領主公館，與剛從公務歸來的艾格特魯會面。


		等待會面的這段時間，蘇菲婭依舊興奮未減，可以看得出她的雙頰一片紅暈。


		「（怎麼了嗎？）」


		「（啊、啊哈哈……）」


		聽到伊莉亞的詢問，蘇菲婭一臉害臊地搔著臉頰。


		「（該怎麼說呢……我真的好感動哦！雖然亞庫拉迪斯多的王都也有水渠，風景看起來很美麗，但華麗之中還是有陰暗的一面……相較之下，琉聶威魯不僅美麗而且光明！）」


		蘇菲婭以小聲卻又嘹亮的聲音讚賞琉聶威魯的街景。


		與其說是讚賞街景，應該說是讚賞整座城市的氛圍比較正確吧。


		街景算是建築人士的功績，不過街上的氣氛則是當地居民所營造出來的，因此伊莉亞也坦率地對這個讚賞感到開心。


		自己喜愛的事物受到稱讚，居然是這麼開心的事情啊。就在伊莉亞有點感動之際，艾格特魯也在此時抵達了。


		「抱歉，讓你們久等了。」


		艾格特魯一現身便低頭致歉，使初次見面的伯納德及蘇菲婭感到驚慌失措。


		至今雖然也曾遇過態度溫和以及謙恭有禮之人，不過從沒見過一位領主姿態擺這麼低，他們會有這樣的反應也無可厚非。


		伊莉亞在這兩人身上看到以前的自己，不由得面露苦笑。


		「我是擔任領主的艾格特魯。」


		「我是即將到琉聶威魯教堂赴任的伯納德。」


		打完招呼，接著在教會就任登錄等等申請書上簽完名後，公務就大致完成了。


		休息時，見到熱茶端上桌，三人也開始像閒聊般談起自己的近況。


		伊莉亞身旁的蘇菲婭雖然一直笑嘻嘻的，但明顯可以看出她完全無法理解那些談話的內容。


		也因為如此，這些人才會讓她們兩個在場。不過，讓一介教徒蘇菲婭與區區一名櫃台小姐參與這麼重要的會談真的沒關係嗎？伊莉亞不由得如此心想。


		（……不過，我已經死心就是了。）


		那三個人無視伊莉亞的心情，繼續交談。


		「──在其他同等規模的都市，大多可見身陷貧困之人，但這裡通通沒有。如果整個世界都像這座城市一樣幸福的話就好了……」


		伯納德苦笑般地說道。


		（貧困是吧……）


		和前世不同，由於這個世界具有任何人都能透過承接委託獲得報酬的公會存在，因此沒有人會沒有工作。伊莉亞曾經如此思考。


		但是，實際上，登錄公會必須經過測驗合格，萬一無法繼續任職，便會依照至今的貢獻，得到退休金及年金之類的款項，從此以後只能靠這些收入維持生活了。


		至於傭兵公會，大多是因為受傷的關係，而商業公會及工業公會則多是因債務等等原因，造成經營困難而失去工作。即便是不用上戰場的農業公會，也不乏受傷而賣掉土地，全家流落街頭的例子。


		（…………不要再想了。）


		伊莉亞察覺到自己愈想愈鬱悶，於是趕緊將回溯的記憶拉回。


		就像這樣，這個世界當然也存在著失業及貧困。


		即便是伯納德口中「幸福的琉聶威魯」，也無法保證現在的狀況可以持續多久。


		自培育後繼之人開始的持續性技術發展，是經濟成長的支柱。


		從這點來看，現場這三人可說是琉聶威魯的三大權力之首。


		伊莉亞判斷這是個好機會，於是等到三人的談話中斷時──


		「那要不要來創辦一所學校呢？」


		她如此發言。


		「妳說『學校』是嗎？」


		聽到這句話後，最先反問的是伯納德。


		應該說，另外兩個人大概已經習慣伊莉亞常會冒出奇怪的話語，所以比起驚訝之情，反而趕緊催促她繼續說下去。


		伊莉亞見狀，開始說明：


		「各國的首都大多都有由國家或公會經營的教育機關。其中一部分原因是由於國家的中樞大多是文官及職員這種需要學問的職務，再來就是因為生活水準提高，不再需要讓小孩外出工作的關係。」


		這是對外的說法。


		實際的目的則是用來做為培育自己所需人才的機關。盜賊公會在這個面向尤其強烈，其教育機關的教育水準，甚至有地方都市的貴族水平。


		即便無法像伊莉亞的前世那樣將教育義務化，但在中立性方面，再也沒有比琉聶威魯更適合的環境了。伊莉亞如此心想。


		這是她基於這些考量所做出的提案，不過不知道那三個人是不是已經察覺到這件事，他們都沒有提起權力干預的事情。


		「原來如此……現在還有多少家庭是讓孩子外出工作的呢？」


		「一共是28戶。詳細來說，大部分都是隸屬於農業公會的家庭，以及經營民宿的商業公會的家庭。」


		艾格特魯流利地回答。


		見到他出自對居民的愛，將現況掌握得如此清楚，伊莉亞感到驚訝不已。法蘭克見狀，也忍不住苦笑。


		他姿態大方地重新轉向伯納德，依舊滿臉笑容地針對現狀加以說明：


		「其他的家庭並非是為了要讓孩子賺錢，而是為了累積經驗，不是將孩子送去做學徒，就是將孩子留在家裡，研讀伊莉亞製作的教材。」


		「伊莉亞小姐製作的教材？」


		見到伯納德一臉驚訝，伊莉亞在內心自嘲「他會有這種反應也很正常」。


		即便在一部分人眼中，精靈是以守護神明的知識聞名，但是不食人間煙火的印象還是十分強烈。所以會對於這樣的人是否具備製作教材的知識抱持懷疑吧。


		對於伯納德的反應，伊莉亞如此推測。


		「那還真是令人放心呢。」


		沒想到伯納德居然很乾脆地認同了，這次換伊莉亞感到目瞪口呆。


		為什麼？──就在她如此思考時，發現站在伯納德身後的蘇菲婭，以歉疚的表情對她點了好幾次頭。


		不曉得是不是因為習慣性地缺乏表情變化，所以伊莉亞內心的疑問並沒有被發現，於是大家再度開始談起學校的話題。


		「已經有草案了嗎？」


		「學習方面的課程計畫已經完成了。再來就是需要您們三位的認可，以及對居民的說明、確保場地和籌措資金。」


		「資金？是要蓋學校專用的校舍嗎？」


		對於法蘭克的提問，伊莉亞回答「不是」。


		「由於不曉得是否會有那麼多學生參加，所以場所部分，目前考慮使用分部的房間。至於資金，則是為了購買在學生面前講解用的黑板等上課必需品。如果資金還有剩餘，也可做為聘請專家前來指導的報酬……而每個月從學生家長那裡收取的學費，則打算用於營養午餐。」


		見到四人啞口無言，伊莉亞的臉上露出「久違地又搞砸了」的乾笑。


		雖說是乘著勢頭提起的，不過在這個世界相當於學校的教育機關裡，教師並沒有在學生面前使用黑板講課的習慣。在教室聽講的課程，學生只會不停地看著自己手上的教材，有問題時，老師再對他們進行個別解說。一般是採用「考試之後檢討錯誤」的方法教學。


		除此之外，學校也沒有供餐的制度。


		富裕的孩子所上的學校，會有服務生將大廚製作的料理端到食堂，至於稍微低階一點的學校，都是由學生自己帶便當。


		「嗯嗯……伊莉亞小姐，所謂的供餐，是什麼樣的概念啊？」


		伯納德的聲音聽起來相當感興趣。


		伊莉亞原本就打算進一步說明，不過看到其他三人好奇的視線不輸給伯納德之後，字斟句酌地加以解說：


		「也就是，將做為教導學生念書的代價，也就是每個月收取的學費集結起來，然後按照人數多寡製作午餐給大家食用。優點是透過大量製作同一款料理，可以降低成本，同時也能以這些著重營養的餐點輔助學生們成長。」


		原來如此──法蘭克與艾格特魯點頭回應。


		至於伯納德，則是低著頭，身體微微顫抖。


		拉鐸維斯塔教的教義是「由世界樹所維持的生命，一律平等」。


		所以應該不會遭到反對吧。伊莉亞如此心想。


		「真是太棒了！！」


		伯納德的反應，該說是不出所料，還是該說是出乎意料呢？


		「這所學校可否交由教會來經營呢！」


		「您的這份心意真是太令人感謝了，不過……」


		見到伯納德興奮成這樣，法蘭克會退縮也是當然的。


		然而對伊莉亞來說，這個提議簡直是天上掉下來的禮物，因此她決定從旁靜觀，希望伯納德可以堅持到底。


		「採買必備品的資金，就使用教會所發放的補助金吧。而且使用教堂的房間來上課，場地的問題就不用煩惱了！」


		伯納德還是老樣子，他那一熱血起來就爆衝的性格，讓伊莉亞完全看傻眼。她和同樣目瞪口呆的蘇菲婭四目交接後，兩人的臉上都不禁露出溫和的笑意。


		她們並不是在取笑伯納德，不過察覺到這些反應後，伯納德像是感到羞愧般，視線游移並露出苦笑。


		見到這個機會，艾格特魯終於能夠插嘴了。


		「祭司閣下的提議，我們真的高興都來不及了。但是，把教會的補助金拿來做這個用途，真的沒問題嗎？」


		伯納德以非常肯定的表情點頭回應。


		「只要是使用在維持教堂或普及教義，在這種不違反教義的範圍內，現場裁量完全委由我來決定。所以這個嘛……如果在學習的內容上，可以安排一段時間宣導生命的珍貴，我想大聖堂也會就此感到滿足吧。」


		（滿足？……）


		祭司說這種話沒關係嗎？


		見到蘇菲婭不由得露出苦笑的模樣，伊莉亞也在心中苦笑了起來。


		「若要納入學習的一部分，我原本就有打算安排道德的課程，所以這部分沒問題。只不過還得兼顧其他課程，可以讓我製作學習指導方案嗎？之後，我會把其他課程的範本送給您過目。」


		「那當然！那當然！」


		雖然表面上說得頭頭是道，但關於學校的事，她也只是大約有個想法，根本還沒擬出具體的方案。


		然而如果是由多位教師教學，就必須製作課程表及學習計畫才行。


		（反正這裡沒有高中、大學那種升學制度，安排得寬鬆一點也沒關係吧。）


		先不論製作的辛勞，一旦做成指導計畫，就可以事先知道接下來要進行什麼，而且發現老師的教導超出計畫內容時，也能正式提出抗議。


		就伊莉亞來說，雖然她沒有把拉鐸維斯塔教當成是狂熱的宗教集團，不過就算是杞人憂天也罷，若這麼做能夠討個安心就行了。


		「有沒有什麼事是我們能夠幫上忙的？」


		「光是為學校打通關，使其得到國家及公會的認可，就已經非常完備了。


		……要說有什麼願望的話，就是希望能夠給出『對於修完全部課程的人，將幫忙斡旋職場』的保證……不過，畢竟目前還只是試驗階段，對就職的一方及僱佣的一方來說，都還是個未知數就是了。」


		再更進一步的話，伊莉亞還希望可以設置專攻學科的班級，不過現在做這些，恐怕只會因得意忘形而招致失敗。


		（雖說結果很重要，但沒有過程就不會產生結果啊。）


		因此當前的首要目標，還是先一邊提升學力，一邊讓學生探索各式各樣的可能性吧。


		「那就來決定學校的具體方案以及召開說明會的日期吧。」


		「那就麻煩各位了。」


		「那麼，首先是──」


		艾格特魯似乎也有在思考提升琉聶威魯學力的事，因此接下來的討論進行得非常順利。


		如果沒有【神之眼】，只是憑表面看著始終興致勃勃的伯納德，一定不會想到他的身體裡住著邪神吧。


		



		首腦會談結束後，伊莉亞陪與伯納德分別行動的蘇菲婭前去購買晚餐。


		即便治安再怎麼好，也不能讓初來乍到的弱女子一個人上街吧。


		「原來琉聶威魯也有這種蔬果店啊──」


		採購完畢，兩人雙手抱著蔬菜及麵粉等食材，走在前往教會的路上時，蘇菲婭感觸頗深地說道。


		「大家平常也要煮東西來吃啊。」


		「也對哦。因為我聽說公會分部的食堂包辦了整個城鎮的餐點，看來是我誤會了。」


		蘇菲婭露出苦笑。


		無法完全否定這點雖然讓人難受，不過在分部的食堂吃飯終究只是外食，很多家庭還是會自己煮。即便如此，仍有很多人前來食堂用餐，這是因為食堂透過大量採購食材，降低了原料的成本，比自己煮還要省錢的關係吧。


		話雖如此，好吃仍然是最重要的關鍵就是了。


		「魚類的確比亞庫拉迪斯多還貴，但沒想到蔬菜這麼便宜，真是嚇了我一跳呢！」


		「淡水魚倒是很便宜哦！只是現在正值禁止捕魚的期間，所以在市場上看不到。」


		「啊，我也聽說有鹽燒魚哦！其實我很想嚐一嚐呢！」


		就在兩人邊走邊閒聊這些和平的話題時，蘇菲婭突然停下腳步。


		「……姊姊大人，對不起！」


		她低頭道歉。


		由於不明白她是為什麼道歉，而且在眾人面前做出這種行為，非常引人注目，因此伊莉亞先叫她抬起頭來。


		抬起頭的蘇菲婭表情十分認真，於是她們兩人移動到剛好在旁邊的中央廣場的長椅上，仔細聽蘇菲婭娓娓道來。這個地方人多嘈雜，坐在這裡談話比較不容易被別人聽到，加上若有人偷聽或是在注意她們兩人，也比較容易發現。


		「呃……妳為什麼要突然道歉啊？」


		「是這樣的……其實…我不小心聽到了……祭司大人說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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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莉亞儘管沒有表現在臉上，其實內心相當慌張。


		如果那些內容與邪神有關，那麼蘇菲婭就有危險了。說不定還得因此準備提早對決呢。


		蘇菲婭緊抓著裙襬，抬起頭筆直看著伊莉亞。


		「祭司大人說……姊姊可能是『※神之器』……」[image: note]


	
		
				譯註：這裡的「神之器」意指能夠成為神的人才。

		

	

		「……啊？」


		她的確是擁有固有技能【神之器】，但是這個世界並沒有「技能」這種概念，因此她很難想像個人所持有的技能會被拿來談論。


		伊莉亞不由得歪起頭來，蘇菲婭則繼續一臉正經地說下去：


		「當時他在和教會的人談話……他說等到確認之後，就要請妳來當教皇。」


		「……這還真是……有點傷腦筋呢。」


		察覺到內容與技能和邪神無關而鬆了口氣，但是又發現了一件麻煩事，讓伊莉亞不由得垂下頭來。


		（教皇不就是拉鐸威斯塔教的最高位階嗎？打死我都不去！）


		伊莉亞先把堅定的決心壓抑在心裡。


		「可是為什麼妳要為這件事道歉？」


		蘇菲婭的身體抖了一下後，又再次用力地低下頭來。


		「真的很抱歉！！之前姊姊大人在村裡為我們做的那些事，已經被祭司大人發現了……！」


		呃！


		伊莉亞差點脫口叫了出來，但這樣等於是在責備蘇菲婭，於是趕緊又吞了回去。


		之前在村裡所做的事情被發現了，就表示祭司已經知道伊莉亞是個能夠隨手將邪神捻死的人類（精靈）了。


		（……咦？）


		但是，她突然驚覺。


		她的確是打倒過邪神，但為何這件事會發展成『神之器』呢？


		一般聽到這種事，只會覺得這個人「異常地強」，但不至於到「神」的境界吧。


		（該不會是像大精靈們一樣，外掛能力被放大解讀了吧？）


		正是知道神明的力量、崇拜神明的人，才會從擁有強大力量之人，以及將與人為敵的壞蛋殺死的英雄身上看到相似性，並且尋求這樣的相似性。


		這並非不可能發生的事。


		「大家都遵照了姊姊大人的吩咐，並沒有把那件事洩漏出去。所以我認為應該不是面對面說出去的……好像是碰巧聽到村民的談話……」


		（碰巧……是吧……）


		由於得到的是隻字片語的情報，所以才更會做誇大的解讀，誤把伊莉亞當成能夠成為神明的人才吧。


		之前談到教材的話題時，伯納德並沒有做出任何懷疑的舉動。這單純只是因為他並不曉得伊莉亞當時只是以武力壓制的關係，才會誤解為「既然是能夠打倒邪神的人，擁有如神靈附體般的智慧，一點都不奇怪」。如此解讀的話，一切就說得通了。


		（不過，如果真是這樣，那就糟了……）


		正因為有擅自解讀及誤解的可能，反而無法任意行動。


		思考到這裡，伊莉亞以笑容看向忐忑不安的蘇菲婭，讓她知道自己並沒有放在心上。


		「不要緊，反正我又不是能成為神明的人才，所以只要解開這個誤會就沒問題了。」


		「姊姊大人……」


		蘇菲婭的臉上終於再度找回笑容，伊莉亞也回以微笑。


		雖然的確是件麻煩事，不過總比在不知情的狀態下行動，導致事態演變得更嚴重要來得好。


		伊莉亞決定如此解讀。


		



		之後，兩人又聊了一會兒，才將購買的物品拿到教會，緊接著伊莉亞回到分部，繼續夜間的業務。


		從隔天開始，每天的工作又回到了和競技場完工前差不多的內容。


		伯納德身上並沒有出現特別的異狀，學校的業務也進行得很順利，因此伊莉亞決定開始另一個嘗試，以做為萬一發生什麼狀況時，用來應付惡魔及邪神的對策。


		「伊莉亞，我要辦理登錄。」


		「好的。」


		伊莉亞接過申請表及一起遞上來的登錄證，開始辦理委託登錄。


		同時，她也一邊確認站在眼前這名女性的能力數值。


		「克拉拉小姐，我有個提議，妳願意聽一下嗎？」


		「當然可以啊。什麼事？」


		「其實這次分部和武器工房將聯手合作。」


		這件事是事實，為了提供武器給競技場，因此分部與好幾間冶鐵工房簽訂了合作契約。


		也因此，今後在遇到什麼突發狀況時，分部也能夠穩定供給武器。就工房來說，也有機會讓自家出產的武器得到發揮。


		這也意謂著，伊莉亞得以一邊以分部這個組織做為偽裝，一邊委託製作她所提議的武器。


		「是哦……所以呢？」


		武器就像是公會成員的命一樣。


		因此克拉拉會對伊莉亞的這番話抱持興趣也屬正常。


		「前幾天試作品的劍剛完成，所以想請妳來幫忙測試一下。」


		伊莉亞邊說邊拿出一把比太刀還要短的刀子。以她的知識來說，這是一把日本刀。


		即使拔出劍鞘，一般沒有【鑑定】技能的人也無法看出哪個部分算是試作之處。


		「測試是吧……這把劍看起來比市面上販售的要高檔一點，不過並沒有特別不一樣啊？」


		「這件事沒辦法讓太多人知道啦……其實裡面含有結石的碎片，只要注入魔力就可以發動輔助魔術。不過，由於目前還在試作階段，因此效果很弱。」


		「是哦……」


		效果很弱的原因非常單純，因為伊莉亞怕技術的變化過於急遽，會導致市場出現混亂，所以在公開技術上做了限制。


		即便說出了缺點，看到克拉拉的表情後，伊莉亞還是確信事情可以照著預料中進行。


		「雖說是測試，但並不需要做什麼複雜的事情，只是希望妳能回報使用過後的感想。」


		「只要這樣就行啦？」


		「是的，聽說是實戰的驗證還不夠。而且我們會另外提供報酬給妳。」


		像是擋住退路般的銷售話術。


		伊莉亞對於自己使出這種惡毒的手段感到難為情。接著，克拉拉將刀子收進劍鞘後，塞到自己的腋下。


		「我知道了，我就來幫忙測試吧。」


		「謝謝妳。」


		伊莉亞在不打斷談話之下，將已經登錄完成的委託書及登錄證還給克拉拉。


		「指定地區以外的討伐不列入計算，還請多加注意……祝妳武運昌隆。」


		「嗯，那我就出發了。」


		目送克拉拉及夥伴離開分部後，看到自己的新嘗試順利度過了第一階段，伊莉亞不由得鬆了一口氣。


		她所進行的嘗試──


		就是讓合乎該人原本適性的武器技能獲得提升。


		至於並非魔術師也能發動魔術的武器，純粹是為了讓對方對該武器產生興趣而已，除此之外沒有其他意義。


		只要不使用伊莉亞在世界上最先發現的稀少金屬「精神感應性金屬」，就會因耐久值不足，無法產生該魔術原有的效果。因此要對在這種程度下發動的魔術效果做出對應，也相對簡單。


		正是因為如此判斷，她才決定公開自己所知的技術。


		克拉拉是長鞭使，因此在【鎖術】技能上有獲得提升，不過她原本的適性是【劍術】技能的派生之一──也就是刀子。


		本人應該多少有察覺到自己的適性所在。具有適性之人，就算並非自己強烈的興趣，只要使用過該項目一次，該技能自然就會有提升的傾向。從這點來看，克拉拉大概沒有使用過長鞭以外的武器吧。就她的外表來看，比起刀子，的確比較適合使用長鞭。


		不過，不實際使用看看就不曉得是不是適性，這和外表看起來與本人相不相配又是另外一回事了。就像前世所說的才能一樣──伊莉亞如此心想。


		（不過，我倒是什麼才能都沒有就是了！）


		伊莉亞臉上不禁露出乾笑。


		



		伊莉亞每天就這樣一邊不露痕跡地嘗試提升適性，一邊完成手上的工作。


		新建設施當中，伊莉亞與競技場比較沒有關聯，至於教會則是定期會去探訪。


		而今天又是前往教會的日子。


		就她個人來說，在兩個層次上她都非常不想接近伯納德，不過既然創辦學校是自己提議的，總不能全部丟給人家去做。


		在路上與路過的巡警隊打完招呼來到教會，裡頭已經一步步地在著手進行桌椅及黑板、粉筆等教學準備工作了。


		「啊啊，伊莉亞小姐。沒有出來迎接，真是抱歉。」


		「不用客氣。那麼我就直接切入主題了，這是一整個年度的教學計畫。」


		「謝謝妳特地送來。在這裡站著也不好談，請到這邊來。」


		請別這麼客氣──伊莉亞原本想認真拒絕的，但在這裡拒絕反而會讓人起疑，於是她只好乖乖地聽從指示。


		這次來教會赴任的只有伯納德與蘇菲婭兩人，因此他們兩個便直接住在教會的房間裡。


		教堂比起其他設施的規模要大得多，扣除禮拜堂及食堂，一共有8間與日本同樣大小的教室。一樓有2間，二樓有6間，三樓則是並排著讓教徒居住的小房間。一樓與二樓幾乎所有房間都已備有黑板及桌子，可以看出伯納德幹勁十足。


		希望這一切的努力不會白費。伊莉亞在心中默默祈禱。


		在伯納德的帶領下，持續在教會裡走了一會兒後──


		伊莉亞被帶到一樓深處的食堂，與伯納德在長桌的角落相視而坐。


		「讀書、算數、理科、社會，以及美勞、體育、家政，還有道德是吧。」


		「是的。」


		伯納德一邊翻開紙張，一邊確認各科的學習內容。伊莉亞對他的提問做出明確的回應。


		伯納德口中所說的「讀書」，原本是寫成「國語」，不過由於這門課是要學習讀寫文字，因此才做了這樣的變換。


		「呃、那個……伊莉亞小姐。」


		「是？」


		伯納德以有點不太起勁的聲音向伊莉亞搭話，也許是心理作用吧，他的臉色看起來有點差。


		「有人能夠教導這些內容嗎……」


		你這是在說什麼啊。


		伊莉亞以爽朗的笑容回答：


		「我也打算讓準備擔任教師的人來學習。」


		「原來如此……」


		「美勞、體育、家政的教師可以找這些行業的人擔任。至於讀書、算數、理科、社會這些科目，看是要各找一名老師負責，還是由一個人負責多種科目。」


		伯納德大概也想跟著老師們一起教學，所以看到這麼大量的科目，不由得退縮起來。


		就連在日本，小學低年級程度的課業，對於很多大人來說也是第一次看到，所以會有這種反應也正常。


		「今年可能先專門培育教師比較好。」


		「說得……也是……」


		從他的反應可以看出他一點都不贊同。


		可以明顯看出他把傳教工作擺在其次，明明沒有利益可言，到底是什麼東西促使他做到這個地步？儘管沒有明確證據，但能夠感受到他是純粹在為孩子們著想。


		「要不然，我們來定期舉辦講習會如何？」


		「講習會……是嗎？」


		「是的。這是將擔任教師的人召集來，對他們說明教學重點，並針對不容易理解之處補充說明。」


		說不定製作一份教科書指導手冊之類的也不錯。


		不過，這個念頭瞬間就被打消。


		（……果然還是不行，我沒有自信。）


		由於理解力及記憶力是來自外掛能力，因此由她自己來學習完全沒有問題。但是，相對地，對於別人來說哪裡是難懂的部分，她可就不曉得了。


		她深刻地（在前世）體會到這是非常奢侈的煩惱，因此打算想辦法蒙混過去。


		「要選擇哪種方法就交由您來決定。其他還有什麼問題嗎？」


		「沒有。總之，目前的首要之務就是先找到教師對吧……如果老師沒有湊齊，也就沒辦法招募學生。」


		伯納德垂下頭來。從他的表情，只看得出心有餘而力不足的失意。


		並沒有其他邪惡的情感。


		伊莉亞決定先假定伯納德沒有受到邪神影響，然後針對一些在意的事情向他問個清楚。


		「雖然由提案的我來說這些有點奇怪啦……不過聽到這次是由祭司大人來主導，我真的很驚訝。」


		「妳又在說奇怪的話了。妳應該聽過教會有附設孤兒院及教育設施吧？」


		聽到伯納德這麼說，伊莉亞點頭回應。


		「是的。但就我所知，一般都只有屬於教會之人才得以利用……我沒想到祭司大人會親自顛覆這個前提。」


		一般到達祭司地位的人，聽到伊莉亞的提問，一定會認為沒禮貌而斥責一頓吧。


		但就某個層面來說，就如伊莉亞的預料，伯納德只是一臉難為情地露出苦笑而已。


		「因為我很尊敬妳。」


		「啊？」


		出乎意料的回擊，讓伊莉亞為之一驚。


		就連伊莉亞這樣的反應，在伯納德眼裡看起來似乎也沒有什麼不尋常，於是他繼續說下去：


		「不只是妳，對於導師阿伊娜大人、祭司約翰閣下……這些想出非常棒的想法之人，我都非常尊敬。我之所以會擔任這個職務，就是想要讓更多的人都知曉這些想法……不過說穿了，我可能只是想要沾沾主上的榮光吧……」


		伯納德看起來有點羞愧地露出苦笑。


		「這次學校的事情，也是因為對於妳那充滿慈愛的想法感到佩服，才想說至少要採取行動。但是，說來說去，說不定其實我只是想要把妳所受到的讚賞搶走罷了。」


		從他那自貶的表情，可以看出他的悔恨。


		說不定就像剛剛談到的教師問題那樣，他在傳教上也不是進行得很順利。


		伊莉亞如此心想，斟酌字眼說道：


		「是不是有人說了什麼？」


		伯納德搖頭回應。


		話雖如此，伊莉亞也很清楚，伯納德並不是會在這個問題上點頭回應的人。


		「我有時候會想，自己是多麼膚淺的人啊。而這樣的想法又會驅使我更加謙遜、更加胸懷大志。」


		聽到「驅使」這個字，伊莉亞的腦中瞬間閃過這「有可能是遭到邪神影響」的想法。


		不過，從這些話的內容聽起來，應該是不可能的。「你是下賤之人」、「做這種事情不覺得可恥嗎」這種不斷地窮追猛打、煽動不安情緒的想法，反而比較像邪神的作風。


		擴大內心的空隙，然後進行侵占。這是附身精神類型的邪神及惡魔常用的手法。


		不管怎麼說，這沉重的氛圍讓伊莉亞感到束手無策。


		雖說愈認真的人愈容易鑽進死胡同，不過就算剔除邪神影響的因素，為了這種事情煩惱也未免太可惜了。伊莉亞如此心想。


		「你不覺得不管多麼崇高的思想，只要不去推廣，就沒有意義嗎？」


		「這個嘛……」


		伯納德吞吞吐吐，伊莉亞當然也知道他想說什麼。


		「不管多麼棒的想法，如果沒有人實現，那麼就只是一個單純的妄想。提出想法的人，與將其推廣的人……缺少其中一個就無法成形，所以思考誰優誰劣根本沒有意義，不是嗎？」


		而且這才算是以平等為宗旨的宗教啊。


		對於伊莉亞這無禮的說話方式，伯納德並沒有提出反駁，不過從他的反應也看不出他接受了這樣的說法。


		看來他做為一名虔誠的教徒，還是很難接受自己這番言論吧。


		伊莉亞如此心想，決定轉換話題。


		「學校的事情，不管別人怎麼說，都是伯納德先生的功勞最大。」


		而且，這根本不是我構想出來的──不過這句話沒辦法說出口就是了。


		「如果沒有您的推動，要做到今天這個地步，可能還得花上更多時間呢。無論如何，我們都感激不盡……所以，請您更有自信一點吧。」


		伊莉亞定睛注視伯納德的雙眸，讓他知道自己的這番話是發自內心的。


		「您正在做一件很棒的事情。」


		所以你不需要感到自卑。


		伊莉亞不曉得自己想表達的是否全都傳達給了對方，也不曉得對方是否認同了這些話語。


		即便如此，伯納德那一臉驚愕的神情還是柔和了下來。


		「……謝謝妳。」


		語畢，臉上露出笑容。


		



		結果在那之後，雖然也有幾次見面的機會，但還是沒有得到附身在伯納德身上邪神的情報。


		在交換事務意見的空檔，伊莉亞把伯納德像是吐苦水或是商量煩惱般的內容當成閒聊傾聽，不斷地予以鼓勵及安慰。


		給予這些口頭上的援助，可以防止邪神逮到機會入侵，這麼做倒是無所謂；不過重點是，對方是否在懷疑伊莉亞是『可以成為神明的人才』這點。


		不管怎麼聊，伯納德都沒有談到這方面的話題。


		如果是蘇菲婭的誤解倒還好，然而若伯納德是刻意隱瞞，那麼與其說是麻煩，不如說她根本不想與這件事有瓜葛。


		就在此時，伊莉亞決定換個角度，從蘇菲婭身上打聽情報。


		「祭司大人最近的樣子……是嗎？」


		「嗯。因為學校的事情造成他很大的負擔，所以我在擔心會不會有問題。」


		蘇菲婭把裝著果汁的玻璃杯放到教材旁邊，像是回想般歪起頭。


		教會那邊，除了籌備學校的工作以外，其他的開設作業都已大致完成，因此蘇菲婭只要一有空閒，就會來接受伊莉亞的教導。大部分的情況都是坐在櫃台，一邊辦理櫃台業務一邊教導，不過這一天伊莉亞沒有排班，所以是在二樓房間進行一對一教學。


		「……與其說是很疲憊……現在的他比以前更常心不在焉呢。」


		「心不在焉？」


		該不會是……──伊莉亞如此懷疑。蘇菲婭沒有注意到伊莉亞的反應，繼續看著空中翻找自己的記憶。


		「是的……之前在亞庫拉迪斯多時，也出現過這樣的狀況，只要一有空檔，他就會像是沉思或發呆一樣。那該不會是……嗯──可是……」


		這應該已經是末期的症狀了吧？


		就在蘇菲婭陷入沉思時，一旁的伊莉亞想辦法克制自己不要嘆息。


		「呃～……他看起來應該沒有很痛苦之類的吧？」


		「咦、啊！沒、沒錯！」


		「……他很痛苦嗎？」


		蘇菲婭點點頭，難為情地垂下視線。


		「發完呆後，他通常會痛苦地皺起臉來……然後說『我到底在想什麼啊』之類的話。」


		「這樣啊……」


		伊莉亞一瞬間曾懷疑伯納德是不是身體也遭到侵占了，不過如果蘇菲婭聽到他說出那些話，那麼大概只是精神上的侵蝕吧。於是伊莉亞稍稍放了心。


		在身體被附身的情況下，本人的精神還是會殘留。


		對於身體遭到侵占時，自己做了什麼事，都知道得一清二楚，所以說是人間地獄也不為過。


		就像之前與帕莎及加布里魯旅行時一樣，在被附身的瞬間，只要伊莉亞在場，處置起來就很簡單了。但是為人善良的伯納德，即便在他遭到邪神附身而幹下什麼事情之後將他救回，他也可能會選擇自我了斷。


		話雖如此，從能力數值沒有出現變化的這點來看，他身體遭到侵占的可能性很低，因此伊莉亞開始思考起精神遭到侵蝕的對策。


		若說有什麼困難之處，那就是現在這個時間點，她們兩人無法做出任何直接的對應吧。


		「蘇菲婭，如果祭司大人出現什麼異狀，妳可以立刻通知我嗎？想必祭司大人一定會說不想讓我操心，所以妳要瞞著他哦。」


		「我、我知道了！」


		蘇菲婭探出身子爽快地答應，伊莉亞見狀，回以苦笑。


		與【巫術】技能這種附體不同，由於雙方頻率相同才發生的精神性侵蝕，一旦遭到侵占，就無法甩開它。


		因此，一旦伯納德的心陣亡之後，接下來就只能取他的性命了。


		對於毫不知情而幹勁十足的蘇菲婭，伊莉亞心底無法克制地湧現罪惡感。


		



		自從伊莉亞提議成立學校後，已過了數個月。


		從教室的準備到教師的募集與挑選，以及對居民告知與說明，還有招募學生。


		其他的準備工作也進行得非常順利，接下來終於要舉行學校最初的活動，也就是開學典禮了。


		……但是──


		「怎、怎怎怎、怎麼辦！祭司大人！有、有這麼多的人來……！」


		「蘇菲婭，妳冷靜下來。先做個深呼吸。」


		「啊啊！祭、祭司大人，您的衣服前後穿反了！」


		「這、這還真是失禮，看來我也得靜下心來才行呢。總之，可以先給我一杯茶嗎？」


		「茶不就在您手上嗎～……」


		擔任校長的祭司伯納德與擔任教師的蘇菲婭兩人，都緊張得不得了。


		「你們兩個都吃過早餐了嗎？」


		聽到法蘭克面帶苦笑如此問道，兩人羞愧般地搖頭回應。


		「還沒……我從昨晚開始就沒有食欲，所以今天早上什麼都沒吃。」


		「這怎麼行呢。伊莉亞！」


		「是。那麼我要借用一下廚房囉。」


		伊莉亞將帶來的食物重新加熱，裝到碗盤裡再以托盤端上來。


		三個托盤上分別擺著牛奶以及「麵包•燉菜•沙拉」「麵包•中式海帶蛋花湯•漢堡排」「肉醬義大利麵•蛋包•海藻沙拉」三種套餐。


		「這、這些是……？」


		「這是營養午餐的試作品。也有以米飯為主食的菜色，不過今天只準備了以麵包為主的套餐。」


		「請挑選自己喜歡的。我也還沒吃早餐，所以可以跟你們一起吃嗎？」


		「那、那當然。」


		這些餐點原本是要拿來當午餐的，但是在法蘭克的裁奪下，伊莉亞以外的這三人決定享用遲來的早餐。


		伯納德及蘇菲婭看來只是因為緊張而忘了飢餓感，在受到食物的色香味吸引嚐了一口之後，手就再也停不下來了。


		在談論菜單的同時，那兩人的緊張似乎也得到緩解，之後艾格特魯也前來會合，在禮拜堂舉行的開學典禮順利結束。


		當伊莉亞在廚房清洗碗盤時，與其他老師及家長談完話的蘇菲婭也來到了廚房。看伊莉亞在洗碗盤，蘇菲婭有點慌張地跑上前來。


		「姊姊大人！讓我來洗吧！」


		「我快洗好了，沒關係。妳應該也累了吧？」


		做了不習慣的事，就算沒有像往常般活動，也會感覺比平常疲勞許多。


		事實上，蘇菲婭可能真的很累吧，她沒有抵抗，便直接退到一旁。


		



		「妳的自我介紹還順利嗎？」


		「嗚嗚～……妳還是別問了吧～……」


		坐到椅子上的蘇菲婭，就這樣趴到了桌上。


		「站到眾人面前就會很緊張，對吧。」


		「姊姊大人也會這樣嗎？」


		「那當然囉。」


		話雖如此，但她的狀況與其說是緊張，不如說是想當場逃跑比較正確。


		伊莉亞心想，擔任櫃台職務的人說出這種話，人家可能不會相信吧。不過，從蘇菲婭微微抬起頭的表情看來，她似乎安心了不少。


		「祭司大人還有領主大人、以及分部長大人都好厲害哦……居然可以這麼落落大方。」


		說到這裡後，蘇菲婭不曉得忽然想到了什麼──


		「姊姊大人，我想請教妳一件事……」


		她突然提出疑問。


		雖說她已經長大懂事了，但是聽到她以這種見外的口氣說話，還是覺得渾身不對勁，伊莉亞不由得苦笑起來。


		「怎麼？妳幹嘛這麼一本正經？」


		「就是……姊姊大人是不是在跟分部長大人交往啊？」


		（……啊？）


		由於這個問題實在太過古怪，讓伊莉亞一時之間不知該如何回答。蘇菲婭見狀，不知為何慌張了起來。


		「呃、呃──那是因為我聽說你們在分部同……一起住的關係！而、而且、兩個人也很合拍，呃呃……我覺得、你們很相配……」


		「……哦哦。」


		雖然不知蘇菲婭為什麼想打圓場，不過看到她掛著笑容一副著急的模樣，伊莉亞反而冷靜了下來。


		仔細想想後，伊莉亞回想起之前在分部剛改建時，由於自己曾和分部長住在同一棟建築物的同一層樓，才會造成這樣的誤解。


		不知情的蘇菲婭會有這樣的想法也無可厚非。


		「雖說我們住在一起，但房間不一樣哦。就和宿舍一樣。」


		「啊，是這、這樣啊？」


		「嗯。我之所以會在分部上班，一部分原因也是因為這裡提供住宿的緣故。」


		「哦哦……」


		見到蘇菲婭那副不是完全認同的表情，伊莉亞突然想到──


		該不會是因為那個吧。


		「妳很在意法蘭克先生是嗎？」


		「咦？啊啊！？才、才才才、才沒這回事呢！」


		蘇菲婭死命地揮手否認，但如此拚命否認，反而更讓人起疑。


		從以前她沒有這方面的舉動來看，大概是因為看到了今天那場演說的關係吧。


		畢竟法蘭克相貌堂堂，看起來非常帥氣呢。與平時溫柔的他落差很大的這一面要是被發現，蘇菲婭肯定會陷得更深。


		伊莉亞兀自做出這種結論，讓蘇菲婭更加激烈地否認。


		「不、不是這樣的！？再說，我們這些教徒是禁止對個人產生愛慕之情的！」


		「嗯、嗯，說得也是，抱歉。」


		蘇菲婭探出身子激動地說道。伊莉亞想辦法平撫她的心情，但蘇菲婭似乎沒有接受。話雖如此，喝了茶之後，她的心情也逐漸恢復了，看來對於澄清這件事也沒有那麼執著。


		（其實對於誰喜歡上誰這種事情，我是沒有意見啦。）


		伊莉亞如此心想。


		只要不把我牽扯進去就好了──她附加了這樣的註解。


		「伊莉亞，原來妳在這裡啊。」


		此時法蘭克與伯納德也來到了廚房。


		法蘭克的表情看起來似乎有點困擾，至於伯納德，則是明顯裝出一副冷靜的模樣。


		可能是學校的事情遇到了什麼問題吧，但如果他沒打算說出來，還是不要去觸碰比較好。


		伊莉亞如此判斷，若無其事地站了起來，迎接兩人的到來。


		「是的，我們要回去了嗎？」


		「是啊。祭司閣下、蘇菲婭小姐，我們就先告辭了。我衷心期盼明天開始的教學可以有良好成果。」


		「謝謝您。」


		打完招呼後，法蘭克與伊莉亞便離開了教會。


		



		發情期。


		這是為了促進生殖活動而設計的系統，許多動物身上都具備。


		同時，這個世界的人種也一樣。


		大部分的獸人在發情期時，都會散發特有的氣味，引導同種的異性進入興奮狀態。


		多數的鳥人會藉由特有的鳴叫聲及舞蹈動作使同種的異性興奮。


		魚人除了像鳥人那樣跳舞之外，還會藉由變化身體一部分的色彩引誘同種的異性。


		而問題在於──他們誘惑的對象是同種的異性，以及無法憑自己的意思控制變更對象與發情期的有無。因此也導致──


		對特定的個人及其他種族抱有戀愛情感之人。


		以及不希望與異性接觸之人。


		這些人在不得已的情況下，只好被迫過著與他人隔絕的生活。


		這點在多種族融合的琉聶威魯也一樣，同時亦是目前分部所面臨的問題。


		「祝您武運昌隆～……」


		克萊麗絲無力地目送承接委託者離開。


		在她旁邊進行登錄工作的是琉克，大廳那裡則有菈雪露與辛西雅，以及臨時前來幫忙送餐的伊莉亞。


		環顧整個分部，四處都見不到獸人的身影。


		平常像貓或狗這種獸人種族，發情期也各有差異，不過這次剛好全都碰在一起，因此所有的人全都躲在家裡不出門。


		「伊莉亞，我可以再來一碗嗎？」


		「知道了。」


		「啊，我也要我也要！」


		「…………知道了。」


		啊啊，真希望發情期快點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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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僅是伊莉亞，所有員工都如此希望。雖然這個心願無法實現，但不幸中的大幸是，並不是只有琉聶威魯這裡進入發情期，而是全世界都一樣。


		承接委託及外食者的數量因此跟著減少，使得工作上並沒有太過緊迫。


		不過也因此產生了一些問題。


		「呼──真是累死我了～……」


		「啊──終於到了……」


		一個個進來分部的人，是昨天承接了好幾個委託的傭兵公會〈水火的紫煙〉。


		在克萊麗絲那裡辦理達成委託的手續時，代表人以外的其他成員紛紛就座，各自點了自己想吃的餐點。


		就在此時，其中一人看著布告欄露出苦笑。


		「哦哦……比昨天又多了不少嘛。」


		「啊？嗚哇，看來很缺人手呢……」


		就如他們所說，在視線彼端的公布欄上，貼著許多委託表。


		由於發情期導致人手不足，以致於與琉聶威魯的人口成正比增加的委託無法消化，累積了不少數量。


		其中最慘的是討伐魔物的委託。


		打造驛站城市及競技場而朝觀光發展的琉聶威魯，隨著人口增加，以這些人為糧食的魔物也跟著出現了。


		但是最近那些魔物的數量，卻開始超過了新增人口的比例。


		伊莉亞以外的其他人，由於不曉得原本『人口增加導致魔物增加的傾向』，沒有察覺到這件事。但魔物的確有明顯異常增加的趨勢。


		以目前的狀況來看，伊莉亞認為是邪神所造成的。就在這時──


		「大家好──！」


		一道明亮快活的聲音響遍整個分部。


		「姊姊大人好！」


		「妳好啊，蘇菲婭。餐點放在老地方。」


		「謝謝姊姊大人！」


		蘇菲婭滿臉笑容，行禮之後便朝廚房走去。


		她是前來拿取今天要在學校分發的餐點。由於餐廳服務的工作剛好有空，因此伊莉亞也來幫忙。


		「謝謝姊姊大人！」


		大概是由於端著最重的大鋼鍋，想要道謝的蘇菲婭腳步因此瞬間失去重心。伊莉亞趕緊上前攙扶。


		將大鋼鍋及裝著熟食的餐盤搬上推車的貨架後，伊莉亞便目送蘇菲婭拉著推車前往教會。


		就如蘇菲婭的笑容所示，學校運作得非常順利。只不過有一個問題。


		也就是伊莉亞所製作的教科書。


		各科的教科書都有限制，只能記載『包含前世的知識在內，在這個世界公開也無妨的知識』，卻依舊搜羅了非常多的知識在裡面。


		因此王都要求將其做為正式資料提出。然而一旦遵照了這個指示，將來很有可能會有檢閱的限制，所以伊莉亞拒絕服從。國家方面並不想與公會正面衝突，乖乖地讓了步，但為了盜取教科書的內容，他們要求讓王族及貴族子弟入學等……發生了這些輕微的爭端。


		現在這些問題都已告一段落，但艾格特魯還是得前往王都報告目前城市的進展狀況。對伊莉亞來說，真的覺得對他很過意不去。


		不管怎麼說，就結果而言，從規模•保有戰力•觀光產業•教育機關等方面來看，琉聶威魯已經發展成可說擁有小型國家以上能力的都市了呢。


		對於一心一意只追求和平生活的伊莉亞來說，可能不樂見這樣的發展，不過見到親朋好友歡欣鼓舞的模樣，她也沒打算潑他們冷水。


		



		另一方面，伊莉亞自從開學典禮後就沒有再見到伯納德。從周遭人的評論，以及與蘇菲婭接觸時，也都沒有聽到他有什麼異狀。


		能夠影響琉聶威魯周邊大範圍內魔物的，除了邪神之外，沒有其他可能。即便如此，現在仍未傳出伯納德有什麼異狀。


		難不成邪神是有何企圖，故意躲在意識深處不出來嗎？還是說，目前只有對外部造成影響，要侵蝕伯納德的精神還需要花上一些時間呢？


		不管怎樣，在伯納德的意識還很清楚的現在，伊莉亞能做的事情並不多。


		「……唉唉。」


		無論如何都只能陷於被動，使伊莉亞感到憂鬱。她嘆了口氣轉換心情，決定回分部繼續工作。就在此時──


		「你、你不要鬧了！」


		「妳才不要鬧了啦！」


		凶險的怒吼聲響遍大廳，讓伊莉亞想直接轉身離開分部。


		話雖如此，曾經因為禁止吵架而將許多野蠻人趕出去過的她，當然無法坐視不管。為了查明原因，她來到了待在附近的辛西雅身邊。


		「（啊，伊莉亞。）」


		「（我剛剛離開崗位，真是抱歉。）」


		「（沒關係。先別管那些了，妳看那兩個人。）」


		兩人再度將眼睛轉向持續爭論的那兩個人。


		其中一方是普人少女，以打扮來看是名弓箭使，在伊莉亞眼裡顯示的職業是調合師。


		另一個人是普人少年，他的打扮及職業乍看之下是名劍士，但所持的武器裡並沒有劍。


		少女發言得比較多，不過從臉色及形勢來看，少年那一側比較占優勢。


		「（妳有聽到吵架的內容嗎？）」


		「（嗯──……我不是聽得很清楚啦，好像在說『妳會礙手礙腳的，所以還是離開吧』之類的？然後那個女生就站了起來──大概就是這樣。）」


		「（原來是這樣啊……謝謝妳。）」


		參考了辛西雅所說的內容，仔細傾聽之後，那名少年的確是在責罵少女的能力很低，而少女對此提出反駁。


		團體裡因為能力而產生問題，就像是婚喪喜慶等人生必經的大事一樣。伊莉亞判斷這不是惡性的爭執，打消用盡全力將那兩人趕出去的選項。


		「可以打擾一下嗎？」


		「啊！？幹嘛啦！」


		「你們這樣會妨礙到其他客人，要吵的話請到別的地方去吵。」


		聽到對方滿臉笑容地說出這些話，很神奇地，這種人通常都會心生膽怯。


		伊莉亞的這個經驗法則這次也很管用，那兩個人瞬間陷入沉默。


		「……真是不好意思，我們現在就離開。」


		少女率先做出回應，低頭致歉後，拿起自己的行李。


		接著便直接往外頭走去。此時少年叫住了她。


		「等一下！」


		語畢，少年也站了起來，兩人一起朝分部門口走去。


		「……艾莉卡，妳還是沒打算放棄對吧。」


		「……」


		走向門口的路上，兩人之間還是充斥著剛剛的氛圍。


		「如果妳那麼堅持，那就跟我一較高下吧。」


		「……啊？」


		伊莉亞朝著停下腳步的那兩人走去。


		除了打算強制驅離外，更重要的是因為她聽到了「一較高下」這個危險的詞句。


		在這個分部，對於能夠預見結果的暴力，絕對無法坐視不管。


		然而沒想到這個負面預測失準，少年轉頭往伊莉亞看去。


		不知是不是沒有發現伊莉亞走近，少年像是掩飾驚慌般故意清了清喉嚨，然後再次看向伊莉亞。


		「妳可以當我們的證人嗎？」


		「喂……喂！賽爾吉，你這是幹什麼？」


		即便感到不知所措，少女依舊打算阻止少年的行動。


		少年只把視線轉向少女，臉上露出嘲弄般的笑容。


		「從今開始的這一個月，我們就來比比看誰抓的魔物比較多吧。」


		「什麼……」


		「如果妳抓得比較多……不，這樣太簡單了。我看還是來比比看，誰完成的討伐委託比較高等好了。如果我贏了，妳就得聽從我的一個命令。」


		少年根本不在意周圍驚愕的氛圍。


		聽到這帶著嘲笑意味的提議，所有人都認為少女一定會回絕。


		但是──


		「……如果我贏了呢？」


		沒想到從她嘴裡說出來的，是對於比賽規則的確認。


		少年大概是打算等少女拒絕較量後，就要對她提出解僱的要求吧。不知少女的回答對少年來說是不是也非常意外，他們兩人的對話停頓了一下。


		不過，少年也只是愣了一下，隨即又恢復剛剛的嘲笑。


		「到時我就同意妳可以繼續留在團隊──」


		「不行！」


		聽到少女打斷話語，包含少年在內，在場聽聞兩人交談的所有人再度愣住。


		「到時候，你得聽從我的一個命令。」


		「……哈！哈哈哈哈哈哈！」


		少年的笑聲響遍整個大廳。少女依舊目不轉睛地盯著少年，用力握緊手中的拳頭。


		少年笑了一陣子，終於平靜下來後，對少女說：


		「好啊。到時不只是聽從妳的命令，我也答應讓妳繼續留在團隊裡。」


		就這樣，伊莉亞莫名其妙地被指派擔任這場比賽的證人。


		在發情期起口角的男女。


		隨著人口的增加，感覺問題也跟著增加了不少。


		（唉，拜託你們饒了我吧！）


		



		之後，過了幾天。


		雖說是證人，但也沒有什麼事情好做，她就連那場比賽進行得如何都不曉得。


		也因此，伊莉亞的生活與那件事發生前沒有什麼差別，她為了替高等科的學生上課而前往教會。


		所謂的高等科，是以「在為了得知學力的最初測驗上，被判定具有一定程度以上的人」為對象的學科，相當於前世的中學程度。


		由於目前教師的學習還跟不上速度，因此由伊莉亞來擔任臨時講師。


		抵達教會後，伯納德出來迎接。


		「伊莉亞小姐，今天也謝謝妳來幫忙。」


		「別這麼說，畢竟當初提議的人是我嘛。我反而對於能夠幫上忙感到榮幸呢。」


		「……是。那麼請往這邊。」


		伊莉亞跟在伯納德身後，往教室走去。


		伯納德的行為舉止與平常沒有兩樣，不過他一瞬間露出的苦悶表情，已映入了伊莉亞的眼底。


		剛剛兩人的談話，並沒有什麼會讓人感到不悅的要素，【神之眼】也沒顯示對方有患病的情況。


		他大概是在抵抗邪神的侵蝕吧。


		伊莉亞做出如此結論。


		若在這裡殺死他，邪神也會跟著消滅。但是，他已經完全融入這座城市，加上蘇菲婭也對他非常信賴，再加上為了伊莉亞自身精神上的安定著想，在還有機會拯救他的現狀下，伊莉亞無法做出這樣的選擇。


		如果他本身仍未知曉邪神的存在，就還不能採取伊莉亞所想的辦法。話雖如此，要是不小心說錯了什麼話，反而可能將他逼到絕境也不一定。


		精神上的附身還真是麻煩呢──伊莉亞不由得感到沮喪。


		「祭司大人！」


		「？」


		「我知道您很忙，但還是請您要多多保重。您是這所學校的支柱……也就是像父親一樣的存在。」


		看著伊莉亞的伯納德，聽到這番話後愣在原地。


		伊莉亞心想可能是這種表達方式有點難以理解，再度以別的方式表達。


		「對大家來說，您是非常重要的人。」


		所以請別輕易地墮落哦。


		雖然不知道他能不能聽出言外之意，但若這番話多少能夠對他起到鼓勵的作用，那就好了。


		伊莉亞如此心想。不過聽到這些話的伯納德，有點痛苦地皺起臉。


		然而，下一瞬間他又恢復了原本的表情。


		「我會銘記在心的。」


		語畢，伯納德轉為笑臉。他的這個笑容看起來是發自內心的。


		仔細想想，伊莉亞並不曉得伯納德是因為哪種感情，才讓邪神有入侵的機會。如果說剛剛的那番話對他來說只是沉重的負擔，那麼可能只是把他逼到死胡同裡罷了。


		伊莉亞在無法抹除不安的情況下，來到了三樓的教室。


		「那就麻煩妳了。」


		「是。」


		與伯納德道別後，伊莉亞從門口走進教室。


		「大家早安。」


		「「「老師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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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一邊上課一邊思考，有沒有什麼方法可以挽救事態，卻遲遲找不出好主意。


		「那麼今天的課程就到此結束。下次將開始介紹創生時代的大戰末期。有空的人可以先預習一下。」


		「「「謝謝老師。」」」


		下課後，學生們蜂擁到伊莉亞身旁。


		這些學生的年齡上至二十到二十五歲左右、下至十到十五歲左右。不分年齡、人種與性別，所有人為了滿足好奇心，全都跑來問伊莉亞問題。


		世界史當中，尤其是她這次負責的創生時代，非常像神話故事。以前曾經多數存在的普人之神，以及獸神、鳥神、魚神們因而喪命的大戰時期，就像是某種戰爭畫卷一樣十分有趣。不曉得是不是因此引逗了男兒心，平常在氣勢上總是輸給女生的男生們，這一天也全都一個個擠上來發問。


		一般來說，創生時代的情報是屬於考古學的領域，就連各地的精靈，也只擁有片斷的知識。


		伊莉亞透過【星之記憶】幾乎知曉一切，不過為了避免不必要的紛爭，因此將精靈負責保密的情報除外後，對其他部分下了一點功夫改編，提高故事性，讓大家能夠快樂地學習。


		如果不這麼做的話，史實將會是一連串鬱悶的發展，而且登場人物幾乎都是變態呢。


		「各位，對不起哦！我還得回櫃台工作，所以我得走了。」


		「「「啊啊～！」」」


		伊莉亞安撫這些不願放手的學生後，離開了教室。一來到教室外面，就聽到一名男子對她說：「呃……那個……」。


		說話的是一名男性鳥人，伊莉亞不記得有幫他做過委託登錄，不過感覺最近好像曾在大廳接受過他點菜。她對這個人大概就只有這種程度的印象。


		如果是最近才來到這座城市，那可能是迷路了吧。


		伊莉亞如此心想，但是──


		「伊、伊莉亞小姐。」


		「是。」


		看來那個人好像是專門來找伊莉亞的。他直接朝伊莉亞走來，並遞出一張紙。


		男子遞出的是競技場的門票。


		「明、明天早上，我將參加個人戰！如、如果可以的話，希望妳可以來觀戰！我會努力的！！」


		該說是很有鳥人的風格，還是該說是很像體育系男子呢？他的聲音非常大，幸好現在教會前面沒有什麼人經過──伊莉亞如此心想。


		「很抱歉，我不喜歡血腥的場面。」


		因為如此一來，就可以在不破壞街坊的氣氛，又不會被很多人看到的狀況下拒絕他了。


		男子在伊莉亞的眼裡所顯示的能力馬馬虎虎，他大概也知道自己的長處是戰鬥，因此在這方面遭到拒絕後，便坦率地離開，這點給人留下良好的印象。


		儘管純屬巧合的可能性很高，但若對方刻意調查過伊莉亞明天上午沒有排班的話，以伊莉亞的個性，一定會因為噁心而將人一刀斃命。


		在那之後，伊莉亞又接到了好幾個邀約。


		不只是競技場，還有邀請她到家裡用餐，或是將性欲完全曝露出來的人。


		（呵呵呵，拜託你們消失好嗎～……應該說，打擾我工作的傢伙，去死啦。）


		她的臉上還是掛著往常的笑容，累積的憤怒卻散發出異樣的氛圍。


		「嗚哇哇……伊莉亞，看起來妳真的很火大耶。」


		「…………唉唉。」


		見到在旁處理櫃台業務的辛西雅嚇得退避三舍，伊莉亞想辦法重整心情。


		在櫃台處理業務時，至少得裝裝笑臉才行。


		伊莉亞換個想法如此思考，但怎麼樣都無法理解。


		「……為什麼會突然增加啊？」


		「啊─……大概是因為這個原因吧？」


		辛西雅往大廳裡卿卿我我的那幾對獸人望去。


		「只要看到別人在那裡親熱，就會開始著急起來吧～」


		說完，辛西雅忍不住嘆了口氣。平時就很有異性緣的她說這些話，實在沒有什麼說服力，可是就算伊莉亞指出這點，聽起來也只像是在挖苦辛西雅而已。


		只是聽到辛西雅這麼說，伊莉亞開始回想起前世，每當舉辦聖誕節等活動時，她也曾感受過類似的氛圍。


		但那些主要是發生在高中及大學時期的事。


		（你們這些人是學生嗎！）


		先把這種逃避現實的行為放在一旁，在混合著心醉神迷及鬱悶氛圍的大廳裡，只有櫃台這一區散發著奇妙的氣氛。


		坐在那裡的少女，十之八九就是之前參加伊莉亞做為證人那場比賽的少女。由於她抱著頭，無法看見她的表情。


		而坐在她旁邊的另一名少女，察覺到伊莉亞的視線後，便來到伊莉亞面前的位子坐下。


		伊莉亞認識這名少女，她是一名普人，名叫莉莉特，屬於魔物異常增加後常來公會接案的團隊。


		同時，伊莉亞也曉得莉莉特與抱頭的少女屬於同一支隊伍。


		「……比賽進行得不太順利是嗎？」


		「是的……」


		莉莉特沉重地點頭回應。


		「艾莉卡很勉強地完成了等級C的委託……結果賽爾吉那傢伙好像已經達成了等級B的討伐委託了……所以……」


		少女（艾莉卡）與少年（賽爾吉），兩人比賽的內容是看看誰能完成比較多高等級的委託。


		由於不知道詳細的記分方法，伊莉亞並不曉得等級B相當於幾個等級C，不過從眼前這兩個女孩的樣子看來，可以窺知少女目前處於絕望的狀態。


		「請問……艾莉卡小姐與賽爾吉先生是什麼樣的關係啊？」


		「喂！辛西雅！」


		辛西雅將按捺不住好奇心的一面藏起來，若無其事地向莉莉特問道。她有個壞習慣，就是很喜歡幻想別人的戀愛情事，伊莉亞判斷這應該又是基於幻想所做的發言，於是趕緊上前制止。


		「（啊──可是我直覺這其中有什麼複雜的內情，難道妳不想知道嗎？）」


		（果然不出所料……）


		大概是姑且要顧及門面，辛西雅刻意降低音量發言，結果還是被莉莉特聽到，因而露出苦笑。


		她像是思考什麼般，頓了一會兒後，再度看向伊莉亞。


		「這個嘛……可以請妳聽我說嗎？」


		這應該不是聽聽就能了事的吧──伊莉亞如此心想，不過又不能坐視不管，只好坦率地點頭回應。


		旁邊的辛西雅以看著同類般的眼神望著伊莉亞，被伊莉亞回了一記冷眼。


		「他們兩人原本是在不同的團隊活動。」


		兩人原本所屬的團隊在琉聶威魯剛好接到同個委託，於是決定進行合併。


		艾莉卡所屬的是全女性團隊，與賽爾吉所屬的是全男性團隊。


		由於這次的發情期有成員暫時離開，因此才決定提早進行雙方原本就考慮的增員計畫。


		因而碰面的艾莉卡及賽爾吉兩人，似乎原本就是同鄉所以認識，從一見面就不斷地起口角。


		「賽爾吉對於實力弱的我待在傭兵公會這件事，覺得很不爽。」


		「艾莉卡……」


		艾莉卡大概是聽到大家的談話了吧。她看著眼前的玻璃杯如此說道。


		順帶一提，為了她的名聲著想，要在這裡補充一下。玻璃杯裝的是果汁，她並不是在喝悶酒哦。


		「他說我沒有才能，叫我趕快退出，或是因為我的實力很弱，所以一直碎碎唸碎碎唸……他以前明明不是這種人啊……！」


		「啊──他這樣的狀況，是從見到妳之前就開始囉。」


		從旁插嘴的是剛剛才進來的男性。


		從這名男子與這兩個女生一起接受委託這點來看，他大概是原本就跟賽爾吉屬於同一個團隊的人吧。伊莉亞如此判斷後，決定靜觀其變。


		男子很自然地坐到了莉莉特旁邊，向菈雪露點了飲料。


		只見辛西雅的眼睛瞬間發出銳利的閃光，伊莉亞也在懷疑那名男子與莉莉特可能是親密關係，不過對她來說這些都無所謂。


		男子將立刻送上桌的啤酒杯拿起來喝了一大口後，繼續剛剛的話題：


		「那傢伙自從在歐布沃特的競技場輸掉後，就變成那副德性。該說是無力感還是在鬧彆扭呢……」


		「原來是……這樣啊……」


		就普人來說，賽爾吉的能力算是相當強的。


		但是，那還不至於到【天才】的程度，因此當一路以來努力培養出的自信遭到徹底摧毀時，會深感挫折也是當然的。


		大部分的人都經驗過、感受到自身極限的挫折。大概是有過切身經驗吧，莉莉特聽到這些話後，像是在思慮什麼般皺起眉。


		另一方面──


		「……這些我都知道。」


		艾莉卡如此說道。


		聽到這出乎意料的告白，男子當然不用說了，就連莉莉特也一臉驚訝。


		「你說的是『魔劍托里斯坦』對吧……」


		「沒錯。自從輸給那傢伙後，賽爾吉就把劍扔了，不斷地更換武器，卻不去做每天例行的訓練。」


		不知道男子是否也有什麼不滿，他就像是在消愁解悶一般，將酒杯裡剩下的啤酒一飲而盡。


		就在談話告一段落時，希望辦理委託登錄的人來訪，讓陷入沉默的氛圍瞬間煙消雲散，真是太令人感謝了。


		之後的一段時間，承接委託者像是看準時機般大排長龍，於是伊莉亞先回去專心處理業務。


		「──指定地區以外的討伐不會列入計算，還請多加注意……祝各位武運昌隆。」


		「哦哦！我們走吧！」


		辦理登錄的隊伍終於消化完畢，伊莉亞心想終於可以鬆口氣時──


		「……我還是沒辦法放棄。」


		語畢，艾莉卡站了起來。


		「伊莉亞小姐，我有件事想拜託妳！」


		艾莉卡對伊莉亞低頭請求。


		



		場所換到二樓的房間。


		「也請妳推薦我武器吧！」


		房門才一關上，艾莉卡就再次低頭懇求。


		總之，伊莉亞先讓她坐到座位上平靜下來。


		「推薦妳武器是嗎？」


		伊莉亞再次向艾莉卡確認，艾莉卡用力地點頭回應。


		「外頭傳說伊莉亞小姐推薦的武器拿起來都很順手，而且比至今使用的武器都還要上手……由於太多人知道會很麻煩，所以大家都不太對外提就是了。」


		就跟之前魔物聚集的方法一樣，與事實略有出入的解釋在坊間傳開了。


		那些人並沒有把伊莉亞看做是直接的原因，而是單純地認為由她的口中說出來就會得到好運，這點算是不幸中的大幸吧。


		要是那些人誤以為輕易就能變強，而把責任全推過來也很麻煩。


		而他們之所以儘量不將這些事情傳出去，大概是為了自身利益著想。這點剛好幫了伊莉亞一個大忙。


		先別管這些了，趕快進入主題。


		「妳為什麼這麼想要贏呢？」


		就如她的職業（等級）是調合師一樣，她擁有比一般人強大的【調合】技能。為了參加戰鬥，該技能主要的使用方法是調合毒藥或回復藥；然而如果她有心的話，也可以從事這種工作。這點她本人應該最清楚才對。


		與將願望直接當成希望、一路往前猛衝的孩子不同，能夠感覺到自己的極限，因而停下腳步開始思考接下來該走的路，這才是大人該有的表現。


		正因為如此，伊莉亞才會想要確認艾莉卡為何這麼想要贏，以及她到底在堅持什麼。


		聽到伊莉亞充滿懷疑的提問，艾莉卡筆直地看著伊莉亞回答：


		「我希望賽吉爾能重新振作。」


		「……妳們剛剛說他變了一個人，對吧？」


		艾莉卡默默地點頭，依舊垂下眼簾目不轉睛地盯著桌面。


		「……我想要贏得這場比賽，然後向他證明沒有什麼努力是白費的。我要跟他說『我這種人都可以贏過你了，那麼你也只不過失敗一次，根本沒有什麼好放棄的』……！」


		淚水滴落到桌子上，在桌面形成水滴。


		「可是……終究還是行不通………我沒有才能……我不想只是一味地被守護……我想要一直和他在一起……明明都已經約定好了……我卻還是什麼都做不到……！」


		她每說一句話，淚水就跟著滑落。


		不知道是不是壓抑不住情感，她的話讓人聽得一頭霧水。不過倒是可以感覺出，這些話語是出自她的真心。


		伊莉亞從位子上站起來，搓了搓艾莉卡的背。


		想必她是一個人懷抱著不安，瀕臨崩潰了吧。


		因此伊莉亞才會選擇用撫摸的方式，並在旁邊對艾莉卡說話，讓她知道自己不是孤單一個人。


		「妳為了能夠和他在一起，做了這麼多的努力啊。」


		「……是的……可是……他卻一直叫我回去，還說我的實力這麼弱，根本是白費力氣……！」


		「只要一想到全部都可能白費，就會感到害怕呢。」


		「……是啊……」


		艾莉卡訴苦了一會兒後，接著像是潰堤般哭了起來。


		當她止住淚水抬起頭來時，雙眼及鼻子雖然紅通通的，不過表情看起來明顯開朗了許多。不知時機算是好還是壞，艾莉卡的肚子在此時咕嚕咕嚕叫了起來，兩人相視而笑後，決定在這裡用餐。


		伊莉亞判斷艾莉卡已經比剛剛冷靜許多，因此一邊吃飯一邊再次詢問她這次參加比賽的動機。


		「我和賽爾吉是青梅竹馬。他以前很帥……而且還答應會守護我，一直跟我在一起。」


		可是……──艾莉卡拍了一下桌子。她的手應該很痛才對，不過大概是在氣頭上的關係，她完全沒有露出任何疼痛的模樣，真是太可怕了。


		「他說他要變強，所以很快就離開了村子！妳不覺得他這樣很過分嗎！？」


		「嗚哇……那還真是過分耶。」


		「沒錯吧！？而當我說要一起走時，他也不聽！我為了能夠跟他在一起，才會開始練習弓箭！……因為他是劍士的關係。」


		「妳真的很努力耶。」


		吐出內心的憤恨，加上得到伊莉亞的認同，她的心情應該舒坦不少。


		只見情緒稍微平復下來的艾莉卡微微點頭。


		「然後我在追逐賽爾吉的途中，加入了莉莉特她們的團隊，為了能夠有所貢獻，還學習了調合……但就只有弓箭無論如何都沒進步。」


		「既然學會了調合，那麼妳應該很受重用吧？」


		談到弓箭無法進步而灰心喪志的艾莉卡，聽到伊莉亞這番話後，臉上露出害羞的笑容。


		「我不知道是否有得到重用，不過比起只會弓箭時更能協助大家，我覺得非常開心。」


		大概是回想起當時的情景了，艾莉卡微微望著遠方露出微笑。


		但是那個笑容卻突然僵住。


		「我與大家一邊旅行，一邊四處打聽賽爾吉的消息……結果有一天我得到了一個情報。聽說他在競技場輸給了有名的劍士，因而把劍給扔了……自那之後我就一直很擔心，然後剛好在這裡碰到了他……」


		但是沒想到，那名少年比想像中變得還多。


		「一直以來，我都知道自己是團隊中最弱的一個，也是大家的拖油瓶。但我自認還是能夠有所貢獻。然而他卻說現在的團隊不需要我，還說要把我從這個團隊剔除。」


		於是就演變成這次的比賽。


		不曉得賽爾吉是發自真心覺得不需要艾莉卡，還是因為見到艾莉卡就會回想起以前的自己而痛苦，所以想要與她疏遠。不過，既然他都這麼堅決了，可見他是真心想把艾莉卡趕出團隊。


		「我想確認一下，艾莉卡小姐，妳只是想贏得這場比賽而已嗎？」


		「……我想要贏。我想要藉由贏得勝利，讓賽爾吉回到以前的模樣……可是……」


		不知是不是想起了現狀，艾莉卡說到一半停了下來。即便如此──


		「……我想跟他在一起。」


		她依然把內心的想法表達了出來。


		既然如此，那麼伊莉亞的回答就只有一個。


		「我知道了。我會盡我最大的力量幫妳的。」


		畢竟協助公會成員也是聯盟職員的工作呢。


		



		雖說要提供協助，但只是更換武器根本來不及。於是伊莉亞對艾莉卡做出了指示。


		首先是打好基礎。


		「採、採伐木材的委託……是嗎……？」


		「沒錯。」


		伊莉亞半強迫地讓一臉詫異的艾莉卡辦了好幾個委託登錄，把她丟到委託現場將近一個星期。


		



		接下來過了好幾天。


		蘇菲婭前來拿取營養午餐時，伊莉亞從她的態度上感到不太尋常。


		「啊，姊、姊姊大人好！」


		這是發生在伊莉亞沒有排班，到一樓打算幫忙搬運營養午餐之時。


		不期而遇的蘇菲婭，見到伊莉亞出現，明顯刻意地綻放笑容。


		雖說可能是因為學校的事情等等許多原因造成，但自然而然地就會聯想到可能是伯納德身上出現了什麼變化。


		不聞不問也不是辦法，伊莉亞決定向蘇菲婭問個清楚。


		「妳看起來沒什麼精神，發生了什麼事嗎？」


		搬運營養午餐時，聽到伊莉亞如此詢問，蘇菲婭的身體瞬間抖了一下。


		但她還是不打算回答。


		「……是沒辦法說的事嗎？」


		蘇菲婭不置可否。


		「我知道了。接下來由我單方面詢問，如果我說錯了，妳就搖頭好嗎？」


		蘇菲婭點頭回應。


		「是教會外面發生了什麼事嗎？」


		否定。蘇菲婭搖頭。


		「是學校的事情？」


		否定。


		「原因出在妳自己身上？」


		蘇菲婭停頓了一會兒後，做出否定的回答。


		儘管不是造成她無精打采的原因，不過無法說出口的理由的確是在她身上。


		伊莉亞如此判斷。


		「這樣啊。我知道了。」


		「姊姊大人……我……！」


		「沒關係。」


		伊莉亞打斷蘇菲婭的話，不讓她繼續說下去。


		雖然有可能只是她還沒有整理好心情，但有些咒術或許會在洩露祕密的時點發動。不需要特地讓蘇菲婭面臨這種險境。


		「沒關係，我會盡力幫忙的。到了晚上，妳要把房門鎖好哦。」


		「……是。」


		儘管只是安慰話，不過沒想到無法說出「我不會讓任何人喪命的」這句話，居然是如此痛苦的事情。


		



		搬完營養午餐後，伊莉亞直接前往領主公館。


		「我有事情要拜託您。」


		「請說。」


		大概是從伊莉亞的表情察覺到事情的嚴重性，艾格特魯在沙發上重新坐好。


		「接下來去王都進行報告時，希望您可以想辦法安排讓祭司大人與您同行。」


		「……我可以問問理由嗎？」


		當然可以。伊莉亞點頭回應。


		就算艾格特魯明顯表示出他有多麼地信任伊莉亞，伊莉亞也沒有打算利用這個優勢而恣意妄為。


		她把外掛能力以外的事情經過及計畫說出來後，艾格特魯聽到這超乎想像的事態，露出驚慌失措的神情。


		不過，畢竟是經歷過大風大浪的人，艾格特魯立刻重整心情，答應了伊莉亞的請求。


		那麼接下來，就只剩準備工作了。


		只不過最重要的部分，自己卻無法親自參與，這點讓她感到非常痛苦。


		



		當天晚上，有個不速之客造訪了。


		伊莉亞察覺到氣息後，將窗戶打開。


		她的視線朝向對面屋頂上的人影。


		「妳好啊！美麗的神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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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敬鞠躬的那個人，正是伯納德。


		雖然能力數值沒有改變，不過身上散發的氛圍簡直判若兩人。


		「沒想到你還特地前來打招呼，還真是有禮貌呢。邪神大人。」


		聽到伊莉亞的嘲諷，伯納德以笑聲回應。


		「那當然囉。畢竟多虧神子大人也察覺到，我們才能像這樣再次相見嘛。我只是在做應該做的事而已。」


		「再次」相見。


		聽到這個詞彙，伊莉亞確定了一件事。


		如果出現了新的邪神，大元素精靈肯定會察覺到變化才對。但是諾姆與希露夫都說沒有察覺到異狀。


		再加上伯納德曾經到訪過舉行活祭品獻祭儀式的村子。


		由這些條件可以確定──


		「你是『最古老的邪神』是嗎？」


		「沒錯。既然妳已經察覺到了──」


		伯納德的聲音突然中斷。


		『那麼這個聲音對妳來說應該比較熟悉吧。』


		「咯呵呵呵」的笑聲傳來。


		與至今的聲音截然不同，伴隨像是保麗龍摩擦般令人不悅的聲音在耳畔迴響。


		「有一點我不懂，你明明被我秒殺了，為什麼還要自己報上名來？」


		『因為妳在害怕。』


		難聽的聲音交織出話語。


		『以前那個時候的妳真的好美，也好可怕。妳那傲慢的舉止實在是太莊嚴了──讓我不由得為妳著迷。』


		「那還真是謝謝啊。」


		『但是看看現在的妳。的確還是很美，也可以感受到妳身上驚人的力量，使人忍不住拜倒在妳的實力之下……但是……』


		即便如此。


		從他口中繼續說出的──


		『已經沒有當時那般閃耀！沒有凶惡！沒有貪婪！！……現在的妳，根本就沒有把我當成殺戮的對象對吧。』


		卻是否定的言語，以及侮蔑的眼神。


		伊莉亞明明沒有打算認同這番話，但不知為何，卻也想不出反駁的話語。


		『妳儘管袖手旁觀吧。我一定會不擇手段把妳拖下水的！』


		「……你以為我會讓你得逞嗎？」


		『不讓我得逞，反而正合我意。』


		完全聽不懂對方在說什麼。


		伊莉亞完全搞不懂邪神在想什麼。


		「我可以問你一個問題嗎？」


		『可以啊……但是……對哦，那就請妳也回答我一個問題吧。』


		明明是邪神還這麼有禮貌……


		他的舉止就像人類一樣，讓伊莉亞因此降低了防備。


		大概是這個原因吧，她的的語氣也跟著平易近人起來。


		「我知道了。那我問你，伯納德先生的意識還在嗎？」


		『還在。白天的時候，他可是一邊受到現在所見的惡夢折磨，一邊努力強顏歡笑呢。』


		如果他說的這些都是事實，那就表示邪神的意識之前便已經出現了。


		就在伊莉亞對自己的失策感到後悔時，換邪神說話了。只見他一臉開心。


		『接下來輪到我了。』


		「……請說。」


		反正身上有結界，就算邪神想訂下什麼奇怪的契約也不用害怕。


		放馬過來吧！


		伊莉亞準備接招。


		『妳還是處女嗎？』


		「再見！」


		伊莉亞將窗戶關上，抱起哈古，決定趕快上床睡覺。


		她早就知道了。


		她記得邪神在挑選活祭品的基準中，有『黃花閨女』這個項目。也就是所謂的處女廚。


		明明自己沒有回答，卻感覺聽到邪神開心的歡呼聲，讓伊莉亞感到很不是滋味。


		



		經過昨晚的邂逅後，又多了一條規定，也就是──如果伊莉亞直接殺了伯納德，將會贏了比賽卻輸了人格。這是伊莉亞從邪神說的那些話所得出的結論。


		（……反正我原本就沒打算那麼做，無所謂啦。）


		而提到比賽，當然就會想到艾莉卡。


		把她送出去已過了一個星期，艾莉卡平安地回到了分部。


		「嗚嗚……全身肌肉痠痛……」


		「那麼接下來，請妳拿著這個去討伐隆德林蛇。」


		「啊！？要、要我拿著這個……又要……」


		「祝妳武運昌隆。」


		伊莉亞滿臉笑容地將艾莉卡送了出去，等到她討伐回來之後──


		「接下來是隆德赤猿。」


		「啊？」


		伊莉亞又再次幫她辦理委託登錄。


		就這樣讓艾莉卡過了一星期的討伐生活。


		在這段期間，艾格特魯為了報告競技場及教會等琉聶威魯的狀況，啟程前往王都。而且按照他與伊莉亞事前所做的安排，也帶著祭司伯納德同行。


		如此一來，艾格特魯將會在一星期之後回來。


		另一方面，就在艾莉卡一個一個達成委託時，賽爾吉也完成了3個等級B、以及5個等級C的討伐委託。


		距離比賽結束只剩下三天。


		「妳昨天有好好休息嗎？」


		「……是。」


		察看艾莉卡的能力數值並沒有發現什麼異狀，但是她看起來卻一副灰心喪志的模樣。


		「接下來……我該做什麼好……」


		「這是最後一個委託了。」


		「以期限來看，的確是這樣呢……」


		艾莉卡露出乾笑。


		大概是每天忙得團團轉，導致她沒能好好掌握狀況吧。


		「這次的討伐目標是古拉•阿吉•食人魔。」


		「是……咦、咦咦！？阿、阿吉•食人魔不是等級A嗎！！我沒辦法！我沒辦法啦！！」


		聽到艾莉卡悲痛的叫聲，大廳裡所有的人全都朝她看了過來。


		每個人的表情都超越了傻眼及嘲笑的層次，露出懷疑她是不是瘋了的模樣。


		古拉•阿吉•食人魔是準災害指定生物，在暴君蜘蛛消失後，成為森林的新主人，是前陣子才被確認的魔物。


		擁有被誤認為是巨人的強壯上半身，加上蛇的下半身。並以長長的下半身及蠻力粉碎敵人後捕食。由於牠擁有大胃王的特性，會將目光所及的所有生物捕食殆盡，因此被指定為破壞生態系的準災害生物。


		比起龐大的身軀及蠻力，讓古拉•阿吉•食人魔能夠躋身等級A魔物行列的，是牠那無窮盡的生命力。


		即便被砍、被燒、被刺穿，只要抓到手的獵物就絕不放手──這樣的執著被認為是牠最大的威脅。


		話雖如此，實際上牠還是有弱點，而且最近官方也打算將牠的等級進行調整。


		整體而言雖然是好消息，只是對這次的比賽來說，還沒調整等級真是太好了。


		「沒問題啦，現在的妳，一個人就可以打倒牠了。」


		大概是伊莉亞說得相當肯定的關係，艾莉卡也開始對自己的不安感到愈來愈懷疑，已經不像剛剛那麼恐懼了。


		「可、可是……」


		「妳在開什麼玩笑啊！！」


		就在艾莉卡正在編織話語時，賽爾吉氣喘吁吁地衝進分部裡，打斷了她的話語。


		他像是等不及調整呼吸一般，立刻朝艾莉卡走了過來。


		「妳怎麼可能有辦法打倒阿吉•食人魔啊！！妳想去送死啊！妳這個笨蛋！！」


		「什……」


		極力反駁的氣勢，以及十分急迫的表情。


		即便對賽爾吉這些反應感到困惑，艾莉卡還是回答：


		「不試試看怎麼知道！？」


		她做出如此的反駁。


		然而賽爾吉依舊沒打算退讓，反而比剛剛更激動地對她說：


		「這是不可能的啦！笨蛋！！」


		「都還沒對決就一直說人家『不可能！不可能！』，我和還沒開打就直接放棄的你不一樣啦！！」


		「沒有能力的人只不過變強了一點，少在那裡自以為是了！！等妳死掉之後，後悔就來不及了！！」


		「總比一直後悔而墮落消沉要上好幾百倍！！伊莉亞小姐！！」


		這就是所謂的以牙還牙，以眼還眼是吧。


		艾莉卡在勢頭上，將登錄證遞給了伊莉亞。


		伊莉亞當然收下了登錄證，開始辦理委託登錄。


		「妳……妳是認真的嗎！？」


		「是呀。」


		伊莉亞以營業笑容回答，賽爾吉露出極不高興的表情，直瞪著伊莉亞。


		「妳想讓這傢伙去死是嗎！！」


		「怎麼可能呢。我已經答應艾莉卡，自己將會以分部櫃台小姐的身分，對她提供協助了。」


		伊莉亞回看著賽爾吉，這麼回答。


		「我只是在履行自己的約定。」


		那麼你又如何呢？


		伊莉亞的話語裡帶著弦外之音。


		「……！！」


		既然賽爾吉無法反駁，伊莉亞當然也沒理由中斷登錄手續。


		長時間的沉默。


		就在大廳所有人全盯著靜止的這三個人看時，首先打破沉默的人，是辦完登錄手續的伊莉亞。


		「委託登錄完成了。艾莉卡小姐，登錄證及委託表還給妳。」


		「呃、好的。」


		像是事不關己般愣在一旁的艾莉卡也出聲回應。


		「……我也一起去。」


		賽爾吉如此說道。


		他沒有理會伊莉亞及艾莉卡的視線，再度開口：


		「我也一起參加這個討伐。」


		伊莉亞以視線詢問艾莉卡，艾莉卡會意後，往賽爾吉看了一眼，接著閉上眼睛思考。


		「可以讓你參加沒關係。」


		不到數秒艾莉卡再次張開眼睛後，如此應允。


		「但是，你不可以出手干預。」


		「…………我知道了。」


		賽爾吉接受艾莉卡提出的條件後，再次轉向伊莉亞，遞出登錄證。


		光是這樣還不夠。


		伊莉亞沒有收下登錄證，又附加了一個條件。


		「若真的發生什麼狀況，你一個人可能無法處理。如果其他夥伴也能與你同行的話，我就幫你辦理追加的委託登錄。」


		「什麼……」


		「還有一個條件。」


		伊莉亞不給賽爾吉反駁的空檔，繼續說道：


		「在討伐對象的捕捉範圍內，如果出現艾莉卡以外的敵人，該對象的行動可能出現變化，因此請你在範圍之外待命。你可以答應這兩個條件嗎？」


		你待在那裡會礙手礙腳，所以不要去妨礙人家──賽爾吉應該會做出這樣的解讀吧。


		即便被他做出這樣的解讀，就伊莉亞的立場來說，為了履行與艾莉卡之間的承諾，她無法在這裡對賽爾吉讓步。


		接下來的一段時間，所有人大眼瞪小眼，持續陷入沉默。


		但這股沉默很快就因賽爾吉的妥協化解。


		「……我知道了。我答應妳的條件。」


		當他轉身打算呼叫夥伴時，團隊成員已經集合在那裡了。


		所有成員默默地點頭，並且將登錄證交給賽爾吉。賽爾吉收下登錄證後，轉身連同自己的登錄證，一起交給了伊莉亞。


		他的眼裡充滿了對伊莉亞的敵意。


		（反正我又不是為了討好你才這麼做的，無所謂啦。）


		伊莉亞的表情沒有任何變化，不過在心裡一邊苦笑，一邊完成委託登錄，然後將登錄證返還。


		「接下來要對艾莉卡小姐說明作戰概要，所以請妳留下來。其他的各位，等到與艾莉卡小姐會合後，再開始進行討伐的委託。」


		伊莉亞對大家進行事務性的告知。賽爾吉以憎恨的眼神瞪著伊莉亞，其他成員趕緊將他帶離現場。


		至於留下來的艾莉卡，不知是不是見到賽爾吉離開後，繃緊的神經突然鬆懈下來，此刻的她比賽爾吉出現之前更加慌亂。


		「怎、怎怎怎、怎麼辦……！這下該怎麼辦才好啊！！」


		「沒關係，妳先冷靜下來。」


		伊莉亞一邊安慰她一邊端出可可亞，艾莉卡緩緩地將可可亞喝下。


		大概是放鬆效果發揮了效用，看到艾莉卡逐漸平靜下來，伊莉亞開始對她進行作戰說明。


		「妳應該知道阿吉•食人魔的下半身包覆著堅硬的鱗片吧？」


		「是……是。」


		「阿吉•食人魔身上的鱗片，是透過最外層的外皮硬質化而成，一旦生成新的角質後，就會像脫皮一樣，具有將鱗片剝掉的習性。」


		與一般爬蟲類的脫皮現象不同，阿吉•食人魔的這種脫皮，能夠只讓受傷處的鱗片剝落，並且將魔力灌進該部位，使該處的角質再度硬質化。


		「也就是說，攻擊牠的下半身也沒用……？」


		「在包覆鱗片的狀況下，的確如此。」


		如果能夠發動超過鱗片強度的攻擊，當然沒有問題，不過目前的艾莉卡還辦不到。


		「不過牠有一個弱點。」


		「弱點……是嗎？」


		「沒錯。阿吉•食人魔以超強的生命力著稱，不過這同時也意味著流遍牠全身的血液及魔力的速度很快。不管是魔力或神經系，麻痺毒素及毒素的循環都很快就是了。」


		不知是不是因為有堅硬鱗片守護的關係，即便阿吉•食人魔棲息在森林這種可以稱為「狀態異常的溫床」的環境裡，牠對於狀態異常的耐性還是很低。


		「除此之外……應該說接下來這個才是重點。當牠們遭受麻痺毒素侵襲時，會誤以為身上的鱗片已經壞死了，而將下半身的鱗片全部剝落。」


		「啊……！？」


		艾莉卡驚訝的反應，並非伴隨剛剛的失意，而是因為看見光明才會如此。


		「只要魔力堵塞，鱗片的硬質化就會變慢。妳便趁這時候用力往牠的下半身砍。」


		「用力砍……啊！」


		見到艾莉卡似乎察覺了什麼，伊莉亞回以微笑。


		艾莉卡這陣子所接的討伐委託──隆德林蛇，牠的體積雖然只有阿吉•食人魔下半身的三分之二左右，不過與眾多大蛇對戰過的她，已經能夠完全命中那些彎曲的身體了。


		另外，利用重量來砍擊的部分，沒有比雙手斧更適合的了。


		「所以妳才會讓我練習斧頭啊？」


		「不。之所以會推薦妳用斧頭，是因為妳適合這樣武器。」


		順其自然加入傭兵公會的艾莉卡，一開始就認定自己沒有戰鬥方面的才能。


		所以她才會變成弓箭使，以及為了在後方支援而學習了調合技術。


		但是，事實上，她的適性是【雙手斧】。


		而且還是最低等級的【天才】。


		如果至今一直過著村姑的生活，她絕對不可能發現自己擁有這項才能。


		這次伊莉亞之所以最後會選擇討伐古拉•阿吉•食人魔，純粹只是她在尋找適合艾莉卡的對手時，碰巧找到這個魔物罷了。


		在發現準災害指定生物的報告發表之前，伊莉亞就已經用【千里眼】發現了牠的蹤跡，所以才安排艾莉卡以採伐木材來做為操作斧頭的基礎練習，接著以隆德林蛇為練習對象等等，選擇這些討伐委託來為對付古拉•阿吉•食人魔做準備。


		「阿吉•食人魔有一看到任何食物就拿來吃的習性，所以先讓牠吃下含有遲效性毒藥的誘餌，對牠發射塗上麻醉藥的箭，等牠睡著後再靠近牠；並且等到牠毒性遍佈全身，導致鱗片全都剝離後，再下手砍死牠──這麼做應該是最安全的方法了。不過，還是全部交由妳自己來判斷吧。」


		「是……是！」


		不知是不是因為看到曙光的關係，艾莉卡雖然感到困惑，臉上還是露出了笑容。


		接著她在腦中思索方法，進行意象練習後，突然又看向伊莉亞問道：


		「我的確是接了很多次隆德林蛇的委託……不過，其他的討伐也有什麼特殊意義嗎？」


		那是刻意挑選適合妳的技能程度，有效率地賺取經驗值──不過，伊莉亞當然無法這樣回答。


		「那是為了讓妳習慣肉搏戰和掌控斧頭，以及為了增加妳的自信。另外，與隆德赤猿的交戰，是預設了阿吉•食人魔被砍斷下半身之後的戰鬥，才做的安排。」


		儘管這個世界在伊莉亞看起來，全像是電動遊戲般的系統，卻沒有電動遊戲裡會有的慣例。


		並不會因為是頭目，就具有特殊的攻擊動作。體格相似、技能相似的魔物，只會做出相似的攻擊。


		因此失去下半身的阿吉•食人魔，就只是一個沒有下半身的大猿猴罷了。


		不管阿吉•食人魔是以木頭攻擊、或是單純以臂力攻擊，都能在隆德赤猿身上經歷到類似的行動。


		在下半身健在的狀態，阿吉•食人魔會把雙臂當成雙腳使用，然後揮舞下半身；而以上半身朝敵人攻擊時，會以藏在背後的尾巴將敵人勒住──由於牠會採取這些難以對付的動作，必須先想辦法限制牠的行動。


		（而且，即便牠的身軀龐大，一旦失去下半身後，就有辦法可以攻擊到牠的頭部了。）


		大概是因為專注在回想自己的策略，伊莉亞隔了半晌，才察覺艾莉卡僵在原地不動。


		「……怎麼了嗎？」


		「請問……阿吉•食人魔……就算下半身被砍斷了，還能存活啊……？」


		「是的。妳只要想成不擊潰牠的頭部，牠就會繼續活著就行了。」


		「嗚啊啊─────！？」


		沒想到艾莉卡得知這個事實後，竟然花了半天左右的時間才有辦法重振心情，這點就連伊莉亞也完全沒料到。


		



		艾莉卡一行人拖到隔天才出發，伊莉亞為了目送他們而來到一樓，辦公室以里雅為首，那些因發情期而休養的成員也都回來了。


		「大家的發情期都結束了嗎？」


		「嗯！已經沒事了！哈古好久不見！」


		「嗶～」


		真是太好了。伊莉亞感到如釋重負。


		如此一來就可以不用在意排班，專心注意艾莉卡他們的動向了。


		在西門目送艾莉卡一行人離開後，伊莉亞使用【千里眼】確認了王都那邊的進展狀況。


		艾格特魯的部下們將準備工作做得非常萬全，甚至到了神經質的地步。


		下一個難關，就是伯納德是否能夠撐到王都了。


		接下來伊莉亞幾乎沒有什麼能做的事情，不過什麼都不用做，反而符合她的心意。


		對於艾莉卡他們的事情也一樣。


		露宿在森林裡的艾莉卡一行人，依照預定於次日清晨前往阿吉•食人魔的所在之處。


		狀況及作戰計畫也完全按照預期進行。


		阿吉•食人魔龐大的身軀造成的壓迫感，讓艾莉卡時常陷入險境，不過在先前其他的戰鬥上，【雙手斧】的技能已獲得提升，因此比伊莉亞的預期還要順暢地砍斷了牠的下半身。


		接下來，只要確實擊毀牠的頭部就行了。


		順利切斷下半身後，艾莉卡解除了不必要的緊張，以冷靜的搏鬥給予了魔物致命一擊。


		如此一來，她就完成了等級A的討伐委託了。


		雖然不知比賽結果如何，但至少從今以後，她再也不會被當成是礙手礙腳的拖油瓶了。


		接下來就交給他們自己去處理吧。伊莉亞下了如此判斷，關上千里眼，完成了這次的任務。


		「伊莉亞──關於這個委託啊──」


		耳邊傳來艾麗婕的叫喚聲，伊莉亞前往辦公室，將他們休養這段時間收到的報告及聯絡事項傳達給大家。


		大概是請假的同事都回來的關係，辦公室已經很久沒有這麼熱鬧了。


		



		艾格特魯一行人出發已過了五天。


		從王都出發的他們，順著街道一路朝琉聶威魯前進。


		隊伍按照計畫，採取艾格特魯在最前面，伯納德跟在他身後，周圍由護衛包圍的形式排列。


		「伯納德能否保持意識清醒」這個第二道難關，就伊莉亞目前看起來，似乎沒有什麼問題。


		隔天中午。


		如果按照預定，那麼此時將是展開下一波行動的時間，同時也是這次行程最大的難關。


		有沒有什麼看漏之處？有沒有什麼不足之處？


		就在伊莉亞在自己的房間進行確認時，耳邊傳來里雅的聲音。


		「伊莉亞──有客人找妳哦！」


		「我知道了。我這就過去。」


		伊莉亞把剛醒來的哈古哄睡之後，眺望著因獸人的復職而恢復以往熱鬧的分部，走下樓梯到一樓。


		「伊莉亞小姐！」


		有個集團聚集在大廳一隅。艾莉卡從那個集團裡對伊莉亞喊道。


		看來里雅所說的客人就是艾莉卡。艾莉卡快速地奔向伊莉亞，用力地點頭致意，露出滿面笑容。


		「這次真的非常謝謝妳！」


		「不不不，這全都是憑妳自己的努力得來的。」


		往艾莉卡的那個集團看去，賽爾吉也皺著眉頭坐在椅子上。


		他的腰際掛著一把劍鞘上的塗漆顯得髒髒舊舊的劍。


		「這次的作戰進行得很順利呢。真的很恭喜妳。」


		「是啊。謝謝妳。」


		艾莉卡再次點頭致意，臉上露出有點害羞的笑容後，以只有伊莉亞聽得到的聲量說起悄悄話。


		內容是談到這次比賽的始末，以及真相跟內幕。


		說完後，艾莉卡及伊莉亞自然地一齊將視線轉移到賽爾吉身上，看到他察覺到這冷淡的視線而陷入慌張的模樣，兩人的臉上不由得露出了笑容。


		「我們決定今後要以這裡為據點活動。這裡不僅可以把需要的東西通通拿到手，食物又好吃，賽爾吉也充滿幹勁說接下來得在競技場重新鍛鍊才行，所以──」


		說到這裡──


		「所以請讓我們繼續接受女神大人的保護吧。」


		艾莉卡露出滿面笑容。


		拜託你們不要再提這個梗了啦。


		伊莉亞敗給了艾莉卡那開朗的笑容，最後還是沒有把這句話說出口。


		



		翌日。


		艾格特魯一行人按照計畫，順著街道前進，來到位於卡琉聶與茲琉聶中間一處被當成避難所及休息用的無人小屋。


		走在前方的護衛先進到小屋裡檢查，確認沒有問題之後，一行人才從小屋旁經過。


		「……」


		但其實小屋裡面有兩個人影。


		在這裡屏息等著一行人到訪的這兩個人影，其實是艾格特魯安排的人，所以他們會判斷小屋沒有異常也是當然的。


		一次。


		二次……然後三次。


		從外面聽見的談話當中，混雜著某個偶然出現的單字，當這個單字出現第四次時──


		（（就是現在！））


		放置在小屋中央的箱子被打開來，存放在裡面、散發出綠色微弱光芒的水晶──風之結晶柱從箱子裡現身。


		這個結晶柱原本用來產生風之因子。


		因子具有容易與同屬性因子結合的性質，風之因子藉由互相接觸，而使空氣流動……亦即產生風的效果。


		於是會在本源沒有遭受任何控制的情況下，吹起沒有任何人可以接近的暴風。


		……原本應該是這樣才對。


		但那別說是把小屋吹走了，就連人都無法吹動，從本源吹出來的風，只像微風一樣。


		儘管事前曾聽說不會發生什麼慘事，但是待在小屋裡的兩人依舊無法理解狀況，不知所措地往窗外看去。


		此時只見表情僵硬的艾格特魯、以及被他的護衛包圍的一台馬車出現在外面。


		艾格特魯看到從小屋出來的那兩個人，確認了狀況進展後，以眼神示意站在身旁的護衛，往下個階段移動。


		其實自己很想去。


		見到艾格特魯露出這樣的眼神，擔任護衛兼女僕的希碧露在內心一邊苦笑，一邊將艾格特魯引導到安全的位置。


		艾格特魯的視線彼端，可窺見一名護衛正進入馬車裡。


		打開車門後，只看裡面坐著臉色蒼白、眼神看起來有點渙散的伯納德。對他來說，直到剛剛還感受到的那股彷彿意識被消除的壓迫感突然減輕；因此，此刻的他，正從朦朧的意識逐漸恢復中。


		那名男性護衛在保持警戒同時又不失禮的情況下，慎重地將一封信交給伯納德。


		這是什麼？


		見到伯納德露出疑惑及詢問的視線，護衛簡潔地回答：


		「這是伊莉亞寫給您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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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收下以外，伯納德想不出有其他選擇。


		他忍受著折磨他的惡寒以及不舒服的感受，打開信紙。


		『祭司伯納德大人。請恕我失禮，在此省去寒暄等開場白，直接為您說明現狀。


		我想您應該早就感覺到了，有個侵蝕者正從您的內部侵蝕您。


		一般將這個存在稱為邪神。


		首先希望您不要誤會，這個邪神並不是從您的內心產生出來的。


		這個邪神以前被稱為最古老的邪神。


		即便身體已經毀滅，他的存在本身還是沒有消滅，而是剩下微微的殘留思念般的存在。而司祭大人剛好適合他生存，於是他便融入了司祭大人的精神裡。


		至於為何會適合，應該是因為祭司大人與土因子有相當高的同調率的關係。


		雖然這是在許多巧合下發生的不幸，不過相反地，也可能是個大好機會。


		事實上，邪神可說是「大精靈的魔物」般的存在。


		至於詳情，由於會觸犯到精靈的禁忌，在此我就先不提，不過這的確是事實。


		因此可以和大精靈一樣，與他簽訂契約。


		只要簽下了契約，別說是侵蝕您了，他就連威脅他人都沒有辦法了。


		因此，這部分必須由祭司大人親自與邪神對話，使其屈服才行。


		魔物弱化的時間帶。


		充滿與其相剋的風因子。


		我們已經把能夠準備的對策都想好了，至於能不能使邪神屈服，就要看祭司大人您了。


		您要直接轉變成邪神、還是完成一名教徒該有的責任義務，請您做出決定吧。


		如果您選擇了後者，我們將會全力協助您。若您選擇了前者，那麼將由我來負責收拾善後。


		不管您做了什麼樣的選擇，我都會支持您。


		最後，我會把做為契約宣言的詠唱，以及簽訂契約的程序寫在這裡。首先是──』


		讀完整封信後，伯納德闔上信紙。


		這篇沒有摻雜任何心情、讓人感覺不到情感的信件內容，彷彿是在傳達伊莉亞對伯納德沒有任何期待；而從平時對非常關照大家的她來看，也可以很容易就察覺到她這是在挑釁。


		再加上內容非常怵目驚心，然而伯納德的心裡卻鬆了一口氣。


		儘管不知詳細過程如何，但他知道伊莉亞曾經消滅過最古老的邪神。


		雖然沒有實際見到狀況，但從居民們歡欣鼓舞的模樣，可以確定自古以來就一直威脅著蘇菲婭居住地區的邪神遭到消滅一事是事實。


		而且，更重要的是，伯納德透過學校等等在琉聶威魯的生活，清楚地感受到了伊莉亞那絕不會對他人棄而不顧的善良，以及不會將做不到的事說出口的那份誠實。


		他清楚明確地知道。


		如此可靠的伊莉亞會在背後支持著自己。


		「……真是太鼓舞人心了。」


		伯納德坦率地如此心想。接著毫不猶豫地開始契約的詠唱。


		他閉上眼睛，將意識轉向內在。


		大概是詠唱產生的效果，或是因為得知了自己體內有那個存在的關係──


		伯納德可以清楚感覺到有個並不屬於自己的東西在。


		而且還感覺到那個東西正在對自己笑……


		伯納德沒有任何親切的感覺，但他還是無所畏懼地將意識移到那個存在上。


		愈是探索，那個存在就愈是明顯。相對地，使人喘不過氣的重壓感也愈來愈強烈。


		那個喘不過氣來的感覺，像是在抗拒伯納德的靠近般，但伯納德仍繼續往前踏進一步。


		並不是拳腳相向，而是選擇以對話的方式解決。


		這同時也是伯納德所希望、並且一路走來的路。


		──初次見面，世界樹的信奉者。


		對方在向自己說話。


		察覺到這點的同時，伯納德也理解到了這個存在是何方神聖。


		這並非透過伊莉亞告知的情報而得知的，而是實際像這樣連結之後才明白的事實。


		──是啊。初次見面，人類的敵對者。


		聽到這句話，那個存在並沒有忌避及憎惡。


		那個『存在』就是被如此安排而誕生，並且無意識地接受了這個事實，才會露出笑容──接著雙方展開了對話。


		由於意識完全轉向內在，因此伯納德進入休眠狀態，原本抗拒的力量也消失了。


		相剋消失後，已不再有事物可以遮擋結晶柱釋出風之因子，因此風之因子在短時間內急速增加。


		伯納德倒下後，小屋也隨即被彈飛，這附近的區域完全遭到暴風蹂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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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章　他們的理由


		在伯納德與邪神對峙而陷入昏睡的這幾天。


		伊莉亞以代理校長的名目，前來監視持續躺在教會床上沉睡的伯納德。


		可想而知，看到伯納德現在的狀況，最受衝擊的當屬蘇菲婭了。


		之前她的樣子之所以怪怪的，也是因為在邪神出沒的晚上遇見了伯納德的關係。


		邪神告訴了蘇菲婭自己的真實身分，並且以學校的學生及伯納德本人做為人質，不准她說出去。


		想必那是要讓我察覺到異狀而故意設的局吧。


		伊莉亞如此推測，不過答案只有沉睡中的伯納德才知道。


		「……姊姊大人……祭司大人他……還會再恢復原本的樣子嗎？」


		別擔心──伊莉亞無法說出這種安慰的話語。


		因為她知道，即便說出這種安慰的話語，也只會讓蘇菲婭想更多而已。


		「祭司大人現在還在跟邪神對決……所以蘇菲婭，妳要繼續跟祭司大人說話哦。」


		「是……」


		此時告知正午時分的鐘聲在禮拜堂內響起。


		伊莉亞從座位上站起，準備回去分部。


		「那我就先走囉。」


		「好的，路上請小心。」


		蘇菲婭也跟著起身，向伊莉亞行了個禮。


		就在伊莉亞將手放到禮拜堂的大門上，正要開門時──


		「呃、那個……！」


		聽到蘇菲婭的聲音，她的手反射性地停了下來。


		回頭一看，蘇菲婭像是在猶豫什麼般將視線撇開，隨即又像下定決心似地抬起頭來。


		「姊姊大人也可以跟祭司大人說說話嗎？」


		「……啊？」


		「拜託妳了！」


		「呃、嗯，我知道了。」


		蘇菲婭拚命地低頭懇求，不過伊莉亞原本就沒有理由拒絕。


		對她來說，這只是舉手之勞，獲得允諾的蘇菲婭卻高興得露出笑容，再度點頭致意後，朝教室奔去。


		既然都答應了，也不能什麼都不做。


		總之，明天開始就來試著跟伯納德說話好了。


		只不過伊莉亞的這個決定，最後卻沒能實行。


		「早安，神子大人。」


		因為伯納德已經從床上坐了起來。


		他的表情看起來很平穩，聲音也沒有改變。同時，現在也是邪神的力量最弱的中午時分。


		更重要的是，透過【神之眼】所顯示的職業（等級），「被邪神附身之人」的表示已經消失了。


		取而代之的是，《世界樹的使徒》這幾個文字。


		「……早安。呃……」


		「隨妳怎麼叫都行。」


		看到伊莉亞不知該怎麼稱呼自己，使徒露出溫和的笑容。


		他的這個回答，聽起來像是知道伊莉亞已經察覺到自己的身分一樣。


		「……那就稱呼您……使徒大人。」


		「不需要加上『大人』兩字，神子大人。」


		果然如此──伊莉亞一邊心想，一邊很想吐槽他說「你自己還不是加了『大人』兩字」。


		但是，透過這短暫的交談，伊莉亞感受到了與大元素精靈交談時同樣的氛圍，為了不讓談話內容變得複雜，她選擇不吐槽就直接帶過。


		更重要的是，有件事得先確認才行。


		「您的體內還有伯納德先生的意識嗎？」


		使徒露出有點困擾的表情，隨即又恢復原本的微笑。


		「可以說有，也可以說沒有。」


		沒想到你還有心情玩文字遊戲啊。


		不知是不是感受到了伊莉亞的焦躁，在她還沒說話之前，使徒又繼續說道：


		「我是普人伯納德，同時也是最古老的邪神，也是將世界樹的想法具體表現出來之人。由於無法將個體意識擺在優先位置，因此做為普人伯納德的那個我，亦可以說是不存在。」


		這種古怪的說話方式，是不是大精靈這類人共通的怪癖啊。


		使徒說到這裡停了下來，做出像是沉思的動作。


		「我想妳應該也注意到了……由人類、魔物、精靈混合而成的我，將做為世界樹的終端發揮功能。」


		「也就是說，這次的事件，就連世界樹也沒有預料到是嗎？」


		「是的。」


		使徒若無其事地做出肯定的回覆。從他立刻就能回答的這點來看，等於是在宣佈他能直接得知世界樹的情報。


		這也同時意味著接下來的提問將變得更加重要，使得伊莉亞的心情不由得沉重起來。


		話雖如此，伊莉亞也無法忽視這個問題，所以她仍決定問個清楚。


		「您是我的敵人嗎？」


		恐怕就連使徒也沒有想到伊莉亞會丟出這個問題吧。


		只見他瞬間愣了一下，不過隨即又露出原本的笑容。


		「就算我回答了，也不一定就代表那是真的啊？」


		「無所謂。反正我有很多方法可以強行確認您的意思。」


		儘管說他與世界樹有連結，不過他對伊莉亞到底瞭解多少，這點伊莉亞自己也不曉得。


		即使如此，只要他擁有邪神的記憶，應該就知道伊莉亞的實力，也能藉此得知自己與伊莉亞之間能力的差距吧。但使徒聽到了伊莉亞這句可說是宣戰的話語後，臉上的笑容更深了。


		「由於大精靈與邪神是純粹的因子，因此會受到世界樹強烈的影響。」


		他所說出來的話，並不是剛才那個問題的回答。


		不過，伊莉亞判斷這些內容並非毫不相關，決定聽下去。


		「只不過，大概是因為性質的關係，大精靈會坦率地聽從世界樹的想法，邪神卻會做出乖僻的舉動呢。」


		「……也就是說這次的行動，是扭曲了世界樹的想法之後的結果？」


		「不只是這次的魔物操作，還有冰龍的事件也是。只不過，他已經有九成左右被妳給消滅了。正是因為他比以前還要聽從世界樹，這次才沒有對蘇菲婭小姐施加危害，不是嗎？」


		操作魔物及冰龍，是世界樹的意思。


		若只看這點，那麼對方確實是自己的敵人，但是「沒有對蘇菲婭出手」這點則讓人無法理解。


		如果蘇菲婭受到危害，伊莉亞有自信自己會將伯納德整個人消滅。


		因此只要他加害於蘇菲婭，就足以達成邪神的願望。而他之所以沒有這麼做，由此可證他真的聽從了世界樹的意思。


		將魔物及冰龍這樣的威脅直指自己，卻沒有明確的敵對意思。


		（這不是很矛盾嗎？）


		使徒察覺到伊莉亞內心的想法後，像是傷腦筋一般露出苦笑。


		「要區分是敵是友的確很不容易……只不過就世界樹的立場，並沒有打算危害於妳……不，應該說，這點彫蟲小技根本稱不上是危害。」


		使徒所說的「彫蟲小技」是指剛剛提到的那些威脅。由於判斷這些威脅並無法對伊莉亞造成危害，才會將魔物及冰龍送到琉聶威魯。


		事實真相被露骨地揭露出來，伊莉亞的怒氣也全消失了。


		比起自己，她最希望的是能夠聽到對方表明不會危害她身邊的人。不過，還是先把這件事情擱在一旁吧。


		根據剛剛的問答，又冒出了一個疑問。


		「您的目的是什麼？」


		聽到伊莉亞的詢問，使徒陷入沉默。


		不過他的這個反應，並不是像剛剛那樣因為愣住的關係，也不是不曉得該如何回答。


		可以說出來的事情，與需要隱瞞的事情。


		考量這兩者，謹慎選擇語言表達──這算是最接近目前的狀況吧。伊莉亞將自己置換成對方的立場，如此心想。


		不到幾分鐘的時間，使徒便開口說：


		「妳如何看待現在的世界？」


		「世界……是嗎……？」


		由於這個問題太過古怪，導致伊莉亞一時之間不知該如何回答。


		然而就使徒來說，他似乎只是想要製造一個讓伊莉亞自己思考的契機而已。他沒有等待伊莉亞的回答，直接繼續說了下去：


		「一個人們可以自由生存的世界……將是一個無秩序的社會。人類是如此容易沉溺在欲望裡，而且隨隨便便就傷害他人……妳不認為這是很危險的狀態嗎？」


		「……您這應該是極端的言論吧？」


		「真的是這樣嗎？比如說普人伯納德好了。」


		使徒如此說道。


		「他愛著眾人，想要將博愛的精神推廣出去。就我們來看，他的這個精神也非常美好。」


		但是……說到這裡，他定睛注視著伊莉亞。


		「他的心卻被妳奪走了。」


		啊？


		使徒不理會一頭霧水的伊莉亞，繼續說道：


		「在那之前邪神一直無法攻下的精神領域，也在那時候開始出現破綻。普人伯納德在得知妳身旁有男性存在，並回想起束縛著自身的戒律，以及聽到了前來向妳求愛的男人之話語……從此，他的心就被嫉妒及悔恨汙染了……就算秉持多麼高尚的精神，也無法保證不會改變。」


		使徒沒有給伊莉亞插嘴的時間，立刻接著說下去：


		「再加上，所有人都是憑著各自的意思生存及競爭。比如說，即便是過去曾經交換過美妙誓言的男女也一樣。」


		「為什麼你會知道這些……」


		「學校這種環境，還真是適合收集情報呢。」


		語畢，使徒的臉上露出微笑。


		看來，出於好意而創辦的學校，反而變成「在自己人的傷口上撒鹽，對敵人雪中送炭」。


		伊莉亞垂下頭來。使徒不顧伊莉亞的反應，帶著滿滿的餘韻說道：


		「……妳不覺得趁著世界還和平時，應該需要一個守護人民、統領所有人的存在嗎？」


		這番話聽起來像是在曉喻伊莉亞一樣。


		伊莉亞不曉得使徒為何要用這種花言巧語的方式說話，也不曉得他想要隱瞞什麼，只不過伊莉亞也有話想要對他說：


		「擅自做主又何妨呢？」


		可能是這個回答令人感到太意外，使徒一時之間無法反應。


		即便把伊莉亞的想法擺一邊，使徒所得到的情報也太過陳舊、太過不足了。


		「剛剛提到的男女，你知道他們為什麼要一較高下嗎？」


		「當然是因為變了心的男子，開始討厭那名女子的關係囉？」


		「才不是這樣呢。」


		那只是表面的動機。


		贏得勝利後，艾莉卡來到伊莉亞這裡，跟她說了內幕。


		「聽說純粹只是因為那名男子為了守護那名女子，才想要讓她遠離戰場罷了。」


		「這……」


		「很讓人傻眼對吧。因為沒有自信可以保護她，所以只能讓她遠離戰場，故意露出冷淡的態度。」


		這是如此幼稚又任意妄為。


		「對於那名女子來說，她不想忘記兩人的約定，她想要守護那名男子，所以沒有等他回來就直接離開了村子。她擅自忽視男子的想法，以致於後來造成雙方的誤解。」


		伊莉亞注視著使徒。


		「這全是為了對方著想而採取的行動。」


		伊莉亞接著對存在於使徒裡面的人格說：


		「祭司大人也是憑著自己的想法，擅自將感情壓抑下來……他會這麼做，也是為了我著想，不是嗎？」


		因為伯納德知道伊莉亞不喜歡男人。


		使徒沒有反駁，伊莉亞將他的反應解讀為肯定。


		還有，就是你。


		伊莉亞沒有移開視線。


		「你也不是被誰所拜託，才這麼關心這個世界的事吧？你說要統領大家，不就等於是擅自決定『為了眾人著想，完全壓制眾人的想法』嗎？」


		看吧，所有人都一樣。


		想到這裡，臉上自然地露出笑容。


		「所有人，只要是為了某人而做的行為，就算是任意之舉又何妨呢？」


		憑著自己的任意採取行動，有什麼關係。


		沒有想法的生活方式，就等於是家畜一樣。不，放棄了自身的想法，說不定連家畜都不如呢。


		對於曾經見識過這種小公司（世界）的伊莉亞來說，不可能接受這種世界。


		自己想說的話都說完了。


		接下來就剩下伊莉亞自身的回答了。


		「不過有個統領大家的人，我覺得也很不錯啊。」


		這次的回答大概真的完全使徒的出乎預料之外，他的表情整個僵住了。


		她沒有打算否定使徒所有的主張。


		「只不過前提是，想要成為統治者的人，必須先得到周圍的認可。」


		有意願及能力的人，在得到所有人的認同下進行統治，伊莉亞不認為這是壞事。


		在第一個條件就把自己排除在外，還真像她的作風。


		陷入沉默的房間裡，傳來鐘聲。


		馬上就要上課了，不過伊莉亞事先已交代高等科的學生，這堂課基本上是自習，所以沒問題。


		她把分散的注意力再次拉回使徒身上，並想起另一個必須確認的事情。


		「使徒先生，今後也可以請您繼續以伯納德先生的身分行動嗎？」


		「啊？呃……是，畢竟我並不是完全變成另一個人。」


		「那就拜託您了。對於這裡的學生來說，在把您看成是支撐這個世界的『世界樹的使徒』之前，首先，您是支撐這所學校的校長。」


		以【神之眼】來看，也沒有看出他有任何疲勞及損傷。


		「請你趕快恢復精神，讓大家安心吧。」


		伊莉亞以之前對伯納德露出的笑容，向使徒行了禮之後，轉身準備離開房間。


		此時她聽到使徒說話，停下了腳步。


		「妳難道沒有扼殺自己嗎？」


		「怎麼可能。我一直都在做自己想做的事。」


		伊莉亞邊說邊回過頭，回答使徒的問題：


		「因為我不是為了工作而活，而是為了生活而工作呢。」


		



		公會有著各式各樣的規約及規則，在承接委託上也有禁止事項。


		其中之一就是禁止冒名進行委託登錄。


		一般有個潛規則，進行團隊成員的登錄時，就算本人不在場也能夠進行。


		但原本為了讓委託登錄能夠流暢進行的這個潛規則，卻被少部分有心人士濫用。做為代表的例子就是──由於前科遭受罰則，導致承接委託遭到限制之人，為了騙過聯盟公會的審查而冒用他人身分；以及為了以不正當的手段提高自己的級別，委託他人承接的情形。


		因此，禁止事項就是為了在發生這種惡意偽裝承接的情況時，能夠予以嚴厲懲處所訂下的規則。


		至於另一個禁止事項，則是針對未進行委託登錄者達成委託一事。


		像是不小心遇到討伐對象而將其打倒的情況，由於違反者並無惡意，因此頂多只會給予警告。


		但如果被發現是出於故意的情況，將會科處罰金或進行逮捕。


		而若是拒絕逮捕及罰金，或是重覆同樣的違規行為，會被列為聯盟公會的肅清對象。


		假如該肅清的對象屬於傭兵公會，將會以武力執行肅清。


		為了守護公會的權威及信賴，肅清行動會毫不客氣地徹底執行，肅清對象因而喪命的例子也不在少數。


		如果肅清對象是屬於商業•工業•農業公會的情況，則會依照各自的手段，不讓該名人物得到工作。


		由於予以援助之人也有可能遭受罰則，因此這類肅清對象可說是陷入孤立無援的狀態，以至於這種處罰又被稱為『緩慢的處刑』，是個令人畏懼的罰則。


		儘管罰則的輕重完全不同，不過不管哪個禁止事項，都是為了維持公會的機能而必要的規定。


		至於「對能力給予適當的評價」這點，對承接委託的一方來說是理所當然的事，而對於發出委託的一方，也是為了不造成他們額外損害的一道防線。至於將委託的金額交由公會來管理，則能防止單方面進行交涉。


		因此，對於公會的否定，正好就如之前使徒所說的，只是『以自由為名的無秩序』罷了。


		在這種情況下，最先成為犧牲品的就是末端的人類了。


		──再多給一點錢。


		──我不懂為什麼接受委託還要受到限制。


		大部分討厭統治的人，都是已經握有權力及武力這些擁有力量的人。


		為了保護弱者，只好以數量來壓制強者。


		這樣的說法雖然不太好聽，但是尊重個性•自由的公會，總不能像國家一樣朝權力者傾倒，這麼做也是沒辦法的事。伊莉亞如此心想。


		世界是由各式各樣的規則所構成，規則則是為了給人民遵守而存在的。


		話雖如此，像伊莉亞這種以外掛得到能力的例外也是存在的。


		



		除了建設分部食堂二號館之外，還有診察競技場•教會以及充實醫療設備。


		城裡的居民及委託都增加了，但是伊莉亞自身的工作還是沒有太大改變，在使徒的事件結束後，持續了一陣子比較和平又舒適的時光。


		然而這種好日子並沒有持續多久。


		「也請妳告訴我，適合我的武器吧。」


		賽爾吉以只有伊莉亞聽得到的聲量說道。


		自從上次的事件結束後，他便把重心放在參加競技場的決鬥，同時完成委託。


		在伊莉亞看來，他與艾莉卡似乎也進展得很順利，可是從他咬緊牙關對伊莉亞低頭懇求的表情看來，完全感受不到現充的餘裕。


		這又是為什麼呢？


		看到伊莉亞詢問的視線，賽爾吉的臉上露出更加苦澀的表情。


		「再這樣下去，我就要變成被艾莉卡保護了啦……！」


		這還真是糟糕呢。


		透過上回的成長，艾莉卡已變得比不太可靠的前鋒還要強，同時她也能夠使用回復藥及狀態異常的藥進行支援，已經是個全能的人才了。


		對於身為單純前鋒的賽爾吉來說，若在純粹的戰鬥力上輸了，就完全喪失了立場。


		話雖如此，當艾莉卡前往支援時，也需要有人站在最前頭，因此說來說去，其實只是自尊心的問題吧。


		尊嚴這種東西，只要扔掉就好啦。伊莉亞雖然這麼想，但要是賽爾吉在這裡鬧彆扭的話，那就前功盡棄了。


		「當、當然不是只有這樣啦！？」


		賽爾吉誤以為伊莉亞沉思的舉動是對他感到傻眼，於是慌張地補充說道：


		「……妳知道『魔劍托里斯坦』嗎？」


		「是的，我知道。」


		之前艾莉卡他們談到這個人時，伊莉亞很識趣地沒有自己提起，不過在他們說出這個名字之前，伊莉亞就已經知道這個人了。


		托里斯坦所持的劍，具有吸愈多人的血就會變得愈堅硬及銳利的效果，是把名副其實的魔劍。


		不過這裡指的人血並非血液量，而是人數的多寡。托里斯坦也曾明確表示，自己之所以在競技場出賽，是因為「能夠合法傷害別人的關係」。


		這個世界的人之所以會將其稱為魔劍，是因為那把劍只要一吸到血就會發紅發亮，事實上他們對於冠有魔力的武具……也就是魔具的定義並不認識。


		相對於能夠忽視•改變因果律及物理法則這些世界構造的神具，魔具則是會對道具本身以及接觸之人造成影響。雖然效果有限，但與神具不同的是，它有所有人都能使用的優點，因此對於人類來說，大多數的情況下，魔具比神具要來得具有威脅性。


		不過不曉得是什麼樣的因果，由於魔具原先的持有者大多為惡魔，所以會造成威脅也可以說是理所當然。


		「雖然只是傳言……不過聽說那個人似乎要來這裡的樣子。」


		「這樣啊……」


		賽爾吉的表情非常僵硬。


		但是這並非談到自己忌諱的對象而露出的表情，而是因為堅定的決心所產生的緊張感。伊莉亞如此心想。


		賽爾吉想起伊莉亞還在注視著他，有點害羞地搔著頭，露出和緩的表情。


		「話雖如此，我還是不會逃避……而且我也不想被艾莉卡臭罵。」


		「這樣啊。」


		你們兩個感情還真好啊。


		為了不破壞這嚴肅的氣氛，伊莉亞把快要脫口而出的話語強忍下來。


		「所以我得變強才行……為了贏過那個人。」


		雖然伊莉亞內心認為「你不需要堅持到這個地步吧？」。


		不過，就另一方面來說，如果這時候不去克服，那麼就無法真正地說賽爾吉已重新振作了。伊莉亞如此心想。


		加上考量到艾莉卡，因此伊莉亞決定出手相助。


		話雖如此，這裡還有一個問題必須解決。


		賽爾吉具有【劍術】技能的適性，與艾莉卡那時候不同，他已經選用了適合自己的武器了。


		由於無法再提升適性技能，因此斟酌武器並沒有什麼意義。


		當然，只要像之前艾莉卡那樣，對賽爾吉課以重視效率的特訓，還是能期待有所成長。


		但光是這樣，要打倒托里斯坦並不容易。


		吸過許多血液的那把魔劍，如果面對的是一般的劍及防具，一定能輕易就將之劈開吧。無法隨意接招的這個不利條件，在接近戰上將造成非常大的影響。


		察看賽爾吉的【劍術】技能加成，斬擊輔助與刀法輔助的比例大概是7：2。即便現在開始轉移到防禦輔助，大概也無法完全躲避掉衝擊。


		（要不然現在開始提升短劍能力，然後將其轉移到防禦上……？）


		使用長劍攻擊，以及使用短劍防禦。


		雖然還有時間上是否來得及的問題，不過這種做法贏得勝利的可能性最高。


		「……沒辦法……是嗎？」


		大概是之前與艾莉卡的那場比賽時，對伊莉亞沒有露出和顏悅色這點，讓他至今仍耿耿於懷吧。


		他把伊莉亞陷入煩惱的模樣誤解成「她是在煩惱要不要接受這個請求」，以忐忑不安的表情觀察伊莉亞。


		（我一個人在這裡煩惱也不是辦法。）


		伊莉亞很乾脆地看開後，決定把事實說出來。


		「與其說是沒辦法，就目前看起來，適合賽爾吉先生的武器的確是劍。」


		「……」


		賽爾吉的臉上露出憂喜參半的複雜表情。


		至於為何不全然感到悲觀，是因為之前遭遇挫折時，他已嘗試過各式各樣的武器，自己也很清楚只有劍最適合他。


		因此在乞求伊莉亞建議的同時，他事先也知道自己可能白跑一趟。


		「這麼說，就只能靠自己變強了是嗎……」


		「基本上是這樣啦。」


		「基本上……？」


		原本感到興味索然的賽爾吉，聽到伊莉亞不置可否的說詞後，眼神再度出現了生氣。


		「是不是有什麼辦法？」


		「雖然不是要推薦你武器，不過使用盾牌及短劍避開對方的劍如何？」


		「……盾牌和短劍是吧……」


		從賽爾吉的反應看來，他有點不太願意。


		明明是自己要求別人推薦武器，這時候還在猶豫，真是令人搞不懂。


		如果他認為「並非靠著純粹變強的方法，而是依靠對策來進行對決」就屬於邪門歪道的話，那麼反倒真想問他「你真正想要的到底是什麼？」。


		「伊莉亞。」


		「啊，真是抱歉。接下來的客人請到這邊。讓您久等了。」


		聽到克萊麗絲這麼說，伊莉亞這才注意到已經有三名左右等待登錄的公會成員在排隊。


		其實她和賽吉爾只是像在閒聊深入一點的話題而已，那些人大可直接來櫃台前啊。


		當伊莉亞如此心想的同時，也對於即便人口增加，但懂得看狀況且遵守紀律者還是有增加的趨勢這點，感到非常高興。


		雖說這是治安良好的證明，不過當自己像這樣給大家帶來麻煩時，良心的譴責也比以往嚴重，這點倒是缺點就是了。


		快點工作啦。


		有著如此想法的過往時光，真是令人懷念。


		重新開始接待業務前，伊莉亞心想讓賽爾吉空等未免太過殘酷，便告訴了他另一個選項。


		「如果你不想拿盾牌跟短劍，那麼你也可以選擇打造一把新的劍。」


		「新的……？」


		「不管你選擇哪一種方法，我想我都能幫助你。」


		把事情交代完後，伊莉亞便開始處理櫃台業務。


		可想而知，等到委託登錄告一個段落後，賽爾吉立刻上前詢問打造新劍的詳細情形。


		他之所以一副迫不及待的模樣，應該是把希望全都寄託在這個方法上的關係吧。


		「妳說打造新的劍，到底是什麼意思？妳知道有關那把魔劍的事是嗎？」


		「是的。所以能夠抵銷那把劍的能力。」


		「………………啊？」


		賽爾吉無法理解這句話的意思，當場愣住。


		「……是要打造一把跟那個人同樣的魔劍嗎？」


		「怎麼可能。」


		魔劍就跟產生出神具一樣，是許多因素碰巧湊在一起才產生的結果。


		因此無法刻意製造具有同樣能力的東西，而且一不小心，還可能附帶有『刀子很利，但只要拿在手上就會常常腹痛』這種奇怪的缺點，這就是魔具……也就是武具的魔物。


		魔物的體內含有大量影素，由於光素會讓影素消失，因此在光素濃烈的白天，魔物的能力會大幅衰減。


		也就是說，如果使用含有光素的武器，就能夠抵銷魔具的效果。


		含有光素的劍。


		「也就是要打造一把聖劍。」


		聽到伊莉亞說「只要打造一把聖劍就行了」，賽爾吉回應的第一句話是──


		「……如果真有這種東西，那為什麼至今都沒有人打造？」


		充滿猜疑的質問。


		其實正確來說，並不是不打造，而是無法打造。首先就前提來說，目前這裡的人根本不曉得魔物及魔具的定義，也完全不會產生「聖劍」這種想法。


		話雖如此，即便解釋這麼多，也只是徒增困擾。伊莉亞如此判斷後，決定只舉出最容易理解的問題點。


		「一般如果要打造聖劍的話，首先需要以光龍的背結晶、或是獨角兔的角、天之金牛的蹄其中之一做為材料，而且必須從不同個體取得好幾樣才行。」


		獨角兔是頭上長角的兔子，牠的性格凶猛，但是不管從分類還是性質來看，都不屬於魔物。


		由於獸神之一的布威維加威爾憐憫兔子這個弱小的生物，直接授予牠們特異性，所以信仰祂的信徒們便把這種兔子當成聖獸崇敬。也因此在狩獵獨角兔時，就等於必須與所有信徒為敵。


		天之金牛在其棲息地也被當成神明的代理者，在狩獵牠時遭遇的問題點幾乎和獨角兔一樣。


		而如果擁有與光龍對決的實力，即便對方持有魔劍，也沒有人類會是自己的對手。


		如此一來，一般想要打造聖劍，製作本身遠比使用它達成『對抗魔劍』的目標還困難，根本讓人陷入進退兩難的境地。


		聽到伊莉亞列舉的素材，不用說也知道，賽爾吉當場啞口無言。


		但是伊莉亞的話裡附帶了「一般」這個注釋。


		「但如果使用鍊金術的話，又另當別論了。」


		「鍊金術？」


		「是的。只要能夠湊齊瑪納卡普魯鋼、非魔物的生物骨頭、生長在米魯杜拉洞窟的光蟲草，就能製造出同質的素材。」


		雖然這些東西都非常高價，或是很難到手，不過比起先前列舉的那些素材，它們還比較有可能取得。


		如此的難易度落差可能也成為了推動的力量。一般人聽到都會放棄的這個提議，賽爾吉卻在苦思了一番之後──


		「……只要準備好這些素材，就能打造聖劍了對吧？」


		他再次跟伊莉亞確認。


		雖然對於賽爾吉想贏得勝利的決心感到佩服，但也不能在此對他說謊，伊莉亞搖頭否定了他的提問。


		「不，要打造聖劍，還需要精神感應性金屬（奧利哈爾鋼）、或是品質相對較低的海爾銀。」


		在世界樹裡極少生成的奧利哈爾鋼，在這個世界所有的金屬當中，與魔素及光素這些元素的親和性最高。


		接下來按照銀、銅、金的順序，性質愈來愈差，不過由於銀在象徵作用上具有強大的退魔性，因此如果要妥協，就選擇銀來替代。然而若不製造成合金的話，銀本身因為太軟無法用來製劍，所以想要追求劍本身的強度，銀的純度便要跟著降低。


		「只要準備好素材，鍊金術師及鐵匠將由我們來準備。」


		「將由你們來準備？……先不論鍊金術師，只要得到了素材，由我們挑選鐵匠不也一樣？」


		感覺自己好像被伊莉亞利用來跟別人談生意了。


		這樣的猜疑，讓賽爾吉不滿地說道。


		「請恕我直言，為了製鍊光素礦石，必須使用專用的爐子，因此只有具備專門知識及技術之人才有辦法製作。」


		「……專、專門？摩諾威魯的郊外不是有個很大的爐子嗎？難道那個不能用嗎？」


		見賽爾吉一臉焦躁，伊莉亞從容地點頭回應。


		「那個爐子是使用風之結石產生高溫，主要是用來進行二階段製鍊的設施。但光素遇到溫度，就會全部消失。為了在製鍊時能夠保留光素，以前常用的那款爐子最為合適，但是以前的爐子只要生產過一次之後，就必須加以摧毀，因此與現今能夠連續進行高品質製鍊的爐子相比，生產效率實在太差，所以現在幾乎沒有人──」


		「我、我知道了啦！那就交給妳處理吧！」


		「遵命。」


		賽爾吉拗不過伊莉亞那沒完沒了的說明，只好舉白旗投降。


		不當剝奪別人的選擇自由，這是詐欺師以及把利益擺在第一之人慣用的手段。


		但是伊莉亞不希望自己被當成這種人看待。


		（我才沒有沉淪到這個地步呢──）


		反而是給予對方選項，在考量了利益及優點後，逐漸縮小選擇範圍，這才是伊莉亞的作風。至於這種做法是否含有惡意，就要看時間及場合吧。


		不管怎麼說，伊莉亞雖然說了很多理由，但其實一直到去除雜質的製鍊階段，她都有辦法以鍊金術生成。


		說得更仔細的話，就連聖劍她都有辦法打造。明明她能夠製造，卻故意提出這一大堆理由，純粹是因為她認為『為了賽爾吉著想，必須讓他付出相應的代價』。


		賽爾吉並沒有察覺到伊莉亞這番用意──


		「瑪納卡普魯鋼，不是在摩諾就是在皮涅亞……至於骨頭，等最後再說……」


		他像是一秒也不想浪費般，立刻轉換想法，開始自言自語地說著今後的方針。


		剛剛還舉棋不定的人，一下子就變得如此積極。


		（愛的力量還真大啊──）


		包含些微的羨慕之情，伊莉亞難以置信地在心裡嘀咕。


		「啊！對了！……大概需要準備多少錢啊？」


		「我會去跟鍊金術師商量後再報價，所以請你後天再來一趟。」


		「真是有夠麻煩耶……」


		伊莉亞可以瞭解賽爾吉現在就想立刻出發的心情，但以她的立場，也無法隨便亂報價，這點只能請賽爾吉諒解了。


		當話題告一段落後，賽爾吉緩緩地從位子上站起來。


		「反正需要用到錢對吧？那我就順便辦理一下明天的出場登錄好了。」


		「在那之前，先做編隊練習！」


		賽爾吉嚇了一跳，回頭一看，只見艾莉卡繃著臉站在夥伴們的前面。


		「到了集合時間還沒看到你出現，所以才來分部看看，結果你居然還在這裡說什麼要去競技場呀。」


		「嗚哇！已經這麼晚啦！」


		「你居然拋下艾莉卡，跑來跟伊莉亞聊天，聊到時間都忘啦。你們到底在聊什麼啊？」


		「那、那當然是……詢問她有沒有什麼委託是對編隊練習有幫助的囉。」


		見到夥伴們上前調侃，賽爾吉語無倫次地趕緊找藉口解釋。


		先不論他的動機為何，這件事其實根本沒必要隱瞞，但由於他刻意想蒙混過去，因此艾莉卡的眼神急速冷卻了下來。


		（這時候就不要再想遜不遜的問題，直接說出真相就好啦。）


		伊莉亞有點受不了地這麼想。這時有名普人青年將委託表遞給身旁的克萊麗絲。


		這名青年一副輕裝打扮，武器是單手劍及盾牌。


		他的打扮跟一般戰士沒兩樣，但是散發出來的氣息與分部裡其他的公會成員截然不同。


		透過【神之眼】察看，發現他的能力數值副屬性的魅力值很高，而且所顯示的稱號是《皇國的皇子》。


		也就是說，他的魅力值之所以這麼高，是因為『高貴的皇子接受了領袖教育』的結果吧。另一方面，不知是不是已經習慣眾人的目光，即便被直覺敏銳的人盯著看，他也絲毫不在意。


		不過，如果對方的視線不懷好意，想必他應該會做出不同的反應就是了。他這種忽視能力，應該是經過特別鍛鍊的吧。


		皇國的皇子為何會來到如此遙遠的隆德威魯，以及為何會持有公會成員的登錄證，都是團謎。


		不過他的身旁沒有監督官及護衛，再加上從他的打扮看起來，可以輕易察覺到他正在故意隱藏自己的身分。


		微服出遊。興趣是戰鬥及賺取零用錢。


		如果是單純的王族，會這麼做的理由應該有限。


		不過，由伊莉亞看來，青年擁有的『固有技能』以及戴在他手腕上的『手鐲』，似乎都在訴說著背後複雜的隱情。


		青年完全不曉得自己是皇子這件事已被看穿，對一直盯著他看的伊莉亞表達不悅。


		「……幹嘛？有事嗎？」


		「沒事。是我失禮了。」


		聽到伊莉亞致歉，克萊麗絲也跟著低頭致意，男子將登錄證及委託表放到玻璃板上，開始進行委託的登錄認證。


		伊莉亞不曉得男子為何如此焦躁，只見在等待認證閒得無聊的這段時間，青年也心神不定地摸著右手腕上的鐲子。


		就算他要求動作加快，這個程序也無法加速處理。就在克萊麗絲淡然地進行作業時，她手邊淡淡的光芒開始出現變化。


		結果是紅色。玻璃板顯示無法辦理委託登錄。


		放在玻璃板上的委託表當中，發出閃光的是「委託等級」的項目。


		公會等級D的人申請登錄委託等級B的討伐委託，當然無法得到認證。


		克萊麗絲依照指南將委託表及登錄證放到櫃台上，開始對青年說明。


		「真是抱歉，委託登錄的申請被駁回了。」


		「……」


		「請問你知道辦理委託登錄時，有等級限制的規則嗎？」


		「……」


		青年依舊一副不高興的模樣，沒有肯定也沒有否定，拿著登錄證及委託表就離開了櫃台。


		從他得知遭到駁回卻沒有任何驚訝的模樣看來，他大概早就知道有等級的限制了吧。


		（既然如此，還跑來辦理登錄，是想蒙混過關嗎……？）


		沒特別抱怨什麼的青年，將委託表拿回布告欄後，沒有再挑選新的委託就這樣離開了分部。


		「……剛剛那個人到底是怎麼回事啊？」


		沒有人回應克萊麗絲的獨白，分部很快地又回到了往常的景象。


		在那之後，伊莉亞在街上到處搜尋也沒有見到青年的身影，於是判斷他不太可能是潛進琉聶威魯的間諜。


		



		兩天後。


		賽爾吉依照預定來到了分部。伊莉亞遞給他一張委託表。


		「這是什麼委託表……？」


		「這是鍊金術師所發出的委託。只要你能準備好委託表上記載的這些素材及數量，對方就會免費幫忙生成。而且用剩的材料，他也會支付你報酬。」


		「真的嗎！」


		聽到這個預料之外的消息，賽爾吉高興到手舞足蹈，然而下個瞬間，他的表情立刻僵化了。


		自然生長在米魯杜拉洞窟的光蟲草，如果只需一點點數量，在洞窟的中間點周邊採集就足夠了。可是若需要大量，就得走到洞窟深處。


		而洞窟裡面住著名為尼德霍格的龍型魔物，愈是往深處前進，遇到牠的機率就愈高。


		這也意味著，賽爾吉如果預計單獨前往，將非常危險。


		「……啊啊，可惡！之前有討伐尼德霍格的委託對吧！？就是之前有人沒辦法登錄的那個委託！」


		既然要討伐，就一大票人馬前去圍攻比較快。大概是出於這樣的想法，只見賽爾吉往布告欄看去。


		但是布告欄上並沒有尼德霍格這幾個字。


		就在賽爾吉感到詫異時，有個人將手輕輕放到他的肩膀上，擺動委託表給他看。這個人正是之前在參加冰龍討伐後內外馳名的〈朱紅雙刀〉的葛蕾斯。


		「不好意思啊，我們已經先登錄了。」


		葛蕾斯手上的委託表明確寫著「尼德霍格」以及這些〈朱紅雙刀〉成員的名字。


		葛蕾斯原本想趁賽爾吉因為機會被搶走而發怒時，好好調侃他一番。沒想到賽爾吉卻雙手高舉地歡呼：


		「得救了！我可以跟你們一起去嗎！？」


		葛蕾斯先是愣了一下，接著又恢復神志露出苦笑，搖頭回應：


		「你還是別來了吧，我們這群人很難搞的。再說，要是把你捲進戰鬥，到時事情會變得更麻煩呢。」


		「也……是啦。」


		沒有辦理委託登錄的賽爾吉要是被捲入戰鬥，可以肯定的是，他們可能會因為有違規之虞而遭到拘束及審訊。


		為了避免這種情況發生，辦理委託登錄是最簡單的方法，但這種情況下，不難想像在報酬及公會貢獻制度上可能出現紛爭。


		即便達成目的，身為公會成員，賽爾吉也不樂見這種情況發生。


		「我知道了啦。那你們就加油吧！」


		「謝謝你。你也是哦！」


		目送葛蕾斯離開後，賽爾吉再次看向伊莉亞。


		「就是這麼回事，所以我就一個人出發了。」


		「我知道了。」


		如果是在尼德霍格被討伐後再去，就算隻身一人前往應該也不會有問題。


		伊莉亞收下登錄證，開始辦理委託登錄。


		之所以會以鍊金術師給付報酬的方式發出委託，一方面也是為了援助製造前時代爐子的資金。不過，即便剔除這個原因，伊莉亞還是希望賽爾吉能進入洞窟深處。


		剛剛賽爾吉所說的「沒辦法登錄」的那個人，就是故意隱藏皇國皇子身分的那名青年。至於為何他要特意選擇討伐尼德霍格，伊莉亞也不清楚。


		若他只是心血來潮或是單純覺得有興趣，那倒是無所謂。不過伊莉亞有種莫名的不安，感覺他好像會闖出什麼大禍來。


		話雖如此，最後決定由〈朱紅雙刀〉接下這個討伐，使得賽爾吉無法繼續堅持一定要隻身前往，這點還真是僥倖呢。


		（如果他在達成目的途中翹辮子，那就完了。）


		隨後，玻璃板的光芒轉為藍色，告知委託登錄順利完成。


		伊莉亞將登錄證及委託表還給賽爾吉，並針對素材的搬運進行說明。


		「──這幾點還請你多加注意。」


		「我知道了。」


		「那麼衷心祝你平安順利成功。」


		目送賽爾吉從分部離開踏上旅程後，伊莉亞繼續回到櫃台的業務上。


		接下來的時間，除了平常總是乖巧的哈古莫名其妙地叫了起來，以及回到工作崗位的凱蒂得到約會邀約而陷入騷動之外，並沒有發生什麼特別的事情。


		雖說已經確認那名皇族青年並沒有在琉聶威魯，不過隆德威魯的各處也沒有傳來什麼事件及異狀。因此伊莉亞心想，自己可能只是受到前副分部長的話影響，對於青年出現的事件，她開始轉念想「可能只是煩惱很多的皇子大人想要紓解鬱悶之類的吧」。


		不知是不是太過悠哉的關係，在那之後很快就有消息傳來。


		那是發生在目送賽爾吉出發五天後的事情。


		



		目送賽爾吉出發那一天，〈朱紅雙刀〉的葛蕾斯他們也從琉聶威魯啟程。


		不過賽爾吉為了蒐集光蟲草以外的素材得到各地奔走，因此〈朱紅雙刀〉比他先回到了琉聶威魯。


		回到分部的葛蕾斯，外觀及能力數值都沒有損傷，伊莉亞判斷他們平安無事地完成了委託。但是與四肢健全的身體相反，葛雷斯的臉上卻露出可怕的表情，讓大廳的所有人全都嚇呆了。


		「葛蕾斯小姐，發生什麼事了？」


		伊莉亞對著朝她走來的葛蕾斯問道。葛蕾斯不顧兩人隔著櫃台，直接一把抱住了伊莉亞。


		喂喂喂喂喂。


		即便對於葛蕾斯在眾人環視下所做的行動感到驚訝，伊莉亞還是冷靜地對應。


		「……妳在做什麼啊？」


		「充電。」


		才聽到她這麼說，下一瞬間葛蕾斯又把頭埋到伊莉亞身上，大口地吸氣。


		大概終於獲得滿足了。葛蕾斯放開伊莉亞後，再度恢復以往的表情。


		由於她有特異體質，因此為了抑止症狀發生，之前也曾經做出類似的舉動。


		不過當時的她是陷入失控狀態，對於能夠看見能力數值的伊莉亞來說，是騙不過她的眼睛的。


		（她看起來沒有出現什麼禁斷症狀啊……）


		到底是怎樣啊。


		見伊莉亞一臉莫名其妙，葛蕾斯露出害臊的苦笑。


		「抱歉、抱歉，因為我很焦躁嘛。那我就來報告了。」


		「好的。麻煩妳了。」


		「尼德霍格的確被討伐了，但並不是我們幹的。有人擅自討伐了牠。」


		聽到這句話的人開始陷入騷動，隨後分部又再度恢復寂靜。


		獵物被搶走，似乎讓葛蕾斯非常火大。


		掌握情況之後，伊莉亞對里雅使了眼色，請她把法蘭克找來。


		至於葛蕾斯，大概是說話時想起了什麼，只見她的表情愈來愈嚴峻。


		「當時有個人手上拿著出鞘的劍，我想抓住他，卻被他逃掉了。」


		「……那個人有什麼特徵嗎？」


		「我就是來問這個的。當時待在洞窟出口附近的賽爾吉說，那個人就是上次沒辦法辦理委託登錄的人。所以你們有沒有什麼線索？」


		伊莉亞忍不住想抱起頭來。


		由於滿腦子一直在想普人主義的相關事情，加上原以為那個人身為一名皇子，應該會盡量避免做出引人注目的行為，所以還真沒想到問題會以這種形式發生。


		（到底是怎樣啊？這個世界的皇子跟王子全都是笨蛋嗎？）


		伊莉亞壓抑焦躁的情緒，提醒自己要保持冷靜，不要讓場子變得更加混亂。


		「……當時那個人曾申請登錄，所以應該有留下紀錄。」


		只是應該是假名啦。


		伊莉亞如此想著，將魔力注入玻璃板，找尋過去的資料。


		被里雅找下樓的法蘭克直接走到伊莉亞身邊，不過發現她正在忙著搜尋資料，於是便看向葛蕾斯說：


		「葛蕾斯，不好意思，可以請妳再說一遍給我聽嗎？」


		「嗯。」


		當伊莉亞搜尋完畢時，葛蕾斯的說明也剛好結束，法蘭克皺起眉頭看向伊莉亞。


		伊莉亞點頭回應，並將搜尋結果唸出來。


		「前幾天辦理委託登錄，認證遭到駁回的是，巴勒姆帕克斯聯合總部發行的登錄證……名字叫托爾史提，隸屬巴勒姆帕克斯本部傭兵公會。」


		擁有長遠歷史及許多分家的萊汗鐸皇國，所有皇族的名字都是採用「名字•中間名•姓氏」的方式呈現，因此不可能只有短短幾字而已。話雖如此，從他很有可能使用假名這點來看，在名字上著墨太多也沒有意義。


		巴勒姆帕克斯與皇國相鄰，是一個普人占多數的王國，王家由皇國的分家掌控。


		不過，測驗基本上不需要身分證明，所以也與這無關吧。


		（……要不然就是走後門進來之類的？）


		儘管如此懷疑，不過想起測驗基本上無需提出身分證明，判斷這個推測也不太可能，便打消了念頭。


		「……我知道了。伊莉亞，立刻幫我發出傳達委託。」


		「知道了。只要傳達給隆德威魯總部就行了嗎？」


		「嗯嗯。葛蕾斯，不好意思，接下來可能會再次找妳來說明，屆時再拜託妳了。」


		「總不能放任那個人不管吧。這也是沒辦法的事啦。」


		見到葛蕾斯一臉厭煩至極的表情，法蘭克與伊莉亞也只能苦笑回應。


		接下來，伊莉亞在結束櫃台業務之後，來到了辦公室。


		伊莉亞敲門進到房裡後，只見法蘭克正好在對這次事件的報告進行整理。


		「怎麼了嗎？」


		「關於嫌犯托爾史提，有些事情得先跟您報告。」


		「……請說。」


		法蘭克的腦海裡瞬間閃過，之前在龍神兒子哈古的事件發生時，也曾有類似狀況，於是停下筆準備聆聽。


		不過這次與之前還是一顆蛋的哈古被捲進事件時的狀況不同，是皇子憑個人的意思行動，因此就伊莉亞個人來說，並不太想介入這件事。


		但是，即便能無視皇子蒙受的損害，在考量到公會與國家的關係很有可能惡化這點，身為一名聯盟分部的職員，還是得完成自己的責任與義務。


		「他是萊汗鐸皇國的皇子。」


		「……妳確定？」


		「是的。雖然是從遠處看到的，不過我記得我曾看過他。」


		儘管這個理由是瞎掰的，但事實並未改變。再說，伊莉亞是為了在外掛能力不被發現的情況下使法蘭克能夠信服，才不得不出此下策。


		（……奇怪，以前做這種事時，明明都不以為意的啊。）


		不知是不是曾一度打算裝作不知道的關係，此時的她深受罪惡感折磨。


		「伊莉亞？」


		「啊，沒事。」


		伊莉亞回過神來，發現法蘭克正以與其說是感到懷疑，更該說是擔心的表情看著自己。


		她趕緊轉換思緒，再次看向法蘭克。


		「我只是想先把這件事情告訴您而已。那麼我這就去準備製作委託。」


		「那就拜託妳了。只不過妳可別勉強自己哦？」


		「是。沒問題啦。」


		伊莉亞露出笑容，表示自己完全沒問題。


		法蘭克原本就很容易積累壓力、容易焦慮了，所以今後還是別在他面前想事情了吧。


		伊莉亞如此心想，朝辦公室走去。她在下班前完成了制定委託以及登錄委託的工作，並將這次事件的概要與關於嫌犯的報告送到總部。


		



		數天後。


		名叫托爾史提的普人又進行了其他件未登錄討伐，由於這件事實獲得確認，傭兵公會總部正式將托爾史提列為肅清對象，通知給全世界。


		至於那名青年是皇國皇子這件事，並沒有出現在通知內容裡。


		這一定是聯盟或傭兵公會總部的情報操作──伊莉亞做出這般結論。


		若因為他是皇族便不列為肅清對象，公會的威信將蕩然無存。而如果在肅清對象那裡補充說明他是皇族，又可能被過分解讀為該通知的言外之意是命令大家「好好斟酌」，或許會導致公會成員產生不信任及反感。


		即便向皇國提出抗議，如果皇國不認帳，那麼抗議也只是徒勞；而如果放話說要肅清，對方一定會認為這是故意找碴。


		因此不難想像，一定是因為大部分行動都會被當成聯盟是在觀望而妥協，聯盟這方才會採取強硬的手段吧。


		伊莉亞站在櫃台想著這些事情時，將視線移到了擺在腳邊的那把劍上。


		她以【神之眼】察看那把劍，顯示出的情報是《聖劍》，但原本應該是像《劍：○○》這樣，顯示《品項：名稱》才對。


		它之所以沒有名稱，就證明它是包含類似品在內，至今沒有人打造過的劍。


		這把單刃劍是由矮人鐵匠•瑪特塞沃斯使用可說是唯一認識前時代製鍊爐的矮人•德摩斯提涅斯送來的光素鋼和含有銀的特殊合金艾爾赫茲，透過捲包鍛冶的工法打造而成，與至今製成的聖劍，在素材及製作方法上截然不同。


		除了以【神之眼】確認之外，這把劍是為了實際拿來測試才寄放在這裡的。由於它確實能夠發揮聖劍的效果，因此伊莉亞判斷這把劍應該能夠與托里斯坦的魔劍一較高下。


		只不過這把劍的主人，此時卻還在為了收集素材拚命上演追逐劇呢。


		「大家好──！」


		蘇菲婭前來領取營養午餐，她那比往常還要精神抖擻的招呼聲響遍大廳。


		現在的她已經完全與大家打成一片，一邊與大廳裡的人溫暖地打招呼，一邊往廚房走去。


		「姊姊大人好！」


		「妳好啊。要小心拿哦。」


		「是！」


		最初見面時那股有點見外的緊繃感已不復存在，現在的蘇菲婭舉止變得更加自然，已經是名副其實的『教會的姊姊』，深受居民們喜愛。


		至於使徒，也扮演伯納德到唯妙唯肖的地步，所以蘇菲婭根本沒有察覺到他身上的變化。


		「對了！我昨天收到菲伊寄來的信哦！」


		「菲伊寄來的啊？」


		「是啊！她在信上寫說她現在過得很好！」


		少女菲伊是就讀於教會學校的獸人，有貴族看中她的聰明伶俐，以祕書見習生的身分僱用她到貴族宅邸工作。


		她的工作態度在貴族間很出名，也因此讓學校高檔的教育水準在隆德威魯傳開來。


		照這樣發展下去，如果評價鞏固，將來替學校畢業生斡旋職場也就指日可待了。


		伊莉亞冷靜地如此思考。同時對於能夠得知菲伊過得很好，再高興也不過。


		「這樣啊，那真是太好了。」


		「是啊！」


		蘇菲婭今天之所以心情這麼好，大概就是因為收到那封信的關係吧。伊莉亞忍不住露出苦笑，不過跟著蘇菲婭一起歡天喜地的她，實在也沒有資格說人家。


		就在蘇菲婭進到廚房時，分部的大門被用力地推開。


		「伊莉亞，拜託妳來一下！還、還有，妳有沒有看到蘇菲婭！？」


		「你找蘇菲婭的話，她就在這裡。發生什麼事了嗎？」


		「怎、怎麼了嗎？」


		看到蘇菲婭慌慌張張地從廚房出來，踏進分部的男子朝教會的方向指去。


		「有重傷患者被送到教會了！」


		「我、我知道了！」


		只要不是太嚴重的傷勢，蘇菲婭的回復魔術都有辦法醫治。


		他們把患者送到教會後，卻發現負責醫治的蘇菲婭不在，才會跑來伊莉亞這裡找人吧。


		伊莉亞如此推測，並判斷自己應該不用上場，鬆了口氣。


		可是男子卻將視線從蘇菲婭轉移到伊莉亞身上。


		「伊莉亞，也請妳一起來幫忙！只靠蘇菲婭一個人可能會趕不及！」


		「呃……是！」


		複數，而且是相當多名傷患啊。


		伊莉亞察覺到自己把事情想得太過簡單，將想要嘆氣的衝動壓抑在心裡。


		「艾麗婕，妳可以去幫我跟巴魯多先生說，休息時間提早結束嗎？」


		「嗯，我知道了。路上小心哦！」


		「那我出門了。」


		伊莉亞離開分部，朝著跑在前方的兩人追去。


		要追上他們很簡單，但為了不造成額外的混亂，她決定慢慢跑去。不過，她的性格可不允許因為自己遲到而造成犧牲者增加的狀況發生，於是她發動【千里眼】，透過縮短可視距離提高穿透率，藉此察看患者的狀況。


		傷患人數比想像中還少，只有九個人。


		重傷及性命垂危的共有五個人，非緊急的輕傷患者一共四人。


		（人數的確不少，不過憑蘇菲婭的實力應該足以應付。）


		然而，事實卻像是在懲罰過於樂觀看待事件的伊莉亞一樣。


		其中一名性命垂危的傷患，正是那名被列為肅清對象的普人托爾史提。


		被送來教會的這些傷患，就是在執行肅清戰鬥上負傷的人。


		就算把琉聶威魯再度被捲入麻煩的事先擺在一邊，既然托爾史提也在傷患名單內，就不能只交給蘇菲婭一個人來醫治。


		考量到這名青年的體質後，伊莉亞改變主意，立刻朝跑在前頭的那兩人追去。


		



		一到教會，蘇菲婭平時笑容滿面的氛圍立刻一轉，以認真的表情對應患者。


		至今診療過無數患者的她，察覺到托爾史提的傷勢最嚴重，於是從他開始進行治療。


		蘇菲婭的對應迅速到讓人無法跟她搭話，伊莉亞只好先著手治療其他的重傷患者。


		「我們的傷勢沒那麼嚴重，所以我們先去競技場的醫務室哦。」


		「抱歉……謝謝你們。」


		傷勢較輕的公會成員識相地離開了醫務室。蘇菲婭沒有轉頭看向他們，依舊專心地對托爾史提施放回復魔法。


		但是回復速度非常緩慢。


		話雖如此，這也不能怪她。但是蘇菲婭沒有察覺到原因，甚至連察覺的機會都沒有，焦急之情愈來愈強烈。


		「蘇菲婭，沒關係。妳先冷靜下來。」


		「是、是……！」


		伊莉亞確認包含蘇菲婭在內的所有人都沒有在看她後，解除結界，開始詠唱恢復魔術•治癒術。


		但是，即使其他重傷者都痊癒了，托爾史提還是離康復非常遙遠。


		在蘇菲婭努力施術下，托爾史提回復到得以維持生命的狀態，但身體仍無法活動。


		不久之後，蘇菲婭的魔力耗盡，一屁股坐到地上。


		「姊姊大人……不好意思……接下來就……」


		「根本沒這必要。」


		代替伊莉亞回答的，是剛剛進來的一名男性鳥人。


		伊莉亞見過這個人，當她察覺這個人是隆德威魯總部的副總部長後，並沒有特別理他。萬萬沒有想到，他居然會干涉治療。


		「我聽到肅清已經結束，於是趕快衝了過來，能夠趕上真是太好了。」


		副總部長像是獨白，邊說邊嘆著氣看向托爾史提。


		如果他真的是從王都的聯盟總部過來的，那也未免太快了。在發現托爾史提的行蹤時，他便出發前往現場，然後在周邊城市等待肅清結束──這種推論比較有可能。


		與冷靜推測狀況的伊莉亞相反，蘇菲婭無法對男子的發言充耳不聞。


		「你、你說沒必要治療……這到底是什麼意思……？」


		「如果繼續治癒他，他很有可能會逃跑。總之，只要能夠保住小命就夠了。」


		「這、這怎麼行呢……！」


		蘇菲婭試圖抗議，但是疲憊不堪的她，雙腳不聽使喚，差點再度跌倒。


		伊莉亞扶著蘇菲婭，視線朝著正要對托爾史提銬上手銬腳鐐的副總部長。


		「如果您不希望他繼續康復，至少不要拘束他吧。」


		「妳這樣說，我們也很困擾呢。妳也看到了那些與他對決的公會成員了吧？等到發生什麼事情時就來不及了。」


		從他的語氣聽起來，伊莉亞直覺他應該知道托爾史提是皇族這件事。


		要是被他逃回皇國，到時事態的確會變得更嚴重，所以他才會想在事態惡化前，在這裡把他抓起來吧。


		之所以沒殺他滅口，是為了避免殺害皇族一事透過他所登錄的巴勒姆帕克斯傳到皇國吧。


		見到伊莉亞以冷靜淡泊的態度看向自己，男子露出嘲笑般的表情。


		「還是說，妳要負責幫我看住他？」


		「好啊。」


		他大概是心想只要這麼講，伊莉亞就會輕易讓步吧。


		那就這麼辦吧──伊莉亞若無其事地答應之後，副總部長像是愣在原地般眨著眼睛。


		「……妳是認真的嗎？妳看起來像是分部的職員呢。」


		「我有審查員的資格。」


		必須在戰鬥能力以及洞察力上獲得認同，才有資格取得審查員的身分。


		伊莉亞無法判別對方是否是因此同意，只見男子落落大方地點了頭，臉上露出卑鄙的笑容。


		「……我知道了。之後總部長會來這裡。如果這段時間被他逃了，就由妳來負責。」


		「我知道。」


		雖然從男子像蛇一般冷酷的笑容感到些許寒意，但伊莉亞也沒有打算收回剛剛的話。


		要是被他逃了，那再抓回來就好了。就是這麼簡單。


		交涉成立後，副總部長從托爾史提的行李中回收登錄證，隨即離開了醫務室。


		經過調整呼吸，稍微恢復疲勞後，蘇菲婭以懇求般的眼神看向伊莉亞。


		「真的要這樣放著他不管嗎……？」


		像是對遭到遺棄的小狗見死不救般的罪惡感，朝伊莉亞襲來。


		伊莉亞是有辦法讓他痊癒，但基於諸多理由，無法讓蘇菲婭在場見證。而且，最慘的情況是，教會還有可能因而毀壞。


		伊莉亞打算將這些原因蒙混過去，但實在想不出該怎麼解釋才好。此時代替她回答的是與副總部長如交替般進入房間的使徒。


		「伊莉亞小姐有她的打算啦。蘇菲婭。」


		「祭司大人……」


		使徒對蘇菲婭回以笑容，接著看向伊莉亞。


		他那像要看穿人心的眼神讓伊莉亞感到不舒服，伊莉亞不得已之下，只好點頭回應。


		「沒錯。所以等到他的狀況穩定之後，我想將他移送到分部去。」


		「我知道了。」


		蘇菲婭的表情看起來有點不滿，不過在得到一旦托爾史提狀況惡化時，能夠前來探望的允許後，她這才點頭答應。


		如此一來，等到傭兵公會對外發表肅清結束後，這件事便可以告一段落。


		……但是，事情可不會進行得這麼順利。


		之後，不到一個月的時間，神聖萊汗鐸皇國便發出一項聲明。


		那是對傭兵公會、以及擁護該組織的所有組織進行武力報復。


		也就是皇國的對外宣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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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3章　皇國


		時間稍稍向前回溯，地點移到距離琉聶威魯相當遙遠的神聖萊汗鐸皇國。


		萊汗鐸皇國第三皇子貝倫多•威爾•萊亞跪在王座前，向皇帝霍列斯傳達口信。


		雖說是直系血親，但唐突的謁見依舊讓王座之室充滿緊張的氛圍。


		「托里斯遭到殺害了。」


		王座之室裡傳來強烈的衝擊。


		由嘈雜轉變成喧囂，並沒有花上多少時間。


		就在此時，睜著眼愣在原地的皇帝，像是全身無力般倒了下來，靠著抓住扶手撐住身體。


		「你確定消息沒錯……？」


		「……是的。」


		見貝倫多一臉沉痛地做出肯定的回覆，皇帝以手摀著臉說：


		「……遺體呢？狀況呢！到底是怎麼樣！為什麼托里斯會……！！」


		被皇帝那愈來愈嚴厲的聲音及氛圍壓倒，皇族及諸侯們全都膽顫心驚。但是只有一個人的舉止態度依然沒變。


		「咦──？大家是怎麼啦──表情好可怕哦──？」


		見到他咯咯笑的模樣，周圍所有人全都皺起眉頭。


		他的樣貌是如此美麗，一看就知道是遺傳了被稱為皇國第一美女──第一王妃的血脈。


		雖然外貌與貝倫多年紀相當，但是他那不顧狀況的言行舉止簡直就像年幼的孩子。


		「……被稱為史上最強天才的人，變成這副德性後，也只不過是個白痴啊……」


		原本的天賦異稟已不復見的第一皇子阿爾芬斯。


		貝倫多以其他人聽不到的音量呢喃著，與其說是嘲笑，反而是充滿了失望之情。


		他瞄了一眼只是投以悲慘的眼神，並沒有做出任何處分的皇帝後，偷偷地輕吐了一口氣，重新看向第一皇子。


		「……來人啊，把哥哥帶到房間去。」


		就在他說完話，再次轉向皇帝之前，以斜眼看了這名被稱為兄長的男子，嘴角還微微地揚了一下。


		但是當他再次看向皇帝時，嘴角的笑容已經消失。兄長被走上前來的女性像抱著小孩般摟住，並且撫摸臉頰的模樣，已經不在他的注意範圍內。


		「根據傳回來的報告，傭兵公會將托里斯列為肅清對象，而響應號召的公會成員似乎對他施加了過當的暴行……」


		在瀰漫著不安氛圍的王座之室裡，貝倫多繼續說道：


		「托里斯的遺體被公會帶走──」


		「去告訴傭兵公會及聯盟公會，要求他們立刻返還托里斯的遺體。」


		聽到半途插進來的這句話，抬起頭來的貝倫多不由得倒吸了一口氣。


		不只是他，周圍的人也一樣。


		應該說，一直把皇帝當成穩健派的那些人，此刻感受到異常的壓力。


		完全無法想像眼前這個人是一向被稱為觀望主義者的當代皇帝。


		「兇手將由我們來懲罰。要求他們把兇手交出來。」


		「不曉得他們會不會乖乖聽話……」


		「這是聖旨！」


		皇帝只憑一句話，就讓至今對他的態度感到認同的穩健派諸侯閉上嘴巴。


		接著，他站起來睥睨臣下。


		此刻他的眼眸雖然暗沉，卻燃燒著憎恨的火焰。


		「如果他們不聽從，就以實力讓他們屈服。如果你輩是效忠我們血族真正的家臣，就完成你們的職責，把刀子給我磨好！」


		諸侯、部下，以及騎士全都一齊跪拜，表明自己將遵從皇帝的意旨。


		皇帝瞥了一眼這些人後，表情不變地朝大片窗戶的外頭望去。


		「如果對方拒絕配合，那就讓他們嚐嚐我現在所感受到的痛苦……！！」


		在那之後，皇帝的要求傳達到了公會聯盟及傭兵公會。公會聯盟以此事與事實有所出入為由，拒絕從命。


		皇國為了報復，於是放話要進攻公會聯盟，以及擁護公會聯盟的組織。


		



		神聖萊汗鐸皇國。


		『在還有許多神明存在，互相爭奪霸位的時期，有兩位神明降臨到遭受火山爆發及暴風雨等天災肆虐，並且有許多魔物猖獗的魔之大地上。


		持有漆黑之劍的男神•萊爾只要施展他的力量，天災便立刻平靜下來；持有白銀之劍的女神•哈露迪亞只要施展她的力量，魔物就會變得像雕像一樣靜止不動。


		以這些方法平息大陸的這兩位神明，不久之後得到了一個神子，並且將各自的劍託付給他。


		而那個神子正是神聖萊汗鐸皇國的始祖，也就是後來所稱的阿爾特爾•萊亞。』


		這就是流傳於皇國的神話概要。


		但是這個神話裡，有很多內容是騙人的。


		真相是──覺得與其他神明戰鬥很麻煩而逃走的這兩位神明，只是使用各自的力量從紛爭裡逃出來，然後一直卿卿我我。


		接著，被獸神戴了綠帽子的男神氣得發狂，於是把該名獸神及女神雙雙殺死。而持續處於瘋狂狀態的祂，後來還讓普人的妻子懷了身孕，最後落得被那名女子的丈夫殺死的下場。


		（神話有時候其實是充滿愛恨情仇的無聊戲碼呢──）


		反而是將瘋狂的男神殺死的那名丈夫，才應該被譽為「以普人之身殺死神明」的英雄呢。伊莉亞心想。


		話雖如此，那個可憐女子的孩子後來成為了皇國的始祖，並且被稱為神子，這點的確是事實。


		由於他的身上繼承著男神的因子，因此代代的皇帝都具有神因子。


		託付於神子的劍，是指以男神與女神各自的因子為原料製成的神具，擁有能夠妨礙屬性因子的運作，強制將魔術等等鎮壓下來的效果，被稱為『音食』的漆黑神劍•萊爾，以及能夠產生與以前伊莉亞使用過的斗轉星移相反的效果──讓周圍的時間延遲，被稱為『時絕』的白銀神劍•哈露迪亞。


		能夠操作這兩把神劍的皇帝，成為了國民心靈上的支柱，同時也是讓他們展現出普人主義般傲慢態度的原因。


		



		將托爾史提移送到分部的前一天。


		伊莉亞在執行櫃台業務時，剛好看到卡隆在窗外奔跑的身影。


		卡隆一路跑進分部，直接朝櫃台走來，露出一如往常的笑容。


		「伊莉亞，法蘭克在嗎？」


		「他在辦公室裡。」


		「謝謝妳。」


		平常總是超然淡泊的他，今天的笑容裡卻藏著幾分焦慮。


		察覺到異狀的職員們，默默地看著卡隆朝樓上走去。


		不到幾分鐘後。


		從辦公室走下來的卡隆告訴伊莉亞說，法蘭克找她去他的房間。


		並不是叫她去辦公室、也不是去會客室，而是去自己的房間，這點令伊莉亞覺得有點詭異，不過她判斷大概不需要警戒，於是將接待工作交給負責送餐的艾麗婕後，便往法蘭克的房間走去。


		「抱歉，打擾了。」


		「伊莉亞，不好意思臨時把妳找來。我接下來要去艾格特魯先生那裡，妳也一起來。」


		「……我知道了。」


		伊莉亞從法蘭克慌張的模樣可以感覺到事態緊急，於是決定待會兒再詢問詳細情形。


		就在她幫忙拿取外套等等做好出門的準備之後，稍微冷靜下來的法蘭克對她做了概括的說明。


		「萊汗鐸對周邊國家宣戰了。」


		「宣戰……是嗎？」


		不知是不是還是很焦急，法蘭克的領帶都繫歪了。伊莉亞一邊幫忙調整，一邊如此詢問。當她放開手後，法蘭克點頭說道：


		「一開始，對方只是要求交出傭兵公會的公會長及執行肅清任務的公會成員，不過公會當然是拒絕將人交出去……他們好像故意公開皇子遭到公會成員獸人殺害的消息，藉此誤導民眾觀感。」


		「是哦……」


		此刻伊莉亞的腦海裡閃過之前魔物被放到競技場時的事。


		伊莉亞以前以【探知】瞭解世界裡各式各樣的情報時，就已經發現皇國一直在摸索侵略他國的方法。所以這次的事情只是順水推舟……假設托爾史提的行動，目的是與普人主義有關，那麼對皇國來說，這次可說是得到了超出預期的結果呢。


		伊莉亞如此推測。


		『只有普人能夠使用神的遺物──神具，表示普人與神最接近、是最優秀的物種。因此普人才是應該統治世界的存在。』


		這是普人至上主義者的主張。


		如果是不惜危害他人也要貫徹自己主張的那種人，會做出這種事情一點也不奇怪。


		話雖如此，儘管早就料想到皇國可能會採取什麼行動，但皇子以自作自受的方式吃到苦頭，導致成為引爆戰爭的原因，這點倒是出乎意料之外。


		（……不在意造成旁人麻煩一味猛衝，該不會是他們國家的民族性吧。）


		參照神話的真相後，伊莉亞不得不做出這樣的結論。


		「之前，庫洛多不是有抓到普人主義的業者嗎？搞不好那些普人主義者會一齊暴動呢。」


		「就是說啊……」


		如果對方打算採取什麼行動，應該會互相聯絡才對。


		這方面可以利用【探知】來調查，但伊莉亞沒有自信可以確實將害蟲排除。


		就在她躊躇不已、視線游移之際，這才注意到房間的門沒有關上。


		同時，她還與從門縫偷窺他們的藍色眼眸四目交接。


		法蘭克察覺到伊莉亞的視線後，跟著往門口看去。見到房內的兩人接連看過來，偷窺的那雙眼睛立刻躲到了房門後面。


		「「……」」


		伊莉亞與法蘭克以眼神示意。


		趁著法蘭克退到旁邊之際，伊莉亞趕緊朝門口衝去。


		打開房門後，眼前出現的是一個身體顫抖、僵在原地不動的小孩。


		又細又亮的金色長髮，加上有如蒼穹般清澈的藍色眼眸。雪白的肌膚，端正的五官，看起來就像洋娃娃一樣。但是他那不斷顫動的長睫毛以及有點潮紅的雙頰，卻又將洋娃娃的印象抹去了。


		小孩的外表看起來只有1～2歲，這麼小的孩子全身光溜溜地一個人待在這裡，本身就已經很不尋常了。但是伊莉亞會如此驚訝的原因不在這裡。


		「……哈古！」


		「！」


		聽到這個名字的瞬間，孩子臉上原本害怕的表情立刻為之一變。


		滿臉笑容的他，朝伊莉亞抱了過來。


		深感不安的反作用，讓他緊抓著伊莉亞的衣服不放。看來哈古對於自己的轉化感到相當驚嚇及困惑。


		除了不曉得伊莉亞是否會注意到這件事以外，也擔心不曉得她會不會接受自己的這副模樣，在心裡產生恐懼。


		如此幼小的心靈會感到不安也是正常的。


		「你轉化（tenge）成功啦。恭喜你哦！哈古！」


		「轉化（tenge）……？」


		「也就是龍神的孩子從龍的樣貌轉變成人類的樣貌。這不是什麼奇怪的事哦。」


		龍變成人類樣貌的這個變化，為了要與一般所使用的「※轉化（tenka）」一詞有所區別，因此唸成「※轉化（tenge）」。[image: note]


	
		
				譯註：兩者的日文寫法一樣，讀音略有不同。

		

	

		伊莉亞蹲跪下來，往下看著哈古，並且撫摸他的頭。


		雖然還很柔軟，不過他的喉嚨部位已經長出白色鱗片，耳朵上方也變得有點尖尖的。


		更重要的是，【神之眼】上依舊顯示著龍神之子，因此伊莉亞不可能沒有發現這個孩子就是哈古。


		「我沒有變得很奇怪嗎……？」


		「嗯。」


		「妳會不會……從此討厭哈古……？」


		「當然不會啊。」


		哈古以快要哭出來的表情如此問道。伊莉亞一把將他抱住，隨即感受到哈古也用力地回抱。


		「媽媽……！」


		拜託先暫停一下。


		不用說也知道，伊莉亞的表情頓時僵住。


		



		『沒想到妳居然會跟我聯絡，我真是太高興了。』


		「我可沒打算閒聊。請回答我的問題。」


		伊莉亞在見了轉化完成的哈古後，與龍神吉恩取得聯繫。


		雖然她懶得和吉恩說話，但有些事情非得問問他不可，只好與他聯絡了。


		「我希望你可以告訴我，龍神是如何產出自己的孩子……分身的。」


		『哦哦……妳是說哈古是吧。牠現在差不多應該開始長角了吧？』


		「不只長角，根本就已經轉化了。」


		透過耳環可以聽到吉恩倒抽了一口氣。


		看來哈古的成長速度比一般情況還要快。


		在確認自己的理解沒錯之後，伊莉亞找回了一點冷靜。


		『原來如此……妳是指，樣貌跟妳幾乎一模一樣的這件事是嗎？』


		他那善於揣測的長處，如果可以發揮到其他地方就好了。


		即便伊莉亞如此心想，仍沒有說出口。


		『我們龍神在生產純粹的孩子時，會先在胎內生出一個核。這點妳知道吧？』


		「是的。」


		胎兒的核主要是由龍因子構成。


		這段期間，由於父母（吉恩）的龍因子變得稀薄，因此在這最脆弱的時間點遭到了惡魔鎖定。


		『我剛好在那個時候受了傷，是妳讓我康復的。不……當時簡直可以說是死而復生呢。』


		「……就是發生在那個時候啊。」


		在治療之際，修補缺損的因子不足時，就有可能會使用到胎兒的因子。伊莉亞考量到會產生這種影響，便以自己的血液補充龍因子及神因子。


		而這就造成吉恩的胎內產生出第兩個核的原因。吉恩如此說道。


		（……也就是說，哈古的能力數值之所以會提升那麼多，都是因為擁有我的因子的關係……？）


		繼承了外掛能力的孩子。


		只要一想到他將造成的影響，伊莉亞就頭痛不已。


		『真是太好了，哈古可是名副其實的、我們兩個的結晶呢。』


		伊莉亞覺得吉恩的話很噁心，於是草草結束通話，朝哈古所在的辦公室走去。


		「啊！媽……伊莉亞！」


		才一開門，見到伊莉亞現身的哈古便搖搖晃晃地朝她跑了過去。


		在考量到內外的影響之後，伊莉亞判斷叫她媽媽實在並非上策，於是規定哈古只能叫她的名字。而在傳達這件事之際，伊莉亞擔心「我不是你媽媽」這句無情的話會傷到哈古，因此不用說也知道，她可是花費了好大一番功夫才說服了哈古。


		伊莉亞把哈古抱了起來，輕撫他的頭後，對著德西蕾他們低頭致意。


		「謝謝大家幫忙照顧哈古。」


		「別這麼客氣。哈古很乖，所以我們也沒有特別做什麼。」


		德西蕾撫摸哈古的頭，哈古害羞地露出笑容。


		順帶一提，在服裝方面，伊莉亞製作了一般坊間孩子穿的那種衣服，不過現階段還無法判別哈古是偏向男生還是女生，所以決定先選中性的衣服給他穿。


		「伊莉亞小時候也是像這樣嗎？」


		「咦？嗯，所有的精靈都是這樣啦……」


		已經打包好準備回家的里雅如此問道。伊莉亞只能做出曖昧的回應。當然啦，她自己也知道自己回答得牛頭不對馬嘴。


		因為哈古並不是精靈。


		但是如果認真回答，又有可能被察覺到哈古是龍神的孩子。


		考量到這些因素，因此伊莉亞才決定蒙混過去。


		「可是哈古不是龍嗎？為什麼會像伊莉亞啊？」


		然而辛西雅卻沒有察覺到她的用意。


		於是伊莉亞只好下定決心。


		不能只做半套，而是得徹徹底底地蒙混過去。


		「魔力高的高階生物，會經過名叫轉化的程序而轉變成人。」


		「是哦～！原來哈古有這麼高的魔力哦！好厲害哦～」


		「嘿嘿嘿……」


		雖然不是很懂，不過聽到辛西雅的讚美，哈古不由得害臊了起來。


		一想到龍神吉恩也有過這樣的時期，伊莉亞不由得十分感慨。不過，這個想法也只維持了一下子，回想起吉恩對於自家人也總是愛撒嬌，所以哈古大概是像他吧。伊莉亞立刻轉換念頭。


		就在她想著這些事情時，回過神來，便發現分部的職員紛紛把哈古拿來和她比較。


		「伊莉亞，我看妳還是再活得坦率一點比較好吧？」


		達倫說出這樣的感想。


		你都會害羞到從艾麗婕的眼前逃開了，哪有資格說人家啊。


		伊莉亞半瞇起眼看著達倫。哈古不知道大家在談論什麼，一臉疑惑地歪起頭。


		「伊莉亞，雖然有時會哭，但總是在笑哦！」


		「「「啊……！？」」」


		「喂！哈古……」


		哈古把「坦率」兩字誤以為是在指笑容，因而上前幫忙解圍。所有人聽到他的這句話，表情全都僵住了。


		由於事發太過突然，伊莉亞一時之間想不出什麼否定的話語。而她的這個反應，剛好提高了哈古那句話的可靠性吧。


		「伊莉亞，發生什麼事了嗎！？」


		「法蘭克先生對妳做了什麼嗎？」


		「有事隨時可以來找我商量哦～」


		「要跟我調班嗎？」


		「我、我可以幫妳按摩肩膀……」


		大家接二連三地上前表達關心。


		庫洛多是把法蘭克想成什麼樣的人啦。還有，為什麼是按摩肩膀？


		有太多地方忍不住想要吐槽，但是感受到大家都是發自內心在關懷自己，伊莉亞開心到快要笑出來卻還得拚命忍住，真是辛苦了。


		「沒事啦。真的沒事，如果真的發生什麼事，我一定會說出來的。現在真的沒有什麼事啦。」


		就在伊莉亞忙著說服大家時，始作俑者哈古笑嘻嘻的站在一旁，很是開心。


		



		宣戰的事情跑哪兒去啦？


		託哈古的福，大家和樂融融地度過了一天。時間來到隔天──


		由於托爾史提的狀況已經穩定，因此決定將他移送到分部。


		為了收容他，伊莉亞特地改變房間的佈置，在那裡等著他被移送過來。就在此時，耳邊傳來敲門聲。


		可是現在的時間比預定移送的時間還要早。


		「是，請進。」


		「打擾了。」


		結果進入房裡的並非移送人員，而是使徒。


		「發生什麼事了嗎？」


		「不，競技場醫療班的同仁們正小心翼翼地將他運送過來，所以沒有問題。」


		那你來做什麼？


		伊莉亞沒有插嘴，而是催促他繼續說下去。使徒的臉上依舊掛著笑容，眼神卻突然變得銳利。


		「這次的紛爭，妳打算怎麼處理？」


		「沒有特別要做什麼啊。」


		聽到伊莉亞即刻答覆，使徒臉上的笑容瞬間消失。


		話雖如此，從他的臉上感受到的並非不愉快，而是以「愣住」來形容比較正確。


		不過使徒隨即恢復原本的表情，再度發問：


		「可以問妳這是為什麼嗎？」


		要對他人正確地說明自己的想法非常不容易。


		但是他會故意選在這時候這樣問，一定有什麼理由吧。伊莉亞如此心想，於是決定回答這個問題。


		「因為我已經決定盡量不去參與人類之間的紛爭。」


		這是僅次於『不再殺生』之後，她課予自己的另一條重要戒律。


		不過這並不是違反戒律後就得償命的誓約，單純只是一個行動準則。


		違反社會上的法律及規則而發生的紛爭……比如說在分部吵架發生的動刀傷人事件、以及客訴的對應等等，當分部的工作有需要時，她還是會參與。


		雖說純粹只是一個規則，不過對於「是否為『以一般個人身分』參與的事態」，倒是做了清楚的劃分。


		而這次的情況，已經明顯超過這條界線了。


		「……也就是說，妳肯定這種紛爭囉？」


		「這跟肯定或否定有點不同……我認為人與人之間之所以會有爭執，是為了造就更加良好的環境。如果不分青紅皂白就去介入，對誰都沒有好處。」


		「即便弱者被欺負也一樣嗎……？」


		使徒每問一個問題，就愈感覺他的視線及口吻像是在試探一樣。


		伊莉亞不曉得使徒到底在期待什麼樣的回答及反應。但是「我只能做我自己」的結論還是不會改變，所以除了老實回答之外，她不打算做出其他選項。


		「就我所知，歷史上並沒有什麼人是永遠的弱者。同時，也沒有人是永遠的贏家……不管是以什麼樣的形式，我都不想扭曲歷史。」


		「扭曲歷史……是吧。」


		不知是無法理解這句話的意思，還是不懂伊莉亞為何要將自己的行為做這樣的解讀，使徒像是確認般將那句話復誦了一次。


		伊莉亞點頭回應，繼續說道：


		「由我介入使戰爭停止是很簡單，但這麼做只是硬把紛爭壓抑下來，根本沒有解決任何問題。等到我這個抑制力消失之後，至今被壓抑的反作用可能讓事態變得更嚴重。」


		外掛能力的影響力太過強大，會使原本應該發生的未來產生改變。


		即便她本人沒有要這麼做的意思也一樣。或者，就算是違反她本人的意思也一樣。


		──我原本不該存在於這個世界的──我只是一個仿造品。


		將烙印在腦海裡的事實擺在眼前而嗤笑的一名少女。


		她沒有將痛苦得想要發狂的衝動顯露於外，只是深深地告訴自己。


		──我不想再犯錯了。


		少女如此警戒自己。


		「……所以對於這次的事件，我也不打算以個人的身分參與。」


		聽到伊莉亞做出如此結論，使徒像是沉思般將手抵在下巴上，並且將視線從伊莉亞身上移開。


		沉思了一會兒之後，使徒再度露出往常的微笑。


		「女神大人的想法，我已經理解了。」


		「能夠得到您的理解，真是誠惶誠恐。」


		兩人明明臉上都掛著笑容，但是籠罩房間的沉重氛圍還是沒有任何改變的跡象。


		伊莉亞無視沉重的氣氛，決定趁這機會好好反問一下使徒。


		「冒昧地向您詢問一下，皇國的這件事，與邪神沒有關連嗎？」


		「是的。我已經調查過了，這次的事件並沒有邪神參與。」


		使徒的表情依舊沒變，除了做出肯定的答覆外，還提供了情報。


		既然如此……伊莉亞決定繼續問出下一個問題。


		「那麼最近幾年皇國的討伐委託異常地少，是受到世界樹的影響嗎？」


		「沒錯。」


		沒有魔物之後，一級產業除了自然環境的變化以外，不再受到阻滯，因此得以保存兵力、提高國力。


		結果到頭來還是如使徒所願吧。


		「我知道了。謝謝您。」


		伊莉亞將內心的想法隱藏起來，帶著笑臉表達感謝之意後，使徒也表面上領情地低頭致意。


		「百忙之中還承蒙妳撥出時間，真是太感謝了。那麼我就先回教會了。」


		「請別這麼說。我說了一大堆無聊的話，真是失禮了。」


		以有點冰冷的客套話結束交談後，使徒朝房門走去。


		他把手放到門把上準備開門時，突然停下動作。


		「這只是我個人的意見啦。」


		使徒回過頭來。


		「妳所謂的『接下來發生的歷史』裡，應該也包含了妳的行動在內吧？」


		「……」


		「如果是在這種前提下，那麼妳所造成的扭曲，就不再是扭曲了……換成是『我們』的話，就會做出這樣的看法。」


		使徒說完想說的話後，行了禮離開了房間。


		（明明說是「個人的意見」，但根本就不是個人，到底是怎樣啊。）


		由於能夠回話的對象已經離去，無法將自己的想法傾吐出來，使徒的那些話便一直殘留在腦海裡。


		如果說，自己的行動真的包含在歷史裡呢？


		與夥伴一起歡欣鼓舞的那些事情、悲傷得讓人不想活下去的那些事情、開心到流下眼淚的那些事情、還有氣到失去理智的那些事情……如果說，這些全都註定要發生在歷史上呢？


		那麼她的意志，就沒有任何意義了。


		「……那還……真討厭呢。」


		伊莉亞自嘲般的呢喃，在沒有人聽到的情況下雲消霧散。


		



		



		移送托爾史提後，過了兩天。


		公會聯盟隆德威魯總部的總部長來到了琉聶威魯，透過同行的幾名魔術師同時發動回復魔術，強行讓托爾史提痊癒。


		這是事前聽到青年康復得很慢這個情報後，採取的以量制勝策略。但是即便使出了這些力量，青年的恢復速度還是顯得非常慢，在場的所有人不由得瞠目結舌。


		不過他總算是恢復了意識，見到托爾史提身體動了之後，魔術便中斷下來。


		「你醒啦？」


		「這裡是……」


		托爾史提移動視線，然後像是掌握了自身的狀況一般，閉上眼睛。


		（醒來之後，發現自己被身強力壯的戰士們包圍，在這種狀況下任誰都會想要逃吧。）


		就在伊莉亞還在悠哉地想著這些事情時，事態繼續發展。


		「……你知道你們這麼做，會帶來什麼樣的後果嗎？」


		「當然知道……不，應該說是『被迫知道』比較正確。」


		「什麼……！！」


		聽到總部長的回答而有所反應的托爾史提，反射性地想要坐起來，卻因疼痛而皺起臉。


		相對於此，總部長卻像是鬆了口氣般輕嘆了一口氣。


		總部長一行人的來訪，其中一個目的也是要讓托爾史提瞭解現狀。因此，他那難以康復的特性，剛好幫了大忙。


		「托爾史提先生……不，托里斯•迪爾•萊亞大人。」


		「什……！？」


		「你父親主張，接受傭兵公會委託的獸人對你施加不當的武力行為，並且殺害了你，因而要求我們交出傭兵公會的公會長以及加害你的那些公會成員。」


		要求交出那些人，其實只是表面上的說詞。


		明顯可知皇國是為了報復才要求交出那些人，公會當然拒絕從命。


		「公會拒絕從命的結果，你的父親……萊汗鐸皇國皇帝因此對傭兵公會及擁護此公會的所有組織宣戰。」


		「怎麼會有這種蠢事！這、這到底是怎麼回事！我……我什麼都不知情！」


		「你會不知情也是當然的，因為你根本就被利用了。」


		托爾史提雙眼圓睜，以手摀著嘴，身體像是害怕一般顫抖著。


		得知親生父親把自己當成往生者，而且這麼做純粹只是為了做為掀起戰爭的藉口，會這麼絕望也是正常的。


		大概是多少能夠理解他的心情吧，所以被宣戰的這一方──也就是在場除了托爾史提以外的所有人，即便沒有對他心生憐憫，也以不帶嘲笑意味的複雜表情看著他。


		「目前交戰中的歐布沃特已對隆德威魯做出要求，將你抓起來後交給他們。」


		「……我直接去皇國……」


		「你要是被殺了，要提早讓戰爭結束就會變得困難。」


		聽到總部長把話說得如此直接，托爾史提一度抬起頭來，隨即又低了下去。


		摀住嘴巴的手放下來後，可以看到他一臉慘白。


		放下的左手緊握著右手腕上的手鐲，看起來像是在壓制自己的手不要顫抖。


		不等待事實確認就逕自主張自己是被害者，因而拔劍相向的人，有可能輕易地將舉起的劍收起來嗎？


		答案是否定的。


		從這次的行動如此之快來看，所有人都會認為皇國早就在尋找開戰的契機了吧。


		而這可是好不容易才到手的契機、正當的開戰理由呢。


		如果失去了這個藉口，接下來自己反而會變成加害者或犯罪者。


		因此為了不失去這個藉口，只好做出對策。只要想辦法不承認自己是加害者就行了。


		所以他們只好抹殺托爾史提，或是將他監禁起來，讓他無法出現在世人面前。


		事情發展到這個地步，已經無法再把劍收起來，除了攻擊以外，沒有其他的路可走了。


		再加上這不是個人，而是國與國之間的問題，所以事情更加複雜。


		眼前的問題是，與皇國處於一觸即發狀態的歐布沃特，很可能遭到皇國以外的敵對國攻擊。


		正所謂戰爭會引來更多的戰爭，讓戰火無限擴大。


		為了防止這樣的事態發生，公會這邊也希望事件能夠盡早解決。


		也因此才會前來說明情況，同時也是以拘捕為名的護衛行動。


		話雖如此，還是可以明顯看出，由於掌握生殺予奪大權而握有主導權的公會，並非單純出於正義才做出這種行為。


		「我們會盡全力將你護送到歐布沃特，因此也請你提供協助。」


		你就乖乖地聽話吧。


		在不容分說的氛圍裡聽到這句謙遜的話語，托爾史提根本無言以對。


		此時伊莉亞的內心湧現一股懷念之情。


		雖然現在想這些事情有點不妥，不過她回想起以前當她領悟到自己被父母拋棄時的事，心裡不由得浮現這樣的情感。


		「……我明天會再過來。手銬就先不上了，不過設置護衛的部分，還請你多多諒解。那麼我先告辭了。」


		總部長起身行了禮之後，法蘭克與伊莉亞，除了以護衛為名的監視員以外的公會成員，全都離開了房間。


		從托爾史提的失意程度來看，他會有這樣的反應也無可厚非吧。當一行人離開房間時，他連看都沒看大家一眼。


		總部長回到旅館，其他公會成員也紛紛解散後，與法蘭克一起回到辦公室的伊莉亞先端了紅茶給法蘭克後，才向他搭話。


		「方便說一下話嗎？」


		「嗯，怎麼了嗎？」


		法蘭克如此反問。他的樣子和平常沒兩樣。


		雖說向他做出建議很容易，不過遇到了這些麻煩事，他應該也累積了不少壓力，所以伊莉亞在搭話時也不由得有所顧慮。


		「有件事情想得到您的許可。」


		察覺到伊莉亞那微微的躊躇，法蘭克落落大方地點頭回應。


		



		萊汗鐸皇國第二皇子托里斯•迪爾•萊亞陷入失意的深淵。


		自己所做的決定。


		繼承的意志。


		被託付的話語。


		一次又一次的行動。


		在得知這些都沒有意義後，他連活動身體的力氣都沒有了。


		自己到底是為了什麼才一路走過來的？


		這個問題的答案，已經不存在於前提當中了。


		失去立足之處的他，已經沒有地方可站，這也意味著他已然失去了支持他活下去的支柱。


		如今活下去也沒有意義。


		即便做出這樣的結論，他也沒有力氣採取任何行動。


		就這樣腐朽下去吧。


		托爾史提認真地這麼心想。


		「我送食物過來囉。」


		此時少女的說話聲從他的左耳進右耳出，在沒有被理解下，直接消失在房間裡。


		少女將能夠坐在床上用餐的移動餐桌取出，並且擺上餐點。


		即便托爾史提的眼角映照出這些模樣，他也只是意識到「有什麼東西在動」，除此之外沒有再多思考。


		「要我餵你吃嗎？」


		如果是平常的他，聽到這句話，一定會流露厭惡的眼色，但今天的他毫無反應。


		不止如此，他根本連這句話都沒聽進腦子裡。


		見到這一幕，少女閉上眼睛取代嘆氣，接著又立刻睜開眼睛轉過身說：


		「不好意思，可以讓我跟托爾史提先生兩人獨處嗎？」


		「……啊！啊？咦！？呃……可是……」


		「我有得到分部長的許可，請各位放心。」


		少女代替托爾史提，對著聽到剛剛的發言而呆愣在原地的護衛兼監視員如此拜託之後，兩人終於能夠獨處了。


		如果是以前，托爾史提一定會立刻提高警戒，而現在的他就算理解了目前的狀況，也會認為事到如今，自己已經沒有必要受到保護了吧。


		確認條件狀況都理想了之後，少女吸了一口氣，並且開口──


		「你給我好好地吃！」


		「……啊？」


		說出了命令般的話語。


		對於現狀非常明瞭的托爾史提，很清楚自己的真實身分已經被發現了。因此對於少女明知他是皇子還敢這樣命令他，感到相當意外，於是忍不住對這句話起了反應。


		不過不管他有沒有反應，少女都打算在必要時將食物塞進他的嘴裡，但有了這個反應，可以算是有個順利的開始吧。


		俯視著托爾史提的少女……也就是伊莉亞，如此判斷。


		這與之前她陷入沮喪時的狀況不同，托爾史提的情況，攸關無數人的性命。


		雖然在體諒他的心情之下，對他說這些話有點過意不去，不過對他自己以及周圍的人來說，現在都沒有時間慢慢煩惱這點，的確是事實。


		「即便你要前往歐布沃特，不先恢復體力的話，可是撐不到那裡的哦？」


		「……」


		托爾史提沒有反應。


		那就只好使出下一招了。


		「你被拋棄啦。」


		「！……」


		托爾史提的身體瞬間抖了一下。


		伊莉亞將結界解開一下，以【精靈之眼】朝托爾史提看去，只見朝她投射過來的些微怒氣。


		在這一連串互動後，確信能夠在這場賭注上獲得勝利的伊莉亞，當然不會錯過這個好機會，繼續展開追擊。


		她努力故作開朗、像是少根筋般鼓勵托爾史提。


		「反正對方利用了你，所以你也利用歐布沃特不就得了！把你父親拉下來不是更好嗎？把這個為了引發戰爭，不惜殺害親生兒子的壞人……」


		如果這招成功的話，歐布沃特將會欠下托爾史提很大的人情，極有可能成為傀儡政權。


		這件事伊莉亞也很清楚，但是她此時故意不談及這一塊。


		「你還在猶豫什麼？反正你不是打算從今以後以托爾史提的身分活下去嗎？既然如此……」


		「妳給我閉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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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托爾史提大吼的同時，餐桌上的餐盤也被揮開，飛到空中的容器打到伊莉亞，裡面的食物也潑到了她的身上。


		這些她全都看在眼裡，因此有辦法閃躲。


		然而她沒有躲開。


		這個房間隔音良好，不用擔心說話內容被外面的人聽到。由於伊莉亞有結界守護，容器的衝擊及撒出來的熱粥都沒有對她造成傷害，但是演技還是不可或缺。


		「好、好燙！你、你這是幹什麼啊！？人家特地鼓勵你耶！！」


		「妳不要再說了……！」


		身體的疼痛以及心情的不悅，使得托爾史提一邊皺著臉一邊大吼。


		「妳說妳在……鼓勵我！？妳這個笨蛋盡是說些錯誤的話，真是笑死人了……！」


		「我、我哪裡說錯啦！你明明就被親生父親拋棄，而且還被利用了，不是嗎！」


		「閉嘴啦！！」


		由於已經沒什麼東西好丟，托爾史提用力捶打床鋪，將怒氣發洩到床上。


		彈簧床的彈性很好，捶下去不夠有勁，托爾史提於是把這消化不良的怒氣發到伊莉亞身上。


		「像妳這種只會賣弄風騷的無能女人！我的！母親的遺憾，妳能懂嗎！？」


		「母、母親……！？你在說什麼啊……！？」


		「她是被殺死的！！被其他的女人！！被那些下賤的正室及側室聯手殺死的！！」


		「那、那件事跟這件事有什麼關係啊？」


		感覺托爾史提那緊握的拳頭及牙齒，發出嘎吱嘎吱的摩擦聲。


		「皇族是神的後裔……沒有被神劍選中的我，失去了繼承權……母親她……就自殺了……因為背叛了皇帝的期待，深感慚愧所以才……！？如果是這樣的話，那為何母親的遺體上會有傷口！！叫我要為了國民、為了父王而精進的母親！鼓勵我說，我一定能夠成為一個好皇帝的母親！！是被那群人折磨死的！！」


		滔滔不絕、愈說愈激動的反作用，讓托爾史提停下話語，氣喘吁吁。


		隨著呼吸沉穩下來後，心情也跟著平復。此時托爾史提再度微微低著頭說：


		「……不只是繼承權……兄弟們擔心我要是造反的話就糟了，於是暗中奪走我的軍籍，讓我連做為一名臣下支持國家的機會都沒有……」


		托爾史提打開再次握緊的拳頭，看著粗糙到不像是皇族會有的手掌。


		這是以前純粹只是一名皇族時，不曾擁有的力量。但這個力量別說是保護他人了，就連自己也沒辦法守護。


		即便如此，還是只能依靠這個力量。


		「我只有一條路可以走……只要立下戰功，就可以爭口氣給父王以及那些卑賤的女人看了…………我想要證明母親並沒有錯……」


		「……所以你才會這麼焦急啊。」


		聽到伊莉亞這句話，托爾史提摸著手鐲，露出無力的笑容。


		「原本想說擁有力量之後，說不定就能比其他兄弟更有機會被神劍選中……但是萬萬沒有想到，父王居然是希望我死啊……」


		托爾史提說出這些話時，看起來非常疲憊。不過與剛剛不同的是，他雖然沮喪，眼神並不空洞。


		就伊莉亞的用意來說，在目前這個階段，只要能夠讓托爾史提吐露內心話就已經很好了。


		不過沒想到托爾史提的復原狀況超乎她的預期。


		不愧是居住過各式各樣壞人橫行的城市之人。


		輕輕地感嘆完之後，伊莉亞決定展開下一階段的行動。


		由於得到了超乎預期的收穫，不好好利用太可惜了。


		「有兩點請恕我訂正。」


		「……什麼？」


		托爾史提以訝異的眼神看著伊莉亞。


		以伊莉亞剛剛給他的印象，說出來的話可能聽起來不太可靠，即便如此，還是得讓他知道真相才行。畢竟他有得知真相的權利。


		伊莉亞如此判斷，但是托爾史提那驚訝的視線裡，有一部分是針對伊莉亞突然改變態度所產生的困惑。


		「第一點，你是不會被神劍選上的。」


		「！……妳這種人知道什麼啊……！」


		不出所料，他一點都不相信。


		正因為如此，才要祭出王牌。


		「我想，我說的話可能不太有說服力，那麼如果換成龍神或是鬼神所說的話呢？」


		「……什……麼？」


		「皇國擁有的神劍『萊爾』與『哈露迪亞』，是一種被稱為神具的特殊武器，可以將如神般的力量以武器而非魔術具體表現出來，是只有極少數人能夠操控的武器……我有說錯嗎？」


		托爾史提當然沒有否定。


		「它的發動條件是，由具有神的基因之人使用該武器。萊汗鐸的皇族之所以代代能夠使用神劍，就是因為他們是血脈相傳的神之後裔……這是皇國的主張。至於『神具只能由具有神因子之人才能使用』這件事，在全世界的歷史裡都有記載，因此全世界的人都知道這一點，而皇國及普人主義者便利用這點提出『普人是最接近神明的存在』的主張。」


		接下來才要進入主題。


		「由於龍神與鬼神也能使用神具，所以『普人是最接近神明的存在』的主張本身是錯誤的，不過他們的眷屬若不具有神因子就無法使用該神具，因此『只有與生俱有神因子的人才能使用』這點倒是事實。」


		伊莉亞說得好像是從龍神與鬼神那裡聽來的一樣，實際上她根本沒有做這種調查，當然也沒有跟那兩人談過這種事情。


		總之，重要的是，提出足以讓人信服的根據。


		而伊莉亞所提出的這些根據，大概已經十分具有說服力了吧。


		「這麼說……我……」


		「很遺憾的是，你身上大概沒有神的因子吧。」


		「……這樣啊。」


		不知是因為已經跌落失意的谷底而無法再跌得更深了，還是說他早就料想到了。


		不管怎麼說，托爾史提在得知這件事後，沒有陷入慌亂，直接接受了現實。


		但是對伊莉亞來說，這個事實只是在布局而已。


		「關於另一個需要訂正之處。你說皇帝陛下希望你死，這點並不是真的。」


		「……為何妳會這麼認為？」


		「就是你的手鐲啊。」


		受到這句話的影響，托爾史提也朝著自己右手腕上的手鐲看去。


		伊莉亞可以透過【神之眼】詳細得知，托爾史提像是要讓自己平靜下來般觸摸的那只手鐲的效果。


		不過在告訴他這些事情之前，伊莉亞先問他一個問題以做為鋪陳。


		「可以請你告訴我，這只手鐲是誰給你的嗎？」


		「…………這是我從媽媽那裡聽來的……她說這是我出生時，父王給我的。」


		由於這是價格昂貴之物，能夠得到的來源有限。話雖如此，自己猜對了真是太好了──伊莉亞不露聲色地在心裡默默地鬆了口氣。


		如此一來，也不用拐彎抹角地詢問他『手鐲為何會到你手上』了。


		伊莉亞在腦海裡重新整理思路後，對托爾史提提議：


		「可以請你拿下來一下嗎？」


		「……為什麼？」


		托爾史提的問話聲裡帶著高度的警戒。


		雖然知道那是他的寶貝，但也不需要防備成這樣吧。


		伊莉亞這麼想著，不過下一瞬間，她便察覺到一個可能性。


		「該不會有人跟你說，絕對不可以把它拿下來吧？」


		「！」


		從他的反應明顯可知，完全被伊莉亞猜中了。


		伊莉亞決定在慌張的托爾史提恢復冷靜前，結束這場較勁。


		「如果你願意將它拿下，我想你就會相信我說的話了。」


		「……………………」


		大概是因為被伊莉亞說中了，使她的話可信度變得比較高。托爾史提再三猶豫之後，終於將手放到手鐲上。


		為了防止手鐲突然解開，所以用魔術上了鎖，就在托爾史提唸誦咒語後，咔嘰一聲，手鐲瞬間化為兩半。


		這一瞬間，托爾史提的身體開始發出「咯吱咯吱」的聲音。


		「嗚…咯……！？」


		托爾史提痛苦地皺起臉，將身體蜷曲起來，整個人變得非常僵硬。


		別說是尖叫了，他連身體都無法動彈，一股像是撕裂身體般的劇痛侵蝕他全身，不僅臉色蒼白，額頭上還不斷冒出冷汗。


		伊莉亞解開結界，割開手臂上的皮膚，將自己的血注入到翻覆的空玻璃杯中。


		接著讓托爾史提的臉部朝上，將玻璃杯靠到他的嘴邊。


		「不要著急，不會有問題的。你先慢慢把這喝下。」


		一開始托爾史提有點嗆到，並且露出不舒服的模樣，但隨著劇烈疼痛的緩和所產生的安心感，突然對此形成強烈的依賴，接著他便自己拿著杯子大口喝了起來。


		將杯裡的血喝光後，托爾史提短暫地陷入呆滯狀態，隨後理解到自己剛剛做了什麼事之後，肩膀不由得顫抖。


		「剛剛那是……什麼……！我到底做了什……！」


		「你先冷靜下來。我先幫你治療傷勢，請你先把眼睛閉上。」


		伊莉亞確確實實地進行詠唱，對托爾史提施以恢復魔術•治癒術之後，他的傷勢隨即復原。


		雖然他本人對於自己的恢復速度之快感到驚訝，不過這純粹只是因為他把手鐲取下的關係。現在的他，不管誰都有辦法正常地治癒他。


		由於取下手鐲之後會有其他的問題伴隨而來，所以事情並非那麼簡單。


		不管怎麼說，接下來就不需要再將手鐲取下了。


		「這下就沒問題了。請將手鐲戴上吧。」


		「……嗯嗯。」


		托爾史提將手鐲戴上後，看到床上的血漬以及擦拭嘴角後沾到的血跡，不由得皺起臉來。


		對於喝下他人的血所產生的厭惡感，以及殘留在體內的快感互相交織在一起，找不到妥協點的不安不斷地折磨著他。


		每個人的反應不同，有些人會在這種狀況下選擇死亡，不過托爾史提看起來不會有問題。伊莉亞如此判斷，心裡鬆了口氣。


		「妳會……為我說明吧……」


		「那當然。」


		雖然不像之前心情激動時露出侮蔑的眼神，不過托爾史提的視線依舊帶著刺。面對這樣的視線，伊莉亞點頭回應：


		「剛剛這麼做，是為了替你補充『人類這種生物的情報』。」


		「……人類……？妳在說什麼啊……？」


		如果是前世的世界，只要說是「人類的遺傳資訊」大概就不會有錯，因此說明也相對簡單。但是這個世界的狀況不同，要對那些沒有這方面知識的人說明到讓他們能夠理解，並不容易。


		「我們人類的身體是透過『人類是什麼樣的構造』這種資訊構成。你的身體已經忘記『人類的形態』，因此藉由得到他人身體的一部分而獲得填補。」


		「忘記身體……？」


		托爾史提看著自己沾滿血液的手掌。


		「我到底……是什麼……？」


		「你的身上流著鬼的因子，而非神的因子。」


		鬼因子由於身體能力數值的極限被除去了，因此能夠擁有驚異的身體能力。


		但它的本質其實是『脫離管理系統的一種程式錯誤』，身體能力數值的特殊化只是它的副產物罷了。


		伊莉亞、鬼神，以及鬼神眷屬加布里魯這些純粹的鬼因子，是『受到特別認知的程式錯誤』，具有能夠藉由鬼因子消除缺陷的性質，所以不會對自己產生不協調的狀況。但是以突然變異的方式生出來的鬼因子持有者，可說是名副其實的程式錯誤，或多或少都會具有像托爾史提這樣的問題。


		會引起周圍生命陷入恐慌及錯亂的鬼因子其共通缺點，在突然變異的情況下，也會對自己而非周圍產生影響，導致失控的情況發生。


		為了抑止這種情況發生，突然變異體因此需要導入正常人類的資訊。


		如果以地球的文化來舉例的話，就會得到『吸血鬼及吞噬人類的鬼，為了維持自己的形體及存在，因此會藉由捕食血液及人體補充資訊』這樣的解釋。


		只不過這種沒有自我的鬼，早就已經失控，只是靠著生存本能在吞噬人類而已。


		「原來我……別說是神之子了……原來是……鬼子啊……」


		托爾史提如此呢喃，並且露出乾笑。


		他的樣子看起來就是一副「這下全都說得通了」的模樣，但伊莉亞的話還沒說完。


		「就是因為對方做出這樣的判斷，才會把那個手鐲給你吧。」


		「這個……手鐲……？」


		「沒錯。」


		其實只要想想剛剛自己身上發生的事情，即便伊莉亞沒有特別做出肯定的回覆，托爾史提也不得不認同這個事實。


		裝戴在他身上的手鐲型寶具，也就是替身的輪迴。


		它的效果是『在受到咒術等施放的即死咒語時，會做為替身而損壞』。也就是『代替承受靈魂的剝離』，換句話說就是『穿戴上代理的靈魂』之意。


		但是這並非全是優點，也有缺點存在。雖然能夠防止契約及致死咒術，但相對地，對於回復•輔助魔術這些施術，它也會代理承受，因此在本人負傷的情況下，要使其完全康復將會非常困難。


		這就是為什麼至今他的體質會如此難以復原的原因。


		另一方面，他也得到了藉由『代理的靈魂』獲得補足程式錯誤的副產物。


		藉由代理的靈魂使得人體的資訊獲得補足，因此得以將程式錯誤導致的不協調狀況成功地壓抑下來。


		「皇帝根本不希望你死。」


		「……！」


		遭到父親拋棄的記憶讓托爾史提害怕再度遭到背叛，因此心裡決定不再抱持任何期待。


		但是透過伊莉亞化為言語說出口，加上自己也聽到了這句話，因此他的心裡再次萌生了希望。


		人一旦萌生希望後，就不得不往前走。


		受到希望的影響，很可能會將他推入更絕望的深淵。


		即便如此，伊莉亞還是想說。


		想要將這些話傳達給他。


		「當你沒有被神劍選中時、當你離開自己的國家時，皇帝都沒有把這個手鐲收回去。請你想一想這是為什麼？」


		你與明知會死掉還被拋棄的我是不同的。


		伊莉亞希望托爾史提能夠明瞭這件事。


		希望他能察覺到這件事。


		「……我……我……難道我並不是被拋棄的？……」


		托爾史提看著自己的手如此呢喃，伊莉亞沒有回答他。


		「我……繼續活下去也沒關係嗎……」


		伊莉亞依舊沒有回答。


		不知是不是因為沒有從伊莉亞那邊得到預料中的反應，托爾史提朝她看了過去。


		那是驚訝之中帶著幾分求助的眼神。但是伊莉亞依舊像執行櫃台勤務時那樣，以不肯定也不否定的笑容回應。


		其實要在這裡回答也可以。


		但是若把從他人身上得到的答案做為活下去的支柱，將無論如何都會依賴那個答案，在遇到困境時，就會以那個答案來逃避。


		即使覺得這麼做很殘酷，但為了將來著想，托爾史提還是必須靠自己的力量振作起來。


		並不是為了獲得誰的認同，而是他必須自己先認同自己。


		「我認為你應該跟著自己的心走。」


		「……是嗎？」


		大概是放棄從伊莉亞身上希求什麼了吧。托爾史提落下視線，噤口不語。


		從他的側臉可以看出他的表情很僵硬。但是伊莉亞可以感受到，他的臉上已經沒有剛剛那種悲壯感，而是轉為即便煩惱也要努力掙扎的堅強意志。


		兩人之間依舊保持沉默。


		伊莉亞原本有心理準備可能得耗上數小時，沒想到與她的預料相反，托爾史提只沉默了十幾分鐘後，就開始有了動作。


		原本鬆弛攤開的手掌，緩緩地握了起來。


		接著，托爾史提抬起頭來，以強而有力的眼神望著空中一陣子。


		然後緩緩地將整個身體轉向伊莉亞，深深地將頭低到快要碰到床上。


		「我對妳做了很過分的事……真的非常抱歉。」


		托爾史提微微抬起頭後，視線移向散落一地的料理及容器。


		伊莉亞接受他的道歉後，露出笑容。


		「我不會原諒你的。」


		「！……」


		不知是不是她的反應超乎預料，托爾史提的表情瞬間僵住了。


		熬煮一碗粥，需要耗費多少的人力。只要想到這點，伊莉亞會做出那種反應也是當然。


		惹托爾史提生氣的是伊莉亞，而且她是故意這麼做的，所以她原本就打算承受托爾史提對她發飆，至於將怒氣發洩到物品上，這點她就無法接受了。


		伊莉亞將散落的容器及料理收集起來，放到餐盤裡回收完畢。


		「為了懲罰你，接下來端到你面前的東西，不管你喜不喜歡吃，你都要給我全部吃光光！」


		「！嗯嗯。那當然。」


		由於不用再顧慮到他的胃，下次的菜色將準備韭菜炒豬肝、以及含有海膽、蝦子等食材的海鮮蓋飯，以及牡蠣濃湯與原味優格。


		由於琉聶威魯距離海邊很遙遠，加上產季的問題，因此海產的價格比較昂貴。


		（呵呵，我一定會讓你打心底不想再隨便蹧蹋食物了。）


		伊莉亞抱著這種壞心眼的想法，思考著如何能夠滋補養身的菜色。由這點來看，可見伊莉亞是個對食物誠實、又或者可說是傲嬌的人呢。


		離開房間後，監視員一看到她，驚嚇得僵在原地。


		伊莉亞見狀，這才察覺到自己的衣服變成什麼模樣。


		（……我還是在料理完成之前換套衣服吧。）


		於是伊莉亞一邊嗅著衣服，確認味道有沒有沾到衣服上，一邊匆匆忙忙地朝廚房走去。


		



		伊莉亞再次將餐點端到房間後，這次托爾史提非常開心地將所有食物一掃而空。


		從托爾史提口中得到了「在城堡裡也沒有吃過這麼好吃的東西」的感想，伊莉亞心想可能可以做為對大家的鼓勵，於是也將這些感想告訴了廚房的員工。


		托爾史提以優雅的用餐禮儀用完餐後，再次看向伊莉亞。


		「……我決定去見父王，向他問個清楚……我就算拚了命，也要阻止皇國這次的暴行。」


		「衷心地祝你平安順利。」


		「謝謝妳……不過老實說，我有點害怕就是了。」


		帶著苦笑說出這句話的臉上，已不再有悲壯感。


		「不曉得能不能起到安慰作用，不過有件事情我要告訴你。」


		「？」


		「將那個手鐲取下後，身體能力就會提升，也能夠無視神具……神劍的效果。」


		「真、真的嗎……！？」


		伊莉亞點頭回應。


		神具的效果是以「竄改世界的資訊」的方式顯現，而非以實際現象的方式表現。


		舉例來說，產生雷的魔術，實際上是使用火與風的因子來使其發生的。但是由神具引發的雷，純粹只是『讓人感覺好像有雷產生』。必須觸及到『看起來像雷的資訊竄改範圍』，才得以『將該對象的資訊竄改成接受到雷的狀態』。


		對於大部分的人來說，這些都意味著相同的現象。然而如果接受神具效果的對象是脫離『資訊管理』的鬼因子持有者，又另當別論了。


		由於持有鬼因子之人不會被認知為竄改資訊的對象，因此不會發生神具的效果。以剛剛的例子來說，也就是無法竄改成遭到雷擊的狀態，便不會呈現遭到雷擊的狀態。


		這也可以用來解釋為什麼這個世界會有『鬼與神相剋』的原因。


		「話雖如此，但是由神劍所產生的現象……比如說以哈露迪亞讓割開的地板不落下，而在效果解除，地板落下後，當然還是會受傷。還有，在逃跑之際，以及將手鐲取下來與敵人對峙時，也請多加小心。」


		「呃……哦哦。」


		不知是不是理解的速度跟不上，托爾史提的回答不是很肯定。


		就在他思考著該如何把「不需要擔心神劍」的這個事實好好拿來活用時，察覺了到某個令人擔心的問題，因而不由得皺起眉頭。


		「把手鐲取下來後，是不是又必須喝血才行……？」


		「如果一直取下的話，的確是這樣沒錯，不過剛剛的補給已經足夠撐上一段時間了。」


		畢竟他剛剛喝下的可是含有純度100％、S等級鬼因子的鮮血呢。


		「還有一個地方需要訂正，那就是補給不一定要血液才行。」


		「是……是嗎？那為什麼妳要特地……」


		「最大的理由是因為血液是能夠最有效率進行補給的素材……同時，就人的身體及體液來說，血液也是最不會遭到排斥的關係。」


		托爾史提一瞬間露出完全聽不懂的表情，而在他理解這句話的意思後，瞬間羞紅了臉。


		明明是皇國的人，卻沒有對普人以外的物種帶有偏見，而且在應該表露出厭惡的情形時，卻做出剛剛那種反應。


		（托爾史提先生真的跟一般人不一樣耶。）


		先暫且不論托爾史提的反應以及伊莉亞的感想。


		關於補給方面，依據所具有的鬼因子等級，在量與質、以及補給頻率上都會跟著改變。


		而托爾史提的鬼因子屬於C，在突然變異當中算是頗高的等級，加上至今都沒有補充的反作用，才會造成身體與自我一口氣崩壞。


		因此若沒有補充伊莉亞或是鬼神這種相當高等級的血液，大概就會直接失控、或是朝著崩壞的方向前進了吧。


		這也是之前所說的，在取下手鐲進行治療時會面臨的問題。


		在那種情況下，托爾史提不是在恢復之前就先死掉、要不就是治療者可能會遭到失控的托爾史提襲擊，所以當時才無法交給蘇菲婭來治療。


		「這次的補給過後，就算將手鐲取下一年應該也不會有問題。不過即便你戴著手鐲，也可能因為出血或是受傷的關係而讓有效期縮短，所以請多加注意。」


		「……我知道了。我會銘記在心。」


		「抱歉占用了你這麼長的時間。請多多保重。」


		「……、…………嗯嗯。」


		雖然他停頓一下才回答讓人很在意，不過托爾史提明天就要出發了，為了讓他能夠好好休息，伊莉亞隨即拿起餐盤便離開房間。


		待在二樓樓梯附近的法蘭克發現伊莉亞後，朝她走了過來。法蘭克的表情看起來有點難為情。


		「……狀況如何？」


		對於前去激勵托爾史提一事，伊莉亞事前先對法蘭克說明過了。


		由於對方是重要人物，他才會這麼擔心吧。


		伊莉亞如此心想，但是從法蘭克的表情可以看出，那是一如往常在擔心自家人的表情……就這次來說，可以感受到法蘭克是在擔心伊莉亞，使伊莉亞覺得很窩心。


		「怎……怎麼了嗎？」


		「啊……沒事。」


		伊莉亞不知不覺露出微笑，法蘭克見狀，不由得慌張起來。而他的這個反應又讓伊莉亞的心情更加和緩下來。


		「沒問題啦。他已經自己決定要前往皇國了。」


		「……這樣啊。」


		法蘭克有點如釋重負，往托爾史提所在的房間望去。


		他的視線像是在慰勞一般，看起來非常溫柔……但是伊莉亞卻感覺到他看的並不是房內的托爾史提，而是其他人。


		察覺到伊莉亞的視線後，法蘭克露出苦笑般的笑容。


		「……如果他也能找到自己的歸屬就好了。」


		法蘭克所說的『也』是在指另一個誰，這點伊莉亞並不清楚。


		即便如此，她剛剛確實感受到了那股溫暖。


		就算托爾史提認同了自己，這種溫暖的感受也不是憑自己一個人可以得到的。希望他能夠找到並非基於義務也非責任，而是打從心底想要守護、想要一直待在那裡的場所。


		「……就是說啊。」


		伊莉亞如此心想，點頭肯定了法蘭克的話語。


		



		隔天。


		就在伊莉亞與法蘭克一起在西門目送護送隊離去後，突然看到托爾史提朝伊莉亞跑了過來。


		「伊莉亞小姐。」


		「呃……是！」


		對於托爾史提第一次叫自己的名字、以及他居然記得自己的名字，讓伊莉亞頗為驚訝。


		見到伊莉亞的反應，托爾史提露出苦笑般尷尬的表情後，再次以認真的表情深深地低下頭。


		「我能夠這樣憑自己的雙腳站立，全都是妳的功勞。所以我要再次向妳道謝。」


		「我什麼都沒做。這都是托爾史提先生你自己的想法，以及你做出來的決定。我才是，昨天說得有點過分了，還請你原諒。」


		聽到這句話，托爾史提抬起頭來，緩緩地搖了搖頭。


		「……妳不惜上演這齣戲碼，就是為了鼓勵我。雖然對妳來說不值得舊事重提，但我可無法當做什麼都沒有發生過。」


		這個人真的是正直到耿介的地步，只要一認為違背道義，就會把自己的自尊擺到一邊，盡到該有的禮節。


		簡直就像武士一樣──伊莉亞如此心想。只不過她原本就對武士抱有偏見就是了。


		「說不定我不是在演戲呢？」


		「那是……」


		「不管怎麼說，這都是我為了自己而採取的行動。」


		就在托爾史提打算反駁時，伊莉亞打斷他的話語，如此斷言。


		這是為了自己採取自己想做的行動的結果。這確實是伊莉亞的內心話，也正因為如此，被人往好的方向解讀，反而會讓她產生罪惡感。


		「因此你不需要感謝我，我也沒有要求你的感謝。」


		「……是嗎？」


		托爾史提如此回答，表情看起來有點悲傷。


		但他臉上隨即又恢復認真的表情，他瞄了一眼法蘭克後，將視線移回伊莉亞身上。


		「那我出發了。」


		「好的，路上小心。」


		托爾史提在護衛兼監視的公會成員包圍下，從琉聶威魯出發了。


		公會的計畫是──如果這樣將他帶到歐布沃特，可能會有讓戰況惡化的危險，因此他們決定在途中假裝遭到襲擊，藉此進入第三國的汶迪亞部落聯邦，以更加公正的立場證明皇子健在。


		昨天，總部長與托爾史提談話時，之所以沒有說明這個計畫，是因為當時還不曉得理解狀況後的他會做出什麼樣的判斷、採取什麼樣的行動。更進一步地說，如果他還是一直處於昨天那種狀態，那麼別說是做為終止戰爭用的棋子了，公會只打算把他當成道具利用。


		但是，再次會面後，托爾史提主動提出要為了制止皇國而採取行動。他的這番話得到了法蘭克的保證，總部長於是將計畫告訴他，並請求他協助，而他也同意了這個計畫。


		托爾史提之所以會同意這個計畫，是因為他很清楚自己幾乎不可能靠自己的力量前往皇國。


		話雖如此，儘管透過公會進入第三國，沿途還有護衛隨行守護，但對托爾史提來說，這些都只是保證他能到得了皇國罷了。


		不管他做出什麼樣的選擇與決定，前往皇國的路途非常危險的這個事實依舊不變。


		（希望至少能讓他跟皇帝說到話。）


		伊莉亞一邊心想，一邊看著托爾史提的背影。此時她察覺到法蘭克正在看著自己，於是轉身面向法蘭克。


		怎麼了嗎？


		即使投以詢問的視線，也只見到法蘭克像是回答「沒什麼事」般搖搖頭帶過。


		「我們回去吧。」


		「是。」


		法蘭克轉身離去，伊莉亞也跟在法蘭克後面，踏上返回分部的歸途。


		



		



		雖然這麼說對托爾史提有點過意不去，不過隨著他的出發，琉聶威魯終於回復以往的氛圍。


		職員與前來分部的公會成員對於皇國的事情都頗為關心，但可能是距離及經濟方面都有一段距離吧，大家反而不太緊張，好像事不關己似的。


		話雖如此，當初伊莉亞就是判斷這塊土地與戰爭那種紛爭無緣，才選擇落腳於此。所以就某方面來說，這樣的發展完全如她所願。


		因此她每天還是像往常一樣處理份內的工作。


		就在某一天。


		「──祝武運昌隆。」


		「哦哦！欸！我們走囉！」


		在目送一行人馬離開分部後，為了迎接下一位前來辦理委託登錄的客人，伊莉亞向對方行了個禮。


		「讓您久等了。下一位──」


		「喲！」


		見到高舉一隻手，就像是昨天才見過面的朋友一般向自己打招呼的身影，伊莉亞瞬間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好久不見呢！大小姐！」


		「奧利昂先生……？」


		赤紅色的短髮，以及近似橢圓型的耳朵，耳朵上方還長有純白牛角的牛族獸人奧利昂。


		他是普人以外的神因子持有者，在稀少的突變當中算是非常罕見，因此容貌看起來只有二十到二十五歲左右。而這個容貌與之前最後見到他時一點都沒有改變。


		不過知道這個事實的伊莉亞，並不是對於對方的外貌感到驚訝，而是對於『他出現在眼前』這點驚訝不已。


		「好久不見。您怎麼會來這裡？」


		「哈哈！當然是為了來見妳囉！」


		奧利昂露出爽朗的笑容，他的笑臉還是和以前一樣沒變。


		他的這句發言讓周圍的氣氛出現了些微變化，不過他本人似乎沒有放在心上。就連這點也和以前一樣，讓伊莉亞不由得浮現懷念之情。


		「能夠見到您，我當然很高興……但是沒關係嗎？」


		「哈哈！當然沒關係囉。妳也想太多了吧？」


		「哇……喂……拜託您不要這樣啦！」


		很久沒有這樣被他用力地搔亂頭髮了。但這點讓人一點都不開心。


		「真是的……我現在正在工作，請您稍微等一下。」


		「哈哈！我知道、我知道。妳那古板的個性還是沒變，叔叔很高興哦。」


		「啊……喂！……真是的！」


		奧利昂輕輕地揮揮手，就這樣離開了分部。


		他不僅沒有說自己要去哪裡，也沒有詢問伊莉亞的休息時間是何時，他到底是怎麼打算的啊。


		（說難聽點就是我行我素，明明只是個奧利昂先生，卻很有神因子持有者的風格。）


		感到錯愕的伊莉亞，一邊想著這些事情一邊以手梳理頭髮。此時她察覺到辛西雅露出微妙的表情。


		「伊莉亞，剛剛那個人是誰？」


		「啊……呃……他是奧利昂先生……」


		就在她想要介紹奧利昂時，這才突然察覺到。


		奧利昂算是自己的什麼人啊？


		（他是我的……很重要的人……很重要的人？）


		伊莉亞想到這裡突然覺得有點害臊，臉上不由得露出笑容。


		明明是在談男人的事情，伊莉亞的表情卻帶著笑容。


		在一旁偷聽的男性們全都雙眼圓睜，辛西雅的眼睛也閃閃發光。


		「……他是妳父母的姊妹的先生……之類的嗎？」


		「啊？」


		伊莉亞一時之間無法理解辛西雅的這句話，以致於她當下不知該如何回答。


		父母的姊妹的先生……也就是姑丈或姨丈是吧。


		想到這裡，伊莉亞這才察覺到由於自己是精靈，而對方是牛族獸人，所以很明顯可以看出雙方並沒有血緣關係。


		「不是啦。不是這樣啦。」


		「我……我想也是。如果是妳父母的妹夫，也未免太年輕了。嗯──……」


		就算直接詢問兩人的關係及過往，感覺也會被巧妙地迴避。


		辛西雅像是在解開什麼謎題般相當入迷，使得伊莉亞與從旁觀察這一幕的菈雪露不由得露出苦笑。


		兩人都很清楚，辛西雅只有對別人的戀愛情事才會思考得這麼認真。


		辛西雅現在在想什麼，她們兩個完全瞭若指掌。


		「那個人雖然看起來很年輕，但年紀已經超過60了呢。」


		「啊？……啊啊！？」


		「不會吧……」


		與辛西雅及菈雪露的反應一樣，四處紛紛傳來驚訝的聲音。


		持有神因子的個人情報當然不便透露，不過就如他本人所說的，『親戚叔叔』這樣的表現，在年齡上算是最適合的了。


		不過，除此之外，還要說明下去的話，就太沉重又太複雜了。


		伊莉亞沒打算特地挖出那些不愉快的回憶為大家說明，而且也不想讓他們聽了不舒服。


		就在她不知如何是好之際，睡完午覺的哈古剛好跑了過來。


		他一把抱住伊莉亞，像是拭去睡意般用臉磨蹭之後，突然停了下來，抬頭看向伊莉亞。


		「他的味道跟伊莉亞好像哦……」


		「啊？」


		「那是伊莉亞的爸爸嗎？」


		哈古所說的「味道很像」，大概是在指神因子吧。


		伊莉亞一邊整理哈古那一頭亂髮，一邊回答他：


		「那個人不是我爸爸，不過是成為我媽媽的人的情人哦。」


		出乎意料輕易說出口的這句話直落心扉，在伊莉亞的心中留下一股溫暖的感受。


		沒想到並沒有想像中那麼難呢。


		這樣的想法，像是彰顯了自己的膚淺一樣，讓伊莉亞不由得露出苦笑，她抱著哈古，輕撫著他那頭柔順的髮絲。


		



		包圍琉聶威魯的城牆上，設置了給人移動和搬送物資之用的寬敞道路，以及好幾處放哨用的瞭望塔。


		奧利昂悠哉地坐在其中一座瞭望塔，俯瞰著琉聶威魯的街景。


		「……真是個不錯的城市呢。」


		「是啊。」


		「妳也變成了好女人呢～」


		「有像安娜小姐那麼好嗎？」


		「妳還差得遠呢。」


		兩人互開玩笑地笑了一會兒之後，奧利昂這才看向伊莉亞，並且在看到她身旁的哈古後，不由得眨了眨眼。


		「……哈哈！大小姐也到了可以生孩子的年紀了呢。」


		「這孩子是龍神的孩子。」


		「……但也跟妳太像了吧？」


		奧利昂撫了撫哈古的頭，看到哈古露出有點抗拒的表情，像是懷念般地瞇起眼來。


		「看到這個小不點，讓我想起第一次見到妳那時候的情景呢。」


		「我那時候沒有這麼小啦。」


		由於精靈的身體成長速度比其他種族還要快，所以當時只比現在的身型稍微小一點而已。


		伊莉亞輕撫哈古再度凌亂的頭髮，重新轉向奧利昂，決定切入主題……也就是詢問他這次來訪的原因。


		「發生什麼事了嗎？」


		「哈哈！妳還是這麼愛操心啊。」


		「您這個人居然會離開森林。這種狀況我當然會擔心囉。」


		奧利昂站了起來，朝著琉聶威魯市街以外的方向看去。


		伊莉亞知道位於視線彼端的是，對他們兩人而言很重要的人所沉睡的森林。


		隨後奧利昂轉向伊莉亞，以認真的表情簡潔地說明狀況。


		「妳應該知道現在皇國那些人正在攻打歐布沃特吧。」


		「是的。」


		「受到戰爭的影響，匹斯克羅薩也開始產生內亂。」


		匹斯克羅薩女王國是鄰近歐布沃特的小國。


		世襲制的王族與奧利昂一樣是牛族獸人，一般來說性情都相當溫和，但是自從外交上持續敗給歐布沃特的壓力後，王族的向心力便從此變得低落。


		皇國在匹斯克羅薩境內煽動普人及王族的反抗勢力，想要阻礙匹斯克羅薩對歐布沃特進行援助的企圖隱約可見。


		「……那些人要做什麼是不關我的事啦。不過沒想到他們居然開始對森林出手了。」


		「什……！」


		聞言，伊莉亞不禁瞠目結舌。


		匹斯克羅薩的森林裡，有個該國無法干預的禁忌場所存在。


		一般人只要一進去就無法再出來。裡面橫行著比魔物還強的妖怪，其深處還有掌管妖怪的魔神居住其間。


		而那個魔神就是經過變裝的伊莉亞。這純粹是為了讓人產生恐懼所做的演出。


		透過結界能讓未經許可進入之人的五感失常，並且藉由召喚出來的動物，防止魔物及侵入者入侵家園。


		這麼做全都是為了得到安心以及安全──也就是平穩的生活。


		「我不曉得他們是在確保資材還是輸送路徑啦。總之，他們打算開拓森林。我已經先給他們一點顏色瞧瞧了，但還是想來聽聽妳的意見。」


		「……我的意見……是嗎？」


		伊莉亞想辦法壓抑住快要噴發的怒火，詢問這句話的意思。


		「嗯嗯，畢竟只有妳是唯一被她當成家人看待的人嘛。」


		「……對安娜小姐來說，您也是她的……」


		「哈哈！這我當然知道好嗎？」


		奧利昂打斷伊莉亞的話語，露出快活的笑容。


		他的表情別說是嫉妒了，連一絲悔恨都沒有。他和安娜兩人可以互相信任到這個地步，真的令人非常羨慕。伊莉亞如此心想。


		「話雖如此，畢竟妳的『休魯茲』這個名字是從安娜那裡得來的，所以她的墓要如何處理，妳有權利決定。」


		「……是。」


		權利也同時伴隨著責任。


		這是再理解不過的真理，同時也是曾經被擺在眼前的事實。


		「……請讓我……考慮一下。」


		「我知道了。妳就慢慢考慮吧……我是很想這麼說啦。哈哈！」


		「沒關係。我明天就會做出答覆。」


		「……妳就慢慢考慮吧。」


		在那之後，伊莉亞替奧利昂介紹了住宿，回到了分部。


		完成櫃台及廚房的工作後，回到房間，重新整理思緒好好思考。


		



		安娜•休魯茲對伊莉亞來說，是像母親一樣的存在。


		被這個世界的父母及同族友人拋棄的伊莉亞，認為這個世界沒有人可以信賴。


		她把責任都怪罪到周圍，認為都是旁人不好。


		為了消除心中的寂寞及悲傷，硬是將憤怒之情朝周圍發洩。


		正因為走到了今天這個地步，她才終於理解前世所服務的公司，只是不想放走順從的家畜。她在察覺到這件事之前，一直認為「自己之所以犯了錯還沒有被公司拋棄，是因為為公司盡心竭力的緣故」。


		而對於一路支持自己的家人，當時也還沒有做出任何回報就往生了，以致於她非常後悔，覺得在活著的時候應該可以為家人做得更多才對。


		大概是原本的性格再加上這些想法的緣故吧。


		──我一定要盡力為愛我的家人做些什麼。


		──既然都已經帶著外掛能力轉生了，那就來守護家鄉的所有人吧。


		伊莉亞剛來到這個世界時，是帶著這樣的想法。就像是在無意識之下，認為這麼做是理所當然的。


		然而就算她對這個想法有自覺，也因為想得很悠哉，心想有了外掛能力一定可以做得比前世更好，於是放棄去思考這個問題。


		但沒想到事情進展得並不順利──她被拋棄了。


		因此當她理解到自己被拋棄之時，便決定這一世只要為自己而活。


		她決定往後都要隨心所欲地過日子。


		然而如今的她，可以理解到那並非隨心所欲，純粹只是自暴自棄。


		而讓她能夠理解到這點，引導她去好好思考這件事的，就是安娜。


		雖然安娜嚴格到令人厭煩的地步，而且生起氣來時非常嚇人，但其實她是個非常溫柔的人。


		努力去回想她曾說過的話時，腦海裡卻只記得曾經被她教訓過的話語；而閉上眼睛回想她的臉龐時，最先浮現的總是她那溫暖的笑臉──安娜就是這樣的人物。


		早在伊莉亞出生於這個世界的幾十年前，就不小心闖入這個世界裡的安娜，無法適應這裡的空氣。因為這樣的體質，她只能生活在空氣與地球類似的匹斯克羅薩森林裡，並且在與伊莉亞相遇不久後便往生了。


		儘管說是誤闖到這個世界，但安娜很滿意於這個世界及森林裡的生活，因此她的房子依然保留下來，還把自己的墳墓建在家園附近。


		而負責守護該墓園的，就是安娜的情人奧利昂。


		據伊莉亞所知，在匹斯克羅薩為非作歹的奧利昂受到安娜訓斥，原本嘴上還在頂撞「妳這個傲慢的女人」的他，很快地就愛上了安娜。


		──你應該有更多事情能做，不是嗎？不要拿我當藉口。


		雖然安娜說出這種話，試圖把奧利昂推開，但兩人終究沒有分離。


		順帶一提，當時的奧利昂回答──


		──如果有10萬人只把我當成有利用價值的工具來看，而只有一個人不在意我有沒有利用價值，把我當成人看待，那麼我願意只為了守護那一個人而活。我打從一開始，就沒有期待任何回報。


		他完全沒有打算離開的意思。


		在那之後，兩人不再跟對方說話，結果到了隔天晚餐時又已經在拌嘴，還真是有那兩人的風格呢。伊莉亞如此心想。


		──比起我這個老太婆，他只要回到國內，隨處都有更漂亮的美女啊……真是個傻瓜。


		安娜對伊莉亞如此呢喃，像是難以置信般嘆了口氣──她的表情看起來相當溫和。


		正因為如此，伊莉亞才得以確信──安娜雖然以「不想被綁住」為由，始終沒有與奧利昂結婚，但兩人之間擁有比名份這些更深的羈絆。


		而這樣的奧利昂，卻將墓地的決定權交給伊莉亞。


		移動墳墓，就表示他要放棄那間房子以及森林。


		奧利昂大概已經在心裡做了決定，比起這些形式上的回憶，埋藏在心中的回憶反而比較重要。


		既然如此，離開那片森林的自己就沒有資格說三道四了。


		「雖說我沒有資格，不過………」


		即便知道這些，還是無法做出決定。


		不希望這些東西被摧毀。


		有一部分的自己希望這些東西能夠一直保存下來，因此伊莉亞不由得冒出這句話。


		將墳墓及故人的回憶保留下來，其實終究只是為了讓留下來的人滿足罷了。


		如果安娜知道的話，一定會說沒必要執著到給人帶來麻煩的地步吧。


		但這不是『伊莉亞自己』做出的決定。


		自從與安娜離別之後，一直到今天，伊莉亞始終都思考著「自己想要怎麼做」而一路活過來。


		──自己不想忽視奧利昂先生的決定。


		──也不想背叛安娜小姐。


		除此之外，更重要的是──她不想做出錯誤的決定。


		在百般思索之後，伊莉亞終於做出了決定。


		



		「請把這個帶回去吧。」


		「嗯？」


		隔天早上，伊莉亞與昨天一樣來到了城牆上的瞭望台，將長槍遞給奧利昂。


		「這應該可以成為守護森林的力量……但如果要殺人時，拜託您不要使用它。」


		「……呵呵！我知道了……嗯？」


		奧利昂接下這支長柄兩側延伸出圓錐的長槍，感受到有股奇妙的力量從手中傳了過來。


		話雖如此，只知道世界上有神具存在的他，手上的長槍只讓他感覺到那是一把『能夠感受到特別力量的武器』之外，其他什麼都不曉得。


		「這是神槍毘濕婆。只要以投擲的方式刺過去，該對象就會遭到落雷攻擊；如果將長槍刺向地面，周圍就會以落雷形成柵欄，圍出一個『無法侵入的領域』。」


		「妳說這是神槍？……喂喂喂……」


		「沒錯，這是神具。」


		「我有辦法使用嗎……？」


		就如皇國在大義上揭示的，「神具並非所有人都能使用」這件事，就像一般的常識流傳於民間。


		再加上透過殘留在各地的神具以及使用過神具之人的逸聞，衍生出『只有普人能夠使用神具』的定論，所以奧利昂會不曉得自己能夠使用神具也是很正常的。


		「是的，你能夠使用。」


		「…………」


		奧利昂注視著毘濕婆，陷入沉思。


		伊莉亞見狀，對他說：


		「使用了這個神具之後，說不定就不再需要開拓森林了呢。」


		「！……呵呵！都被妳看穿啦。」


		奧利昂驚訝得雙眼圓睜，隨即又接受了被伊莉亞看穿的事實，露出笑容如此回應。


		他也和伊莉亞一樣，陷入了煩惱。


		回憶與現狀，到底該以哪個為優先。自己想要守護的到底是什麼。


		之前在說明事情原委時，他並沒有明確說出『是誰』打算開拓森林。


		大概是因為對他來說，那個人是自己在『把對安娜的感情擺一邊』的前提下，想要擁護的對象，而他也考量到如果透露那個人的身分後，可能會影響伊莉亞做出判斷吧。


		伊莉亞如此推測。


		不惜拋棄想要擁護之人，也要守護那片森林嗎？


		左思右想的結果，奧利昂決定放掉那片森林。


		他相信這麼做也是在回應安娜的信賴。


		（我不想放掉那片森林。）


		即便如此，為了達到這個目的，而讓某人犧牲似乎也不對。


		不管那個犧牲者是奧利昂還是安娜都一樣。甚至就連奧利昂所想的「該名對象」也包含在內。


		奧利昂有想要守護的對象。


		安娜一定會說，不需要對她如此執著吧。


		在考量到這兩點之後，所決定的「自己想要做的事情」以及「自己的心願」。


		只要是能夠讓大家展露笑容的未來就行了。


		即使忽視他們的想法，強行貫徹自己的主張，自己想必也笑不出來吧。但是，如果大家都展露笑顏，總覺得自己也會跟著露出笑容。


		所以伊莉亞決定選擇了會讓他們展露笑顏的未來──也就是尊重他們的想法。


		即便結果進行得不很順利，她也決定盡一己之力提供協助。為了讓他們能夠展露笑顏，同時，也為了自己能夠展露笑容。


		這就是『她想做的事』。


		「請您拿著這個神具，去做您想做的事吧。」


		「……呵呵！」


		奧利昂露出笑容。


		他往森林所在的方向看了一眼，臉上露出非常溫和的笑容。


		「妳愈來愈像安娜了呢。」


		「一點都不呢。我這只是任意妄為啦。」


		不管再怎麼粉飾，終究只是為了自己而利用他人罷了。


		就只是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老是做一些奸詐狡猾的事情而活著。


		伊莉亞對自己是這麼理解的。理解到連自己都討厭的地步。


		「不過……能夠聽您這樣說，我真的很高興。」


		因為這句話讓她深深感受到，自己與安娜共度的那些時光，確實依舊活在自己的心中。


		



		



		皇國在迅速做好準備後，立刻展開了軍事行動。皇國軍在開戰的同時，也加強了要地的防備，並且鎮壓了兩個歐布沃特的據點。


		由於這個功績，皇國第三皇子貝倫多被任命為皇國軍總指揮官，在城堡的某個房間裡，對報告整理以及伴隨而來的戰略變更進行指揮。


		下達指令後，工作告一個段落的他，將身體靠到椅背上。


		貝倫多仰望天空，差點忍不住笑了出來。為了克制笑意，他用手摀住臉。


		──沒想到事情會進展得如此順利。


		這是發自他內心的真心話。


		一開始，他只是想找機會提高功績而已。


		他是第三王妃的兒子，雖是第三皇子，皇帝繼承權卻排在第五順位。而身為皇女的姊姊儘管繼承權在形式上比他高，但實質繼承權在他之後，因此不造成問題。實際上會成為阻礙的是與皇帝同屬穩健派的第四、第六皇子。為了從他們手中奪取下任皇帝寶座，無論如何都需要實質的功績。


		這是他自身的願望，同時也是母親第三王妃的希望。


		所以他才會不擇手段，利用所有能利用的東西，努力地走到這一步。


		繼承權排第一順位的第一皇子，在過去視察時遭到襲擊，雖然遭受酷刑的肉體損傷已經痊癒，卻留下相當深的心靈創傷，導致他的精神年齡退化到幼兒狀態。


		任誰都確信一定會成為下任皇帝的神童，現在每天只會與愛妾玩樂。


		當時的刺客雖然不是貝倫多派去的，不過他相當感謝讓最礙眼的眼中釘脫離繼承順位的那些鷹派大老們。


		那些大老到現在仍然是貝倫多的傀儡。至於繼承權排在第三順位的第五皇子，在貝倫多對他使出從第一皇子的案例得到靈感所想出的計策後，也順利地陷入女人的誘惑裡，接近垮台。而第二皇子托里斯，由於不具備操作神劍的才能，沒有繼承權，因此不構成問題，但是卻引起了這次的事件。


		在確信至今的謀劃即將開花結果的現在，要貝倫多壓抑住歡喜的心情反而很難。


		「……殿下。」


		不知從何處傳來叫喚聲，讓貝倫多掃興似地皺起眉頭。


		移回視線後，只見一名不知從何處出現的男子，跪在地上向他叩頭。


		「什麼事？」


		「定期聯絡的人回來了，因此前來向您報告。」


		「說吧。」


		「是！已經確定該名對象目前位於中央大陸的隆德威魯，而且還活著。」


		「殺了他。絕對不可以讓他活著回來。」


		貝倫多下達簡短的命令時，房門剛好被敲響。


		當他將視線移向房門的那一瞬間，剛剛還在眼前的那名男子也霎時消失得無影無蹤。


		「貝倫多，是我。」


		「哦哦，請先等一下。」


		與先前的態度截然不同，貝倫多以溫柔的態度走向房門，將聲音的主人邀請進房。


		站在門前的是一名中年麗人。


		她的姿態非常優雅，髮色與鼻梁與貝倫多十分相似。


		「母后，今天來這裡是有什麼事嗎？」


		「哎呀，做母親的來看心愛的兒子，還需要什麼理由嗎？」


		「說得也是啦。」


		從旁看見相視而笑的這兩人，一定會覺得這對母子的感情很好吧。


		但是那名女子卻補了一句：「雖然我很想這麼說啦。」


		「目前的狀況如何？」


		「還算可以。」


		「是嗎？那真是好極了。」


		回以笑容後，女子迅速地瞇起眼，露出冰冷又銳利的眼神。


		她的腦海裡浮現一個具有與普人不同部位及體格的身影。


		「……像那種可怕的妖怪，只要全部消滅就好啦。」


		聽到女子以厭惡的口吻，像是吐出穢物般說出這些話語，貝倫多不由得露出苦笑。


		「只要做為奴隸使用，就算是妖怪也能有所用處呢。母妃。」


		「這我當然知道。即便如此，要把那麼可怕的一群當成人類一樣對待，這實在是……陛下一定是瘋了。」


		走到窗邊，可以看見窗外正聚集著準備動身的增援部隊。


		女子以攤開的扇子遮住嘴，扇子下面露出深深的笑容。


		「陛下應該也清醒了吧。」


		「是啊，你只是努力幫忙讓他清醒過來而已。」


		兩人發出嗤笑。


		深信這沾滿血的路途，最後將通往光輝的榮耀。


		貝倫多趁著將母親送到後宮入口時順道轉換心情後，在走回辦公室的途中碰到一名女子。


		裸露的服裝，加上性感無比的豐滿肉體。


		那身純白禮服與她的美貌非常相襯，但是知道她內在的人，就會覺得不搭配到了極點。


		「哎呀，這不是貝倫多殿下嗎？您好嗎？」


		貝倫多雖然對那名恭敬哈腰的女子投以輕蔑的眼神，但他的視線的確望著那特意強調的乳溝。


		他的視線剛好與抬起頭的女子四目交接，於是趕緊將臉撇開。女子見狀，露出妖豔的微笑。


		「如果殿下想要的話，我隨時都可以哦……？」


		「給我閉嘴。妳這個下賤的女人。」


		這名女子並非流著高貴的血液，身上也不具備能夠為皇族效力的技能。


		而這樣的人所以能夠踏進城堡裡，純粹只是因為她是第一皇子寵愛的對象。


		不管第一皇子是什麼德性的人，依然能夠適用不敬罪，因此他要是發起脾氣來，任誰都抵擋不住。於是精神年齡倒退的第一皇子，變得像是一個難以應付的腫瘤。


		而唯一能夠讓第一皇子安靜下來，更重要的是，第一皇子寵愛不已的就是這名女子，皇帝只好勉強答應讓她進入居城裡。


		當然，也有考慮到她是刺客的可能性，所以並沒有疏於監視。


		只不過派去監視她的人，同時也是貝倫多為了警戒第一皇子可能是故意裝傻，因而派去監視第一皇子的刺客就是了。


		「是嗎，那還真是可惜啊。」


		貝倫多瞥了一眼邁著俏步走到一旁的女子後，繼續向前走去。


		走了幾步後再度轉頭一看，只見那名女子在路上每逢男人就親切示好的身影。


		從監視者傳回的報告，以及從陪她閒聊解悶的人那裡打聽，都沒有發現那名女子隱藏了另一面。


		會想要寶石及衣服，是一般女人正常的欲求，至於追求肉體的歡愉，也是因為身為賤民之故。除此之外，看不出她有想要進入皇室的企圖。


		對她展開監視及調查已經超過10年了。一個人真的有辦法在這麼漫長的歲月裡，完全不露破綻地持續偽裝下去嗎？


		（再這樣調查下去也沒有意義。）


		貝倫多決定將派去監視那兩人的人手，改派去處理托里斯。


		做出這個結論後，貝倫多再次邁開步伐朝辦公室走去。


		此時的他，完全沒有察覺到自己正走向通往毀滅的道路上。


		



		那名女子……伊薩貝拉對著站在門口的衛兵露出迷人的笑容，然後輕輕地從他們中間穿過，打開房門。


		那是第一皇子的房間。


		原本這不是她可以隨意進出的場所，但是衛兵也沒有盤問她，反而只是在房門關上前，一直流著口水盯著她那妖豔的身體看而已。


		衛兵們已經不知談過多少次關於她的話題了，數都數不完呢。


		雖然談論的都是下流的內容，不過沒有人真的做出過那種行為。


		即便這名女子的身分低賤，她受到皇族寵愛也是不爭的事實。


		見到女子消失到房門另一邊後，衛兵們只能發出嘆息，再度回到無聊的工作崗位上。


		自從公務遭到解任，第一皇子整天都在玩樂，而能夠到訪他房間的，除了伊薩貝拉以外，就只有負責照顧他生活起居的侍女。


		由於對這些進出者都已非常熟悉，衛兵們對這一成不變的日子不由得厭煩了起來。


		如果換到別的部署，至少還能為國家盡一份力量。


		以細小聲音發牢騷的這種懈怠行為，已經成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了。


		就在此時，有一個人突然察覺到──


		「……今天娜塔莉怎麼那麼晚還沒來啊。」


		「啊啊，對耶。」


		每天都會在固定時間前來的一名侍女，今天卻遲遲沒有出現。


		在城堡裡工作的諸多侍女中，娜塔莉算是一名親切的少女，所以她的缺席讓衛兵們感到一絲絲的寂寞。


		



		



		某天的過午時分。


		琉聶威魯分部的大廳裡，瀰漫著緊張的氛圍。


		噗嗶、噗嗶、噗嗶。


		每踏出一步，就會發出有氣無力的聲音，托盤上的玻璃杯每搖晃一下，就可以聽到「啊啊」「哦哦」像是尖叫的聲音。


		在大廳所有人的守候下，終於抵達目的地的那個小小的身體，戰戰兢兢地將手伸了出去。


		「讓您……久等了。」


		「謝謝你。」


		女性客人拿起杯子後，大廳裡瞬間歡聲雷動。


		在歡呼聲中搖搖晃晃地從原本的路線走回來的小小服務生，對著迎接他的伊莉亞露出滿臉笑容。


		「你真的做到了呢。好棒好棒！」


		「嘿嘿嘿！」


		一身服務生裝扮，被伊莉亞撫摸的幼兒……哈古，原本開心的笑容更加燦爛了，一旁見狀的客人們也連帶跟著笑了起來。


		「來，這是給你的獎賞！」


		「哇啊啊！」


		哈古高舉雙手接過里雅端出的百匯後，伊莉亞讓他坐到了吧檯的位子上。


		轉化成幼兒身體的哈古，不知是不是還不習慣人類的模樣，行動有點笨拙。


		就連這會兒在吃百匯時，也沾得滿嘴都是。


		「哈古……嗯──」


		「嗯嗯？嗯～」


		哈古模仿伊莉亞的動作，將嘴巴閉上。伊莉亞趕緊趁這時候將他的嘴擦乾淨。


		「簡直就像媽媽一樣呢～」


		「伊莉亞媽媽！」


		伊莉亞半瞇著眼看向在一旁揶揄的菈雪露及艾麗婕。察覺到狀況不妙的兩人，立刻轉換話題。


		「哎呀……小孩子果然好可愛哦！」


		「哎呀……就是說啊！」


		「這麼可愛的小孩，真想抱回家呢！」


		「妳又來了，搞不好菈雪露妳很快就會有了呢～？」


		見到兩人慌張的模樣，里雅乘興半開玩笑地說道。


		老實說，聽起來還真像大叔會說的黃色笑話。


		不過還來不及如此吐槽，現場的氣氛就為之一變。


		「妳、妳在說什麼蠢話啊！？真……真的是……笨蛋！！」


		菈雪露滿臉通紅一副驚慌失措的模樣。


		「好可愛哦！」


		「妳這傢伙真是可愛啊。」


		（該不會……她還是處女吧？不不不，這是不可能的……不過她的反應還真可愛呢。）


		工作人員全都一臉奸笑地捉弄菈雪露。


		「百費好甜──」


		琉聶威魯這裡，今天也度過了非常和平的時光。


		



		



		被護送到汶迪亞部落聯邦的托爾史提，經過了幾次的討論之後，決定先暫時待命，等待動身的時機到來。


		這個國家有各種族的族長聚集，警備森嚴，來到這裡的路上雖然遭遇好幾次襲擊，不過一踏進這個國家後，那些襲擊便全部消失了。


		這可能單純只是對方在思考其他手段，或是這個國家的士兵事先防患於未然的緣故。


		托爾史提雖然很清楚自身的立場，但對於目前什麼都不能做的自己感到相當不耐煩，他只好像是發洩鬱悶般，勤於武術的練習。


		「……好了。」


		做完一整套基礎練習，確認身體狀況已經恢復正常後，托爾史提滿意地點頭。


		「你還真有精神啊！年輕人！」


		此時以平易近人的口吻向他搭話的，是個與說出來的話語相反，看起來與他同個世代、又或者比他年長一點的青年。


		從身體特徵可以窺見對方是牛族獸人，不過托爾史提並不拘泥於這點，也不會因此對這個人產生偏見。


		有什麼事嗎？見到托爾史提這個眼神，獸人青年「呵呵！」地笑了出來。


		「沒有啦，我只是想說，如果你這麼有精神，那就請你跟我交個手。」


		「……」


		托爾史提瞄了一眼位於青年後方的汶迪亞士兵，看見他們沒有採取動作的跡象，加上感覺不到眼前這名青年有什麼敵意，排除了他是刺客的可能性。


		「我知道了。」


		托爾史提簡短地予以回應。


		相對於他拿的是木劍，獸人則是拿著木製長槍。


		相較於單純因為攻守距離上不利而蹬了好幾步的托爾史提，獸人毫不猶豫地往前突刺。


		托爾史提面對加速的突刺攻擊，在千鈞一髮之際閃躲開。


		但是對方持續地發動攻擊，導致他遲遲無法拉近雙方的距離。


		托爾史提以木劍撣掉連續的突刺，趁著對方身體失去平衡時，再一口氣拉近距離。


		一旦拉近距離後，形勢便轉為對托爾史提有利。


		───看起來是這樣沒錯。


		「嘎……！」


		朝著腹部襲來的膝擊。


		好不容易做了急煞，但無法完全煞住向前衝的力道，托爾史提被踢得痛到屈起身體，此時頭頂上方的壓迫感讓他垂下眼簾。導致失敗的主要原因在於「長槍不利於接近戰」這個固有觀念，以及由此產生的輕忽大意。


		「……我輸了。」


		「身體才剛恢復，會輸也是難免的。」


		從獸人眼中，也看得出托爾史提的動作不太靈活。


		那是在對決時，像是直覺的本能。


		同時與冷靜的判斷力一樣，都是左右性命的重要要素。


		「……你是什麼人？」


		「我嗎？」


		托爾史提拉著獸人伸過來的手站起來後，獸人的臉上露出快活的笑容。


		「我是匹斯克羅薩王女的王弟，奧利昂•里亞拉•匹斯克羅茲。基於諸多因素，我將加入你的護衛團隊。請多指教。」


		不久之後，托爾史提一行人便啟程前往萊汗鐸的鄰國巴勒姆帕克斯。


		「交換條件……是嗎？」


		「沒錯。我們國家的人真的很弱～我們國家那些想要和萊汗鐸挑起事端的人說，如果無法出動援軍，至少提供後勤與資材方面的援助，以及疏通進軍及輸送路線。」


		結果就導致他們決定開拓未開發的森林，但是卻被奧利昂半途喊卡了。


		他根據在琉聶威魯得到的情報，察覺到歐布沃特及其周邊國家，以及隸屬於該地的公會及其他公會的態度並不相同。


		即便一開始不要求兵力，但隨著局勢發展，很有可能會被牽扯進去。更重要的是，打算藉著皇國宣戰的機會趁機攻打過去的那些人，今後可能會對匹斯克羅薩施加更多壓力。


		於是，奧利昂便利用自身的立場與歐布沃特的高官接觸。


		而且他在那裡得知了托爾史提還活著的事，又聽到那些人抱怨說，在護送途中遭遇襲擊，使得準備交人的預定因此亂調。


		於是他看穿那些襲擊根本就是演出來的。


		遭受襲擊的時機太過巧合當然是其中一個原因，更重要的是，由伊莉亞所在的琉聶威魯派出的護送集團，不可能如此輕易就遭到襲擊。


		奧利昂很清楚，伊莉亞雖然嘴上總是抱怨，但對於曾經有過關連的人，她一定不會輕易地棄而不顧。這點是她的優點，同時也是缺點。


		「因為戰爭可能很快就會結束，於是我便設定了一段期間，拜託他們在這段時間內，一定要想辦法推托掉他國的要求。」


		「代價就是由你來擔任護衛？」


		奧利昂對托爾史提點頭回應。


		「連王族都採取行動了──以這做為幌子的話，主張正當防衛……主張正義的那些周邊國家，就沒辦法再說些強硬的話了吧？」


		「這倒是真的。」


		「匹斯克羅薩是女王國的女性社會，我這條命根本不值錢，所以才會把我拿來當籌碼。」


		見到兩人苦笑相視，同行的其他人也露出僵硬的笑容。


		「真是完全不同的世界……」


		「內容及狀況都不一樣。」


		當他們回過神來時，發現若無其事地交談著的這兩人周圍，已經躺著好幾名襲擊者的屍體。


		對於這有如嘟囔般持續的說話聲，沒有人有辦法反駁。


		此時他們的視野裡，出現一個朝他們跑了過來的身影。


		見到這個身影後，奧利昂朝那個人問道：


		「結果如何？」


		「沒有任何新的情報。和之前一樣，都是受僱的野盜。」


		「我想也是……」


		從敵方同夥之間沒有默契的樣子以及舉止動作來看，傳回來的報告果然不出所料。


		話雖如此，光是能夠確認這點就已經很不錯了。


		於是率領部隊的幹部們集合起來，針對今後前進路線的變更等等進行討論。


		重視個體雖然能柔軟地對應各種狀況，但相對地，無論如何都會拖慢速度，這點還真是有公會的風格呢。托爾史提如此心想。


		「對方大概是打算消耗我們的戰力吧。」


		「是啊。對他們來說，只要想辦法不讓我們進入國內就好了……呵呵！他們還盡是做些我們討厭的事情呢。」


		「這種事情一點都不好笑。」


		抱歉、抱歉，奧利昂露出苦笑。


		維持現狀。


		就在大多數人都主張這個意見時，奧利昂像是想起什麼般說道：


		「好像也可以強行軍呢。」


		「不，以接下來的路程來看，不太可行。」


		「這樣想，反而中了他們的圈套。」


		此時奧利昂的臉上露出無畏的笑容。


		「那就在他們出手之前，先下手為強吧。」


		



		討論結束後，一行人留宿了一個晚上。


		「那我們出發吧！」


		以這句話為信號，所有人分成四組散開。


		在對方出手之前先下手為強。


		就如這句話所示，他們大概是想以少數人馬發動急襲吧。


		對刺客發動突襲。這的確是妙計，同時也是一場賭注。


		（真是愚蠢。）


		原本沒有打算襲擊，而是靜靜等待獵物疲勞變弱的男子，以一般人聽不見的笛聲召集同夥過來。


		與至今教唆的那些流氓惡棍不同，這些人沒有菜到會被外行人發現的程度。


		在確認所有人都到齊後，刺客們便一舉襲向目標中的團體。


		「嘎……！？」


		但是他們卻被突然出現的一面牆阻擋下來。


		與衝擊不同、殘留在體內的麻痺感，讓這些刺客聯想到雷的魔術，但是現場沒人看到有人在詠唱或唸誦咒語，只在視線彼端看到一名男子將長槍般的武器插在地面上。


		「呵呵！我有想到你們會進行監視啦，但沒想到居然這麼輕易就搞定，你們還真蠢耶。」


		被暗算了。


		這群人對於自己因急於立功而犯下大錯，連後悔的時間都沒有，就被護衛們團團包圍打倒。


		雖說是藉由伊莉亞致贈的神槍毘濕婆所製造出的牆壁，其產生的追加效果，讓這些刺客無法隨意動彈，才得以三兩下解決他們，不過護衛們的臉上依舊露出五味雜陳的表情。


		老實說，這麼輕易便解決刺客，讓人不禁懷疑這該不會是陷阱吧。


		「不過踏出成功的一步，不是很好嗎？」


		「……就是說啊。」


		暫時打敗了眼前的刺客後，一行人接著前往帕爾公爵的領地。帕爾公爵在托爾史提幾乎遭到廢嫡後，成了他的監護人，在公會登錄時也對他提供過協助。


		在公爵那裡短暫地慶祝重逢後，考量到要是雙方有聯繫的事跡敗露，對往後會產生不利的影響，因此一行人沒有久留，選擇故意與公爵錯開時間入國以騙過周遭的注意，接著雙方再於皇國內會合。


		一路上，他們一邊解決如雨後春筍般冒出來的刺客，一邊朝皇國前進，如此過了幾天。


		一行人抵達了位於皇國國境的城市後，在旅館與某個人物會面。


		「這位是協助帶領大家入國的拉克亞•克羅斯先生。」


		「請多多指教。」


		包含伸手回握的托爾史提在內，所有人的表情都很僵硬。


		由於受到戰爭因素影響，出入國境的管理變得更加嚴格，他們會有這種反應也屬正常。


		察覺到他們的心情後，這名叫做拉克亞的男子露出了溫柔的笑容。


		「請各位放心。各位現在的身分，是面臨開戰導致立場變得危險而逃過來的難民。」


		「原來如此……」


		但這種程度的藉口，任誰都想得到一定是偽裝。


		真的可以順利矇騙過關嗎？


		聽到這樣的說明，一行人依舊無法抹去心中的不安，然而那名男子的笑容仍舊沒有動搖。


		「也只能請大家相信我了。不過，諜報、潛入及偽裝，算是我的專長，而且我跟當地人都混得很熟呢。」


		「……我知道了。我相信你。」


		反正也沒有其他門路，只能相信他了。


		見到大家還是如此緊繃，男子臉上的笑容不禁轉為苦笑。


		「對了，殿下是從琉聶威魯過來的吧？」


		「是沒錯啦……有什麼問題嗎……？」


		難不成這會成為什麼關鍵嗎？


		見到托爾史提不解地歪起頭來，男子帶著苦笑揮手否認托爾史提的猜疑。


		「不是啦，我只是想要詢問一下那個城市的狀況而已。」


		「那個城市的狀況……是嗎？」


		「是的。」


		男子點頭回應。


		「其實前陣子我還住在那裡。不過當時的我和現在不同，是個惹人厭的角色就是了。」


		男子露出有點害羞又尷尬的笑容。


		



		隔天。


		由於有了共通的話題，因此大夥談得非常融洽，在準備出發時，托爾史提一行人的緊張感已緩解了不少。


		而他們這略微緊張的模樣，反而讓在國境守衛的士兵看起來覺得是「被趕出國家的不安」，因此受到這些士兵們的鼓勵。


		更重要的是，有如在證明昨天的那番話一般，士兵們對於拉克亞的說詞一點都沒有起疑，令人印象深刻。


		「……不過總覺得有點怪怪的。」


		奧利昂如此呢喃。


		他與其他獸人使用隱蔽的魔術，變身成普人。


		明明有的特徵不見了。


		對於變身後的模樣渾身不自在的奧利昂，還沒習慣這副樣貌，一行人便抵達了在皇國的第一個據點，也就是拉克亞•克羅斯的住所。


		首先出來迎接的是，擁有「妻子」這個頭銜，看起來非常伶俐的一名女性。


		而被帶領到食堂後，那裡又有另一名笑臉溫和的女子。


		「……！」


		所有男人全都將注意力放到那名女子身上，然而托爾史提是基於別的理由驚訝得雙眼圓睜。


		「看到您這個反應，想必是還記得我囉……歡迎各位遠道而來。我代替因為某些因素而無法親自到場的主人前來，我叫伊薩貝拉。」


		對所有人一鞠躬後，女子再次將視線移到托爾史提身上，露出溫和的笑容。


		見到兩人的反應，其中一名護衛忍不住上前詢問。


		「……你們認識是嗎？」


		「呃……嗯嗯。」


		先不論隨便都能偽裝的名字，從身體特徵來看，絕對不會有錯……托爾史提如此心想。


		但是，她那貌似淑女的舉止動作，以及清澈明亮的氛圍，與數年前最後在城堡見到時完全不同。


		如果說以前在城堡裡見到、令他感到厭惡的形象是演出來的，那麼她所說的「主人」究竟是誰？難不成就是派她去兄長身邊的那個人嗎？


		一行人不顧托爾史提困惑的反應，來到桌子旁，凝視著攤在桌面中央的地圖。


		說到地圖，對於一個國家來說，是屬於軍事上重要情報的極密資料。


		如果是簡易版本，在坊間也有流傳，不過只有國家中樞才會持有網羅全部詳細資訊的版本。


		而這樣的地圖居然攤在眼前。


		由此可以證明伊薩貝拉的主人，就位於國家中樞。


		等到錯開時間入國的帕爾公爵也抵達之後，伊薩貝拉在大家面前遞出了一張紙。


		「這就是名單。」


		「名單？」


		聽到托爾史提這麼問，伊薩貝拉回以微笑，回道：


		「也就是反對這次戰爭的諸侯名單。接下來要直接前往這些諸侯那裡，暗地裡將殿下還存活的消息散佈出去。」


		「要親自一個一個拜訪啊？」


		「是的。將來在登城之際，能夠肯定殿下存在的人愈多愈好，不是嗎？」


		所有人都認同冒著這個危險的價值，不過重要的問題也跟著浮現。


		「但是要如何登城？如果是以殿下之名前往，一定會被懷疑是陷阱吧。就算以諸侯介紹的身分接近，那些強硬派……尤其是第三皇子殿下一定不會允許的。」


		「這個問題已經獲得解決了。」


		聽到拉克亞如此回答，公爵的臉上浮現詫異的神色。


		由公爵的表情察知他內心的想法後，拉克亞露出笑容。


		如果擔心第三皇子從旁阻攔，那麼去向他無法干涉的對象尋求協助就行了。


		「就是為了這個原因，才會請殿下特地來汶迪亞一趟的。」


		「汶迪亞是……原來如此。」


		在所有種族的族長所聚集的部落聯邦裡，普人族的族長當然也有列席。


		因此就算皇國再怎麼厭惡普人以外的人種，一旦遇到普人族代表的使者前來，他們也無法忽視。


		「那麼接下來……」


		「是的。他們應該也會對我方與反戰派的接觸有所警戒，因此只要一踏進名單上這些諸侯所治理的城市，一定會立刻被刺客發現。如此一來，殿下將會陷入比至今更危險的處境，畢竟對方可是使出渾身解數呢。」


		「我已有心理準備了。」


		語畢，托爾史提垂下眼簾，低下頭來。


		此時可以聽見旁人倒抽口氣的聲音，也可以聽見他們因不安而移動身體的聲音。


		即便如此，托爾史提還是非得說出這些話不可。


		「……將這個覺悟強加在各位身上，我真的感到很痛苦。但是為了能夠讓由於我的疏失而引起的這場戰爭早日結束，我希望大家能夠幫我的忙！」


		場面瞬間陷入寂靜。


		「真是可惜……」


		而打破沉默的，是在場唯一的獸人……奧利昂。


		「我並不是因為同情及俠義心才站在這裡，純粹只是因為利害一致的關係。」


		「老實說，公會的立場也一樣啦。我們只是在利用你而已。」


		托爾史提抬起頭來。此時映入眼簾的，是這些人臉上強而有力的笑容。


		「我一定不會損害你的利益，會全力守護你的，所以你也要全力為了我的利益行動。除此之外還奢求什麼呢？」


		「除此之外，至少我們公會聯盟沒有其他奢求了。因為這就是我們最大的利益。」


		這些人的言語以及表情。


		見到這些反應後，托爾史提再次露出笑容。


		「我發誓我會盡心盡力，所以你們就好好利用我吧！」


		一行人彼此確認心意之後，針對今後的去路討論得如火如荼。


		等到討論完成後，為了讓大家能夠早點休息，眾人迅速解散。此時，托爾史提向一名打算離開會議室的人搭話。


		「伊薩貝拉小姐。」


		「咦？殿下，您找我有什麼事嗎？」


		一臉意外的伊薩貝拉，她的模樣還是跟以前在城堡見到時一樣，讓托爾史提不由得皺起眉頭。


		不過他的反應，並非像以前那樣，是對伊薩貝拉的態度感到不愉快，而是對自己的不成熟所產生的悔過之情。


		「……以前沒能看穿妳的演技，還對妳說了那麼過分的話，真的很抱歉。對不起。」


		「……您變了很多呢。」


		伊薩貝拉緩緩地露出微笑，再次看向托爾史提。


		「我已經接受您的道歉了，但是我不會原諒您的。」


		「！」


		「照您這樣的說法，聽起來好像如果不是因為演戲的話，您就不會道歉呢？我知道在城堡裡工作的人，出身都很高貴，不過即便是對待庶民，您也應該多多學習，不要將感情顯露出來比較好呢。」


		聽到伊薩貝拉以笑臉說出的諫言，托爾史提並沒有情緒激動，而是肯定地回答「就是說啊」。


		「妳說得沒錯……我已經察覺到自己一直對女性抱持偏見。」


		語畢，托爾史提露出深感羞愧卻又溫柔的笑容。伊薩貝拉見狀，忍不住竊笑起來。


		「您是不是遇到了很棒的女性啊？」


		托爾史提沒有回答，但他的臉上明顯寫著「妳怎麼知道？」這幾個字。


		對於女性抱持的意識，只有女性才有辦法改變──這是眾所周知的事實，但是對托爾史提說這些一點也不有趣，因此伊薩貝拉想了一會兒之後，繼續回答：


		「我可以瞭解。古今東西，讓明君變成暴君，或反過來讓暴君變成明君的這些例子，都足以知道女性的影響有多麼強大。」


		「這、這樣啊……看起來妳也會對我哥哥帶來不錯的影響呢？」


		聽到這出乎預料的反擊，伊薩貝拉先是眨了眨眼，隨即又像以前那樣露出妖豔的笑容。


		「這就難說了？剛剛的我，也有可能是裝出來的哦？」


		見到托爾史提愣在原地，不知是不是感到滿足了，伊薩貝拉行了禮之後，便離開了會議室。


		伊薩貝拉沒有做出回答就離去的身影，讓托爾史提想起了一名櫃台小姐，不由得露出無力的苦笑。


		「……看來我只是自以為自己瞭解罷了。」


		不管是對於女性的事，還是對於自己的事都一樣。


		現在不是想這些事情的時候。托爾史提搖了搖頭告誡自己，並離開會議室。為了接下來的行動，他決定早早上床就寢。


		



		



		伊莉亞除了透過鍊金術的製造技術之外，還擁有裁縫技能，對她而言，要製作衣服並不是難事。


		即便如此，哈古之所以一天到晚想要穿著分部女職員的制服，純粹是因為能夠和伊莉亞穿著同樣的衣服，而感到開心吧。


		他的樣子看起來簡直就像縮小版的伊莉亞。


		而且他比伊莉亞本人還要可愛，個性又像個小孩一樣，因此大家愈來愈把他當成吉祥物看待。


		但是──


		「凱蒂，快放手！」


		「不要。我要把他帶回去。」


		「凱蒂？」


		「……噗噗！」


		對於一部分的職員，卻造成了不好的影響。


		被凱蒂放開後，朝伊莉亞跑去的哈古，在途中停下了腳步。


		就在周圍的人心想發生了什麼事時，哈古再度回到凱蒂身邊，像是安慰她一般摸了摸她的頭。


		真是太可愛了。簡直就是天使。我的蜜糖天使，我絕對不會讓你嫁出去的。


		如果是日本的文化，大家一定會這麼說吧。


		看著哈古離去的凱蒂，就像是含淚看著小鳥離巢的父母一樣。


		但這只不過是吃頓午餐而已。


		等到哈古把像是兒童餐一般的專用午餐吃完後，菈雪露端了一個杯子過來。


		杯裡裝著滿滿的鮮綠色果汁，小小的氣泡還發出咻咻的聲音。


		第一次近距離看到哈密瓜蘇打，哈古的眼睛閃閃發光，小心翼翼地以兩手抓起杯子，端到嘴邊。


		甜美滋味讓他展露笑顏，同時也以略微吃驚的眼神抬頭朝菈雪露看去。


		「喝起來有點刺刺的。」


		「是啊……！」


		見到哈古純真的模樣，菈雪露忍不住將他抱起。


		儘管現場沒有人責備她，倒是有人對她投以羨慕的眼神。


		「我說這位太太啊，妳也差不多該想要孩子了吧？」


		「是啊，這位太太，想必一定是個可愛的紅髮孩子吧。」


		里雅與辛西雅正是其中一人。


		菈雪露聽到這些話，一定會滿臉通紅，出現可愛的反應吧。


		里雅與辛西雅在心裡如此盤算。


		「嗚嘿嘿嘿嘿……」


		結果預想落空，她們得到的是這個不檢點的笑聲。就雙層意義來說，可以說是非常遺憾的結果。


		菈雪露該不會是見到哈古太可愛，開始陷入幻想了吧？


		不，不對。里雅與辛西雅如此斷言。


		此時菈雪露已經沒有抱著哈古，雙手捧著臉頰，眼神望向空中。不過，她並不是看著前方，而是不曉得看著哪裡，像在幻視一樣。


		「「……嗚嗚！！」」


		里雅與辛西雅察覺自己輸了。


		菈雪露那放蕩又渙散的表情，並不是一個女生應該露出來的。


		但是，對於此時此刻正沉浸在幸福幻想裡的她來說，根本沒有把他人的視線放在眼裡。


		「「這就是贏家是吧……！！」」


		這兩個像是迴避耀眼的事物而轉過頭去的女生──


		「不要再玩了！趕快工作！」


		「「是──」」


		「嗚嘿嘿嘿……」


		她們把到現在還沒回到現實的菈雪露晾在一邊，再度回到工作崗位。


		「怎麼了嗎？」


		「沒有啊。」


		識趣地將哈古的眼睛及耳朵摀起來的伊莉亞，將手放開後，輕撫著哈古那頭柔軟的金髮。


		（真是的……）


		要是對哈古造成不好的影響就麻煩了。


		儘管伊莉亞還是一樣操勞，不過今天的琉聶威魯也一片和平。


		



		



		響遍沙漠的雷鳴。


		在比火焰還要高溫的火因子作用下，沙漠的土因子發生變化，產生了像是玻璃般的石頭。


		即便眼前出現這個現象也不放在心上，青年聞到屍體燒焦的臭味，皺起眉頭，像是鑽進崩壞的陣形裡似地奔馳。


		速度之快，簡直就像雷一樣。


		來不及捕捉這個身影，好幾個人就被擊中要害，遭到砍殺，噴著血成了屍體。


		混亂的人群頭頂上方聚集了一道光束。


		接著變成一道光柱照射到地面，將鎧甲慢慢融化，形成了大量的人柱。


		「很危險耶！吉兒！」


		「……誰叫你要待在魔術的範圍內啊！」


		見到青年突然出現，女子沒有半點驚訝，半瞇著眼朝他瞪去。


		「閃開啦。還有其他地方也得清除害蟲呢。」


		「哈哈哈！普人的確只會煩人，其實就像無能的蟲子一樣。」


		語畢，青年轉過頭去，朝著正攻打進來的皇國士兵們望去。


		他的名字叫加魯茲。


		是獸人當中以優越的腳力著稱的貓族獸人，能夠同時使用風與土的魔術，以超越身體能力的速度馳騁在戰場上，因此擁有〈神速的基魯〉的別名。


		相對於此，女子的名字則是吉兒。


		她的手臂上雖然沒有翅膀，卻是智力極高的貓頭鷹型鳥人，別名〈大破壞的吉兒〉源自於她那異於常人的魔力所發動的魔術，具有超出常軌的範圍及威力之故。


		由基魯進行的偵察與擾亂。


		由吉兒進行的殲滅。


		對於皇國的侵略行為，他們倆之所以來參戰，並非只是因為能力適合的關係。


		對於普人的厭惡及輕蔑。


		對於普人的憎恨及復仇。


		對於殺人毫不遲疑的這份意志，正是讓他們即使面對千千萬萬的士兵，也依然奮起的原動力。


		「說什麼普人是優秀的種族！？少在那邊自以為是了！這些人渣！！」


		基魯扔掉沾滿血的劍，拿著從死者身上奪來的劍，繼續搜尋獵物。


		「嗯？」


		當他在魔術的空檔停下腳步時，發現旁邊有個人在動。


		見那個人趴在地上，像是求助般伸出手，基魯將手上的劍指向他。


		「你也太難看了吧。真的像隻蟲子一樣，普人大人難道沒有身為人的尊嚴嗎！？」


		眼前的這名士兵，流著眼淚以帶著恐懼的眼神看著咯咯大笑的青年。


		「請你……饒我一條命吧……！家鄉還有妻女──」


		「我對蟲子的生態沒有興趣啦！」


		基魯將手上的劍戮進那名士兵的脖子後，拾起另一把劍。此時颳起一陣熱風，讓他不由得皺起臉來。


		朝熱風吹來的方向看去，只見一顆能夠把其他公會成員及普人士兵發動的魔術消除的巨大火球出現在眼前。


		「哦──哦──那傢伙也很有幹勁呢。」


		等到火球雲消霧散，確認這一帶的士兵全部死掉之後，吉兒為了尋找其他獵物移動視線。


		「……找到了。」


		這次要用什麼魔法來殺死他們呢。


		吉兒舔著乾燥的嘴唇思索。


		她想盡可能折磨對方之後再取下性命。盡可能讓對方痛不欲生之後再殺死。盡可能地威脅之後再讓對方一命嗚呼。盡可能讓對方感到後悔之後再將他送上黃泉。


		吉兒雙眼炯炯有神地開始詠唱。


		皇國的士兵們被融化得黏糊糊的沙子絆住腳，一邊掙扎一邊沉下去。


		「去死。去死。去死。去死。去死。」


		吉兒以恍惚的笑臉看著這幅景象，嘴裡流洩出有如詛咒般的呢喃。


		開戰至今差不多已過了七天。


		雖然走遍了好幾個戰場，她那饑渴的心還是沒有獲得滿足，持續尋找著下一個獵物。


		接著，她的雙眸捕捉到了奇特的光景。


		路上的人紛紛讓開一條道路。


		有個身影正從人牆的彼端朝這裡而來。


		飛揚的披風，金光閃閃的鎧甲，加上騎乘的馬匹也威風凜凜，可以感覺到乘坐在上面的人物散發出奇特的氣息。


		「……那傢伙是誰啊？」


		基魯當然也見到了這一幕。


		看起來好像是很了不起的人物。大概是大將級的吧。


		如此判斷的青年開始向前衝去。


		不斷地往前衝，只是想取下那顆人頭。


		他原本是這麼打算的。


		即便馳騁在人牆中，那些人也來不及反應。


		見到這個景象，基魯露出殘暴的笑容，舉起手上的劍，朝著騎在馬上的男子頸部揮去。


		（什麼……！）


		揮下去之後，他感受到的並非砍到人體的觸感，而是金屬碰撞時，伴隨著悶痛感的衝擊。


		接著，只見馬上的男子睥睨著自己，讓基魯非常吃驚。


		「……原來你就是神速的基魯啊。」


		「能夠被普人大人記得名字，真是光榮啊。」


		他根本沒有打算與對方交談。


		這麼做只是想要讓對方失去警戒，然後趁機攻擊。


		基魯在短短一瞬間繞到男子後方，將手上的劍高高舉起──


		「──啊？」


		他以揮劍的姿勢定格不動，朝著自己的身體看去。


		頭部被砍斷的身體噴出鮮血，接著倒了下來。


		「速度快讓你很自豪是吧。那你就快點去死吧。」


		神速的基魯無法理解這句話的意思，就這樣一命嗚呼。


		士兵們全都歡騰不已。


		此時有無數的岩石出現在他們的頭頂上方。


		接著朝地面墜落，變成刺穿這一帶的長槍。


		──原本應該是這樣才對。


		但是馬上的男子將左手上的劍一揮，岩石便一齊消失得無影無蹤。


		「為……為什麼……」


		吉兒使出所有魔力發動魔術。


		「為什麼會這樣……」


		她再次搬出所有的知識行使魔術。


		「為什麼會這樣！！」


		但是全都無法發揮效果就煙消雲散。接著男子來到她的面前，俯視著她。


		「你就是〈大破壞的吉兒〉是吧。」


		「……沒錯。」


		吉兒如此回應。


		她狠狠地瞪著眼前的男子，即便身體在顫抖，依舊勇於回應。


		「沒錯！我就是〈大破壞的吉兒〉！我是要讓你們這些普人從世界上消失的大魔導師！！」


		「妳的鬥志很不錯。」


		吉兒從披風裡取出短劍，朝男子衝去。


		「但是要說大話，妳還早一百年呢。」


		吉兒刺出的短劍並沒有刺中男子，男子的劍卻刺穿了她的胸部。


		鮮血從嘴裡流出，即便眼淚都被鮮血染紅了，吉兒還是試圖上前。男子一把將她的身體揮開。


		滾落到沙地上的身體不聽使喚，吉兒的視野裡，只見到一片清澈的藍天。


		接著視野愈來愈糢糊，遠處傳來的歡呼聲像是雨聲一般。


		（我討厭……下雨……）


		吉兒露出苦笑。伸向空中的手臂上，出現了早已失去的翡翠色羽毛。


		（因為……下雨天很不好飛……）


		於是〈大破壞的吉兒〉便在過往回憶及混濁的意識當中，畫下了生命的休止符。


		見到眼前這個存在，毫不費力就解決掉支配戰場的那兩個恐怖人物，士兵們全都感動不已。


		將號稱神速之人打得跟路旁石頭一樣的「哈露迪亞」。


		將魔術消除、把魔術師變得跟木偶一樣的「萊爾」。


		「那就是，神劍……！」


		「的確是宛若神明的力量啊！」


		「「「皇帝陛下萬歲！！願皇國充滿榮光！！」」」


		士兵們的吶喊聲大到撼動整座沙漠。即便在整個戰區還是處於優勢，但被這個氛圍所吞沒的聯盟這一方，已經開始退卻了。


		皇帝親自上場討伐了聯盟最大的戰力。


		這個消息振奮了皇國軍的氣勢。相對地，害怕自己會步上基魯與吉兒兩人後塵的恐懼，則削減了聯盟的戰意。


		結果，聯盟的敗戰情勢愈加擴大，皇國軍的進攻勢如破竹。


		但是聯盟這邊也並非坐以待斃。


		他們利用人數上的優勢，從多方面發動攻擊。利用皇國軍的氣勢，故意不斷地敗退藉此拉長戰線。


		藉由延展成多條戰線，聯盟避免了戰力因對方的神劍遭到無力化，同時加上自身發動攻勢，讓皇國軍之間難以合作。


		聯盟故意展現出無法全部進攻的模樣，讓對方意識到「一旦背向敵軍，敵軍就會發動攻擊」而無法撤退，使戰況維持膠著狀態。


		雖說目前是在戰爭時期，但國家還是得繼續運轉。


		光是家臣無法處理所有的政務，皇帝在不得已之下只好回到城堡。


		經過了短暫休息後，他開始執行公務及政務。


		同時在這段時間裡，他也謁見了汶迪亞派來的使者。


		



		



		與汶迪亞部落聯邦派來的使者會面，是原先就已經計畫好的謁見，關於宣戰內容的旨趣也早已寫在書狀上。


		如果對方是來要求撤回宣戰，就拒絕這個要求。


		如果對方是要針對返還托里斯一事進行交涉，那便更不用說了。


		但是由於普人這個人種的存在有揭示於大義當中，因此對於普人代表的說詞，皇帝無法置之不理。


		皇帝一邊對於對方的這個計策恨得牙癢癢，一邊來到王座上，等待使者到來。


		「汶迪亞使節團進場！」


		傳令聲傳進謁見室之後，比人要大上數倍的大門緩緩地推了開來。


		站在門後的幾個人向皇帝叩頭。


		「歡迎你們來訪。將頭抬起，進來吧。」


		聽到宰相的指示後，使節團的人紛紛抬起頭來。見到這一幕，皇帝驚訝得雙眼圓睜。


		他不可能看錯一步一步，紮紮實實地朝自己走來的這個人。


		「……」


		皇帝從王座上站了起來，想要說些什麼卻擠不出聲音。


		見到皇帝的反應，有人開始不安起來，也有人與皇帝一樣，見到使節團的成員之後，面露驚愕之色。


		其中反應最明顯的就是第三皇子。


		他向後退了一步，呼叫自己的手下。


		就在此時，使節團已就定位，單膝跪地向皇帝叩頭。


		「這次承蒙准許拜謁，真是惶恐喜悅至極。」


		就一般的慣例來說，需要先得到皇帝的允許才能交談，但目前在場的沒有人有餘裕去責備這件事。


		「……你是托里斯嗎？」


		皇帝好不容易開了口，卻只擠出這句話。


		遭受詢問的那號人物抬起頭來。


		「是的……皇帝陛下。」


		做出肯定的回應。


		為什麼？怎麼會？


		從這樣的呢喃之間，傳來歡喜的聲音。


		大事不妙。


		本能察覺到狀況不利的第三皇子貝倫多，克制不住地叫了出來。


		「他是冒牌貨！」


		所有人的視線都集中到第三皇子身上。


		在眾人目光的壓力下，貝倫多退了半步，但他已經沒有停止的選項了。


		「為何皇國的皇子會號稱是汶迪亞的使者！陛下！這一定是汶迪亞唆使的！這是為了削減我方戰意，卑劣至極的圈套！」


		由於戰況陷入膠著，疲憊之情讓城堡裡開始瀰漫結束戰爭的氛圍，因此貝倫多的這個說詞頗具說服力。


		大概是如此理解的關係吧。


		「……貝倫多提出這樣的說詞。你怎麼回答？」


		皇帝的這個質問裡，帶著一絲猶豫。


		「如果是變裝之類的魔術，只要利用音食的神劍，就能輕易解除了吧。」


		這個說話聲從完全不同的方向傳來。


		為了尋找聲音的主人，所有人的視線全部集中到皇族聚集的一隅。


		見到這名人物，謁見室的所有人再度陷入驚愕當中。


		「哦？我發表意見有這麼稀奇嗎？先不論我說的內容，我記得我以前也曾插嘴過好幾次啊。」


		愉快地露出笑容的這個人，正是第一皇子本人。


		他的視線非常銳利，散發出的氛圍已沒有以往的天真無邪，而是有震懾群倫的風範。


		在充滿不安的謁見室裡，第一皇子阿爾芬斯向前踏出一步。


		「皇帝陛下。我身為兄長，對於弟弟的歸來，甚感慶幸。所以請您務必確認此人是否為冒牌貨。」


		「就算不是使用魔術，也有讓長相變得相似的法術！你居然要讓皇帝陛下去做這麼危險的事！我看你也是冒牌貨吧！？」


		聽到第三皇子這句話，所有人陷入更深的不安當中。


		但是，第一皇子本人卻抖動著肩膀──


		「咯咯……哈哈哈！」


		放聲大笑起來。


		像是遭到自己鄙視的人嘲笑一般，貝倫多的血液直衝腦門。


		「有什麼好笑的！！」


		「那麼我問你！如果我真是冒牌貨，為何要在這裡報上名來！」


		「那是因為……！呃……！」


		他當然答不出來。


		如果說這個人是做為間諜混入皇族的。


		如果這個人企圖要殺害皇族。


		不管從哪個可能性來看，如果第一皇子真是冒牌貨，那麼在目前這個狀況，受到眾人注目，只會對他不利。


		更不用說表露出與至今完全不同、肯定會遭到大家懷疑的態度了。


		「你不惜舉出這種自打嘴巴的可能性，也一定要否定我……以及托里斯，其中一定有什麼理由吧？」


		「你……你在說什麼蠢話。我是……我是為了皇帝陛下的安危著想──」


		「你是在為了你自己的安危著想吧。伊薩貝拉！！」


		「是！殿下！」


		伴隨著應答聲，出現在大門前的，是一名遭到綑綁的男子，與抓著繩子的伊薩貝拉。


		就在伊薩貝拉與該名男子走上前時，皇帝對著第一皇子問道。


		聲音裡的不安之情，完全隱藏不住。


		「阿爾……阿爾芬斯，你至今的舉止全都是演出來的嗎？」


		「沒錯。雖說是因為有生命危險才不得不出此下策，但對於欺瞞陛下一事，由衷向您謝罪。」


		皇帝跌坐回王座上，手抵著膝蓋按住太陽穴。


		「你會在這時透露自己的身分，就表示生命危險已經解除了，是嗎？」


		「是的。再加上與我同樣遭受暗殺危險的托里斯也回來了，所以我才想要將一切公開。」


		「……你說吧。」


		得到皇帝的許可後，阿爾芬斯點頭回應，接著朝貝倫多看去。


		見到阿爾芬斯那銳利的眼神，貝倫多不由得感到退縮。見狀，阿爾芬斯的嘴角微微上揚。


		「既然陛下已經允許了，那就由你的手下將你的罪狀全部招供出來吧。」


		「……可以請你不要故意找碴嗎？哥哥。」


		「我才不是在找碴呢。妳說對吧？伊薩貝拉。」


		「是的，殿下。」


		見到伊薩貝拉與以前完全不同、恭敬行禮的模樣，現場有人為之著迷、也有人對她感到厭惡、更有人將膽怯之情隱藏起來……所有人的反應各有不同。


		阿爾芬斯沒有把眾人的態度放在眼裡，對伊薩貝拉使了眼色之後，伊薩貝拉點了點頭，對遭到綑綁的男子說話。


		「請告訴我們，你的名字及工作。」


		「……我的名字是托利，負責掌管擔任諜報、情報收集、暗殺等工作的那些手下──」


		「這是什麼鬧劇啊！！」


		將托利毫無抑揚頓挫的說話聲打斷的，並非第三皇子，而是其中一名諸侯。


		「你說鬧劇是什麼意思啊？貝斯卿。」


		「沒有什麼意思啊！只不過這種證詞，隨便準備都有──」


		「貝斯卿。你想說的是，我所準備的證人是在散播謊言囉？」


		像是從正面遭到射穿一般，聽到這句話後，男子無言以對。阿爾芬斯見狀，對他回以笑容。


		「你的這個疑問很好，那就由你親自來證明伊薩貝拉的實力給大家看吧！」


		像是呼應阿爾芬斯的喊話一般，伊薩貝拉朝貝斯走去。


		「你……打算做什麼……！」


		「我要做的事情很簡單。伊薩貝拉很擅長精神干涉的魔術，除了讓人產生幻覺、幻聽之外，也可以讓人自白呢。」


		「什麼！」


		自白。


		聽到這句話而感到驚愕的同時，一隻纖纖素手已朝他的側頭部伸了過來。


		伊薩貝拉以手輕撫後，貝斯的身體立刻鬆弛下來，雙眼無神失去了生氣。


		他的模樣就跟遭到綑綁的那名證人托利一樣。


		「好了，貝斯卿，就請你告訴我們吧。是誰下命叫你起鬨的？」


		「──」


		「你的玩笑也開夠了吧？哥哥。」


		在貝斯回答之前，旁邊先飛來這句話。阿爾芬斯簡短地命令伊薩貝拉「先暫停一下」之後，轉過頭去。


		他的表情沒有一絲動搖，彷彿早就料到會這樣的從容態度，反而激怒了聲音的主人……也就是第三皇子。


		「哦哦？你說我是在鬧著玩？」


		「沒錯。你剛剛說這個女人的力量可以對人進行精神操作，那麼她也能輕易逼迫別人照她的意思招供不是嗎？」


		「原來如此、原來如此。」


		見到兄長明顯表示佩服的模樣，貝倫多無法隱藏不悅之情，不由得皺起眉頭。


		「……有什麼好奇怪的？」


		「沒有啊，一點都不奇怪。既然如此，那我也給你一個機會來查證那些說詞是否屬實好了。」


		他在說什麼蠢話啊。


		貝倫多帶著滿滿的嘲諷，將嘴角上揚。


		「……哼，你也打算要對我施術是嗎？」


		「怎麼可能！這麼做要怎麼解除疑惑？」


		弟弟臉上的笑容消失，就在現場再次瀰漫緊張的氣氛當中，阿爾芬斯以從容的表情開口。


		「方法很簡單。」


		「什麼……？」


		「你也來質問這個人就行了。」


		聽到這個提議，第三皇子在內心咂舌。


		如果對方用精神操作的方式使該對象吐出對他們有利的證言，自己只要詢問一些無關緊要的問題就好了。


		但是，如果對方真的擁有能夠使人吐出真相的魔術，那麼這麼做等於是在幫他們證明。那就本末倒置了。


		更重要的是，這十幾年來，阿爾芬斯都成功地一路矇騙過來，所以就算他的身邊有這麼厲害的魔術師存在也一點都不奇怪。比起沒有想到這一點而感到後悔，貝倫多反而覺得這十幾年來，即便遭受鄙視及無情的謾罵，依舊忍辱等待機會來臨的這兩人很異常。


		不過，現在這些都不是問題，現在要想的是「如何能夠在不冒危險的情況下，順利度過這一關」。


		阿爾芬斯像是早就料到貝倫多會有這樣的想法般，開口說道：


		「你一定要問一個真的可以證明他是在自白的問題哦！比如說，對我不利的回答，或是一些我無從得知的內容。如果能夠讓這個人吐出這些話，就算你贏了……只不過……」


		阿爾芬斯說到這裡停了下來，臉上的笑容也跟著消失。


		「如果你辦不到的話，那麼至今的帳全部都要算到你頭上哦。」


		他說出的話語裡，不帶一絲絲對於血親的感情。


		事情進展太過順利而生起的傲慢，以及被自己鄙視之人看扁的憤怒。


		這些情緒讓貝倫多更加動搖，就連簡單的思考都受到阻礙。


		起死回生的提問。腦海裡一直在想著這件事。


		「嗚………可惡……！」


		「哼！」


		結果就連至今慣用的單純欺騙手法，也從他的思緒裡消失了。


		「你居然不否定啊，那就等於承認了自己的所作所為囉？」


		「什麼……！」


		「夠了！」


		失望與屈辱。


		兩名皇子互瞪而瀰漫的緊張氛圍，因為皇帝的一句話雲消霧散。


		所有人都希望有人能夠收拾這混亂的局面。


		也因為如此，才會對於皇帝那處之泰然的反應感到困惑。


		「……夠了，阿爾芬斯。如果是以前的你，一定會將證據湊齊之後才採取行動。難道不是嗎？」


		「您說得是。」


		聽到阿爾芬斯若無其事地做出肯定的回答，皇帝輕輕地嘆了口氣。


		嘆息裡隱藏的是，對於沒有權利後悔的自己所感到的失望。


		「……這一切真是愚蠢至極。」


		「父……父王！」


		「你還要繼續曝露醜態嗎！貝倫多！」


		完了……完了完了完了。


		至今一路的累積，馬上就要到手的東西。


		自己絕對不會放手──第三皇子拚命地轉動頭腦。


		接著，他想到了。


		眼前的這個人，非常地疼愛家人，甚至不惜以此做為開啟戰爭的理由。


		所以只要往這點進攻就對了。


		「我……我身為皇族……！！」


		「一邊高喊著尊貴的血統，一邊又蔑視血緣關係……！不止如此，你還欺騙、蔑視自己的血親，像你這樣的人沒資格去談皇族！！」


		不是這樣的，這不是我的錯。


		我一點都沒有錯。


		即便遭到皇帝的氣魄所吞沒，貝倫多還是抱著一絲希望大喊。


		再這樣下去，一切就結束了。


		我應該是要坐上最高之位的人。不該在這種地方結束。


		只要能夠度過這一關，未來還是充滿可能性。


		「請、請等一下！我……我只是聽從母親的話語──」


		「是嗎？那麼你就與你那比誰都還重要且優先的母親一起以『菲律可』的家名，一生蹲在牢房裡吧。」


		「啊──」


		廢嫡。


		對他而言，這麼做就等於失去了生存的意義。


		前第三皇子茫然若失，雙腳無力地跪在地上。此時現場沒有任何人走到他的身邊。


		至於皇帝，也全身無力地坐回王座之上。


		長子的演技及其原因。三子的愚行與蠻橫。


		「我居然什麼都不曉得……像我這樣的人，還自稱是神的後裔……真是笑死人了。」


		「陛下……」


		以及，眼前的這個兒子。


		他的母親雖然外貌與普人沒有兩樣，身上卻摻雜著一點獸人的血液。


		生下來的孩子是普人這件事，讓皇帝終於放下心來，不過沒過多久便發現孩子有特異體質，於是東奔西走試了許多方式，最後找到能夠壓制住該體質的手鐲時，心中的一塊石頭終於落地。


		就在孩子的母親去世後，皇帝擔心除了自己以外沒有人可以守護這孩子，只好讓他遠離城堡。當時孩子那滿是悲傷的眼神，讓他至今無法忘懷。


		不曉得孩子是不是在哭？不曉得孩子是不是很寂寞？


		不只休息時間如此，就連在執行公務時，皇帝也總是掛念著這個孩子。


		「托里斯……我印象中你還只是一個小孩子……沒想到你已經長這麼大啦。」


		「……父王。」


		托爾史提將說到嘴邊的話語吞了回去，一度垂下眼簾，接著再度抬起頭來。


		原來自己一直被守護著。


		光是能夠理解這點，就已經算是進步很多了。實際體會到這點的同時，也認知到至今一直沒有察覺到這點的自己是如此地不成熟，對於父親的溫柔深受感動。


		所以他才如此心想。


		一定要超越眼前這個人。


		自己已經不是一味受到保護的孩子了。已經不能再像個孩子一樣受人保護了。


		這麼做並不是為了要得到眼前這個人、或是他人的認同，而是為了能夠讓自己認同自己。


		「……父王。至今我一直認為只有神的力量……只有神劍是唯一。我完全不顧血緣，只是一直執著在是否能夠使用神劍……這種想法根本就錯了。」


		「托里斯……」


		「而從這次的騷亂，我也瞭解到父王和哥哥……以及這個國家也犯了相同的錯誤。」


		就在周圍的人意識到這句話的意思而陷入不安時，皇帝舉起手來要大家保持冷靜。


		「我們都被神劍……以及神這個稱號囚禁了。神的力量並不是絕對。神的力量並不是我們的全部。」


		這是足以撼動皇國大義的言論。


		即便是一個無法使用神劍的無能皇子說出來的話語，也足以動搖國本。


		因此，如果要改變的話，就只能趁現在了。


		「父王……不，皇帝陛下。我托里斯•迪爾•萊亞要求與陛下對決。」


		「托里斯……！？」


		大概是無法理解他的行動用意吧，阿爾芬斯忍不住喊道。


		這股不安散播開來，整間謁見室愈來愈嘈雜，其中只有皇帝一個人一直注視著托爾史提的眼眸。


		「你說說理由吧。」


		「我會向大家證明，即使不依靠神劍，我們也能夠立足。」


		「你這麼做的用意為何？」


		「這麼做是為了皇國，同時也是為了我自己。」


		皇帝站了起來。


		「我就接受你的戰帖吧。」


		「陛下！？」


		「沒關係、沒關係。」


		聽到宰相及諸侯忍不住大喊，皇帝對他們回以笑容。


		那是宣戰前的皇帝曾經擁有的笑容。


		同時──


		「……既然要決鬥，我就不會放水。」


		皇帝跳到王座之室的中央，手握兩把神劍的姿態，充滿了霸氣。


		此時皇帝的身上，已經沒有失去家人的憤怒了。


		也因此，才會洋溢著「純粹的鬥志」這種裂帛般的氣勢。


		「正合我意。」


		托爾史提一邊感受到背上溼淋淋的汗水，一邊將手放到手臂上。


		接著將手鐲取下。


		「！」


		現場只有皇帝一個人理解這個舉動代表什麼意思。


		不過，他的認知也只停留在『取下手鐲，身體就會毀壞』這種程度。


		就是因為他只有這種程度的認知，所以對於「即便取下手鐲也沒有出現任何變化」，以及「儘管不會產生任何變化，還是將手鐲取下」的這些點感到無法理解。


		無論如何，身為使者的托爾史提手上並沒有任何武器。


		「誰來給他一把劍！」


		「那就用我的吧。」


		走上前的是阿爾芬斯。


		他走到托爾史提身旁，將繫在腰上的劍交給他。


		「我不曉得你在打什麼算盤，不過我和其他愚弟不同，我可沒興趣把有能力之人棄置不用。」


		「哥哥……」


		「總之，你可別不小心丟了小命哦。我跟你的打賭是你贏了。你要是在這裡死了，那麼當初我跟著那些笨蛋一起把你趕出城堡就失去意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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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想到他已經在想今後的事啦。


		阿爾芬斯囁嚅般地交代完這些話後便離開了。托爾史提苦笑地看著阿爾芬斯的背影離去。


		執政者就該有這種氣度吧。更重要的是，托爾史提從剛剛的話理解到，這個哥哥一邊扮演傻瓜，一邊與父親同樣在保護著自己。話雖如此，與其說是「保護」，用「測試」這個字眼反而比較像是以前的哥哥會有的作風。


		自己果然還有許多不足之處。


		短暫的苦笑之後，托爾史提握緊手上的劍，重新與皇帝對峙。


		「……那就開始囉！」


		皇帝揮動白銀之劍。


		周圍的人才剛見到這一幕，謁見室就響起了尖銳的金屬碰撞聲。


		皇帝由上往下砍去的劍，托爾史提由下往上揮的劍，相互交錯。


		見到這幅景象，周圍的人全都目瞪口呆。


		白銀神劍哈露迪亞。


		只要一邊注入念力一邊揮劍，就能讓時間停止，持劍者便能拋下周圍的時間擅自行動。


		哈露迪亞一旦發動，就連以神速著稱的基魯，都會變得像是個動作緩慢的小丑一樣。


		但是剛剛的衝撞。


		托爾史提以與皇帝沒兩樣的速度移動，並且擋下他的劍，這一幕皇帝全都看在眼裡。


		「……」


		難不成這是什麼魔術嗎？


		如此推測之後，皇帝對著漆黑的劍注入念力，同時再次發動哈露迪亞。


		不管是什麼樣的魔術，只要斷絕它的變化，就無法成形。


		皇帝以神劍萊爾的權限封住魔術，將時間拋在後頭。


		「！！」


		如此揮出的斬擊，居然又被擋下。


		同時，眼前的托爾史提那銳利的眼神所釋放出的壓力變得更加強大。察覺到這點之後，皇帝縱身一躍，向後退了一步。


		托爾史提這道近在咫尺的斬擊，讓皇帝的背部竄起一股寒意。


		接著，他開始思考。


		（……剛剛那兩次過招……難不成他是故意接招的？）


		他是從托爾史提剛剛的表情感受到的。


		彷彿看穿了他的動搖才採取行動。


		但是這個舉動並非出於傲慢。


		從托爾史提剛剛說的「神的力量並非絕對」這句話看來，他的行為應該是在證明「神劍的力量是行不通的」。


		（……既然如此……）


		皇帝笑了起來。


		如果他是想要貫徹這個意志才進行這場對決，那麼這時候逃走就沒有意義了。


		所以自己也將使出神的最大力量來應戰。


		「那就證明給我看吧！！」


		現在，皇帝所感受到的並非惡寒，而是興奮。


		以及身為一名具有歷史之皇帝的尊嚴，與做為父親，希望兒子能夠超越自己的期待。


		「那當然！」


		兩人一起向前衝去。


		就速度來說，托爾史提略勝一籌。


		但是此刻映入他眼簾的，是皇帝嘴部微小的動作。


		皇帝正在詠唱。就在托爾史提直覺到這件事之後──


		「──閃光！」


		「嗚──！？」


		托爾史提對魔術的閃光感到畏怯，視野完全看不見東西。


		皇帝閉上眼睛躲過發出閃光的那一瞬間後，揮舞漆黑的劍，將魔術解除。


		此時，眼前的托爾史提視野還沒恢復。


		「你就只有這種程度嗎！」


		皇帝使出斬擊。


		但是自己的預想再次落空。


		身體能力提升的托爾史提，他的聽覺也跟著增強。


		就連非常細微的風切聲都能聽到。


		「！！」


		「嗚……！」


		托爾史提朝著聲音的方向揮劍，在千鈞一髮之際擋下了對方的斬擊。


		視野回復正常後，他將劍彈開，向後退去。


		持有神劍之人，應該是處於消除魔術的立場……也就是遭受魔術攻擊的立場才對──托爾史提一直抱持這樣的偏見。


		而自己的這個錯誤認知，被皇帝捅了一刀。


		真是難纏的對手。


		他對於因封住神劍的效果而產生怠慢的自己感到厭惡，同時也為了「對決就是要這樣才有趣」而喜悅，露出苦笑。


		再次交手時，雙方都不發一語。


		在身體能力上占優勢的托爾史提，與藉由行使魔術而在虛實交織的戰鬥技術上略勝一籌的皇帝。


		所有人都屏息注視著這場決鬥。


		所有人都認為勝負立刻就見分曉。


		但是結果又是如何呢？


		神劍的效果本身沒有意義。反而應該說，如果使用者不若『不依賴神劍、抱持觀望主義的皇帝』，可能就會因為執著於神劍的力量，無法臨機應變，最後輸掉這場決鬥。


		這個事實讓在場所有人開始思考。


		神劍的確並非絕對。


		同時，對於戰爭發展到膠著狀態而模糊感受到的事實，也在此得到了確信。


		透過擺在眼前的事實，他們得到確認。


		但是，如此一來，就等於失去了自己所依靠的支柱。


		不知不覺間，這群人當中出現了兩派人馬──因不安所生的恐懼，而希望皇帝能夠贏得勝利之人，以及抱著好奇心想要知道對決結果之人。


		話雖如此，前者還是壓倒性地占了多數。


		不管怎麼希求或抗拒，結果終究會到來。


		首先採取行動的是托爾史提。


		面對這個連鐵都可能劈開的斬擊，精神上受到多次衝擊的皇帝拿起劍準備接招。


		托爾史提看準這個時機釋出一擊。


		「──炎之長槍！」


		「！！」


		如果這招是在對決一開始、或是在皇帝攻其不備地施放閃光之後施放的話，皇帝應該就能預料到這個魔術。


		然而，一路打到現在，托爾史提一次都沒有使用過魔術。


		反正使用魔術也會遭到消除，所以他不會使用魔術才對──


		皇帝的心裡已經開始有了這樣的認知。托爾史提從剛剛的行動……也就是皇帝打算以劍來接招的動作上，確認了這件事。


		不管再怎麼厲害的神劍，也不可能直接以它來防禦魔術。


		「嗚嗚！」


		皇帝對著哈露迪亞注入念力，改變時間的流速，然後將萊爾朝著彷彿停止一般的炎之長槍揮去。


		炎之長槍瞬間雲消霧散──


		「您使用神劍，真是幫了我大忙呢。」


		托爾史提的斬擊從背後出現，將向前揮出的萊爾彈開。


		面對托爾史提施放的魔術，皇帝其實可以選擇躲開。更正確地說，考量到追擊的話，他應該選擇閃躲才對。


		但是他沒有這麼做……他之所以沒能做出這個選擇，就是因為依賴神劍的關係吧。


		（還真是諷刺呢。）


		決定盡全力使用神劍後，就連緊要關頭時，也下意識地使用了它。


		可以說是被迫使用的。


		「喝啊！」


		皇帝以哈露迪亞應戰，卻被彈開來，空虛的聲音響遍整間謁見室。


		周圍的人只看到托爾史提在施放炎之長槍後，兩手失去神劍的皇帝被托爾史提的劍抵住的模樣。


		即便搞不清楚過程進展，結果也已經非常明確了。


		就在謁見室再度陷入寂靜時──


		「……你贏了，托里斯。」


		只有皇帝的聲音，靜靜地傳入耳際。


		托爾史提放下手上的劍。


		在心臟不停狂跳當中，感受著勝負的餘韻。


		像是附體的邪魔被除去般，皇帝臉上綻放出開朗的笑容，慰勞地把手放到托爾史提肩上。


		「呼哈！」


		這個笑聲實在太過小聲。


		以致於現場沒有人注意到。


		「皇帝的寶座是我的！！」


		因而沒有人能及時阻止貝倫多這個可以說是執念的魔術。


		不管身體能力再怎麼優秀，也比不上速度卓越的魔術。


		皇帝想要使用神劍，但是神劍卻離自己的手很遠。看到使節團的其中一人將劍拿到手裡，皇帝不由得咬牙切齒。


		就算現在扔過來也來不及了。正因如此，貝倫多才會看準這個大好時機行動吧。


		（至少……）


		至少要讓父親……


		見到紫電之箭朝自己射來的托爾史提，察覺到身體並非朝著自己想去的方向移動。


		原本已經遠離的父親，此刻又將手朝這裡推了過來。


		──自己又要被保護了嗎？


		──結果到頭來，自己還是沒能改變嗎？


		在這感覺特別緩慢的一連串動作中──


		「喲……」


		托爾史提突然聽到這個不帶任何緊張感的聲音。


		「……啊？」


		至於發出這個傻愣聲的，則是前第三皇子。


		不過現場所有人的心情應該都和他一樣吧。


		「……哈哈！沒想到船到橋頭自然直呢。」


		將萊爾拿在手上的是一名獸人。


		由於發動神劍的關係，以致於奧利昂的變裝魔術遭到中斷。


		面對這難以理解的狀況，貝倫多愣了一會兒之後打算逃走，卻被騎士捉住。


		「為、為什麼……為什麼……！」


		到現在還難以置信的他，在苦悶當中露出困惑的表情。奧利昂見狀，露出笑容。


		「我女兒……不，不是我女兒。據我的朋友說，我似乎也具有能夠使用神具的力量。我才想說要怎麼證明，沒想到船到橋頭就自然直了。」


		「你、你騙人！！這種事情……怎麼可能由這種獸人……這種妖怪……！！」


		「那要不要再試一次啊？」


		「咿！……咿咿、咿哈、咿哈哈哈！哈哈哈哈！」


		奧利昂露出壞心眼的笑容，將劍指向貝倫多。不知是不是太過恐懼的關係，前第三皇子像是發狂般笑了起來。


		就奧利昂來說，他是認為在眼前再實踐一次比較能讓人信服，不過已經沒有機會這麼做了。


		「……反正就是這麼回事囉。」


		奧利昂走向皇帝，露出笑容將劍柄遞了出去。


		即便沒有以言語傳達，但是在場所有人全都理解了他想說的話。


		能夠使用神劍……神具，並非普人的特權。


		「你是……」


		「請恕我這麼遲才自我介紹。我是匹斯克羅薩女王國女王的王弟，奧利昂•里亞拉•匹斯克羅茲。我是以托里斯殿下的護衛身分前來的。」


		奧利昂叩了頭，從他斂起笑容的口中所說出的話，讓現場陷入騷動。


		王族不可能單純只是前來擔任護衛才對。會這麼想也是正常的。


		「匹斯克羅薩的王族……為什麼會來擔任護衛……？」


		「為了實現我的心願，非得這麼做不可。」


		「……可以聽聽你的心願嗎？」


		奧利昂點頭回應，臉上再次露出笑容。


		「我的心願就是能夠令人安心度日的和平生活。我想要找回以前那種生活。」


		「…………原來如此，你說得很有道理。」


		皇帝收下劍後，朝四周望去。


		「檢刑長官！」


		「是……是！」


		「將想要危害皇帝的叛徒抓去審問，把罪狀調查清楚！」


		「遵命！」


		見到屬下叩頭後，皇帝點頭回應，接著將負責與外國交涉及選定使者等等事務的外交部長叫來。


		「廢黜第三皇子、公開他的罪狀，並將對他進行懲處的內容佈達各國。」


		「遵命。」


		「……接下來可有得忙了。真是給你添麻煩了。」


		「真是令人不勝惶恐。我願為了皇國犧牲奉獻。」


		見到屬下深深地叩頭，皇帝點頭回應後，接著喊了阿爾芬斯的名字。


		第一皇子立刻走到皇帝身旁，單膝跪地。皇帝把手上的劍遞給他，說道：


		「我要把皇位傳給你。」


		「……是！」


		「不過我沒打算把這次的責任推到你身上，所以會等到善後工作結束後才進行。」


		「小的明白。」


		聽到這過於恭敬的回答，皇帝的臉上露出笑容。


		「至今荒廢了公務這麼久，接下來你可得好好工作哦？」


		「這個嘛……的確是……明白了。」


		在裝傻的過程中，自己的確玩過頭了。


		遭到父親看穿這點，阿爾芬斯露出苦笑坦承。


		接著，皇帝將視線移到托爾史提身上。


		「……你也得一起工作。有異議嗎？」


		「沒有。」


		畢竟自己就是為了這個目的才回國的。


		見到托里斯露出堅定的眼神，皇帝放心下來，再次環視四周。


		「……接下來，我們可能會遭到誹謗及敵對。伸出的手可能會被對方揮開吧……我不會要求你們忍耐。畢竟這是我們皇族犯下愚行必須付出的代價。」


		現場有人流下眼淚。


		有人握緊雙手強忍情緒。


		即便如此，還是沒有人將眼神從皇帝身上移開。


		接著，皇帝對著他們說：


		「但是，我還是希望能夠借助你們的力量。這麼做並不是為了我們皇族，而是為了讓萊汗鐸這個國家能夠繼續存活下去……並不是借助神的力量，而是各位的力量。」


		部下們沒有做出任何回應，但奧利昂這些局外人能感受到皇帝與下屬之間上下一條心。


		在那之後，雙方簽下終戰協定，原本陷入膠著狀態的雙方人馬也宣告撤退。


		皇國與聯盟雙方皆死傷慘重。


		第三皇子可以說是引發這次戰爭的罪魁禍首，透過對他的處刑，皇國雖然得到減輕量刑，仍然揹負了龐大的賠償金，並且失去了多數的權利。


		於是，由皇國的宣戰所引發的騷動，就此邁入尾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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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4章　路途中


		托爾史提離開公會後僅沒幾個月，神聖萊汗鐸皇國與其周邊國家之間的戰爭便宣告終結。


		伊莉亞常可藉由傳聞聽到戰爭的發展狀況，不過在琉聶威魯還是無法得知詳細情形，這裡還是一貫和樂融融的氛圍，讓人完全感覺不出現在正在戰爭中。


		一來到分部，看到如此熱鬧的大廳景象──


		「這裡還是一點都沒變呢。」


		托爾史提不由得露出苦笑。


		眼前的這名青年和之前見到時一樣，一身旅人的裝扮，身上不帶有身為皇族的任何裝飾。


		他的身上沒有受傷，也無異狀，若他表示自己是到了目的地之後又立刻折返，不知情的人一定也會信以為真吧。


		不過，仔細觀察，便能發現他的舉止態度比以前還要來得儀表堂堂；以前令人覺得脆弱、只活在當下的危險印象，已不復存在。


		「我回來了。」


		「咦？啊，是。您能平安歸來真是太好了。」


		或許是覺得伊莉亞毫無感動、一如往常以營業口吻做出的對應有些好笑，托爾史提露出了淺淺的笑容。


		「我有話想跟妳說……可以耽誤一點時間嗎？」


		儘管托爾史提沒有說得很詳細，不過伊莉亞從他的樣子可以察覺到，他指的並不是現在這樣隔著櫃台交談，而是希望兩人能夠私下談話。


		但是，過往的經驗以及她的直覺，都在警告她「要是赴約的話，事情就會變得很麻煩」。


		話雖如此，對方又還沒有明確說些什麼，總不能憑著直覺就直接拒絕吧。


		「現在離我的休息時間還有一段時間，您要不要先休息一下呢？」


		「那我先去街上繞繞。」


		托爾史提詢問了伊莉亞的休息時間，購買了能夠攜帶的果汁及三明治後，便離開了分部。


		等到他一離開，聽見剛剛對話的人全都朝伊莉亞看了過來。


		其中反應最明顯的就是旁邊的辛西雅。


		「……他一定是要跟妳告白。」


		居然好巧不巧，剛好被她聽到。


		辛西雅沒有察覺伊莉亞內心的想法，繼續得意洋洋地說：


		「他的感覺跟之前差好多哦。」


		「這就是戀愛的力量啊。」


		「戀愛！？」


		「這是愛啦！」


		「愛！」


		就連平常總是責備辛西雅的艾麗婕都加入話題，口無遮攔地大說特說。


		「我說啊……妳們兩個不是知道那個人的身分嗎？小心再這樣亂講的話，會被可怕的人抓起來帶走哦？」


		「「啊啊～」」


		「啊～個頭啦。」


		那兩人似乎只是想要歇一口氣，碎碎唸地回到了自己的工作崗位。


		（他好像也對女性有陰影，應該不會被捲入麻煩才對。）


		如此說服自己後，等到休息時間一到，伊莉亞便朝著托爾史提等待的房間走去。


		伊莉亞先泡了紅茶給坐在椅子上的托爾史提，並詢問事由。托爾史提以茶潤喉後，筆直地看著伊莉亞──


		「我希望妳可以一起來萊汗鐸。」


		托爾史提如此說道。


		「……呃……」


		如此直接告知結論，伊莉亞也無從做出判斷。


		看到她的反應，托爾史提難為情地露出苦笑，將身體靠到椅子上。


		「……抱歉，是我太心急了。」


		「不，您剛剛說要我前去皇國……是發生了什麼事嗎？」


		「不是啦……該怎麼說呢……」


		托爾史提尷尬地望向空中，再度拿起茶杯。


		喝了紅茶，整理好心情後，他緩緩地繼續說下去。


		「雖說戰爭已經結束，但是單方面做出宣戰的皇國，接下來也會繼續處於不利的狀況。」


		「……就是說啊。」


		「我打算以自己的方式來為皇國盡一己之力。和父王交談之後……我發現這麼做並不是為了別人，而是為了自己。」


		「你和皇帝陛下談過了，是嗎？」


		嗯嗯。托爾史提的臉上露出笑容。


		「……其實那個時候，我並沒有打算向父王提出決鬥一事。」


		「我聽說你們兩人進行了一場對決。」


		「沒錯。可是就在和父王交談之後，我……直覺到自己必須超越父王才行。這麼做並不是要獲得誰的認同，而是為了讓自己認同自己……當時的我是這麼想的。」


		托爾史提邊說邊垂下眼簾，摸著手腕上的鐲子。


		伊莉亞也從卡隆的報告聽說，當時托爾史提是以鬼的狀態進行對決。


		「並不是只有神劍以及神的力量是唯一。我對父王說出這樣的話……但是只憑武力來證明，等於只做了半套。雖然這是條艱辛的路……可是我想要把皇國改變成能夠不依賴神劍也能立足的國家。」


		托爾史提抬起視線，看向伊莉亞。


		「我希望妳能在我身邊支持我。」


		（……果然被辛西雅料中了……）


		告白。


		從好的方面解讀，他之所以沒有做出皇族的打扮，就表示他並非以托里斯•迪爾•萊亞的身分，而是純粹就托爾史提個人的意志來告白的吧。


		他沒有運用權力這點很值得讚許，然而這是兩碼子事。


		話雖如此，將這句話解讀為是「告白」，純粹是伊莉亞的自我意識過剩，就算托爾史提只是在挖角，伊莉亞的回答也不會有所改變。


		「我沒有辦法答應你，真的很抱歉。」


		「……是嗎？那還真是遺憾啊。」


		與說出來的話相反，托爾史提的臉上露出溫和的笑容。


		（也就是說，果然是我自我意識過剩囉？………好、好丟臉哦！我、我該不會是被人家叫了一聲女神大人之後，就驕傲了起來吧！？呀────！！我的黑歷史又添一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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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莉亞表面佯裝平靜，其實內心卻像臨死前般痛苦大喊。毫不知情的托爾史提繼續以剛剛相同的口吻說道：


		「這下我就放心了。」


		「……啊？」


		你說什麼？


		聽到伊莉亞的回問，托爾史提露出苦澀的笑容。


		「要是妳待在身邊，我可能就會因此滿足了。」


		「哦哦……」


		托爾史提把涼掉的紅茶喝光後，站了起來。


		「這下我就可以沒有任何依戀地向前邁進了。謝謝妳花時間聽我說這些任性的話。」


		「……別這麼說。如果有遇到什麼困擾，儘管跟我說沒關係。我會盡全力幫忙的。」


		伊莉亞的這番話並非社交辭令，而是發自她的內心。


		然而托爾史提卻緩緩地搖頭。


		「我的器量可沒有大到在求愛遭到拒絕後，還能恬不知恥地跑來叨擾對方呢。」


		看來剛剛的那些話是在求愛。


		（真是太好了……但感覺又好像不太好……）


		不管怎麼說，既然他是以溫和的表情說出口，那麼這些自嘲的話語就沒有什麼可信度了。


		做出這個結論後，伊莉亞再度找回內心的平靜。


		「那還真是……有點遺憾啊。」


		「拜託別再說了，妳這樣會讓我的決心產生動搖。」


		兩人相視而笑，說完道別的話語後，托爾史提便離開了分部。


		這下子，皇國的事件終於落幕了。


		伊莉亞回到櫃台，放鬆地吐了一口氣，沉浸在安穩的氛圍裡。此時有一名少年像是要打破這個氛圍般衝了進來。


		他的腰際上掛著一把以封咒之布包裹的魔劍。


		少年……托里斯坦以上前抓住的氣勢奔向伊莉亞。


		「伊莉亞閣下！我已經從賽爾吉閣下那裡聽說了！！我也……我也要！！」


		「托里斯坦，你先冷靜下來。」


		「請妳……！一定要幫我！！」


		伊莉亞還沒出手打下去，托里斯坦就因後腦勺遭到強烈打擊而倒下。


		出現在他身後的，是個將聖劍收進劍鞘並將其扛在肩上的少年。


		「……抱歉，我不小心說溜嘴了。」


		賽爾吉如此道歉。


		在競技場的決鬥之後，賽爾吉與托里斯坦就成為了互相切磋的好友兼敵人。


		「拜託妳了～！！」


		賽爾吉於是抓著托里斯坦的衣領，將他拖出分部。


		在競技場上見識過那種可怕氛圍的人，見到這一幕全傻了眼，不過下個瞬間，大廳就被笑聲所籠罩。


		伊莉亞站在櫃台後方看著這一幕。


		沒過多久，有名男性成員走了過來，將裝有素材的袋子及委託表、登錄證遞給伊莉亞。


		「伊莉亞小姐，麻煩幫我做達成的登錄及審核。」


		「好的，沒問題。」


		有人想要金錢。有人想要情報。有人想要力量。


		來到分部的人，一定都是抱著某個理由才來的。


		這裡雖然是大家的出發點，但並不是原點。


		只要活著，每個人都有各自的路要走。也因為如此，分部只是前往目的地的路上所經過的一個點。也就是說，每個人都是主角，而分部只是發生在每個人人生故事裡的其中一段小插曲罷了。


		「……好了！這下就能買把新的劍了！那就再會囉！伊莉亞小姐！」


		「好的。」


		而達成目的後，大家就會從分部離去。


		所以對於這些櫃台小姐來說，她們最後的工作就是目送這些人離開。


		雖然有人覺得這樣很寂寞，但是在確認到即便自己牽扯進來，對方的人生故事也不會就此結束……而是繼續下去後，伊莉亞總算放心了不少。


		「期待您再度光臨。」


		伊莉亞一邊隱藏這樣的心情，一邊站在櫃台後方持續目送著這些人離去。


		不管是今天、明天，還是未來的每一天。


	


	

		終章


		場所是教會正殿。


		伊莉亞站在祭壇前，與置身※身廊的使徒面對面。[image: note]


	
		
				編註：羅曼式或哥德式教堂的主體構造，指從入口面向主祭壇到袖廊為止的中央通道。

		

	

		使徒開口說：


		「尊重他人的意見，把衝突當作成長的過程──妳的這番見解，我已經領教了。」


		領教了。也就是說，他已經確認了就對了。


		魔物、冰龍、邪神、人類之間的紛爭。這些全都是基於世界樹的意思而被引導發展的。如果說，這些作為都是為了要對什麼進行確認的話──


		伊莉亞決定回應處於對峙狀態的使徒所說的話語，好好問個清楚。


		「所以說來說去，您到底想要做什麼？」


		聽到她的質問，使徒以一如往常的語氣回答：


		「我們想要保護這個世界不受到即將發生的災害所威脅。但是世界處在如此不協調的狀態下，很快就會被那些人給摧毀了。」


		使徒邊說邊垂下眼簾，低下頭來。


		「我們希望可以由妳來統一世界。」


		伊莉亞的答案不用想也知道。


		可是她故意不給予明確的回答，而是反過來問：


		「如果我拒絕的話，你們打算怎麼做？」


		他們一定不認為伊莉亞會乖乖答應吧。


		使徒面不改色地抬起頭來，露出憂鬱的笑容。


		「妳是個善良的人。雖然嘴上說是為了自己，卻總是在為他人盡心盡力，妳就是這麼善良。」


		使徒這只顧自己方便的解釋，讓人不禁想出言反駁。


		然而他的語氣非常篤定，似乎沒有讓伊莉亞插嘴否定的意思，於是伊莉亞決定繼續聽下去。


		「當如此善良的妳發現邪神四起，世界各處都充斥著魔物時，妳會怎麼做呢？」


		使徒垂下眼簾說道。


		彷彿是在哀悼某個人一般。


		「力量薄弱之人全部都會死掉吧。就算是有實力的人，也會彈盡力竭……在這種狀況下，已經沒有任何成長好談，也沒有未來可言。悲傷及哀嘆將淹沒整個世界，絕望與憎惡將衍生出新的魔物。」


		使徒緩緩地張開眼睛，看向伊莉亞。


		「到時候妳會怎麼做呢？……妳會採取什麼行動呢？」


		他並不是在詢問，只是把心裡的疑問說出口。


		此時由於光素減少，教堂內變得昏暗，從穹頂上的天窗射進的光線，只照射到伊莉亞的身上。


		看起來像是顯現──伊莉亞是集天上照射下來的光於一身，是個超乎凡人的存在般。


		使徒彷彿等待這個瞬間已久似的，深深地低下頭來──乞求。


		「請妳拯救這個世界吧──女神大人。」


		



		〈『帶著外掛轉生為公會櫃台小姐4』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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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nction(a,b){function cy(a){return f.isWindow(a)?a:a.nodeType===9?a.defaultView||a.parentWindow:!1}function cu(a){if(!cj[a]){var b=c.body,d=f("<"+a+">").appendTo(b),e=d.css("display");d.remove();if(e==="none"||e===""){ck||(ck=c.createElement("iframe"),ck.frameBorder=ck.width=ck.height=0),b.appendChild(ck);if(!cl||!ck.createElement)cl=(ck.contentWindow||ck.contentDocument).document,cl.write((f.support.boxModel?"<!doctype html>":"")+"<html><body>"),cl.close();d=cl.createElement(a),cl.body.appendChild(d),e=f.css(d,"display"),b.removeChild(ck)}cj[a]=e}return cj[a]}function ct(a,b){var c={};f.each(cp.concat.apply([],cp.slice(0,b)),function(){c[this]=a});return c}function cs(){cq=b}function cr(){setTimeout(cs,0);return cq=f.now()}function ci(){try{return new a.ActiveXObject("Microsoft.XMLHTTP")}catch(b){}}function ch(){try{return new a.XMLHttpRequest}catch(b){}}function cb(a,c){a.dataFilter&&(c=a.dataFilter(c,a.dataType));var d=a.dataTypes,e={},g,h,i=d.length,j,k=d[0],l,m,n,o,p;for(g=1;g<i;g++){if(g===1)for(h in a.converters)typeof h=="string"&&(e[h.toLowerCase()]=a.converters[h]);l=k,k=d[g];if(k==="*")k=l;else if(l!=="*"&&l!==k){m=l+" "+k,n=e[m]||e["* "+k];if(!n){p=b;for(o in e){j=o.split(" ");if(j[0]===l||j[0]==="*"){p=e[j[1]+" "+k];if(p){o=e[o],o===!0?n=p:p===!0&&(n=o);break}}}}!n&&!p&&f.error("No conversion from "+m.replace(" "," to ")),n!==!0&&(c=n?n(c):p(o(c)))}}return c}function ca(a,c,d){var e=a.contents,f=a.dataTypes,g=a.responseFields,h,i,j,k;for(i in g)i in d&&(c[g[i]]=d[i]);while(f[0]==="*")f.shift(),h===b&&(h=a.mimeType||c.getResponseHeader("content-type"));if(h)for(i in e)if(e[i]&&e[i].test(h)){f.unshift(i);break}if(f[0]in d)j=f[0];else{for(i in d){if(!f[0]||a.converters[i+" "+f[0]]){j=i;break}k||(k=i)}j=j||k}if(j){j!==f[0]&&f.unshift(j);return d[j]}}function b_(a,b,c,d){if(f.isArray(b))f.each(b,function(b,e){c||bD.test(a)?d(a,e):b_(a+"["+(typeof e=="object"?b:"")+"]",e,c,d)});else if(!c&&f.type(b)==="object")for(var e in b)b_(a+"["+e+"]",b[e],c,d);else d(a,b)}function b$(a,c){var d,e,g=f.ajaxSettings.flatOptions||{};for(d in c)c[d]!==b&&((g[d]?a:e||(e={}))[d]=c[d]);e&&f.extend(!0,a,e)}function bZ(a,c,d,e,f,g){f=f||c.dataTypes[0],g=g||{},g[f]=!0;var h=a[f],i=0,j=h?h.length:0,k=a===bS,l;for(;i<j&&(k||!l);i++)l=h[i](c,d,e),typeof l=="string"&&(!k||g[l]?l=b:(c.dataTypes.unshift(l),l=bZ(a,c,d,e,l,g)));(k||!l)&&!g["*"]&&(l=bZ(a,c,d,e,"*",g));return l}function bY(a){return function(b,c){typeof b!="string"&&(c=b,b="*");if(f.isFunction(c)){var d=b.toLowerCase().split(bO),e=0,g=d.length,h,i,j;for(;e<g;e++)h=d[e],j=/^\+/.test(h),j&&(h=h.substr(1)||"*"),i=a[h]=a[h]||[],i[j?"unshift":"push"](c)}}}function bB(a,b,c){var d=b==="width"?a.offsetWidth:a.offsetHeight,e=b==="width"?1:0,g=4;if(d>0){if(c!=="border")for(;e<g;e+=2)c||(d-=parseFloat(f.css(a,"padding"+bx[e]))||0),c==="margin"?d+=parseFloat(f.css(a,c+bx[e]))||0:d-=parseFloat(f.css(a,"border"+bx[e]+"Width"))||0;return d+"px"}d=by(a,b);if(d<0||d==null)d=a.style[b];if(bt.test(d))return d;d=parseFloat(d)||0;if(c)for(;e<g;e+=2)d+=parseFloat(f.css(a,"padding"+bx[e]))||0,c!=="padding"&&(d+=parseFloat(f.css(a,"border"+bx[e]+"Width"))||0),c==="margin"&&(d+=parseFloat(f.css(a,c+bx[e]))||0);return d+"px"}function bo(a){var b=c.createElement("div");bh.appendChild(b),b.innerHTML=a.outerHTML;return b.firstChild}function bn(a){var b=(a.nodeName||"").toLowerCase();b==="input"?bm(a):b!=="script"&&typeof a.getElementsByTagName!="undefined"&&f.grep(a.getElementsByTagName("input"),bm)}function bm(a){if(a.type==="checkbox"||a.type==="radio")a.defaultChecked=a.checked}function bl(a){return typeof a.getElementsByTagName!="undefined"?a.getElementsByTagName("*"):typeof a.querySelectorAll!="undefined"?a.querySelectorAll("*"):[]}function bk(a,b){var c;b.nodeType===1&&(b.clearAttributes&&b.clearAttributes(),b.mergeAttributes&&b.mergeAttributes(a),c=b.nodeName.toLowerCase(),c==="object"?b.outerHTML=a.outerHTML:c!=="input"||a.type!=="checkbox"&&a.type!=="radio"?c==="option"?b.selected=a.defaultSelected:c==="input"||c==="textarea"?b.defaultValue=a.defaultValue:c==="script"&&b.text!==a.text&&(b.text=a.text):(a.checked&&(b.defaultChecked=b.checked=a.checked),b.value!==a.value&&(b.value=a.value)),b.removeAttribute(f.expando),b.removeAttribute("_submit_attached"),b.removeAttribute("_change_attached"))}function bj(a,b){if(b.nodeType===1&&!!f.hasData(a)){var c,d,e,g=f._data(a),h=f._data(b,g),i=g.events;if(i){delete h.handle,h.events={};for(c in i)for(d=0,e=i[c].length;d<e;d++)f.event.add(b,c,i[c][d])}h.data&&(h.data=f.extend({},h.data))}}function bi(a,b){return f.nodeName(a,"table")?a.getElementsByTagName("tbody")[0]||a.appendChild(a.ownerDocument.createElement("tbody")):a}function U(a){var b=V.split("|"),c=a.createDocumentFragment();if(c.createElement)while(b.length)c.createElement(b.pop());return c}function T(a,b,c){b=b||0;if(f.isFunction(b))return f.grep(a,function(a,d){var e=!!b.call(a,d,a);return e===c});if(b.nodeType)return f.grep(a,function(a,d){return a===b===c});if(typeof b=="string"){var d=f.grep(a,function(a){return a.nodeType===1});if(O.test(b))return f.filter(b,d,!c);b=f.filter(b,d)}return f.grep(a,function(a,d){return f.inArray(a,b)>=0===c})}function S(a){return!a||!a.parentNode||a.parentNode.nodeType===11}function K(){return!0}function J(){return!1}function n(a,b,c){var d=b+"defer",e=b+"queue",g=b+"mark",h=f._data(a,d);h&&(c==="queue"||!f._data(a,e))&&(c==="mark"||!f._data(a,g))&&setTimeout(function(){!f._data(a,e)&&!f._data(a,g)&&(f.removeData(a,d,!0),h.fire())},0)}function m(a){for(var b in a){if(b==="data"&&f.isEmptyObject(a[b]))continue;if(b!=="toJSON")return!1}return!0}function l(a,c,d){if(d===b&&a.nodeType===1){var e="data-"+c.replace(k,"-$1").toLowerCase();d=a.getAttribute(e);if(typeof d=="string"){try{d=d==="true"?!0:d==="false"?!1:d==="null"?null:f.isNumeric(d)?+d:j.test(d)?f.parseJSON(d):d}catch(g){}f.data(a,c,d)}else d=b}return d}function h(a){var b=g[a]={},c,d;a=a.split(/\s+/);for(c=0,d=a.length;c<d;c++)b[a[c]]=!0;return b}var c=a.document,d=a.navigator,e=a.location,f=function(){function J(){if(!e.isReady){try{c.documentElement.doScroll("left")}catch(a){setTimeout(J,1);return}e.ready()}}var e=function(a,b){return new e.fn.init(a,b,h)},f=a.jQuery,g=a.$,h,i=/^(?:[^#<]*(<[\w\W]+>)[^>]*$|#([\w\-]*)$)/,j=/\S/,k=/^\s+/,l=/\s+$/,m=/^<(\w+)\s*\/?>(?:<\/\1>)?$/,n=/^[\],:{}\s]*$/,o=/\\(?:["\\\/bfnrt]|u[0-9a-fA-F]{4})/g,p=/"[^"\\\n\r]*"|true|false|null|-?\d+(?:\.\d*)?(?:[eE][+\-]?\d+)?/g,q=/(?:^|:|,)(?:\s*\[)+/g,r=/(webkit)[ \/]([\w.]+)/,s=/(opera)(?:.*version)?[ \/]([\w.]+)/,t=/(msie) ([\w.]+)/,u=/(mozilla)(?:.*? rv:([\w.]+))?/,v=/-([a-z]|[0-9])/ig,w=/^-ms-/,x=function(a,b){return(b+"").toUpperCase()},y=d.userAgent,z,A,B,C=Object.prototype.toString,D=Object.prototype.hasOwnProperty,E=Array.prototype.push,F=Array.prototype.slice,G=String.prototype.trim,H=Array.prototype.indexOf,I={};e.fn=e.prototype={constructor:e,init:function(a,d,f){var g,h,j,k;if(!a)return this;if(a.nodeType){this.context=this[0]=a,this.length=1;return this}if(a==="body"&&!d&&c.body){this.context=c,this[0]=c.body,this.selector=a,this.length=1;return this}if(typeof a=="string"){a.charAt(0)!=="<"||a.charAt(a.length-1)!==">"||a.length<3?g=i.exec(a):g=[null,a,null];if(g&&(g[1]||!d)){if(g[1]){d=d instanceof e?d[0]:d,k=d?d.ownerDocument||d:c,j=m.exec(a),j?e.isPlainObject(d)?(a=[c.createElement(j[1])],e.fn.attr.call(a,d,!0)):a=[k.createElement(j[1])]:(j=e.buildFragment([g[1]],[k]),a=(j.cacheable?e.clone(j.fragment):j.fragment).childNodes);return e.merge(this,a)}h=c.getElementById(g[2]);if(h&&h.parentNode){if(h.id!==g[2])return f.find(a);this.length=1,this[0]=h}this.context=c,this.selector=a;return this}return!d||d.jquery?(d||f).find(a):this.constructor(d).find(a)}if(e.isFunction(a))return f.ready(a);a.selector!==b&&(this.selector=a.selector,this.context=a.context);return e.makeArray(a,this)},selector:"",jquery:"1.7.2",length:0,size:function(){return this.length},toArray:function(){return F.call(this,0)},get:function(a){return a==null?this.toArray():a<0?this[this.length+a]:this[a]},pushStack:function(a,b,c){var d=this.constructor();e.isArray(a)?E.apply(d,a):e.merge(d,a),d.prevObject=this,d.context=this.context,b==="find"?d.selector=this.selector+(this.selector?" ":"")+c:b&&(d.selector=this.selector+"."+b+"("+c+")");return d},each:function(a,b){return e.each(this,a,b)},ready:function(a){e.bindReady(),A.add(a);return this},eq:function(a){a=+a;return a===-1?this.slice(a):this.slice(a,a+1)},first:function(){return this.eq(0)},last:function(){return this.eq(-1)},slice:function(){return this.pushStack(F.apply(this,arguments),"slice",F.call(arguments).join(","))},map:function(a){return this.pushStack(e.map(this,function(b,c){return a.call(b,c,b)}))},end:function(){return this.prevObject||this.constructor(null)},push:E,sort:[].sort,splice:[].splice},e.fn.init.prototype=e.fn,e.extend=e.fn.extend=function(){var a,c,d,f,g,h,i=arguments[0]||{},j=1,k=arguments.length,l=!1;typeof i=="boolean"&&(l=i,i=arguments[1]||{},j=2),typeof i!="object"&&!e.isFunction(i)&&(i={}),k===j&&(i=this,--j);for(;j<k;j++)if((a=arguments[j])!=null)for(c in a){d=i[c],f=a[c];if(i===f)continue;l&&f&&(e.isPlainObject(f)||(g=e.isArray(f)))?(g?(g=!1,h=d&&e.isArray(d)?d:[]):h=d&&e.isPlainObject(d)?d:{},i[c]=e.extend(l,h,f)):f!==b&&(i[c]=f)}return i},e.extend({noConflict:function(b){a.$===e&&(a.$=g),b&&a.jQuery===e&&(a.jQuery=f);return e},isReady:!1,readyWait:1,holdReady:function(a){a?e.readyWait++:e.ready(!0)},ready:function(a){if(a===!0&&!--e.readyWait||a!==!0&&!e.isReady){if(!c.body)return setTimeout(e.ready,1);e.isReady=!0;if(a!==!0&&--e.readyWait>0)return;A.fireWith(c,[e]),e.fn.trigger&&e(c).trigger("ready").off("ready")}},bindReady:function(){if(!A){A=e.Callbacks("once memory");if(c.readyState==="complete")return setTimeout(e.ready,1);if(c.addEventListener)c.addEventListener("DOMContentLoaded",B,!1),a.addEventListener("load",e.ready,!1);else if(c.attachEvent){c.attachEvent("onreadystatechange",B),a.attachEvent("onload",e.ready);var b=!1;try{b=a.frameElement==null}catch(d){}c.documentElement.doScroll&&b&&J()}}},isFunction:function(a){return e.type(a)==="function"},isArray:Array.isArray||function(a){return e.type(a)==="array"},isWindow:function(a){return a!=null&&a==a.window},isNumeric:function(a){return!isNaN(parseFloat(a))&&isFinite(a)},type:function(a){return a==null?String(a):I[C.call(a)]||"object"},isPlainObject:function(a){if(!a||e.type(a)!=="object"||a.nodeType||e.isWindow(a))return!1;try{if(a.constructor&&!D.call(a,"constructor")&&!D.call(a.constructor.prototype,"isPrototypeOf"))return!1}catch(c){return!1}var d;for(d in a);return d===b||D.call(a,d)},isEmptyObject:function(a){for(var b in a)return!1;return!0},error:function(a){throw new Error(a)},parseJSON:function(b){if(typeof b!="string"||!b)return null;b=e.trim(b);if(a.JSON&&a.JSON.parse)return a.JSON.parse(b);if(n.test(b.replace(o,"@").replace(p,"]").replace(q,"")))return(new Function("return "+b))();e.error("Invalid JSON: "+b)},parseXML:function(c){if(typeof c!="string"||!c)return null;var d,f;try{a.DOMParser?(f=new DOMParser,d=f.parseFromString(c,"text/xml")):(d=new ActiveXObject("Microsoft.XMLDOM"),d.async="false",d.loadXML(c))}catch(g){d=b}(!d||!d.documentElement||d.getElementsByTagName("parsererror").length)&&e.error("Invalid XML: "+c);return d},noop:function(){},globalEval:function(b){b&&j.test(b)&&(a.execScript||function(b){a.eval.call(a,b)})(b)},camelCase:function(a){return a.replace(w,"ms-").replace(v,x)},nodeName:function(a,b){return a.nodeName&&a.nodeName.toUpperCase()===b.toUpperCase()},each:function(a,c,d){var f,g=0,h=a.length,i=h===b||e.isFunction(a);if(d){if(i){for(f in a)if(c.apply(a[f],d)===!1)break}else for(;g<h;)if(c.apply(a[g++],d)===!1)break}else if(i){for(f in a)if(c.call(a[f],f,a[f])===!1)break}else for(;g<h;)if(c.call(a[g],g,a[g++])===!1)break;return a},trim:G?function(a){return a==null?"":G.call(a)}:function(a){return a==null?"":(a+"").replace(k,"").replace(l,"")},makeArray:function(a,b){var c=b||[];if(a!=null){var d=e.type(a);a.length==null||d==="string"||d==="function"||d==="regexp"||e.isWindow(a)?E.call(c,a):e.merge(c,a)}return c},inArray:function(a,b,c){var d;if(b){if(H)return H.call(b,a,c);d=b.length,c=c?c<0?Math.max(0,d+c):c:0;for(;c<d;c++)if(c in b&&b[c]===a)return c}return-1},merge:function(a,c){var d=a.length,e=0;if(typeof c.length=="number")for(var f=c.length;e<f;e++)a[d++]=c[e];else while(c[e]!==b)a[d++]=c[e++];a.length=d;return a},grep:function(a,b,c){var d=[],e;c=!!c;for(var f=0,g=a.length;f<g;f++)e=!!b(a[f],f),c!==e&&d.push(a[f]);return d},map:function(a,c,d){var f,g,h=[],i=0,j=a.length,k=a instanceof e||j!==b&&typeof j=="number"&&(j>0&&a[0]&&a[j-1]||j===0||e.isArray(a));if(k)for(;i<j;i++)f=c(a[i],i,d),f!=null&&(h[h.length]=f);else for(g in a)f=c(a[g],g,d),f!=null&&(h[h.length]=f);return h.concat.apply([],h)},guid:1,proxy:function(a,c){if(typeof c=="string"){var d=a[c];c=a,a=d}if(!e.isFunction(a))return b;var f=F.call(arguments,2),g=function(){return a.apply(c,f.concat(F.call(arguments)))};g.guid=a.guid=a.guid||g.guid||e.guid++;return g},access:function(a,c,d,f,g,h,i){var j,k=d==null,l=0,m=a.length;if(d&&typeof d=="object"){for(l in d)e.access(a,c,l,d[l],1,h,f);g=1}else if(f!==b){j=i===b&&e.isFunction(f),k&&(j?(j=c,c=function(a,b,c){return j.call(e(a),c)}):(c.call(a,f),c=null));if(c)for(;l<m;l++)c(a[l],d,j?f.call(a[l],l,c(a[l],d)):f,i);g=1}return g?a:k?c.call(a):m?c(a[0],d):h},now:function(){return(new Date).getTime()},uaMatch:function(a){a=a.toLowerCase();var b=r.exec(a)||s.exec(a)||t.exec(a)||a.indexOf("compatible")<0&&u.exec(a)||[];return{browser:b[1]||"",version:b[2]||"0"}},sub:function(){function a(b,c){return new a.fn.init(b,c)}e.extend(!0,a,this),a.superclass=this,a.fn=a.prototype=this(),a.fn.constructor=a,a.sub=this.sub,a.fn.init=function(d,f){f&&f instanceof e&&!(f instanceof a)&&(f=a(f));return e.fn.init.call(this,d,f,b)},a.fn.init.prototype=a.fn;var b=a(c);return a},browser:{}}),e.each("Boolean Number String Function Array Date RegExp Object".split(" "),function(a,b){I["[object "+b+"]"]=b.toLowerCase()}),z=e.uaMatch(y),z.browser&&(e.browser[z.browser]=!0,e.browser.version=z.version),e.browser.webkit&&(e.browser.safari=!0),j.test(" ")&&(k=/^[\s\xA0]+/,l=/[\s\xA0]+$/),h=e(c),c.addEventListener?B=function(){c.removeEventListener("DOMContentLoaded",B,!1),e.ready()}:c.attachEvent&&(B=function(){c.readyState==="complete"&&(c.detachEvent("onreadystatechange",B),e.ready())});return e}(),g={};f.Callbacks=function(a){a=a?g[a]||h(a):{};var c=[],d=[],e,i,j,k,l,m,n=function(b){var d,e,g,h,i;for(d=0,e=b.length;d<e;d++)g=b[d],h=f.type(g),h==="array"?n(g):h==="function"&&(!a.unique||!p.has(g))&&c.push(g)},o=function(b,f){f=f||[],e=!a.memory||[b,f],i=!0,j=!0,m=k||0,k=0,l=c.length;for(;c&&m<l;m++)if(c[m].apply(b,f)===!1&&a.stopOnFalse){e=!0;break}j=!1,c&&(a.once?e===!0?p.disable():c=[]:d&&d.length&&(e=d.shift(),p.fireWith(e[0],e[1])))},p={add:function(){if(c){var a=c.length;n(arguments),j?l=c.length:e&&e!==!0&&(k=a,o(e[0],e[1]))}return this},remove:function(){if(c){var b=arguments,d=0,e=b.length;for(;d<e;d++)for(var f=0;f<c.length;f++)if(b[d]===c[f]){j&&f<=l&&(l--,f<=m&&m--),c.splice(f--,1);if(a.unique)break}}return this},has:function(a){if(c){var b=0,d=c.length;for(;b<d;b++)if(a===c[b])return!0}return!1},empty:function(){c=[];return this},disable:function(){c=d=e=b;return this},disabled:function(){return!c},lock:function(){d=b,(!e||e===!0)&&p.disable();return this},locked:function(){return!d},fireWith:function(b,c){d&&(j?a.once||d.push([b,c]):(!a.once||!e)&&o(b,c));return this},fire:function(){p.fireWith(this,arguments);return this},fired:function(){return!!i}};return p};var i=[].slice;f.extend({Deferred:function(a){var b=f.Callbacks("once memory"),c=f.Callbacks("once memory"),d=f.Callbacks("memory"),e="pending",g={resolve:b,reject:c,notify:d},h={done:b.add,fail:c.add,progress:d.add,state:function(){return e},isResolved:b.fired,isRejected:c.fired,then:function(a,b,c){i.done(a).fail(b).progress(c);return this},always:function(){i.done.apply(i,arguments).fail.apply(i,arguments);return this},pipe:function(a,b,c){return f.Deferred(function(d){f.each({done:[a,"resolve"],fail:[b,"reject"],progress:[c,"notify"]},function(a,b){var c=b[0],e=b[1],g;f.isFunction(c)?i[a](function(){g=c.apply(this,arguments),g&&f.isFunction(g.promise)?g.promise().then(d.resolve,d.reject,d.notify):d[e+"With"](this===i?d:this,[g])}):i[a](d[e])})}).promise()},promise:function(a){if(a==null)a=h;else for(var b in h)a[b]=h[b];return a}},i=h.promise({}),j;for(j in g)i[j]=g[j].fire,i[j+"With"]=g[j].fireWith;i.done(function(){e="resolved"},c.disable,d.lock).fail(function(){e="rejected"},b.disable,d.lock),a&&a.call(i,i);return i},when:function(a){function m(a){return function(b){e[a]=arguments.length>1?i.call(arguments,0):b,j.notifyWith(k,e)}}function l(a){return function(c){b[a]=arguments.length>1?i.call(arguments,0):c,--g||j.resolveWith(j,b)}}var b=i.call(arguments,0),c=0,d=b.length,e=Array(d),g=d,h=d,j=d<=1&&a&&f.isFunction(a.promise)?a:f.Deferred(),k=j.promise();if(d>1){for(;c<d;c++)b[c]&&b[c].promise&&f.isFunction(b[c].promise)?b[c].promise().then(l(c),j.reject,m(c)):--g;g||j.resolveWith(j,b)}else j!==a&&j.resolveWith(j,d?[a]:[]);return k}}),f.support=function(){var b,d,e,g,h,i,j,k,l,m,n,o,p=c.createElement("div"),q=c.documentElement;p.setAttribute("className","t"),p.innerHTML="   <link/><table></table><a href='/a' style='top:1px;float:left;opacity:.55;'>a</a><input type='checkbox'/>",d=p.getElementsByTagName("*"),e=p.getElementsByTagName("a")[0];if(!d||!d.length||!e)return{};g=c.createElement("select"),h=g.appendChild(c.createElement("option")),i=p.getElementsByTagName("input")[0],b={leadingWhitespace:p.firstChild.nodeType===3,tbody:!p.getElementsByTagName("tbody").length,htmlSerialize:!!p.getElementsByTagName("link").length,style:/top/.test(e.getAttribute("style")),hrefNormalized:e.getAttribute("href")==="/a",opacity:/^0.55/.test(e.style.opacity),cssFloat:!!e.style.cssFloat,checkOn:i.value==="on",optSelected:h.selected,getSetAttribute:p.className!=="t",enctype:!!c.createElement("form").enctype,html5Clone:c.createElement("nav").cloneNode(!0).outerHTML!=="<:nav></:nav>",submitBubbles:!0,changeBubbles:!0,focusinBubbles:!1,deleteExpando:!0,noCloneEvent:!0,inlineBlockNeedsLayout:!1,shrinkWrapBlocks:!1,reliableMarginRight:!0,pixelMargin:!0},f.boxModel=b.boxModel=c.compatMode==="CSS1Compat",i.checked=!0,b.noCloneChecked=i.cloneNode(!0).checked,g.disabled=!0,b.optDisabled=!h.disabled;try{delete p.test}catch(r){b.deleteExpando=!1}!p.addEventListener&&p.attachEvent&&p.fireEvent&&(p.attachEvent("onclick",function(){b.noCloneEvent=!1}),p.cloneNode(!0).fireEvent("onclick")),i=c.createElement("input"),i.value="t",i.setAttribute("type","radio"),b.radioValue=i.value==="t",i.setAttribute("checked","checked"),i.setAttribute("name","t"),p.appendChild(i),j=c.createDocumentFragment(),j.appendChild(p.lastChild),b.checkClone=j.cloneNode(!0).cloneNode(!0).lastChild.checked,b.appendChecked=i.checked,j.removeChild(i),j.appendChild(p);if(p.attachEvent)for(n in{submit:1,change:1,focusin:1})m="on"+n,o=m in p,o||(p.setAttribute(m,"return;"),o=typeof p[m]=="function"),b[n+"Bubbles"]=o;j.removeChild(p),j=g=h=p=i=null,f(function(){var d,e,g,h,i,j,l,m,n,q,r,s,t,u=c.getElementsByTagName("body")[0];!u||(m=1,t="padding:0;margin:0;border:",r="position:absolute;top:0;left:0;width:1px;height:1px;",s=t+"0;visibility:hidden;",n="style='"+r+t+"5px solid #000;",q="<div "+n+"display:block;'><div style='"+t+"0;display:block;overflow:hidden;'></div></div>"+"<table "+n+"' cellpadding='0' cellspacing='0'>"+"<tr><td></td></tr></table>",d=c.createElement("div"),d.style.cssText=s+"width:0;height:0;position:static;top:0;margin-top:"+m+"px",u.insertBefore(d,u.firstChild),p=c.createElement("div"),d.appendChild(p),p.innerHTML="<table><tr><td style='"+t+"0;display:none'></td><td>t</td></tr></table>",k=p.getElementsByTagName("td"),o=k[0].offsetHeight===0,k[0].style.display="",k[1].style.display="none",b.reliableHiddenOffsets=o&&k[0].offsetHeight===0,a.getComputedStyle&&(p.innerHTML="",l=c.createElement("div"),l.style.width="0",l.style.marginRight="0",p.style.width="2px",p.appendChild(l),b.reliableMarginRight=(parseInt((a.getComputedStyle(l,null)||{marginRight:0}).marginRight,10)||0)===0),typeof p.style.zoom!="undefined"&&(p.innerHTML="",p.style.width=p.style.padding="1px",p.style.border=0,p.style.overflow="hidden",p.style.display="inline",p.style.zoom=1,b.inlineBlockNeedsLayout=p.offsetWidth===3,p.style.display="block",p.style.overflow="visible",p.innerHTML="<div style='width:5px;'></div>",b.shrinkWrapBlocks=p.offsetWidth!==3),p.style.cssText=r+s,p.innerHTML=q,e=p.firstChild,g=e.firstChild,i=e.nextSibling.firstChild.firstChild,j={doesNotAddBorder:g.offsetTop!==5,doesAddBorderForTableAndCells:i.offsetTop===5},g.style.position="fixed",g.style.top="20px",j.fixedPosition=g.offsetTop===20||g.offsetTop===15,g.style.position=g.style.top="",e.style.overflow="hidden",e.style.position="relative",j.subtractsBorderForOverflowNotVisible=g.offsetTop===-5,j.doesNotIncludeMarginInBodyOffset=u.offsetTop!==m,a.getComputedStyle&&(p.style.marginTop="1%",b.pixelMargin=(a.getComputedStyle(p,null)||{marginTop:0}).marginTop!=="1%"),typeof d.style.zoom!="undefined"&&(d.style.zoom=1),u.removeChild(d),l=p=d=null,f.extend(b,j))});return b}();var j=/^(?:\{.*\}|\[.*\])$/,k=/([A-Z])/g;f.extend({cache:{},uuid:0,expando:"jQuery"+(f.fn.jquery+Math.random()).replace(/\D/g,""),noData:{embed:!0,object:"clsid:D27CDB6E-AE6D-11cf-96B8-444553540000",applet:!0},hasData:function(a){a=a.nodeType?f.cache[a[f.expando]]:a[f.expando];return!!a&&!m(a)},data:function(a,c,d,e){if(!!f.acceptData(a)){var g,h,i,j=f.expando,k=typeof c=="string",l=a.nodeType,m=l?f.cache:a,n=l?a[j]:a[j]&&j,o=c==="events";if((!n||!m[n]||!o&&!e&&!m[n].data)&&k&&d===b)return;n||(l?a[j]=n=++f.uuid:n=j),m[n]||(m[n]={},l||(m[n].toJSON=f.noop));if(typeof c=="object"||typeof c=="function")e?m[n]=f.extend(m[n],c):m[n].data=f.extend(m[n].data,c);g=h=m[n],e||(h.data||(h.data={}),h=h.data),d!==b&&(h[f.camelCase(c)]=d);if(o&&!h[c])return g.events;k?(i=h[c],i==null&&(i=h[f.camelCase(c)])):i=h;return i}},removeData:function(a,b,c){if(!!f.acceptData(a)){var d,e,g,h=f.expando,i=a.nodeType,j=i?f.cache:a,k=i?a[h]:h;if(!j[k])return;if(b){d=c?j[k]:j[k].data;if(d){f.isArray(b)||(b in d?b=[b]:(b=f.camelCase(b),b in d?b=[b]:b=b.split(" ")));for(e=0,g=b.length;e<g;e++)delete d[b[e]];if(!(c?m:f.isEmptyObject)(d))return}}if(!c){delete j[k].data;if(!m(j[k]))return}f.support.deleteExpando||!j.setInterval?delete j[k]:j[k]=null,i&&(f.support.deleteExpando?delete a[h]:a.removeAttribute?a.removeAttribute(h):a[h]=null)}},_data:function(a,b,c){return f.data(a,b,c,!0)},acceptData:function(a){if(a.nodeName){var b=f.noData[a.nodeName.toLowerCase()];if(b)return b!==!0&&a.getAttribute("classid")===b}return!0}}),f.fn.extend({data:function(a,c){var d,e,g,h,i,j=this[0],k=0,m=null;if(a===b){if(this.length){m=f.data(j);if(j.nodeType===1&&!f._data(j,"parsedAttrs")){g=j.attributes;for(i=g.length;k<i;k++)h=g[k].name,h.indexOf("data-")===0&&(h=f.camelCase(h.substring(5)),l(j,h,m[h]));f._data(j,"parsedAttrs",!0)}}return m}if(typeof a=="object")return this.each(function(){f.data(this,a)});d=a.split(".",2),d[1]=d[1]?"."+d[1]:"",e=d[1]+"!";return f.access(this,function(c){if(c===b){m=this.triggerHandler("getData"+e,[d[0]]),m===b&&j&&(m=f.data(j,a),m=l(j,a,m));return m===b&&d[1]?this.data(d[0]):m}d[1]=c,this.each(function(){var b=f(this);b.triggerHandler("setData"+e,d),f.data(this,a,c),b.triggerHandler("changeData"+e,d)})},null,c,arguments.length>1,null,!1)},removeData:function(a){return this.each(function(){f.removeData(this,a)})}}),f.extend({_mark:function(a,b){a&&(b=(b||"fx")+"mark",f._data(a,b,(f._data(a,b)||0)+1))},_unmark:function(a,b,c){a!==!0&&(c=b,b=a,a=!1);if(b){c=c||"fx";var d=c+"mark",e=a?0:(f._data(b,d)||1)-1;e?f._data(b,d,e):(f.removeData(b,d,!0),n(b,c,"mark"))}},queue:function(a,b,c){var d;if(a){b=(b||"fx")+"queue",d=f._data(a,b),c&&(!d||f.isArray(c)?d=f._data(a,b,f.makeArray(c)):d.push(c));return d||[]}},dequeue:function(a,b){b=b||"fx";var c=f.queue(a,b),d=c.shift(),e={};d==="inprogress"&&(d=c.shift()),d&&(b==="fx"&&c.unshift("inprogress"),f._data(a,b+".run",e),d.call(a,function(){f.dequeue(a,b)},e)),c.length||(f.removeData(a,b+"queue "+b+".run",!0),n(a,b,"queue"))}}),f.fn.extend({queue:function(a,c){var d=2;typeof a!="string"&&(c=a,a="fx",d--);if(arguments.length<d)return f.queue(this[0],a);return c===b?this:this.each(function(){var b=f.queue(this,a,c);a==="fx"&&b[0]!=="inprogress"&&f.dequeue(this,a)})},dequeue:function(a){return this.each(function(){f.dequeue(this,a)})},delay:function(a,b){a=f.fx?f.fx.speeds[a]||a:a,b=b||"fx";return this.queue(b,function(b,c){var d=setTimeout(b,a);c.stop=function(){clearTimeout(d)}})},clearQueue:function(a){return this.queue(a||"fx",[])},promise:function(a,c){function m(){--h||d.resolveWith(e,[e])}typeof a!="string"&&(c=a,a=b),a=a||"fx";var d=f.Deferred(),e=this,g=e.length,h=1,i=a+"defer",j=a+"queue",k=a+"mark",l;while(g--)if(l=f.data(e[g],i,b,!0)||(f.data(e[g],j,b,!0)||f.data(e[g],k,b,!0))&&f.data(e[g],i,f.Callbacks("once memory"),!0))h++,l.add(m);m();return d.promise(c)}});var o=/[\n\t\r]/g,p=/\s+/,q=/\r/g,r=/^(?:button|input)$/i,s=/^(?:button|input|object|select|textarea)$/i,t=/^a(?:rea)?$/i,u=/^(?:autofocus|autoplay|async|checked|controls|defer|disabled|hidden|loop|multiple|open|readonly|required|scoped|selected)$/i,v=f.support.getSetAttribute,w,x,y;f.fn.extend({attr:function(a,b){return f.access(this,f.attr,a,b,arguments.length>1)},removeAttr:function(a){return this.each(function(){f.removeAttr(this,a)})},prop:function(a,b){return f.access(this,f.prop,a,b,arguments.length>1)},removeProp:function(a){a=f.propFix[a]||a;return this.each(function(){try{this[a]=b,delete this[a]}catch(c){}})},addClass:function(a){var b,c,d,e,g,h,i;if(f.isFunction(a))return this.each(function(b){f(this).addClass(a.call(this,b,this.className))});if(a&&typeof a=="string"){b=a.split(p);for(c=0,d=this.length;c<d;c++){e=this[c];if(e.nodeType===1)if(!e.className&&b.length===1)e.className=a;else{g=" "+e.className+" ";for(h=0,i=b.length;h<i;h++)~g.indexOf(" "+b[h]+" ")||(g+=b[h]+" ");e.className=f.trim(g)}}}return this},removeClass:function(a){var c,d,e,g,h,i,j;if(f.isFunction(a))return this.each(function(b){f(this).removeClass(a.call(this,b,this.className))});if(a&&typeof a=="string"||a===b){c=(a||"").split(p);for(d=0,e=this.length;d<e;d++){g=this[d];if(g.nodeType===1&&g.className)if(a){h=(" "+g.className+" ").replace(o," ");for(i=0,j=c.length;i<j;i++)h=h.replace(" "+c[i]+" "," ");g.className=f.trim(h)}else g.className=""}}return this},toggleClass:function(a,b){var c=typeof a,d=typeof b=="boolean";if(f.isFunction(a))return this.each(function(c){f(this).toggleClass(a.call(this,c,this.className,b),b)});return this.each(function(){if(c==="string"){var e,g=0,h=f(this),i=b,j=a.split(p);while(e=j[g++])i=d?i:!h.hasClass(e),h[i?"addClass":"removeClass"](e)}else if(c==="undefined"||c==="boolean")this.className&&f._data(this,"__className__",this.className),this.className=this.className||a===!1?"":f._data(this,"__className__")||""})},hasClass:function(a){var b=" "+a+" ",c=0,d=this.length;for(;c<d;c++)if(this[c].nodeType===1&&(" "+this[c].className+" ").replace(o," ").indexOf(b)>-1)return!0;return!1},val:function(a){var c,d,e,g=this[0];{if(!!arguments.length){e=f.isFunction(a);return this.each(function(d){var g=f(this),h;if(this.nodeType===1){e?h=a.call(this,d,g.val()):h=a,h==null?h="":typeof h=="number"?h+="":f.isArray(h)&&(h=f.map(h,function(a){return a==null?"":a+""})),c=f.valHooks[this.type]||f.valHooks[this.nodeName.toLowerCase()];if(!c||!("set"in c)||c.set(this,h,"value")===b)this.value=h}})}if(g){c=f.valHooks[g.type]||f.valHooks[g.nodeName.toLowerCase()];if(c&&"get"in c&&(d=c.get(g,"value"))!==b)return d;d=g.value;return typeof d=="string"?d.replace(q,""):d==null?"":d}}}}),f.extend({valHooks:{option:{get:function(a){var b=a.attributes.value;return!b||b.specified?a.value:a.text}},select:{get:function(a){var b,c,d,e,g=a.selectedIndex,h=[],i=a.options,j=a.type==="select-one";if(g<0)return null;c=j?g:0,d=j?g+1:i.length;for(;c<d;c++){e=i[c];if(e.selected&&(f.support.optDisabled?!e.disabled:e.getAttribute("disabled")===null)&&(!e.parentNode.disabled||!f.nodeName(e.parentNode,"optgroup"))){b=f(e).val();if(j)return b;h.push(b)}}if(j&&!h.length&&i.length)return f(i[g]).val();return h},set:function(a,b){var c=f.makeArray(b);f(a).find("option").each(function(){this.selected=f.inArray(f(this).val(),c)>=0}),c.length||(a.selectedIndex=-1);return c}}},attrFn:{val:!0,css:!0,html:!0,text:!0,data:!0,width:!0,height:!0,offset:!0},attr:function(a,c,d,e){var g,h,i,j=a.nodeType;if(!!a&&j!==3&&j!==8&&j!==2){if(e&&c in f.attrFn)return f(a)[c](d);if(typeof a.getAttribute=="undefined")return f.prop(a,c,d);i=j!==1||!f.isXMLDoc(a),i&&(c=c.toLowerCase(),h=f.attrHooks[c]||(u.test(c)?x:w));if(d!==b){if(d===null){f.removeAttr(a,c);return}if(h&&"set"in h&&i&&(g=h.set(a,d,c))!==b)return g;a.setAttribute(c,""+d);return d}if(h&&"get"in h&&i&&(g=h.get(a,c))!==null)return g;g=a.getAttribute(c);return g===null?b:g}},removeAttr:function(a,b){var c,d,e,g,h,i=0;if(b&&a.nodeType===1){d=b.toLowerCase().split(p),g=d.length;for(;i<g;i++)e=d[i],e&&(c=f.propFix[e]||e,h=u.test(e),h||f.attr(a,e,""),a.removeAttribute(v?e:c),h&&c in a&&(a[c]=!1))}},attrHooks:{type:{set:function(a,b){if(r.test(a.nodeName)&&a.parentNode)f.error("type property can't be changed");else if(!f.support.radioValue&&b==="radio"&&f.nodeName(a,"input")){var c=a.value;a.setAttribute("type",b),c&&(a.value=c);return b}}},value:{get:function(a,b){if(w&&f.nodeName(a,"button"))return w.get(a,b);return b in a?a.value:null},set:function(a,b,c){if(w&&f.nodeName(a,"button"))return w.set(a,b,c);a.value=b}}},propFix:{tabindex:"tabIndex",readonly:"readOnly","for":"htmlFor","class":"className",maxlength:"maxLength",cellspacing:"cellSpacing",cellpadding:"cellPadding",rowspan:"rowSpan",colspan:"colSpan",usemap:"useMap",frameborder:"frameBorder",contenteditable:"contentEditable"},prop:function(a,c,d){var e,g,h,i=a.nodeType;if(!!a&&i!==3&&i!==8&&i!==2){h=i!==1||!f.isXMLDoc(a),h&&(c=f.propFix[c]||c,g=f.propHooks[c]);return d!==b?g&&"set"in g&&(e=g.set(a,d,c))!==b?e:a[c]=d:g&&"get"in g&&(e=g.get(a,c))!==null?e:a[c]}},propHooks:{tabIndex:{get:function(a){var c=a.getAttributeNode("tabindex");return c&&c.specified?parseInt(c.value,10):s.test(a.nodeName)||t.test(a.nodeName)&&a.href?0:b}}}}),f.attrHooks.tabindex=f.propHooks.tabIndex,x={get:function(a,c){var d,e=f.prop(a,c);return e===!0||typeof e!="boolean"&&(d=a.getAttributeNode(c))&&d.nodeValue!==!1?c.toLowerCase():b},set:function(a,b,c){var d;b===!1?f.removeAttr(a,c):(d=f.propFix[c]||c,d in a&&(a[d]=!0),a.setAttribute(c,c.toLowerCase()));return c}},v||(y={name:!0,id:!0,coords:!0},w=f.valHooks.button={get:function(a,c){var d;d=a.getAttributeNode(c);return d&&(y[c]?d.nodeValue!=="":d.specified)?d.nodeValue:b},set:function(a,b,d){var e=a.getAttributeNode(d);e||(e=c.createAttribute(d),a.setAttributeNode(e));return e.nodeValue=b+""}},f.attrHooks.tabindex.set=w.set,f.each(["width","height"],function(a,b){f.attrHooks[b]=f.extend(f.attrHooks[b],{set:function(a,c){if(c===""){a.setAttribute(b,"auto");return c}}})}),f.attrHooks.contenteditable={get:w.get,set:function(a,b,c){b===""&&(b="false"),w.set(a,b,c)}}),f.support.hrefNormalized||f.each(["href","src","width","height"],function(a,c){f.attrHooks[c]=f.extend(f.attrHooks[c],{get:function(a){var d=a.getAttribute(c,2);return d===null?b:d}})}),f.support.style||(f.attrHooks.style={get:function(a){return a.style.cssText.toLowerCase()||b},set:function(a,b){return a.style.cssText=""+b}}),f.support.optSelected||(f.propHooks.selected=f.extend(f.propHooks.selected,{get:function(a){var b=a.parentNode;b&&(b.selectedIndex,b.parentNode&&b.parentNode.selectedIndex);return null}})),f.support.enctype||(f.propFix.enctype="encoding"),f.support.checkOn||f.each(["radio","checkbox"],function(){f.valHooks[this]={get:function(a){return a.getAttribute("value")===null?"on":a.value}}}),f.each(["radio","checkbox"],function(){f.valHooks[this]=f.extend(f.valHooks[this],{set:function(a,b){if(f.isArray(b))return a.checked=f.inArray(f(a).val(),b)>=0}})});var z=/^(?:textarea|input|select)$/i,A=/^([^\.]*)?(?:\.(.+))?$/,B=/(?:^|\s)hover(\.\S+)?\b/,C=/^key/,D=/^(?:mouse|contextmenu)|click/,E=/^(?:focusinfocus|focusoutblur)$/,F=/^(\w*)(?:#([\w\-]+))?(?:\.([\w\-]+))?$/,G=function(

a){var b=F.exec(a);b&&(b[1]=(b[1]||"").toLowerCase(),b[3]=b[3]&&new RegExp("(?:^|\\s)"+b[3]+"(?:\\s|$)"));return b},H=function(a,b){var c=a.attributes||{};return(!b[1]||a.nodeName.toLowerCase()===b[1])&&(!b[2]||(c.id||{}).value===b[2])&&(!b[3]||b[3].test((c["class"]||{}).value))},I=function(a){return f.event.special.hover?a:a.replace(B,"mouseenter$1 mouseleave$1")};f.event={add:function(a,c,d,e,g){var h,i,j,k,l,m,n,o,p,q,r,s;if(!(a.nodeType===3||a.nodeType===8||!c||!d||!(h=f._data(a)))){d.handler&&(p=d,d=p.handler,g=p.selector),d.guid||(d.guid=f.guid++),j=h.events,j||(h.events=j={}),i=h.handle,i||(h.handle=i=function(a){return typeof f!="undefined"&&(!a||f.event.triggered!==a.type)?f.event.dispatch.apply(i.elem,arguments):b},i.elem=a),c=f.trim(I(c)).split(" ");for(k=0;k<c.length;k++){l=A.exec(c[k])||[],m=l[1],n=(l[2]||"").split(".").sort(),s=f.event.special[m]||{},m=(g?s.delegateType:s.bindType)||m,s=f.event.special[m]||{},o=f.extend({type:m,origType:l[1],data:e,handler:d,guid:d.guid,selector:g,quick:g&&G(g),namespace:n.join(".")},p),r=j[m];if(!r){r=j[m]=[],r.delegateCount=0;if(!s.setup||s.setup.call(a,e,n,i)===!1)a.addEventListener?a.addEventListener(m,i,!1):a.attachEvent&&a.attachEvent("on"+m,i)}s.add&&(s.add.call(a,o),o.handler.guid||(o.handler.guid=d.guid)),g?r.splice(r.delegateCount++,0,o):r.push(o),f.event.global[m]=!0}a=null}},global:{},remove:function(a,b,c,d,e){var g=f.hasData(a)&&f._data(a),h,i,j,k,l,m,n,o,p,q,r,s;if(!!g&&!!(o=g.events)){b=f.trim(I(b||"")).split(" ");for(h=0;h<b.length;h++){i=A.exec(b[h])||[],j=k=i[1],l=i[2];if(!j){for(j in o)f.event.remove(a,j+b[h],c,d,!0);continue}p=f.event.special[j]||{},j=(d?p.delegateType:p.bindType)||j,r=o[j]||[],m=r.length,l=l?new RegExp("(^|\\.)"+l.split(".").sort().join("\\.(?:.*\\.)?")+"(\\.|$)"):null;for(n=0;n<r.length;n++)s=r[n],(e||k===s.origType)&&(!c||c.guid===s.guid)&&(!l||l.test(s.namespace))&&(!d||d===s.selector||d==="**"&&s.selector)&&(r.splice(n--,1),s.selector&&r.delegateCount--,p.remove&&p.remove.call(a,s));r.length===0&&m!==r.length&&((!p.teardown||p.teardown.call(a,l)===!1)&&f.removeEvent(a,j,g.handle),delete o[j])}f.isEmptyObject(o)&&(q=g.handle,q&&(q.elem=null),f.removeData(a,["events","handle"],!0))}},customEvent:{getData:!0,setData:!0,changeData:!0},trigger:function(c,d,e,g){if(!e||e.nodeType!==3&&e.nodeType!==8){var h=c.type||c,i=[],j,k,l,m,n,o,p,q,r,s;if(E.test(h+f.event.triggered))return;h.indexOf("!")>=0&&(h=h.slice(0,-1),k=!0),h.indexOf(".")>=0&&(i=h.split("."),h=i.shift(),i.sort());if((!e||f.event.customEvent[h])&&!f.event.global[h])return;c=typeof c=="object"?c[f.expando]?c:new f.Event(h,c):new f.Event(h),c.type=h,c.isTrigger=!0,c.exclusive=k,c.namespace=i.join("."),c.namespace_re=c.namespace?new RegExp("(^|\\.)"+i.join("\\.(?:.*\\.)?")+"(\\.|$)"):null,o=h.indexOf(":")<0?"on"+h:"";if(!e){j=f.cache;for(l in j)j[l].events&&j[l].events[h]&&f.event.trigger(c,d,j[l].handle.elem,!0);return}c.result=b,c.target||(c.target=e),d=d!=null?f.makeArray(d):[],d.unshift(c),p=f.event.special[h]||{};if(p.trigger&&p.trigger.apply(e,d)===!1)return;r=[[e,p.bindType||h]];if(!g&&!p.noBubble&&!f.isWindow(e)){s=p.delegateType||h,m=E.test(s+h)?e:e.parentNode,n=null;for(;m;m=m.parentNode)r.push([m,s]),n=m;n&&n===e.ownerDocument&&r.push([n.defaultView||n.parentWindow||a,s])}for(l=0;l<r.length&&!c.isPropagationStopped();l++)m=r[l][0],c.type=r[l][1],q=(f._data(m,"events")||{})[c.type]&&f._data(m,"handle"),q&&q.apply(m,d),q=o&&m[o],q&&f.acceptData(m)&&q.apply(m,d)===!1&&c.preventDefault();c.type=h,!g&&!c.isDefaultPrevented()&&(!p._default||p._default.apply(e.ownerDocument,d)===!1)&&(h!=="click"||!f.nodeName(e,"a"))&&f.acceptData(e)&&o&&e[h]&&(h!=="focus"&&h!=="blur"||c.target.offsetWidth!==0)&&!f.isWindow(e)&&(n=e[o],n&&(e[o]=null),f.event.triggered=h,e[h](),f.event.triggered=b,n&&(e[o]=n));return c.result}},dispatch:function(c){c=f.event.fix(c||a.event);var d=(f._data(this,"events")||{})[c.type]||[],e=d.delegateCount,g=[].slice.call(arguments,0),h=!c.exclusive&&!c.namespace,i=f.event.special[c.type]||{},j=[],k,l,m,n,o,p,q,r,s,t,u;g[0]=c,c.delegateTarget=this;if(!i.preDispatch||i.preDispatch.call(this,c)!==!1){if(e&&(!c.button||c.type!=="click")){n=f(this),n.context=this.ownerDocument||this;for(m=c.target;m!=this;m=m.parentNode||this)if(m.disabled!==!0){p={},r=[],n[0]=m;for(k=0;k<e;k++)s=d[k],t=s.selector,p[t]===b&&(p[t]=s.quick?H(m,s.quick):n.is(t)),p[t]&&r.push(s);r.length&&j.push({elem:m,matches:r})}}d.length>e&&j.push({elem:this,matches:d.slice(e)});for(k=0;k<j.length&&!c.isPropagationStopped();k++){q=j[k],c.currentTarget=q.elem;for(l=0;l<q.matches.length&&!c.isImmediatePropagationStopped();l++){s=q.matches[l];if(h||!c.namespace&&!s.namespace||c.namespace_re&&c.namespace_re.test(s.namespace))c.data=s.data,c.handleObj=s,o=((f.event.special[s.origType]||{}).handle||s.handler).apply(q.elem,g),o!==b&&(c.result=o,o===!1&&(c.preventDefault(),c.stopPropagation()))}}i.postDispatch&&i.postDispatch.call(this,c);return c.result}},props:"attrChange attrName relatedNode srcElement altKey bubbles cancelable ctrlKey currentTarget eventPhase metaKey relatedTarget shiftKey target timeStamp view which".split(" "),fixHooks:{},keyHooks:{props:"char charCode key keyCode".split(" "),filter:function(a,b){a.which==null&&(a.which=b.charCode!=null?b.charCode:b.keyCode);return a}},mouseHooks:{props:"button buttons clientX clientY fromElement offsetX offsetY pageX pageY screenX screenY toElement".split(" "),filter:function(a,d){var e,f,g,h=d.button,i=d.fromElement;a.pageX==null&&d.clientX!=null&&(e=a.target.ownerDocument||c,f=e.documentElement,g=e.body,a.pageX=d.clientX+(f&&f.scrollLeft||g&&g.scrollLeft||0)-(f&&f.clientLeft||g&&g.clientLeft||0),a.pageY=d.clientY+(f&&f.scrollTop||g&&g.scrollTop||0)-(f&&f.clientTop||g&&g.clientTop||0)),!a.relatedTarget&&i&&(a.relatedTarget=i===a.target?d.toElement:i),!a.which&&h!==b&&(a.which=h&1?1:h&2?3:h&4?2:0);return a}},fix:function(a){if(a[f.expando])return a;var d,e,g=a,h=f.event.fixHooks[a.type]||{},i=h.props?this.props.concat(h.props):this.props;a=f.Event(g);for(d=i.length;d;)e=i[--d],a[e]=g[e];a.target||(a.target=g.srcElement||c),a.target.nodeType===3&&(a.target=a.target.parentNode),a.metaKey===b&&(a.metaKey=a.ctrlKey);return h.filter?h.filter(a,g):a},special:{ready:{setup:f.bindReady},load:{noBubble:!0},focus:{delegateType:"focusin"},blur:{delegateType:"focusout"},beforeunload:{setup:function(a,b,c){f.isWindow(this)&&(this.onbeforeunload=c)},teardown:function(a,b){this.onbeforeunload===b&&(this.onbeforeunload=null)}}},simulate:function(a,b,c,d){var e=f.extend(new f.Event,c,{type:a,isSimulated:!0,originalEvent:{}});d?f.event.trigger(e,null,b):f.event.dispatch.call(b,e),e.isDefaultPrevented()&&c.preventDefault()}},f.event.handle=f.event.dispatch,f.removeEvent=c.removeEventListener?function(a,b,c){a.removeEventListener&&a.removeEventListener(b,c,!1)}:function(a,b,c){a.detachEvent&&a.detachEvent("on"+b,c)},f.Event=function(a,b){if(!(this instanceof f.Event))return new f.Event(a,b);a&&a.type?(this.originalEvent=a,this.type=a.type,this.isDefaultPrevented=a.defaultPrevented||a.returnValue===!1||a.getPreventDefault&&a.getPreventDefault()?K:J):this.type=a,b&&f.extend(this,b),this.timeStamp=a&&a.timeStamp||f.now(),this[f.expando]=!0},f.Event.prototype={preventDefault:function(){this.isDefaultPrevented=K;var a=this.originalEvent;!a||(a.preventDefault?a.preventDefault():a.returnValue=!1)},stopPropagation:function(){this.isPropagationStopped=K;var a=this.originalEvent;!a||(a.stopPropagation&&a.stopPropagation(),a.cancelBubble=!0)},stopImmediatePropagation:function(){this.isImmediatePropagationStopped=K,this.stopPropagation()},isDefaultPrevented:J,isPropagationStopped:J,isImmediatePropagationStopped:J},f.each({mouseenter:"mouseover",mouseleave:"mouseout"},function(a,b){f.event.special[a]={delegateType:b,bindType:b,handle:function(a){var c=this,d=a.relatedTarget,e=a.handleObj,g=e.selector,h;if(!d||d!==c&&!f.contains(c,d))a.type=e.origType,h=e.handler.apply(this,arguments),a.type=b;return h}}}),f.support.submitBubbles||(f.event.special.submit={setup:function(){if(f.nodeName(this,"form"))return!1;f.event.add(this,"click._submit keypress._submit",function(a){var c=a.target,d=f.nodeName(c,"input")||f.nodeName(c,"button")?c.form:b;d&&!d._submit_attached&&(f.event.add(d,"submit._submit",function(a){a._submit_bubble=!0}),d._submit_attached=!0)})},postDispatch:function(a){a._submit_bubble&&(delete a._submit_bubble,this.parentNode&&!a.isTrigger&&f.event.simulate("submit",this.parentNode,a,!0))},teardown:function(){if(f.nodeName(this,"form"))return!1;f.event.remove(this,"._submit")}}),f.support.changeBubbles||(f.event.special.change={setup:function(){if(z.test(this.nodeName)){if(this.type==="checkbox"||this.type==="radio")f.event.add(this,"propertychange._change",function(a){a.originalEvent.propertyName==="checked"&&(this._just_changed=!0)}),f.event.add(this,"click._change",function(a){this._just_changed&&!a.isTrigger&&(this._just_changed=!1,f.event.simulate("change",this,a,!0))});return!1}f.event.add(this,"beforeactivate._change",function(a){var b=a.target;z.test(b.nodeName)&&!b._change_attached&&(f.event.add(b,"change._change",function(a){this.parentNode&&!a.isSimulated&&!a.isTrigger&&f.event.simulate("change",this.parentNode,a,!0)}),b._change_attached=!0)})},handle:function(a){var b=a.target;if(this!==b||a.isSimulated||a.isTrigger||b.type!=="radio"&&b.type!=="checkbox")return a.handleObj.handler.apply(this,arguments)},teardown:function(){f.event.remove(this,"._change");return z.test(this.nodeName)}}),f.support.focusinBubbles||f.each({focus:"focusin",blur:"focusout"},function(a,b){var d=0,e=function(a){f.event.simulate(b,a.target,f.event.fix(a),!0)};f.event.special[b]={setup:function(){d++===0&&c.addEventListener(a,e,!0)},teardown:function(){--d===0&&c.removeEventListener(a,e,!0)}}}),f.fn.extend({on:function(a,c,d,e,g){var h,i;if(typeof a=="object"){typeof c!="string"&&(d=d||c,c=b);for(i in a)this.on(i,c,d,a[i],g);return this}d==null&&e==null?(e=c,d=c=b):e==null&&(typeof c=="string"?(e=d,d=b):(e=d,d=c,c=b));if(e===!1)e=J;else if(!e)return this;g===1&&(h=e,e=function(a){f().off(a);return h.apply(this,arguments)},e.guid=h.guid||(h.guid=f.guid++));return this.each(function(){f.event.add(this,a,e,d,c)})},one:function(a,b,c,d){return this.on(a,b,c,d,1)},off:function(a,c,d){if(a&&a.preventDefault&&a.handleObj){var e=a.handleObj;f(a.delegateTarget).off(e.namespace?e.origType+"."+e.namespace:e.origType,e.selector,e.handler);return this}if(typeof a=="object"){for(var g in a)this.off(g,c,a[g]);return this}if(c===!1||typeof c=="function")d=c,c=b;d===!1&&(d=J);return this.each(function(){f.event.remove(this,a,d,c)})},bind:function(a,b,c){return this.on(a,null,b,c)},unbind:function(a,b){return this.off(a,null,b)},live:function(a,b,c){f(this.context).on(a,this.selector,b,c);return this},die:function(a,b){f(this.context).off(a,this.selector||"**",b);return this},delegate:function(a,b,c,d){return this.on(b,a,c,d)},undelegate:function(a,b,c){return arguments.length==1?this.off(a,"**"):this.off(b,a,c)},trigger:function(a,b){return this.each(function(){f.event.trigger(a,b,this)})},triggerHandler:function(a,b){if(this[0])return f.event.trigger(a,b,this[0],!0)},toggle:function(a){var b=arguments,c=a.guid||f.guid++,d=0,e=function(c){var e=(f._data(this,"lastToggle"+a.guid)||0)%d;f._data(this,"lastToggle"+a.guid,e+1),c.preventDefault();return b[e].apply(this,arguments)||!1};e.guid=c;while(d<b.length)b[d++].guid=c;return this.click(e)},hover:function(a,b){return this.mouseenter(a).mouseleave(b||a)}}),f.each("blur focus focusin focusout load resize scroll unload click dblclick mousedown mouseup mousemove mouseover mouseout mouseenter mouseleave change select submit keydown keypress keyup error contextmenu".split(" "),function(a,b){f.fn[b]=function(a,c){c==null&&(c=a,a=null);return arguments.length>0?this.on(b,null,a,c):this.trigger(b)},f.attrFn&&(f.attrFn[b]=!0),C.test(b)&&(f.event.fixHooks[b]=f.event.keyHooks),D.test(b)&&(f.event.fixHooks[b]=f.event.mouseHooks)}),function(){function x(a,b,c,e,f,g){for(var h=0,i=e.length;h<i;h++){var j=e[h];if(j){var k=!1;j=j[a];while(j){if(j[d]===c){k=e[j.sizset];break}if(j.nodeType===1){g||(j[d]=c,j.sizset=h);if(typeof b!="string"){if(j===b){k=!0;break}}else if(m.filter(b,[j]).length>0){k=j;break}}j=j[a]}e[h]=k}}}function w(a,b,c,e,f,g){for(var h=0,i=e.length;h<i;h++){var j=e[h];if(j){var k=!1;j=j[a];while(j){if(j[d]===c){k=e[j.sizset];break}j.nodeType===1&&!g&&(j[d]=c,j.sizset=h);if(j.nodeName.toLowerCase()===b){k=j;break}j=j[a]}e[h]=k}}}var a=/((?:\((?:\([^()]+\)|[^()]+)+\)|\[(?:\[[^\[\]]*\]|['"][^'"]*['"]|[^\[\]'"]+)+\]|\\.|[^ >+~,(\[\\]+)+|[>+~])(\s*,\s*)?((?:.|\r|\n)*)/g,d="sizcache"+(Math.random()+"").replace(".",""),e=0,g=Object.prototype.toString,h=!1,i=!0,j=/\\/g,k=/\r\n/g,l=/\W/;[0,0].sort(function(){i=!1;return 0});var m=function(b,d,e,f){e=e||[],d=d||c;var h=d;if(d.nodeType!==1&&d.nodeType!==9)return[];if(!b||typeof b!="string")return e;var i,j,k,l,n,q,r,t,u=!0,v=m.isXML(d),w=[],x=b;do{a.exec(""),i=a.exec(x);if(i){x=i[3],w.push(i[1]);if(i[2]){l=i[3];break}}}while(i);if(w.length>1&&p.exec(b))if(w.length===2&&o.relative[w[0]])j=y(w[0]+w[1],d,f);else{j=o.relative[w[0]]?[d]:m(w.shift(),d);while(w.length)b=w.shift(),o.relative[b]&&(b+=w.shift()),j=y(b,j,f)}else{!f&&w.length>1&&d.nodeType===9&&!v&&o.match.ID.test(w[0])&&!o.match.ID.test(w[w.length-1])&&(n=m.find(w.shift(),d,v),d=n.expr?m.filter(n.expr,n.set)[0]:n.set[0]);if(d){n=f?{expr:w.pop(),set:s(f)}:m.find(w.pop(),w.length===1&&(w[0]==="~"||w[0]==="+")&&d.parentNode?d.parentNode:d,v),j=n.expr?m.filter(n.expr,n.set):n.set,w.length>0?k=s(j):u=!1;while(w.length)q=w.pop(),r=q,o.relative[q]?r=w.pop():q="",r==null&&(r=d),o.relative[q](k,r,v)}else k=w=[]}k||(k=j),k||m.error(q||b);if(g.call(k)==="[object Array]")if(!u)e.push.apply(e,k);else if(d&&d.nodeType===1)for(t=0;k[t]!=null;t++)k[t]&&(k[t]===!0||k[t].nodeType===1&&m.contains(d,k[t]))&&e.push(j[t]);else for(t=0;k[t]!=null;t++)k[t]&&k[t].nodeType===1&&e.push(j[t]);else s(k,e);l&&(m(l,h,e,f),m.uniqueSort(e));return e};m.uniqueSort=function(a){if(u){h=i,a.sort(u);if(h)for(var b=1;b<a.length;b++)a[b]===a[b-1]&&a.splice(b--,1)}return a},m.matches=function(a,b){return m(a,null,null,b)},m.matchesSelector=function(a,b){return m(b,null,null,[a]).length>0},m.find=function(a,b,c){var d,e,f,g,h,i;if(!a)return[];for(e=0,f=o.order.length;e<f;e++){h=o.order[e];if(g=o.leftMatch[h].exec(a)){i=g[1],g.splice(1,1);if(i.substr(i.length-1)!=="\\"){g[1]=(g[1]||"").replace(j,""),d=o.find[h](g,b,c);if(d!=null){a=a.replace(o.match[h],"");break}}}}d||(d=typeof b.getElementsByTagName!="undefined"?b.getElementsByTagName("*"):[]);return{set:d,expr:a}},m.filter=function(a,c,d,e){var f,g,h,i,j,k,l,n,p,q=a,r=[],s=c,t=c&&c[0]&&m.isXML(c[0]);while(a&&c.length){for(h in o.filter)if((f=o.leftMatch[h].exec(a))!=null&&f[2]){k=o.filter[h],l=f[1],g=!1,f.splice(1,1);if(l.substr(l.length-1)==="\\")continue;s===r&&(r=[]);if(o.preFilter[h]){f=o.preFilter[h](f,s,d,r,e,t);if(!f)g=i=!0;else if(f===!0)continue}if(f)for(n=0;(j=s[n])!=null;n++)j&&(i=k(j,f,n,s),p=e^i,d&&i!=null?p?g=!0:s[n]=!1:p&&(r.push(j),g=!0));if(i!==b){d||(s=r),a=a.replace(o.match[h],"");if(!g)return[];break}}if(a===q)if(g==null)m.error(a);else break;q=a}return s},m.error=function(a){throw new Error("Syntax error, unrecognized expression: "+a)};var n=m.getText=function(a){var b,c,d=a.nodeType,e="";if(d){if(d===1||d===9||d===11){if(typeof a.textContent=="string")return a.textContent;if(typeof a.innerText=="string")return a.innerText.replace(k,"");for(a=a.firstChild;a;a=a.nextSibling)e+=n(a)}else if(d===3||d===4)return a.nodeValue}else for(b=0;c=a[b];b++)c.nodeType!==8&&(e+=n(c));return e},o=m.selectors={order:["ID","NAME","TAG"],match:{ID:/#((?:[\w\u00c0-\uFFFF\-]|\\.)+)/,CLASS:/\.((?:[\w\u00c0-\uFFFF\-]|\\.)+)/,NAME:/\[name=['"]*((?:[\w\u00c0-\uFFFF\-]|\\.)+)['"]*\]/,ATTR:/\[\s*((?:[\w\u00c0-\uFFFF\-]|\\.)+)\s*(?:(\S?=)\s*(?:(['"])(.*?)\3|(#?(?:[\w\u00c0-\uFFFF\-]|\\.)*)|)|)\s*\]/,TAG:/^((?:[\w\u00c0-\uFFFF\*\-]|\\.)+)/,CHILD:/:(only|nth|last|first)-child(?:\(\s*(even|odd|(?:[+\-]?\d+|(?:[+\-]?\d*)?n\s*(?:[+\-]\s*\d+)?))\s*\))?/,POS:/:(nth|eq|gt|lt|first|last|even|odd)(?:\((\d*)\))?(?=[^\-]|$)/,PSEUDO:/:((?:[\w\u00c0-\uFFFF\-]|\\.)+)(?:\((['"]?)((?:\([^\)]+\)|[^\(\)]*)+)\2\))?/},leftMatch:{},attrMap:{"class":"className","for":"htmlFor"},attrHandle:{href:function(a){return a.getAttribute("href")},type:function(a){return a.getAttribute("type")}},relative:{"+":function(a,b){var c=typeof b=="string",d=c&&!l.test(b),e=c&&!d;d&&(b=b.toLowerCase());for(var f=0,g=a.length,h;f<g;f++)if(h=a[f]){while((h=h.previousSibling)&&h.nodeType!==1);a[f]=e||h&&h.nodeName.toLowerCase()===b?h||!1:h===b}e&&m.filter(b,a,!0)},">":function(a,b){var c,d=typeof b=="string",e=0,f=a.length;if(d&&!l.test(b)){b=b.toLowerCase();for(;e<f;e++){c=a[e];if(c){var g=c.parentNode;a[e]=g.nodeName.toLowerCase()===b?g:!1}}}else{for(;e<f;e++)c=a[e],c&&(a[e]=d?c.parentNode:c.parentNode===b);d&&m.filter(b,a,!0)}},"":function(a,b,c){var d,f=e++,g=x;typeof b=="string"&&!l.test(b)&&(b=b.toLowerCase(),d=b,g=w),g("parentNode",b,f,a,d,c)},"~":function(a,b,c){var d,f=e++,g=x;typeof b=="string"&&!l.test(b)&&(b=b.toLowerCase(),d=b,g=w),g("previousSibling",b,f,a,d,c)}},find:{ID:function(a,b,c){if(typeof b.getElementById!="undefined"&&!c){var d=b.getElementById(a[1]);return d&&d.parentNode?[d]:[]}},NAME:function(a,b){if(typeof b.getElementsByName!="undefined"){var c=[],d=b.getElementsByName(a[1]);for(var e=0,f=d.length;e<f;e++)d[e].getAttribute("name")===a[1]&&c.push(d[e]);return c.length===0?null:c}},TAG:function(a,b){if(typeof b.getElementsByTagName!="undefined")return b.getElementsByTagName(a[1])}},preFilter:{CLASS:function(a,b,c,d,e,f){a=" "+a[1].replace(j,"")+" ";if(f)return a;for(var g=0,h;(h=b[g])!=null;g++)h&&(e^(h.className&&(" "+h.className+" ").replace(/[\t\n\r]/g," ").indexOf(a)>=0)?c||d.push(h):c&&(b[g]=!1));return!1},ID:function(a){return a[1].replace(j,"")},TAG:function(a,b){return a[1].replace(j,"").toLowerCase()},CHILD:function(a){if(a[1]==="nth"){a[2]||m.error(a[0]),a[2]=a[2].replace(/^\+|\s*/g,"");var b=/(-?)(\d*)(?:n([+\-]?\d*))?/.exec(a[2]==="even"&&"2n"||a[2]==="odd"&&"2n+1"||!/\D/.test(a[2])&&"0n+"+a[2]||a[2]);a[2]=b[1]+(b[2]||1)-0,a[3]=b[3]-0}else a[2]&&m.error(a[0]);a[0]=e++;return a},ATTR:function(a,b,c,d,e,f){var g=a[1]=a[1].replace(j,"");!f&&o.attrMap[g]&&(a[1]=o.attrMap[g]),a[4]=(a[4]||a[5]||"").replace(j,""),a[2]==="~="&&(a[4]=" "+a[4]+" ");return a},PSEUDO:function(b,c,d,e,f){if(b[1]==="not")if((a.exec(b[3])||"").length>1||/^\w/.test(b[3]))b[3]=m(b[3],null,null,c);else{var g=m.filter(b[3],c,d,!0^f);d||e.push.apply(e,g);return!1}else if(o.match.POS.test(b[0])||o.match.CHILD.test(b[0]))return!0;return b},POS:function(a){a.unshift(!0);return a}},filters:{enabled:function(a){return a.disabled===!1&&a.type!=="hidden"},disabled:function(a){return a.disabled===!0},checked:function(a){return a.checked===!0},selected:function(a){a.parentNode&&a.parentNode.selectedIndex;return a.selected===!0},parent:function(a){return!!a.firstChild},empty:function(a){return!a.firstChild},has:function(a,b,c){return!!m(c[3],a).length},header:function(a){return/h\d/i.test(a.nodeName)},text:function(a){var b=a.getAttribute("type"),c=a.type;return a.nodeName.toLowerCase()==="input"&&"text"===c&&(b===c||b===null)},radio:function(a){return a.nodeName.toLowerCase()==="input"&&"radio"===a.type},checkbox:function(a){return a.nodeName.toLowerCase()==="input"&&"checkbox"===a.type},file:function(a){return a.nodeName.toLowerCase()==="input"&&"file"===a.type},password:function(a){return a.nodeName.toLowerCase()==="input"&&"password"===a.type},submit:function(a){var b=a.nodeName.toLowerCase();return(b==="input"||b==="button")&&"submit"===a.type},image:function(a){return a.nodeName.toLowerCase()==="input"&&"image"===a.type},reset:function(a){var b=a.nodeName.toLowerCase();return(b==="input"||b==="button")&&"reset"===a.type},button:function(a){var b=a.nodeName.toLowerCase();return b==="input"&&"button"===a.type||b==="button"},input:function(a){return/input|select|textarea|button/i.test(a.nodeName)},focus:function(a){return a===a.ownerDocument.activeElement}},setFilters:{first:function(a,b){return b===0},last:function(a,b,c,d){return b===d.length-1},even:function(a,b){return b%2===0},odd:function(a,b){return b%2===1},lt:function(a,b,c){return b<c[3]-0},gt:function(a,b,c){return b>c[3]-0},nth:function(a,b,c){return c[3]-0===b},eq:function(a,b,c){return c[3]-0===b}},filter:{PSEUDO:function(a,b,c,d){var e=b[1],f=o.filters[e];if(f)return f(a,c,b,d);if(e==="contains")return(a.textContent||a.innerText||n([a])||"").indexOf(b[3])>=0;if(e==="not"){var g=b[3];for(var h=0,i=g.length;h<i;h++)if(g[h]===a)return!1;return!0}m.error(e)},CHILD:function(a,b){var c,e,f,g,h,i,j,k=b[1],l=a;switch(k){case"only":case"first":while(l=l.previousSibling)if(l.nodeType===1)return!1;if(k==="first")return!0;l=a;case"last":while(l=l.nextSibling)if(l.nodeType===1)return!1;return!0;case"nth":c=b[2],e=b[3];if(c===1&&e===0)return!0;f=b[0],g=a.parentNode;if(g&&(g[d]!==f||!a.nodeIndex)){i=0;for(l=g.firstChild;l;l=l.nextSibling)l.nodeType===1&&(l.nodeIndex=++i);g[d]=f}j=a.nodeIndex-e;return c===0?j===0:j%c===0&&j/c>=0}},ID:function(a,b){return a.nodeType===1&&a.getAttribute("id")===b},TAG:function(a,b){return b==="*"&&a.nodeType===1||!!a.nodeName&&a.nodeName.toLowerCase()===b},CLASS:function(a,b){return(" "+(a.className||a.getAttribute("class"))+" ").indexOf(b)>-1},ATTR:function(a,b){var c=b[1],d=m.attr?m.attr(a,c):o.attrHandle[c]?o.attrHandle[c](a):a[c]!=null?a[c]:a.getAttribute(c),e=d+"",f=b[2],g=b[4];return d==null?f==="!=":!f&&m.attr?d!=null:f==="="?e===g:f==="*="?e.indexOf(g)>=0:f==="~="?(" "+e+" ").indexOf(g)>=0:g?f==="!="?e!==g:f==="^="?e.indexOf(g)===0:f==="$="?e.substr(e.length-g.length)===g:f==="|="?e===g||e.substr(0,g.length+1)===g+"-":!1:e&&d!==!1},POS:function(a,b,c,d){var e=b[2],f=o.setFilters[e];if(f)return f(a,c,b,d)}}},p=o.match.POS,q=function(a,b){return"\\"+(b-0+1)};for(var r in o.match)o.match[r]=new RegExp(o.match[r].source+/(?![^\[]*\])(?![^\(]*\))/.source),o.leftMatch[r]=new RegExp(/(^(?:.|\r|\n)*?)/.source+o.match[r].source.replace(/\\(\d+)/g,q));o.match.globalPOS=p;var s=function(a,b){a=Array.prototype.slice.call(a,0);if(b){b.push.apply(b,a);return b}return a};try{Array.prototype.slice.call(c.documentElement.childNodes,0)[0].nodeType}catch(t){s=function(a,b){var c=0,d=b||[];if(g.call(a)==="[object Array]")Array.prototype.push.apply(d,a);else if(typeof a.length=="number")for(var e=a.length;c<e;c++)d.push(a[c]);else for(;a[c];c++)d.push(a[c]);return d}}var u,v;c.documentElement.compareDocumentPosition?u=function(a,b){if(a===b){h=!0;return 0}if(!a.compareDocumentPosition||!b.compareDocumentPosition)return a.compareDocumentPosition?-1:1;return a.compareDocumentPosition(b)&4?-1:1}:(u=function(a,b){if(a===b){h=!0;return 0}if(a.sourceIndex&&b.sourceIndex)return a.sourceIndex-b.sourceIndex;var c,d,e=[],f=[],g=a.parentNode,i=b.parentNode,j=g;if(g===i)return v(a,b);if(!g)return-1;if(!i)return 1;while(j)e.unshift(j),j=j.parentNode;j=i;while(j)f.unshift(j),j=j.parentNode;c=e.length,d=f.length;for(var k=0;k<c&&k<d;k++)if(e[k]!==f[k])return v(e[k],f[k]);return k===c?v(a,f[k],-1):v(e[k],b,1)},v=function(a,b,c){if(a===b)return c;var d=a.nextSibling;while(d){if(d===b)return-1;d=d.nextSibling}return 1}),function(){var a=c.createElement("div"),d="script"+(new Date).getTime(),e=c.documentElement;a.innerHTML="<a name='"+d+"'/>",e.insertBefore(a,e.firstChild),c.getElementById(d)&&(o.find.ID=function(a,c,d){if(typeof c.getElementById!="undefined"&&!d){var e=c.getElementById(a[1]);return e?e.id===a[1]||typeof e.getAttributeNode!="undefined"&&e.getAttributeNode("id").nodeValue===a[1]?[e]:b:[]}},o.filter.ID=function(a,b){var c=typeof a.getAttributeNode!="undefined"&&a.getAttributeNode("id");return a.nodeType===1&&c&&c.nodeValue===b}),e.removeChild(a),e=a=null}(),function(){var a=c.createElement("div");a.appendChild(c.createComment("")),a.getElementsByTagName("*").length>0&&(o.find.TAG=function(a,b){var c=b.getElementsByTagName(a[1]);if(a[1]==="*"){var d=[];for(var e=0;c[e];e++)c[e].nodeType===1&&d.push(c[e]);c=d}return c}),a.innerHTML="<a href='#'></a>",a.firstChild&&typeof a.firstChild.getAttribute!="undefined"&&a.firstChild.getAttribute("href")!=="#"&&(o.attrHandle.href=function(a){return a.getAttribute("href",2)}),a=null}(),c.querySelectorAll&&function(){var a=m,b=c.createElement("div"),d="__sizzle__";b.innerHTML="<p class='TEST'></p>";if(!b.querySelectorAll||b.querySelectorAll(".TEST").length!==0){m=function(b,e,f,g){e=e||c;if(!g&&!m.isXML(e)){var h=/^(\w+$)|^\.([\w\-]+$)|^#([\w\-]+$)/.exec(b);if(h&&(e.nodeType===1||e.nodeType===9)){if(h[1])return s(e.getElementsByTagName(b),f);if(h[2]&&o.find.CLASS&&e.getElementsByClassName)return s(e.getElementsByClassName(h[2]),f)}if(e.nodeType===9){if(b==="body"&&e.body)return s([e.body],f);if(h&&h[3]){var i=e.getElementById(h[3]);if(!i||!i.parentNode)return s([],f);if(i.id===h[3])return s([i],f)}try{return s(e.querySelectorAll(b),f)}catch(j){}}else if(e.nodeType===1&&e.nodeName.toLowerCase()!=="object"){var k=e,l=e.getAttribute("id"),n=l||d,p=e.parentNode,q=/^\s*[+~]/.test(b);l?n=n.replace(/'/g,"\\$&"):e.setAttribute("id",n),q&&p&&(e=e.parentNode);try{if(!q||p)return s(e.querySelectorAll("[id='"+n+"'] "+b),f)}catch(r){}finally{l||k.removeAttribute("id")}}}return a(b,e,f,g)};for(var e in a)m[e]=a[e];b=null}}(),function(){var a=c.documentElement,b=a.matchesSelector||a.mozMatchesSelector||a.webkitMatchesSelector||a.msMatchesSelector;if(b){var d=!b.call(c.createElement("div"),"div"),e=!1;try{b.call(c.documentElement,"[test!='']:sizzle")}catch(f){e=!0}m.matchesSelector=function(a,c){c=c.replace(/\=\s*([^'"\]]*)\s*\]/g,"='$1']");if(!m.isXML(a))try{if(e||!o.match.PSEUDO.test(c)&&!/!=/.test(c)){var f=b.call(a,c);if(f||!d||a.document&&a.document.nodeType!==11)return f}}catch(g){}return m(c,null,null,[a]).length>0}}}(),function(){var a=c.createElement("div");a.innerHTML="<div class='test e'></div><div class='test'></div>";if(!!a.getElementsByClassName&&a.getElementsByClassName("e").length!==0){a.lastChild.className="e";if(a.getElementsByClassName("e").length===1)return;o.order.splice(1,0,"CLASS"),o.find.CLASS=function(a,b,c){if(typeof b.getElementsByClassName!="undefined"&&!c)return b.getElementsByClassName(a[1])},a=null}}(),c.documentElement.contains?m.contains=function(a,b){return a!==b&&(a.contains?a.contains(b):!0)}:c.documentElement.compareDocumentPosition?m.contains=function(a,b){return!!(a.compareDocumentPosition(b)&16)}:m.contains=function(){return!1},m.isXML=function(a){var b=(a?a.ownerDocument||a:0).documentElement;return b?b.nodeName!=="HTML":!1};var y=function(a,b,c){var d,e=[],f="",g=b.nodeType?[b]:b;while(d=o.match.PSEUDO.exec(a))f+=d[0],a=a.replace(o.match.PSEUDO,"");a=o.relative[a]?a+"*":a;for(var h=0,i=g.length;h<i;h++)m(a,g[h],e,c);return m.filter(f,e)};m.attr=f.attr,m.selectors.attrMap={},f.find=m,f.expr=m.selectors,f.expr[":"]=f.expr.filters,f.unique=m.uniqueSort,f.text=m.getText,f.isXMLDoc=m.isXML,f.contains=m.contains}();var L=/Until$/,M=/^(?:parents|prevUntil|prevAll)/,N=/,/,O=/^.[^:#\[\.,]*$/,P=Array.prototype.slice,Q=f.expr.match.globalPOS,R={children:!0,contents:!0,next:!0,prev:!0};f.fn.extend({find:function(a){var b=this,c,d;if(typeof a!="string")return f(a).filter(function(){for(c=0,d=b.length;c<d;c++)if(f.contains(b[c],this))return!0});var e=this.pushStack("","find",a),g,h,i;for(c=0,d=this.length;c<d;c++){g=e.length,f.find(a,this[c],e);if(c>0)for(h=g;h<e.length;h++)for(i=0;i<g;i++)if(e[i]===e[h]){e.splice(h--,1);break}}return e},has:function(a){var b=f(a);return this.filter(function(){for(var a=0,c=b.length;a<c;a++)if(f.contains(this,b[a]))return!0})},not:function(a){return this.pushStack(T(this,a,!1),"not",a)},filter:function(a){return this.pushStack(T(this,a,!0),"filter",a)},is:function(a){return!!a&&(typeof a=="string"?Q.test(a)?f(a,this.context).index(this[0])>=0:f.filter(a,this).length>0:this.filter(a).length>0)},closest:function(a,b){var c=[],d,e,g=this[0];if(f.isArray(a)){var h=1;while(g&&g.ownerDocument&&g!==b){for(d=0;d<a.length;d++)f(g).is(a[d])&&c.push({selector:a[d],elem:g,level:h});g=g.parentNode,h++}return c}var i=Q.test(a)||typeof a!="string"?f(a,b||this.context):0;for(d=0,e=this.length;d<e;d++){g=this[d];while(g){if(i?i.index(g)>-1:f.find.matchesSelector(g,a)){c.push(g);break}g=g.parentNode;if(!g||!g.ownerDocument||g===b||g.nodeType===11)break}}c=c.length>1?f.unique(c):c;return this.pushStack(c,"closest",a)},index:function(a){if(!a)return this[0]&&this[0].parentNode?this.prevAll().length:-1;if(typeof a=="string")return f.inArray(this[0],f(a));return f.inArray(a.jquery?a[0]:a,this)},add:function(a,b){var c=typeof a=="string"?f(a,b):f.makeArray(a&&a.nodeType?[a]:a),d=f.merge(this.get(),c);return this.pushStack(S(c[0])||S(d[0])?d:f.unique(d))},andSelf:function(){return this.add(this.prevObject)}}),f.each({parent:function(a){var b=a.parentNode;return b&&b.nodeType!==11?b:null},parents:function(a){return f.dir(a,"parentNode")},parentsUntil:function(a,b,c){return f.dir(a,"parentNode",c)},next:function(a){return f.nth(a,2,"nextSibling")},prev:function(a){return f.nth(a,2,"previousSibling")},nextAll:function(a){return f.dir(a,"nextSibling")},prevAll:function(a){return f.dir(a,"previousSibling")},nextUntil:function(a,b,c){return f.dir(a,"nextSibling",c)},prevUntil:function(a,b,c){return f.dir(a,"previousSibling",c)},siblings:function(a){return f.sibling((a.parentNode||{}).firstChild,a)},children:function(a){return f.sibling(a.firstChild)},contents:function(a){return f.nodeName(a,"iframe")?a.contentDocument||a.contentWindow.document:f.makeArray(a.childNodes)}},function(a,b){f.fn[a]=function(c,d){var e=f.map(this,b,c);L.test(a)||(d=c),d&&typeof d=="string"&&(e=f.filter(d,e)),e=this.length>1&&!R[a]?f.unique(e):e,(this.length>1||N.test(d))&&M.test(a)&&(e=e.reverse());return this.pushStack(e,a,P.call(arguments).join(","))}}),f.extend({filter:function(a,b,c){c&&(a=":not("+a+")");return b.length===1?f.find.matchesSelector(b[0],a)?[b[0]]:[]:f.find.matches(a,b)},dir:function(a,c,d){var e=[],g=a[c];while(g&&g.nodeType!==9&&(d===b||g.nodeType!==1||!f(g).is(d)))g.nodeType===1&&e.push(g),g=g[c];return e},nth:function(a,b,c,d){b=b||1;var e=0;for(;a;a=a[c])if(a.nodeType===1&&++e===b)break;return a},sibling:function(a,b){var c=[];for(;a;a=a.nextSibling)a.nodeType===1&&a!==b&&c.push(a);return c}});var V="abbr|article|aside|audio|bdi|canvas|data|datalist|details|figcaption|figure|footer|header|hgroup|mark|meter|nav|output|progress|section|summary|time|video",W=/ jQuery\d+="(?:\d+|null)"/g,X=/^\s+/,Y=/<(?!area|br|col|embed|hr|img|input|link|meta|param)(([\w:]+)[^>]*)\/>/ig,Z=/<([\w:]+)/,$=/<tbody/i,_=/<|&#?\w+;/,ba=/<(?:script|style)/i,bb=/<(?:script|object|embed|option|style)/i,bc=new RegExp("<(?:"+V+")[\\s/>]","i"),bd=/checked\s*(?:[^=]|=\s*.checked.)/i,be=/\/(java|ecma)script/i,bf=/^\s*<!(?:\[CDATA\[|\-\-)/,bg={option:[1,"<select multiple='multiple'>","</select>"],legend:[1,"<fieldset>","</fieldset>"],thead:[1,"<table>","</table>"],tr:[2,"<table><tbody>","</tbody></table>"],td:[3,"<table><tbody><tr>","</tr></tbody></table>"],col:[2,"<table><tbody></tbody><colgroup>","</colgroup></table>"],area:[1,"<map>","</map>"],_default:[0,"",""]},bh=U(c);bg.optgroup=bg.option,bg.tbody=bg.tfoot=bg.colgroup=bg.caption=bg.thead,bg.th=bg.td,f.support.htmlSerialize||(bg._default=[1,"div<div>","</div>"]),f.fn.extend({text:function(a){return f.access(this,function(a){return a===b?f.text(this):this.empty().append((this[0]&&this[0].ownerDocument||c).createTextNode(a))},null,a,arguments.length)},wrapAll:function(a){if(f.isFunction(a))return this.each(function(b){f(this).wrapAll(a.call(this,b))});if(this[0]){var b=f(a,this[0].ownerDocument).eq(0).clone(!0);this[0].parentNode&&b.insertBefore(this[0]),b.map(function(){var a=this;while(a.firstChild&&a.firstChild.nodeType===1)a=a.firstChild;return a}).append(this)}return this},wrapInner:function(a){if(f.isFunction(a))return this.each(function(b){f(this).wrapInner(a.call(this,b))});return this.each(function(){var b=f(this),c=b.contents();c.length?c.wrapAll(a):b.append(a)})},wrap:function(a){var b=f.isFunction(a);return this.each(function(c){f(this).wrapAll(b?a.call(this,c):a)})},unwrap:function(){return this.parent().each(function(){f.nodeName(this,"body")||f(this).replaceWith(this.childNodes)}).end()},append:function(){return this.domManip(arguments,!0,function(a){this.nodeType===1&&this.appendChild(a)})},prepend:function(){return this.domManip(arguments,!0,function(a){this.nodeType===1&&this.insertBefore(a,this.firstChild)})},before:function(){if(this[0]&&this[0].parentNode)return this.domManip(arguments,!1,function(a){this.parentNode.insertBefore(a,this)});if(arguments.length){var a=f

.clean(arguments);a.push.apply(a,this.toArray());return this.pushStack(a,"before",arguments)}},after:function(){if(this[0]&&this[0].parentNode)return this.domManip(arguments,!1,function(a){this.parentNode.insertBefore(a,this.nextSibling)});if(arguments.length){var a=this.pushStack(this,"after",arguments);a.push.apply(a,f.clean(arguments));return a}},remove:function(a,b){for(var c=0,d;(d=this[c])!=null;c++)if(!a||f.filter(a,[d]).length)!b&&d.nodeType===1&&(f.cleanData(d.getElementsByTagName("*")),f.cleanData([d])),d.parentNode&&d.parentNode.removeChild(d);return this},empty:function(){for(var a=0,b;(b=this[a])!=null;a++){b.nodeType===1&&f.cleanData(b.getElementsByTagName("*"));while(b.firstChild)b.removeChild(b.firstChild)}return this},clone:function(a,b){a=a==null?!1:a,b=b==null?a:b;return this.map(function(){return f.clone(this,a,b)})},html:function(a){return f.access(this,function(a){var c=this[0]||{},d=0,e=this.length;if(a===b)return c.nodeType===1?c.innerHTML.replace(W,""):null;if(typeof a=="string"&&!ba.test(a)&&(f.support.leadingWhitespace||!X.test(a))&&!bg[(Z.exec(a)||["",""])[1].toLowerCase()]){a=a.replace(Y,"<$1></$2>");try{for(;d<e;d++)c=this[d]||{},c.nodeType===1&&(f.cleanData(c.getElementsByTagName("*")),c.innerHTML=a);c=0}catch(g){}}c&&this.empty().append(a)},null,a,arguments.length)},replaceWith:function(a){if(this[0]&&this[0].parentNode){if(f.isFunction(a))return this.each(function(b){var c=f(this),d=c.html();c.replaceWith(a.call(this,b,d))});typeof a!="string"&&(a=f(a).detach());return this.each(function(){var b=this.nextSibling,c=this.parentNode;f(this).remove(),b?f(b).before(a):f(c).append(a)})}return this.length?this.pushStack(f(f.isFunction(a)?a():a),"replaceWith",a):this},detach:function(a){return this.remove(a,!0)},domManip:function(a,c,d){var e,g,h,i,j=a[0],k=[];if(!f.support.checkClone&&arguments.length===3&&typeof j=="string"&&bd.test(j))return this.each(function(){f(this).domManip(a,c,d,!0)});if(f.isFunction(j))return this.each(function(e){var g=f(this);a[0]=j.call(this,e,c?g.html():b),g.domManip(a,c,d)});if(this[0]){i=j&&j.parentNode,f.support.parentNode&&i&&i.nodeType===11&&i.childNodes.length===this.length?e={fragment:i}:e=f.buildFragment(a,this,k),h=e.fragment,h.childNodes.length===1?g=h=h.firstChild:g=h.firstChild;if(g){c=c&&f.nodeName(g,"tr");for(var l=0,m=this.length,n=m-1;l<m;l++)d.call(c?bi(this[l],g):this[l],e.cacheable||m>1&&l<n?f.clone(h,!0,!0):h)}k.length&&f.each(k,function(a,b){b.src?f.ajax({type:"GET",global:!1,url:b.src,async:!1,dataType:"script"}):f.globalEval((b.text||b.textContent||b.innerHTML||"").replace(bf,"/*$0*/")),b.parentNode&&b.parentNode.removeChild(b)})}return this}}),f.buildFragment=function(a,b,d){var e,g,h,i,j=a[0];b&&b[0]&&(i=b[0].ownerDocument||b[0]),i.createDocumentFragment||(i=c),a.length===1&&typeof j=="string"&&j.length<512&&i===c&&j.charAt(0)==="<"&&!bb.test(j)&&(f.support.checkClone||!bd.test(j))&&(f.support.html5Clone||!bc.test(j))&&(g=!0,h=f.fragments[j],h&&h!==1&&(e=h)),e||(e=i.createDocumentFragment(),f.clean(a,i,e,d)),g&&(f.fragments[j]=h?e:1);return{fragment:e,cacheable:g}},f.fragments={},f.each({appendTo:"append",prependTo:"prepend",insertBefore:"before",insertAfter:"after",replaceAll:"replaceWith"},function(a,b){f.fn[a]=function(c){var d=[],e=f(c),g=this.length===1&&this[0].parentNode;if(g&&g.nodeType===11&&g.childNodes.length===1&&e.length===1){e[b](this[0]);return this}for(var h=0,i=e.length;h<i;h++){var j=(h>0?this.clone(!0):this).get();f(e[h])[b](j),d=d.concat(j)}return this.pushStack(d,a,e.selector)}}),f.extend({clone:function(a,b,c){var d,e,g,h=f.support.html5Clone||f.isXMLDoc(a)||!bc.test("<"+a.nodeName+">")?a.cloneNode(!0):bo(a);if((!f.support.noCloneEvent||!f.support.noCloneChecked)&&(a.nodeType===1||a.nodeType===11)&&!f.isXMLDoc(a)){bk(a,h),d=bl(a),e=bl(h);for(g=0;d[g];++g)e[g]&&bk(d[g],e[g])}if(b){bj(a,h);if(c){d=bl(a),e=bl(h);for(g=0;d[g];++g)bj(d[g],e[g])}}d=e=null;return h},clean:function(a,b,d,e){var g,h,i,j=[];b=b||c,typeof b.createElement=="undefined"&&(b=b.ownerDocument||b[0]&&b[0].ownerDocument||c);for(var k=0,l;(l=a[k])!=null;k++){typeof l=="number"&&(l+="");if(!l)continue;if(typeof l=="string")if(!_.test(l))l=b.createTextNode(l);else{l=l.replace(Y,"<$1></$2>");var m=(Z.exec(l)||["",""])[1].toLowerCase(),n=bg[m]||bg._default,o=n[0],p=b.createElement("div"),q=bh.childNodes,r;b===c?bh.appendChild(p):U(b).appendChild(p),p.innerHTML=n[1]+l+n[2];while(o--)p=p.lastChild;if(!f.support.tbody){var s=$.test(l),t=m==="table"&&!s?p.firstChild&&p.firstChild.childNodes:n[1]==="<table>"&&!s?p.childNodes:[];for(i=t.length-1;i>=0;--i)f.nodeName(t[i],"tbody")&&!t[i].childNodes.length&&t[i].parentNode.removeChild(t[i])}!f.support.leadingWhitespace&&X.test(l)&&p.insertBefore(b.createTextNode(X.exec(l)[0]),p.firstChild),l=p.childNodes,p&&(p.parentNode.removeChild(p),q.length>0&&(r=q[q.length-1],r&&r.parentNode&&r.parentNode.removeChild(r)))}var u;if(!f.support.appendChecked)if(l[0]&&typeof (u=l.length)=="number")for(i=0;i<u;i++)bn(l[i]);else bn(l);l.nodeType?j.push(l):j=f.merge(j,l)}if(d){g=function(a){return!a.type||be.test(a.type)};for(k=0;j[k];k++){h=j[k];if(e&&f.nodeName(h,"script")&&(!h.type||be.test(h.type)))e.push(h.parentNode?h.parentNode.removeChild(h):h);else{if(h.nodeType===1){var v=f.grep(h.getElementsByTagName("script"),g);j.splice.apply(j,[k+1,0].concat(v))}d.appendChild(h)}}}return j},cleanData:function(a){var b,c,d=f.cache,e=f.event.special,g=f.support.deleteExpando;for(var h=0,i;(i=a[h])!=null;h++){if(i.nodeName&&f.noData[i.nodeName.toLowerCase()])continue;c=i[f.expando];if(c){b=d[c];if(b&&b.events){for(var j in b.events)e[j]?f.event.remove(i,j):f.removeEvent(i,j,b.handle);b.handle&&(b.handle.elem=null)}g?delete i[f.expando]:i.removeAttribute&&i.removeAttribute(f.expando),delete d[c]}}}});var bp=/alpha\([^)]*\)/i,bq=/opacity=([^)]*)/,br=/([A-Z]|^ms)/g,bs=/^[\-+]?(?:\d*\.)?\d+$/i,bt=/^-?(?:\d*\.)?\d+(?!px)[^\d\s]+$/i,bu=/^([\-+])=([\-+.\de]+)/,bv=/^margin/,bw={position:"absolute",visibility:"hidden",display:"block"},bx=["Top","Right","Bottom","Left"],by,bz,bA;f.fn.css=function(a,c){return f.access(this,function(a,c,d){return d!==b?f.style(a,c,d):f.css(a,c)},a,c,arguments.length>1)},f.extend({cssHooks:{opacity:{get:function(a,b){if(b){var c=by(a,"opacity");return c===""?"1":c}return a.style.opacity}}},cssNumber:{fillOpacity:!0,fontWeight:!0,lineHeight:!0,opacity:!0,orphans:!0,widows:!0,zIndex:!0,zoom:!0},cssProps:{"float":f.support.cssFloat?"cssFloat":"styleFloat"},style:function(a,c,d,e){if(!!a&&a.nodeType!==3&&a.nodeType!==8&&!!a.style){var g,h,i=f.camelCase(c),j=a.style,k=f.cssHooks[i];c=f.cssProps[i]||i;if(d===b){if(k&&"get"in k&&(g=k.get(a,!1,e))!==b)return g;return j[c]}h=typeof d,h==="string"&&(g=bu.exec(d))&&(d=+(g[1]+1)*+g[2]+parseFloat(f.css(a,c)),h="number");if(d==null||h==="number"&&isNaN(d))return;h==="number"&&!f.cssNumber[i]&&(d+="px");if(!k||!("set"in k)||(d=k.set(a,d))!==b)try{j[c]=d}catch(l){}}},css:function(a,c,d){var e,g;c=f.camelCase(c),g=f.cssHooks[c],c=f.cssProps[c]||c,c==="cssFloat"&&(c="float");if(g&&"get"in g&&(e=g.get(a,!0,d))!==b)return e;if(by)return by(a,c)},swap:function(a,b,c){var d={},e,f;for(f in b)d[f]=a.style[f],a.style[f]=b[f];e=c.call(a);for(f in b)a.style[f]=d[f];return e}}),f.curCSS=f.css,c.defaultView&&c.defaultView.getComputedStyle&&(bz=function(a,b){var c,d,e,g,h=a.style;b=b.replace(br,"-$1").toLowerCase(),(d=a.ownerDocument.defaultView)&&(e=d.getComputedStyle(a,null))&&(c=e.getPropertyValue(b),c===""&&!f.contains(a.ownerDocument.documentElement,a)&&(c=f.style(a,b))),!f.support.pixelMargin&&e&&bv.test(b)&&bt.test(c)&&(g=h.width,h.width=c,c=e.width,h.width=g);return c}),c.documentElement.currentStyle&&(bA=function(a,b){var c,d,e,f=a.currentStyle&&a.currentStyle[b],g=a.style;f==null&&g&&(e=g[b])&&(f=e),bt.test(f)&&(c=g.left,d=a.runtimeStyle&&a.runtimeStyle.left,d&&(a.runtimeStyle.left=a.currentStyle.left),g.left=b==="fontSize"?"1em":f,f=g.pixelLeft+"px",g.left=c,d&&(a.runtimeStyle.left=d));return f===""?"auto":f}),by=bz||bA,f.each(["height","width"],function(a,b){f.cssHooks[b]={get:function(a,c,d){if(c)return a.offsetWidth!==0?bB(a,b,d):f.swap(a,bw,function(){return bB(a,b,d)})},set:function(a,b){return bs.test(b)?b+"px":b}}}),f.support.opacity||(f.cssHooks.opacity={get:function(a,b){return bq.test((b&&a.currentStyle?a.currentStyle.filter:a.style.filter)||"")?parseFloat(RegExp.$1)/100+"":b?"1":""},set:function(a,b){var c=a.style,d=a.currentStyle,e=f.isNumeric(b)?"alpha(opacity="+b*100+")":"",g=d&&d.filter||c.filter||"";c.zoom=1;if(b>=1&&f.trim(g.replace(bp,""))===""){c.removeAttribute("filter");if(d&&!d.filter)return}c.filter=bp.test(g)?g.replace(bp,e):g+" "+e}}),f(function(){f.support.reliableMarginRight||(f.cssHooks.marginRight={get:function(a,b){return f.swap(a,{display:"inline-block"},function(){return b?by(a,"margin-right"):a.style.marginRight})}})}),f.expr&&f.expr.filters&&(f.expr.filters.hidden=function(a){var b=a.offsetWidth,c=a.offsetHeight;return b===0&&c===0||!f.support.reliableHiddenOffsets&&(a.style&&a.style.display||f.css(a,"display"))==="none"},f.expr.filters.visible=function(a){return!f.expr.filters.hidden(a)}),f.each({margin:"",padding:"",border:"Width"},function(a,b){f.cssHooks[a+b]={expand:function(c){var d,e=typeof c=="string"?c.split(" "):[c],f={};for(d=0;d<4;d++)f[a+bx[d]+b]=e[d]||e[d-2]||e[0];return f}}});var bC=/%20/g,bD=/\[\]$/,bE=/\r?\n/g,bF=/#.*$/,bG=/^(.*?):[ \t]*([^\r\n]*)\r?$/mg,bH=/^(?:color|date|datetime|datetime-local|email|hidden|month|number|password|range|search|tel|text|time|url|week)$/i,bI=/^(?:about|app|app\-storage|.+\-extension|file|res|widget):$/,bJ=/^(?:GET|HEAD)$/,bK=/^\/\//,bL=/\?/,bM=/<script\b[^<]*(?:(?!<\/script>)<[^<]*)*<\/script>/gi,bN=/^(?:select|textarea)/i,bO=/\s+/,bP=/([?&])_=[^&]*/,bQ=/^([\w\+\.\-]+:)(?:\/\/([^\/?#:]*)(?::(\d+))?)?/,bR=f.fn.load,bS={},bT={},bU,bV,bW=["*/"]+["*"];try{bU=e.href}catch(bX){bU=c.createElement("a"),bU.href="",bU=bU.href}bV=bQ.exec(bU.toLowerCase())||[],f.fn.extend({load:function(a,c,d){if(typeof a!="string"&&bR)return bR.apply(this,arguments);if(!this.length)return this;var e=a.indexOf(" ");if(e>=0){var g=a.slice(e,a.length);a=a.slice(0,e)}var h="GET";c&&(f.isFunction(c)?(d=c,c=b):typeof c=="object"&&(c=f.param(c,f.ajaxSettings.traditional),h="POST"));var i=this;f.ajax({url:a,type:h,dataType:"html",data:c,complete:function(a,b,c){c=a.responseText,a.isResolved()&&(a.done(function(a){c=a}),i.html(g?f("<div>").append(c.replace(bM,"")).find(g):c)),d&&i.each(d,[c,b,a])}});return this},serialize:function(){return f.param(this.serializeArray())},serializeArray:function(){return this.map(function(){return this.elements?f.makeArray(this.elements):this}).filter(function(){return this.name&&!this.disabled&&(this.checked||bN.test(this.nodeName)||bH.test(this.type))}).map(function(a,b){var c=f(this).val();return c==null?null:f.isArray(c)?f.map(c,function(a,c){return{name:b.name,value:a.replace(bE,"\r\n")}}):{name:b.name,value:c.replace(bE,"\r\n")}}).get()}}),f.each("ajaxStart ajaxStop ajaxComplete ajaxError ajaxSuccess ajaxSend".split(" "),function(a,b){f.fn[b]=function(a){return this.on(b,a)}}),f.each(["get","post"],function(a,c){f[c]=function(a,d,e,g){f.isFunction(d)&&(g=g||e,e=d,d=b);return f.ajax({type:c,url:a,data:d,success:e,dataType:g})}}),f.extend({getScript:function(a,c){return f.get(a,b,c,"script")},getJSON:function(a,b,c){return f.get(a,b,c,"json")},ajaxSetup:function(a,b){b?b$(a,f.ajaxSettings):(b=a,a=f.ajaxSettings),b$(a,b);return a},ajaxSettings:{url:bU,isLocal:bI.test(bV[1]),global:!0,type:"GET",contentType:"application/x-www-form-urlencoded; charset=UTF-8",processData:!0,async:!0,accepts:{xml:"application/xml, text/xml",html:"text/html",text:"text/plain",json:"application/json, text/javascript","*":bW},contents:{xml:/xml/,html:/html/,json:/json/},responseFields:{xml:"responseXML",text:"responseText"},converters:{"* text":a.String,"text html":!0,"text json":f.parseJSON,"text xml":f.parseXML},flatOptions:{context:!0,url:!0}},ajaxPrefilter:bY(bS),ajaxTransport:bY(bT),ajax:function(a,c){function w(a,c,l,m){if(s!==2){s=2,q&&clearTimeout(q),p=b,n=m||"",v.readyState=a>0?4:0;var o,r,u,w=c,x=l?ca(d,v,l):b,y,z;if(a>=200&&a<300||a===304){if(d.ifModified){if(y=v.getResponseHeader("Last-Modified"))f.lastModified[k]=y;if(z=v.getResponseHeader("Etag"))f.etag[k]=z}if(a===304)w="notmodified",o=!0;else try{r=cb(d,x),w="success",o=!0}catch(A){w="parsererror",u=A}}else{u=w;if(!w||a)w="error",a<0&&(a=0)}v.status=a,v.statusText=""+(c||w),o?h.resolveWith(e,[r,w,v]):h.rejectWith(e,[v,w,u]),v.statusCode(j),j=b,t&&g.trigger("ajax"+(o?"Success":"Error"),[v,d,o?r:u]),i.fireWith(e,[v,w]),t&&(g.trigger("ajaxComplete",[v,d]),--f.active||f.event.trigger("ajaxStop"))}}typeof a=="object"&&(c=a,a=b),c=c||{};var d=f.ajaxSetup({},c),e=d.context||d,g=e!==d&&(e.nodeType||e instanceof f)?f(e):f.event,h=f.Deferred(),i=f.Callbacks("once memory"),j=d.statusCode||{},k,l={},m={},n,o,p,q,r,s=0,t,u,v={readyState:0,setRequestHeader:function(a,b){if(!s){var c=a.toLowerCase();a=m[c]=m[c]||a,l[a]=b}return this},getAllResponseHeaders:function(){return s===2?n:null},getResponseHeader:function(a){var c;if(s===2){if(!o){o={};while(c=bG.exec(n))o[c[1].toLowerCase()]=c[2]}c=o[a.toLowerCase()]}return c===b?null:c},overrideMimeType:function(a){s||(d.mimeType=a);return this},abort:function(a){a=a||"abort",p&&p.abort(a),w(0,a);return this}};h.promise(v),v.success=v.done,v.error=v.fail,v.complete=i.add,v.statusCode=function(a){if(a){var b;if(s<2)for(b in a)j[b]=[j[b],a[b]];else b=a[v.status],v.then(b,b)}return this},d.url=((a||d.url)+"").replace(bF,"").replace(bK,bV[1]+"//"),d.dataTypes=f.trim(d.dataType||"*").toLowerCase().split(bO),d.crossDomain==null&&(r=bQ.exec(d.url.toLowerCase()),d.crossDomain=!(!r||r[1]==bV[1]&&r[2]==bV[2]&&(r[3]||(r[1]==="http:"?80:443))==(bV[3]||(bV[1]==="http:"?80:443)))),d.data&&d.processData&&typeof d.data!="string"&&(d.data=f.param(d.data,d.traditional)),bZ(bS,d,c,v);if(s===2)return!1;t=d.global,d.type=d.type.toUpperCase(),d.hasContent=!bJ.test(d.type),t&&f.active++===0&&f.event.trigger("ajaxStart");if(!d.hasContent){d.data&&(d.url+=(bL.test(d.url)?"&":"?")+d.data,delete d.data),k=d.url;if(d.cache===!1){var x=f.now(),y=d.url.replace(bP,"$1_="+x);d.url=y+(y===d.url?(bL.test(d.url)?"&":"?")+"_="+x:"")}}(d.data&&d.hasContent&&d.contentType!==!1||c.contentType)&&v.setRequestHeader("Content-Type",d.contentType),d.ifModified&&(k=k||d.url,f.lastModified[k]&&v.setRequestHeader("If-Modified-Since",f.lastModified[k]),f.etag[k]&&v.setRequestHeader("If-None-Match",f.etag[k])),v.setRequestHeader("Accept",d.dataTypes[0]&&d.accepts[d.dataTypes[0]]?d.accepts[d.dataTypes[0]]+(d.dataTypes[0]!=="*"?", "+bW+"; q=0.01":""):d.accepts["*"]);for(u in d.headers)v.setRequestHeader(u,d.headers[u]);if(d.beforeSend&&(d.beforeSend.call(e,v,d)===!1||s===2)){v.abort();return!1}for(u in{success:1,error:1,complete:1})v[u](d[u]);p=bZ(bT,d,c,v);if(!p)w(-1,"No Transport");else{v.readyState=1,t&&g.trigger("ajaxSend",[v,d]),d.async&&d.timeout>0&&(q=setTimeout(function(){v.abort("timeout")},d.timeout));try{s=1,p.send(l,w)}catch(z){if(s<2)w(-1,z);else throw z}}return v},param:function(a,c){var d=[],e=function(a,b){b=f.isFunction(b)?b():b,d[d.length]=encodeURIComponent(a)+"="+encodeURIComponent(b)};c===b&&(c=f.ajaxSettings.traditional);if(f.isArray(a)||a.jquery&&!f.isPlainObject(a))f.each(a,function(){e(this.name,this.value)});else for(var g in a)b_(g,a[g],c,e);return d.join("&").replace(bC,"+")}}),f.extend({active:0,lastModified:{},etag:{}});var cc=f.now(),cd=/(\=)\?(&|$)|\?\?/i;f.ajaxSetup({jsonp:"callback",jsonpCallback:function(){return f.expando+"_"+cc++}}),f.ajaxPrefilter("json jsonp",function(b,c,d){var e=typeof b.data=="string"&&/^application\/x\-www\-form\-urlencoded/.test(b.contentType);if(b.dataTypes[0]==="jsonp"||b.jsonp!==!1&&(cd.test(b.url)||e&&cd.test(b.data))){var g,h=b.jsonpCallback=f.isFunction(b.jsonpCallback)?b.jsonpCallback():b.jsonpCallback,i=a[h],j=b.url,k=b.data,l="$1"+h+"$2";b.jsonp!==!1&&(j=j.replace(cd,l),b.url===j&&(e&&(k=k.replace(cd,l)),b.data===k&&(j+=(/\?/.test(j)?"&":"?")+b.jsonp+"="+h))),b.url=j,b.data=k,a[h]=function(a){g=[a]},d.always(function(){a[h]=i,g&&f.isFunction(i)&&a[h](g[0])}),b.converters["script json"]=function(){g||f.error(h+" was not called");return g[0]},b.dataTypes[0]="json";return"script"}}),f.ajaxSetup({accepts:{script:"text/javascript, application/javascript, application/ecmascript, application/x-ecmascript"},contents:{script:/javascript|ecmascript/},converters:{"text script":function(a){f.globalEval(a);return a}}}),f.ajaxPrefilter("script",function(a){a.cache===b&&(a.cache=!1),a.crossDomain&&(a.type="GET",a.global=!1)}),f.ajaxTransport("script",function(a){if(a.crossDomain){var d,e=c.head||c.getElementsByTagName("head")[0]||c.documentElement;return{send:function(f,g){d=c.createElement("script"),d.async="async",a.scriptCharset&&(d.charset=a.scriptCharset),d.src=a.url,d.onload=d.onreadystatechange=function(a,c){if(c||!d.readyState||/loaded|complete/.test(d.readyState))d.onload=d.onreadystatechange=null,e&&d.parentNode&&e.removeChild(d),d=b,c||g(200,"success")},e.insertBefore(d,e.firstChild)},abort:function(){d&&d.onload(0,1)}}}});var ce=a.ActiveXObject?function(){for(var a in cg)cg[a](0,1)}:!1,cf=0,cg;f.ajaxSettings.xhr=a.ActiveXObject?function(){return!this.isLocal&&ch()||ci()}:ch,function(a){f.extend(f.support,{ajax:!!a,cors:!!a&&"withCredentials"in a})}(f.ajaxSettings.xhr()),f.support.ajax&&f.ajaxTransport(function(c){if(!c.crossDomain||f.support.cors){var d;return{send:function(e,g){var h=c.xhr(),i,j;c.username?h.open(c.type,c.url,c.async,c.username,c.password):h.open(c.type,c.url,c.async);if(c.xhrFields)for(j in c.xhrFields)h[j]=c.xhrFields[j];c.mimeType&&h.overrideMimeType&&h.overrideMimeType(c.mimeType),!c.crossDomain&&!e["X-Requested-With"]&&(e["X-Requested-With"]="XMLHttpRequest");try{for(j in e)h.setRequestHeader(j,e[j])}catch(k){}h.send(c.hasContent&&c.data||null),d=function(a,e){var j,k,l,m,n;try{if(d&&(e||h.readyState===4)){d=b,i&&(h.onreadystatechange=f.noop,ce&&delete cg[i]);if(e)h.readyState!==4&&h.abort();else{j=h.status,l=h.getAllResponseHeaders(),m={},n=h.responseXML,n&&n.documentElement&&(m.xml=n);try{m.text=h.responseText}catch(a){}try{k=h.statusText}catch(o){k=""}!j&&c.isLocal&&!c.crossDomain?j=m.text?200:404:j===1223&&(j=204)}}}catch(p){e||g(-1,p)}m&&g(j,k,m,l)},!c.async||h.readyState===4?d():(i=++cf,ce&&(cg||(cg={},f(a).unload(ce)),cg[i]=d),h.onreadystatechange=d)},abort:function(){d&&d(0,1)}}}});var cj={},ck,cl,cm=/^(?:toggle|show|hide)$/,cn=/^([+\-]=)?([\d+.\-]+)([a-z%]*)$/i,co,cp=[["height","marginTop","marginBottom","paddingTop","paddingBottom"],["width","marginLeft","marginRight","paddingLeft","paddingRight"],["opacity"]],cq;f.fn.extend({show:function(a,b,c){var d,e;if(a||a===0)return this.animate(ct("show",3),a,b,c);for(var g=0,h=this.length;g<h;g++)d=this[g],d.style&&(e=d.style.display,!f._data(d,"olddisplay")&&e==="none"&&(e=d.style.display=""),(e===""&&f.css(d,"display")==="none"||!f.contains(d.ownerDocument.documentElement,d))&&f._data(d,"olddisplay",cu(d.nodeName)));for(g=0;g<h;g++){d=this[g];if(d.style){e=d.style.display;if(e===""||e==="none")d.style.display=f._data(d,"olddisplay")||""}}return this},hide:function(a,b,c){if(a||a===0)return this.animate(ct("hide",3),a,b,c);var d,e,g=0,h=this.length;for(;g<h;g++)d=this[g],d.style&&(e=f.css(d,"display"),e!=="none"&&!f._data(d,"olddisplay")&&f._data(d,"olddisplay",e));for(g=0;g<h;g++)this[g].style&&(this[g].style.display="none");return this},_toggle:f.fn.toggle,toggle:function(a,b,c){var d=typeof a=="boolean";f.isFunction(a)&&f.isFunction(b)?this._toggle.apply(this,arguments):a==null||d?this.each(function(){var b=d?a:f(this).is(":hidden");f(this)[b?"show":"hide"]()}):this.animate(ct("toggle",3),a,b,c);return this},fadeTo:function(a,b,c,d){return this.filter(":hidden").css("opacity",0).show().end().animate({opacity:b},a,c,d)},animate:function(a,b,c,d){function g(){e.queue===!1&&f._mark(this);var b=f.extend({},e),c=this.nodeType===1,d=c&&f(this).is(":hidden"),g,h,i,j,k,l,m,n,o,p,q;b.animatedProperties={};for(i in a){g=f.camelCase(i),i!==g&&(a[g]=a[i],delete a[i]);if((k=f.cssHooks[g])&&"expand"in k){l=k.expand(a[g]),delete a[g];for(i in l)i in a||(a[i]=l[i])}}for(g in a){h=a[g],f.isArray(h)?(b.animatedProperties[g]=h[1],h=a[g]=h[0]):b.animatedProperties[g]=b.specialEasing&&b.specialEasing[g]||b.easing||"swing";if(h==="hide"&&d||h==="show"&&!d)return b.complete.call(this);c&&(g==="height"||g==="width")&&(b.overflow=[this.style.overflow,this.style.overflowX,this.style.overflowY],f.css(this,"display")==="inline"&&f.css(this,"float")==="none"&&(!f.support.inlineBlockNeedsLayout||cu(this.nodeName)==="inline"?this.style.display="inline-block":this.style.zoom=1))}b.overflow!=null&&(this.style.overflow="hidden");for(i in a)j=new f.fx(this,b,i),h=a[i],cm.test(h)?(q=f._data(this,"toggle"+i)||(h==="toggle"?d?"show":"hide":0),q?(f._data(this,"toggle"+i,q==="show"?"hide":"show"),j[q]()):j[h]()):(m=cn.exec(h),n=j.cur(),m?(o=parseFloat(m[2]),p=m[3]||(f.cssNumber[i]?"":"px"),p!=="px"&&(f.style(this,i,(o||1)+p),n=(o||1)/j.cur()*n,f.style(this,i,n+p)),m[1]&&(o=(m[1]==="-="?-1:1)*o+n),j.custom(n,o,p)):j.custom(n,h,""));return!0}var e=f.speed(b,c,d);if(f.isEmptyObject(a))return this.each(e.complete,[!1]);a=f.extend({},a);return e.queue===!1?this.each(g):this.queue(e.queue,g)},stop:function(a,c,d){typeof a!="string"&&(d=c,c=a,a=b),c&&a!==!1&&this.queue(a||"fx",[]);return this.each(function(){function h(a,b,c){var e=b[c];f.removeData(a,c,!0),e.stop(d)}var b,c=!1,e=f.timers,g=f._data(this);d||f._unmark(!0,this);if(a==null)for(b in g)g[b]&&g[b].stop&&b.indexOf(".run")===b.length-4&&h(this,g,b);else g[b=a+".run"]&&g[b].stop&&h(this,g,b);for(b=e.length;b--;)e[b].elem===this&&(a==null||e[b].queue===a)&&(d?e[b](!0):e[b].saveState(),c=!0,e.splice(b,1));(!d||!c)&&f.dequeue(this,a)})}}),f.each({slideDown:ct("show",1),slideUp:ct("hide",1),slideToggle:ct("toggle",1),fadeIn:{opacity:"show"},fadeOut:{opacity:"hide"},fadeToggle:{opacity:"toggle"}},function(a,b){f.fn[a]=function(a,c,d){return this.animate(b,a,c,d)}}),f.extend({speed:function(a,b,c){var d=a&&typeof a=="object"?f.extend({},a):{complete:c||!c&&b||f.isFunction(a)&&a,duration:a,easing:c&&b||b&&!f.isFunction(b)&&b};d.duration=f.fx.off?0:typeof d.duration=="number"?d.duration:d.duration in f.fx.speeds?f.fx.speeds[d.duration]:f.fx.speeds._default;if(d.queue==null||d.queue===!0)d.queue="fx";d.old=d.complete,d.complete=function(a){f.isFunction(d.old)&&d.old.call(this),d.queue?f.dequeue(this,d.queue):a!==!1&&f._unmark(this)};return d},easing:{linear:function(a){return a},swing:function(a){return-Math.cos(a*Math.PI)/2+.5}},timers:[],fx:function(a,b,c){this.options=b,this.elem=a,this.prop=c,b.orig=b.orig||{}}}),f.fx.prototype={update:function(){this.options.step&&this.options.step.call(this.elem,this.now,this),(f.fx.step[this.prop]||f.fx.step._default)(this)},cur:function(){if(this.elem[this.prop]!=null&&(!this.elem.style||this.elem.style[this.prop]==null))return this.elem[this.prop];var a,b=f.css(this.elem,this.prop);return isNaN(a=parseFloat(b))?!b||b==="auto"?0:b:a},custom:function(a,c,d){function h(a){return e.step(a)}var e=this,g=f.fx;this.startTime=cq||cr(),this.end=c,this.now=this.start=a,this.pos=this.state=0,this.unit=d||this.unit||(f.cssNumber[this.prop]?"":"px"),h.queue=this.options.queue,h.elem=this.elem,h.saveState=function(){f._data(e.elem,"fxshow"+e.prop)===b&&(e.options.hide?f._data(e.elem,"fxshow"+e.prop,e.start):e.options.show&&f._data(e.elem,"fxshow"+e.prop,e.end))},h()&&f.timers.push(h)&&!co&&(co=setInterval(g.tick,g.interval))},show:function(){var a=f._data(this.elem,"fxshow"+this.prop);this.options.orig[this.prop]=a||f.style(this.elem,this.prop),this.options.show=!0,a!==b?this.custom(this.cur(),a):this.custom(this.prop==="width"||this.prop==="height"?1:0,this.cur()),f(this.elem).show()},hide:function(){this.options.orig[this.prop]=f._data(this.elem,"fxshow"+this.prop)||f.style(this.elem,this.prop),this.options.hide=!0,this.custom(this.cur(),0)},step:function(a){var b,c,d,e=cq||cr(),g=!0,h=this.elem,i=this.options;if(a||e>=i.duration+this.startTime){this.now=this.end,this.pos=this.state=1,this.update(),i.animatedProperties[this.prop]=!0;for(b in i.animatedProperties)i.animatedProperties[b]!==!0&&(g=!1);if(g){i.overflow!=null&&!f.support.shrinkWrapBlocks&&f.each(["","X","Y"],function(a,b){h.style["overflow"+b]=i.overflow[a]}),i.hide&&f(h).hide();if(i.hide||i.show)for(b in i.animatedProperties)f.style(h,b,i.orig[b]),f.removeData(h,"fxshow"+b,!0),f.removeData(h,"toggle"+b,!0);d=i.complete,d&&(i.complete=!1,d.call(h))}return!1}i.duration==Infinity?this.now=e:(c=e-this.startTime,this.state=c/i.duration,this.pos=f.easing[i.animatedProperties[this.prop]](this.state,c,0,1,i.duration),this.now=this.start+(this.end-this.start)*this.pos),this.update();return!0}},f.extend(f.fx,{tick:function(){var a,b=f.timers,c=0;for(;c<b.length;c++)a=b[c],!a()&&b[c]===a&&b.splice(c--,1);b.length||f.fx.stop()},interval:13,stop:function(){clearInterval(co),co=null},speeds:{slow:600,fast:200,_default:400},step:{opacity:function(a){f.style(a.elem,"opacity",a.now)},_default:function(a){a.elem.style&&a.elem.style[a.prop]!=null?a.elem.style[a.prop]=a.now+a.unit:a.elem[a.prop]=a.now}}}),f.each(cp.concat.apply([],cp),function(a,b){b.indexOf("margin")&&(f.fx.step[b]=function(a){f.style(a.elem,b,Math.max(0,a.now)+a.unit)})}),f.expr&&f.expr.filters&&(f.expr.filters.animated=function(a){return f.grep(f.timers,function(b){return a===b.elem}).length});var cv,cw=/^t(?:able|d|h)$/i,cx=/^(?:body|html)$/i;"getBoundingClientRect"in c.documentElement?cv=function(a,b,c,d){try{d=a.getBoundingClientRect()}catch(e){}if(!d||!f.contains(c,a))return d?{top:d.top,left:d.left}:{top:0,left:0};var g=b.body,h=cy(b),i=c.clientTop||g.clientTop||0,j=c.clientLeft||g.clientLeft||0,k=h.pageYOffset||f.support.boxModel&&c.scrollTop||g.scrollTop,l=h.pageXOffset||f.support.boxModel&&c.scrollLeft||g.scrollLeft,m=d.top+k-i,n=d.left+l-j;return{top:m,left:n}}:cv=function(a,b,c){var d,e=a.offsetParent,g=a,h=b.body,i=b.defaultView,j=i?i.getComputedStyle(a,null):a.currentStyle,k=a.offsetTop,l=a.offsetLeft;while((a=a.parentNode)&&a!==h&&a!==c){if(f.support.fixedPosition&&j.position==="fixed")break;d=i?i.getComputedStyle(a,null):a.currentStyle,k-=a.scrollTop,l-=a.scrollLeft,a===e&&(k+=a.offsetTop,l+=a.offsetLeft,f.support.doesNotAddBorder&&(!f.support.doesAddBorderForTableAndCells||!cw.test(a.nodeName))&&(k+=parseFloat(d.borderTopWidth)||0,l+=parseFloat(d.borderLeftWidth)||0),g=e,e=a.offsetParent),f.support.subtractsBorderForOverflowNotVisible&&d.overflow!=="visible"&&(k+=parseFloat(d.borderTopWidth)||0,l+=parseFloat(d.borderLeftWidth)||0),j=d}if(j.position==="relative"||j.position==="static")k+=h.offsetTop,l+=h.offsetLeft;f.support.fixedPosition&&j.position==="fixed"&&(k+=Math.max(c.scrollTop,h.scrollTop),l+=Math.max(c.scrollLeft,h.scrollLeft));return{top:k,left:l}},f.fn.offset=function(a){if(arguments.length)return a===b?this:this.each(function(b){f.offset.setOffset(this,a,b)});var c=this[0],d=c&&c.ownerDocument;if(!d)return null;if(c===d.body)return f.offset.bodyOffset(c);return cv(c,d,d.documentElement)},f.offset={bodyOffset:function(a){var b=a.offsetTop,c=a.offsetLeft;f.support.doesNotIncludeMarginInBodyOffset&&(b+=parseFloat(f.css(a,"marginTop"))||0,c+=parseFloat(f.css(a,"marginLeft"))||0);return{top:b,left:c}},setOffset:function(a,b,c){var d=f.css(a,"position");d==="static"&&(a.style.position="relative");var e=f(a),g=e.offset(),h=f.css(a,"top"),i=f.css(a,"left"),j=(d==="absolute"||d==="fixed")&&f.inArray("auto",[h,i])>-1,k={},l={},m,n;j?(l=e.position(),m=l.top,n=l.left):(m=parseFloat(h)||0,n=parseFloat(i)||0),f.isFunction(b)&&(b=b.call(a,c,g)),b.top!=null&&(k.top=b.top-g.top+m),b.left!=null&&(k.left=b.left-g.left+n),"using"in b?b.using.call(a,k):e.css(k)}},f.fn.extend({position:function(){if(!this[0])return null;var a=this[0],b=this.offsetParent(),c=this.offset(),d=cx.test(b[0].nodeName)?{top:0,left:0}:b.offset();c.top-=parseFloat(f.css(a,"marginTop"))||0,c.left-=parseFloat(f.css(a,"marginLeft"))||0,d.top+=parseFloat(f.css(b[0],"borderTopWidth"))||0,d.left+=parseFloat(f.css(b[0],"borderLeftWidth"))||0;return{top:c.top-d.top,left:c.left-d.left}},offsetParent:function(){return this.map(function(){var a=this.offsetParent||c.body;while(a&&!cx.test(a.nodeName)&&f.css(a,"position")==="static")a=a.offsetParent;return a})}}),f.each({scrollLeft:"pageXOffset",scrollTop:"pageYOffset"},function(a,c){var d=/Y/.test(c);f.fn[a]=function(e){return f.access(this,function(a,e,g){var h=cy(a);if(g===b)return h?c in h?h[c]:f.support.boxModel&&h.document.documentElement[e]||h.document.body[e]:a[e];h?h.scrollTo(d?f(h).scrollLeft():g,d?g:f(h).scrollTop()):a[e]=g},a,e,arguments.length,null)}}),f.each({Height:"height",Width:"width"},function(a,c){var d="client"+a,e="scroll"+a,g="offset"+a;f.fn["inner"+a]=function(){var a=this[0];return a?a.style?parseFloat(f.css(a,c,"padding")):this[c]():null},f.fn["outer"+a]=function(a){var b=this[0];return b?b.style?parseFloat(f.css(b,c,a?"margin":"border")):this[c]():null},f.fn[c]=function(a){return f.access(this,function(a,c,h){var i,j,k,l;if(f.isWindow(a)){i=a.document,j=i.documentElement[d];return f.support.boxModel&&j||i.body&&i.body[d]||j}if(a.nodeType===9){i=a.documentElement;if(i[d]>=i[e])return i[d];return Math.max(a.body[e],i[e],a.body[g],i[g])}if(h===b){k=f.css(a,c),l=parseFloat(k);return f.isNumeric(l)?l:k}f(a).css(c,h)},c,a,arguments.length,null)}}),a.jQuery=a.$=f,typeof define=="function"&&define.amd&&define.amd.jQuery&&define("jquery",[],function(){return f})})(wind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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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ç‰ˆ

  $(document).ready(function(){

		$(".duokan-footnote").html("[æ³¨]");

  });



//1.3ç‰ˆè¿½åŠ 

  $(document).ready(function(){

		i = 0;

		$(".duokan-footnote").each(function(){

			var sid = 'sup_' + i;

			$(this).before('<sup id="' + sid + '"></sup>');

			$("#" + sid).append($(this));

			i++;

		});

  });

//1.32ç‰ˆè¿½åŠ 

  $(document).ready(function(){

		$(".dot").addClass("dot1");

		$(".dot").removeClass("dot");

  });



OEBPS/Images/0017.jpg
Ilga the Haxor,

stays at the Guild's Reception






OEBPS/Images/0003.jpg





OEBPS/Images/0009.jpg





OEBPS/Images/0016.jpg





OEBPS/Images/0013.jpg
GRS
il 1 iy 22

Ilya the Haxor,
stays at the Guild's Reception






OEBPS/Images/0008.jpg





OEBPS/Images/0004.jpg






